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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中日文）
中文版

9月13日

会议报到

联系人：何晓威（手机13666618736）、谢咏（手机13805749931）

地点：杭州华北饭店（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路栖霞岭18号，总机：0571-87980486）

18:30-20:00  晚餐                      

9月14日  

上午
一.开幕式（08:30-09:00）   主持：陈小法 教授   

   1.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蒋承勇 教授 致辞

   2.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 所长 河野贵美子 教授 致辞

   3.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吉川竹二 主任 致辞

   4.拍摄集体照

二.笔谈主题基调演讲（09:00-12:10）

第一部分（09:00-10:30）   主持：王勇 教授
1.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教授）：不在场的在场者——朝鲜通信使文献对中国的意义

2. 松浦章（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文学部教授）：前近代东亚海域的笔谈形态

3. 李庆（日本金泽大学教授）：汉文笔谈之我见  

    中场休息（10:30-10:40）             

第二部分（10:40-12:10）  主持：河野贵美子 教授
1.高松寿夫（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外交拓展的日本文学——以从５世纪到８世纪为视野

2.王勇（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 教授）：东亚的视觉世纪

3.増尾伸一郎（东京成德大学人文学部 教授）：〈琉球往来〉与笔谈关系史料

午餐：12:10-13:30 (酒店内)                     

下午
一.笔谈研究发表（每人限定15分钟） 

          第一部分发表 13:30-15:15 主持：吉原浩人 教授
  1.河野贵美子（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关于空海在唐时的启——对古代东亚外交中的语言和文笔的一考察
  2. 高兵兵（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日本与东亚诸国的书简往来  

    3.町泉寿郎（二松学舍大学副教授）：三岛中洲的笔谈录３种之介绍

  4.刘雨珍（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清朝初代驻日公使馆员的在日笔谈资料整理与研究

    5.米田真理子（神戸学院大学法学部副教授）：近世初期儒者与朝鲜通信使的对话——金刚寺所藏三宅元庵、朴安期笔谈资料的介绍

6.黄普基（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外国专家）:“友情”和“文战”——日韩学者在《燕行录》笔谈研究中的争论焦点

7．陈小法（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教授）：明代中日文人笔谈交流之研究（论文交流、不发表）
互动时间：15:00--15:15

中场休息：15：15-15：25
           第二部分发表 15:25-17:40 主持：金俊 副教授
    1.金程宇（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教授）、孙立（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博士）：杨守敬在日期间笔谈新资料——《惺吾谈屑》初探

    2.田村航（明治学院大学非常勤讲师）：藤原惺窝和朝鲜役捕虏的笔谈

  3.梁永宣（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有关与朝鲜通信使交流中的医学笔谈

  4.川边雄大（二松学舍大学非常勤讲师）：关于琉球真宗法难事件的考察——以善教寺藏《对辩录》为中心

    5.卞東波（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副教授）：中日近代学人学术交流的珍贵记录——日本汉学家诸桥辙次与中国学人的笔谈
6．郑洁西（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讲师）：万历朝鲜之役外交折冲期间的两份笔谈资料

7.陈友康（云南中华文化学院教授）：清末陈荣昌和日本人的诗歌交流

8.张京华（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教授）：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尊攘”和“夷夏”的位置交换
互动时间：17:25--17:40

中场休息：17:40--17:50

第三部分发表（笔谈部、每人10分钟） 17:50-19:25 主持：郑洁西 博士

  1.苏杨剑（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洪大容《乾浄笔谈》的研究

  2.李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朱舜水的笔谈研究

  3.关静（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清末中国官绅与日人交往情況初探——以《芝山一笑》为例

  4.朱俞黙（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燕行录》里的笔谈文献

    5.张阳（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清末版本目录学与日本书志学的互动——清末官绅与日本学者的笔谈及其著作等文献资料之所见

    6.彭丹华（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究生）：越南燕行诗《风俗吟》十首阐微

    7.朱子昊（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答朝鲜医问》与《医学疑问》渊源考

    8.齐会君（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圆仁的在唐求法巡礼与笔谈

    9. 陈占峰（云南中华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何如璋驻日使团与日本文人诗歌唱和考论（论文交流、不发表）  

 互动时间：19:10--19:25

         第三部分发表（西湖部、论文交流、不做发表）

  1.林  瑶（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生）：日本五山文学的西湖印象

  2.潘晓颖（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生）：中国旅行记中的近代日本人西湖意象考察

  3.姚晶晶（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生）：日本五山禅僧诗文中的「西施」——以「五山文学」为中心

  4.朱志鹏（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生）：五山文学中的「断桥」意象研究

  5.辜承尧(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生): 日本五山文学中的西湖图

  欢迎宴会（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主办）19:30--21:30（宾馆内、主持：何晓威主任）
9月15日  

上午
一.西湖主题基调演讲 （08:30--11:40） 

第一部分（08：30-10：00）  主持：高兵兵 教授

    1.牧野和夫（实践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南宋刊本与鎌仓期刊本——泉涌寺版、舶载大藏经及其周边
    2.陈小法（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教授）：琉球来贡秘闻及其汉诗中的杭州西湖

    3.吉原浩人（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钱塘湖孤山寺的元稹、白居易与平安朝的文人

中场休息：10：00-10：10

第二部分（10：10-11：40） 主持：黄普基 博士

  4.内山精也（早稻田大学教育・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日本五山禅林中的西湖憧憬——以万里集九为中心
5.张东杓（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外国专家）：朝鲜期中期知识分子的西湖想像与其内涵

6.金俊（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近代东亚的思想交流和西湖——以康有为与韩国儒家知识分子李炳宪的笔谈交流为中心

午餐：12：00--13:00
下午

一．笔谈研究发表

第四部分发表（13:00-15:00） 主持：高松寿夫 教授

1.吕顺长(四天王寺大学教授)：吴汝纶日本视察笔谈记录
  2.土佐朋子（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副教授）：异文化间的交流——七世纪隋倭外交的理解与误解

  3.孙文（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坐间笔语》与《江关笔谈》——新井白石和朝鲜通信使赵泰亿的笔谈

  4.中丸贵史（日本防卫大学校讲师）：《土佐日记》的笔谈——初期假名文本的生成

  5.师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笔谈文献

  6.刘玉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越南使臣阮思僩与晚清壮族诗人黎申产的笔谈考论

  7.顾姍姍（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博士生、气象大学校、神田外语大学非常勤讲师）：从分韵诗到次韵诗——以奈良、平安前期日本官员与新罗使、渤海使的汉诗交流为中心

 互动时间：14:45-15:00

 中场休息:15:00--15:10 

 二.西湖研究发表（15:10--18:35）         

            第一部分发表（15:10-16:55）    主持：内山精也 教授

  1.丹羽博之（大手前大学教授）：西湖与芭蕉

  2.金程宇（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教授）、张知强（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博士）：论古佚书《西湖莲社集》于西湖研究之意义

  3.西山美香（花园大学大学院非常勤讲师）：西湖周边寺院和雨——以明庆寺为中心

  4.葛继勇（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白居易的杭州西湖——以与苏州武丘的比较为中心

  5.田村航（明治学院大学非常勤讲师）：藤原惺窝和西湖以及王阳明

  6.李伟（长崎大学、同济大学日本学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庭园中的西湖景观受容
 互动时间：16:40-16:55  

 中场休息16:55--17:05 

            第二部分发表（17:05-18:35）    主持：张新朋 副教授

    1.川边雄大（二松学舍大学非常勤讲师）：明治时期日僧眼中的杭州西湖——以北方心泉为例

    2.王连旺（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日语系）：苏轼“西湖诗”考释——从中日诗歌比较注释学的视角出发

  3.木下綾子（白百合女子大学、秀明大学非常勤讲师）：渤海关联诗中的杭州和越州：以白居易和元稹的交友为起点

  4.孙立春（杭州师范大学日语系副教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杭州——以芥川龙之介《江南游记》为中心

  5.李满红（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大伴家持的“江南”

  互动时间：18：20-18：35

  闭幕式：18：35-18：50
答谢宴（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19：30～21：30

9月16日
史迹考查

9月17日
会议闭幕

日本語版

9月13日：終日受付
受付係り：何暁威（携帯：13666618736）・謝咏（携帯：13805749931）

場所：華北飯店（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路栖霞岭18号、カウンタ電話：0571-87980486）

18：30～20：00：夕食

9月14日
午前

一、開幕式（8：30～9：00）  司会：陳小法 教授

1.浙江工商大学共産党委員会書記長　蒋承勇教授より歓迎の辞
2.早稲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 河野貴美子所長よりご挨拶

3.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 吉川竹二 所長よりご挨拶

4.紀念写真撮影

二、筆談主題基調講演（9：00～12：10）

第一部（9：00～10：30）  司会：王勇 教授
1.葛兆光（復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不在場的在場者：朝鮮通信使文献の中国に対する意義

2.松浦章（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主任・文学部教授）：前近代東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筆談形態

3.高松寿夫（早稲田大学文学学術院教授）：外交が拓いた日本文学―５世紀から８世紀を視野として―

10：30～10：40：コーヒーブレーク

第二部（10：40～12：10）  司会：河野貴美子 教授

 4.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東亜文化研究院教授）：東アジアの視覚世界

 5.増尾伸一郎（東京成徳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琉球往来〉と筆談関係史料

 6.李慶（日本金沢大学教授）：漢文筆談の私見

12：10～13：30：昼食（ホテル内）
午後
一、研究発表（一人お持ち時間15分間）

セッション① 13：30～15：15  司会：吉原浩人 教授

1.河野貴美子（早稲田大学文学学術院教授）：空海在唐時の啓についてー古代東アジア外交における言語と文筆をめぐる一考察ー
2.高兵兵（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日本と東アジア諸国との書簡往来

3.町泉寿郎（二松学舎大学准教授）：三島中洲の筆談録３種の紹介

4.劉雨珍（南開大学外国語学院教授）：清朝初代駐日公使館員の在日筆談資料整理と研究

5.米田真理子（神戸学院大学法学部准教授）：近世初頭における儒者と朝鮮通信使との〈対話〉―金剛寺所蔵三宅元庵・朴安期筆談資料の紹介―

6.黄普基（浙江工商大学東亜文化研究院外国人研究員）:「友情」と「文戦」－『燕行録』筆談研究における日韓学者の論争点

7．陳小法（浙江工商大学東亜文化研究院教授）：明代中日文人筆談交流の研究（論文交流、不発表）

15：00～15：15：質疑応答

15：15～15：25：コーヒーブレーク

セッション② 15：25～17：40  司会：金俊 副教授

1.金程宇（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教授）、孫立（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博士課程）

：楊守敬の在日期間筆談新資料について―『惺吾談屑』初探―

2.田村航（明治学院大学非常勤講師）：藤原惺窩と朝鮮役捕虜の筆談

3.梁永宣（北京中医薬大学教授）：朝鮮通信使との交流における医学筆談

4.川邉雄大（二松学舎大学非常勤講師）：琉球における真宗法難事件に関する一考察－善教寺蔵「対弁録」を中心として―

5.卞東波（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副教授）：中日近代学人学術交流の珍しい記録－日本漢学家諸橋轍次と中国学人の筆談

6．鄭潔西（浙江工商大学東亜文化研究院講師）：万暦朝鮮役の外交折衝における二部の筆談資料

7.陳友康（雲南中華文化学院教授）：清末における陳栄昌と日本人の詩歌交流

8.張京華（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教授）：日本明治維新以前の「尊攘」と「夷夏」の位置交換
17：25～17：40：質疑応答

17：40～17：50：コーヒーブレーク

セッション③（一人お持ち時間10分） 17：50～19：25 司会：鄭潔西 博士
1.蘇揚剣（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課程後期）：洪大容『乾浄筆談』の研究

2.李臻（北京大学博士課程前期）：朱舜水の筆談研究

3.関静（北京大学博士課程前期）：清末において中国の「官紳」と日本人との交際への一考察——「芝山一笑」について

4. 朱兪黙（北京大学博士課程前期）：『燕行録』における筆談文献

5. 張陽（北京大学博士課程前期）：清末版本目録学と日本書誌学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について—清末中国官紳と日本学者の筆談および著述の文献資料を通して―

6. 彭丹華（陝西師範大学博士課程前期）：ベトナムの燕行詩「風俗吟」の十首についての解釈

7. 朱子昊（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課程前期）：『医学疑問』と『答朝鮮医問』淵源考

8．斎会君（鄭州大学博士課程前期）：円仁在唐求法巡礼と筆談

9．陳占峰（雲南中華文化学院博士課程前期）：何如璋駐日使節団と日本文人の詩歌唱和論考（論文交流、不発表）
19：10～19：25：質疑応答

セッション③（西湖部論文交流、不発表） 

1.林瑶（浙江工商大学博士課程前期）：日本五山文学における西湖印象

2.潘暁穎（浙江工商大学博士課程前期）：中国旅行記における近代日本人の西湖意象の考察

3.姚晶晶（浙江工商大学博士課程前期）：日本五山禅僧詩文中の「西施」—以「五山文学」を中心に―

4.朱志鵬（浙江工商大学博士課程前期）：五山文学における「断橋」の意象研究

5.辜承尧(浙江工商大学博士課程前期): 日本五山文学における西湖図
19：30～21：30：歓迎会（浙江工商大学東亜文化研究院主催、ホテル内、司会：何暁威主任）

9月15日

午前

西湖主題基調講演（8：30～11：40） 
第一部（8：30～10：00） 司会：高兵兵  教授

1.牧野和夫（実践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南宋刊本と鎌倉期刊本―泉涌寺版・舶載大蔵経とその周辺

2. 陳小法（浙江工商大学東亜文化研究院教授）：琉球来貢秘話及び漢詩中の杭州西湖
3. 吉原浩人（早稲田大学文学学術院教授）：銭塘湖孤山寺の元稹・白居易と平安朝の文人
10：00～10：10：コーヒーブレーク
第二部（10：10～11：40） 司会：黄普基 博士

4.内山精也（早稲田大学教育・総合科学学術院教授）：日本の五山禅林における西湖憧憬―万里集九を例として―
5.張東杓（浙江工商大学東亜文化研究院外国人研究員）：朝鮮王朝中期知識人の西湖想像及び内容

6.金俊（浙江工商大学東亜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的交流と西湖―康有為と韓国儒学知識人李炳憲の筆談交流をを中心として―
12：00～13：00：昼食（ホテル内）

午後

一、筆談発表

セッション④（13：00～15：00） 主持：高松寿夫 教授
1.呂順長(四天王寺大学教授)：呉汝綸日本視察筆談記録について
2.土佐朋子（東京医科歯科大学准教授）：異文化間におけるディ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七世紀隋倭外交に見る理解と誤解―

3.孫文（河南大学外国語学院副教授）：『坐間筆語』と『江関筆談』——新井白石と朝鮮通信使趙泰億の筆談―

4.中丸貴史（防衛大学校講師）：『土佐日記』の筆談―初期仮名テクストの生成―

5.師敏（西安電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における筆談文献
6.劉玉珺（西南交通大学芸術与伝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ベトナムの使臣の阮思僩と清末のチワン族の詩人の黎申産との筆談に関する考察
7.顧姍姍（東京外国語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後期・気象大学校、神田外国語大学非常勤講師）：分韻詩から次韻詩へ――奈良・平安前期における日本官人の新羅使、渤海使との漢詩交流を中心に――

14：45～15：00：質疑応答

15：00～15：10：コーヒーブレーク
二、西湖発表（15：10～18：35）

セッション① 15：10～16：55 司会：内山精也 教授
1.丹羽博之（大手前大学教授）：西湖と芭蕉
2.金程宇（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教授）・張知強（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博士課程）：西湖研究における逸書『西湖蓮社集』の意義

3.西山美香（花園大学大学院非常勤講師）：西湖周辺寺院と雨－明慶寺を中心に－

4.葛継勇（鄭州大学外国語学院副教授）：白居易の杭州西湖―蘇州武丘との比較を中心に―

5.田村航（明治学院大学非常勤講師）：藤原惺窩と西湖と王陽明

6.李偉（長崎大学・同済大学日本学研究所研究員）：日本庭園における西湖景観の受容

16：40～16：55：質疑応答

16：55～17：05：コーヒーブレーク
セッション② 17：05～18：35 司会：聶友軍 博士
1.川邉雄大（二松学舎大学非常勤講師）：明治期日本人僧侶の見た杭州・西湖ー北方心泉を例としてー
2.王連旺（鄭州大学シアス国際学院日本語学科）：蘇軾「西湖詩」研究―中日詩歌比較注釈学の視点から―

3.木下綾子（白百合女子大学・秀明大学非常勤講師）：渤海関連詩における杭州と越州：白居易と元稹の交友を起点に

4.孫立春（杭州師範大学日本語学科副教授）：理想と現実の間にある杭州——芥川龍之介『江南遊記』を中心に―

5.李満紅（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大伴家持歌に見られる「江南」のイメージ

18：20～18：35：質疑応答

18：35～18：50：閉幕式

19：30～21：00：答礼宴（早稲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主催）

9月16日

史跡調査（湖州南潯）
9月17日

杭州を出立
发表资料
（中日文）

不在场的在场者

——李朝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对于中国的意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葛兆光

一，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 我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也要研究14-19世纪李朝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

· 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现代转型说起：史料增多，问题复杂
二，一般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常用文献
· 日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行历钞》、《参天台五台山记》、《善邻国宝记》、《笑云入明记》、《策彦入明记》等等。 
· 朝鲜：《李朝实录》、《韩国历代文集从刊》中的各种文集、各种《朝天录》和《燕行錄》、《同文匯考》、《通文館志》 、《承政院日記》、《典客司謄录》、《再造藩邦志》等等。
· 越南：《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大南实录》等等。 
三，何以关注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一般概况
· 所谓通信使文献，指的是14-19世纪朝鲜派往日本官方使团中的人员用汉文写下的各种记录，既包括日记、笔谈，也包括文章和诗歌。现在，还可以看到的有关朝鲜通信使文献的总集，主要是以下两种：（一）成大中编《海行总载》四辑（朝鲜古书刊行会）（二）辛基秀和仲尾宏所编《（善邻と友好の记录）大系朝鲜通信使》（明石书店）。 
· 文献整理中问题何在？据河宇凤对《李朝实录》等文献的统计，朝鲜时代初期赴日使行，实际上有六十五次之多。 
· 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的基本事务以及朝鲜通信使的文化在江户时代之影响 
四，文化间的比赛？——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看东亚中的明清中国
· 文化间的比赛（一）：来自古代中国的“礼仪”
· 文化间的比赛（二）：来自古代中国史学的“书法” 

· 文化间的比赛（三）：大明“衣冠”抑或是三代“服饰” 
· 文化间的比赛（四）：古代中国的儒学、诗歌与书法
结语：不在场的在场者：汉唐文化与明清帝国
· 近世东亚：从友谊的比赛，到敌意的竞争？从文化的较量，到政治的对抗？从传统的互动，到现代的战争？ 
· 清代中国：与历史的、记忆的、想象的中国
その場にいない人たちの存在
———中国にとって李氏朝鮮から日本への通信使文献の意味

　　　　　　　　　　復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
                   翻译：李晨楠

一、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風が春水を吹き乱し、あなたに何か関係ある？）

１．問題：なぜ中国にも14世紀から19世紀までの李氏朝鮮から日本への通信使文献を研究する？

２．20世紀中国歴史学の現代の変容から言う：史料の増きながら問題の複雑さ

二、一般的な東アジア文化交流史の研究においてよく使う常用文献
１．日本：「唐求法巡礼日記」、「行暦抄」、「参天台五台山」、「善邻国宝記」、「笑云入明記」、「策彦入明記」など

２．朝鲜：「李朝実録」、「韩国歴代文集叢刊」の中のいろいろな文集、「朝天録」や「燕行録」、「同文匯考」、「通文館志」、「承政院日記」、「典客司謄録」、「再造藩邦志」など

３．ベトナム：「安南志略」、「大越史記」、「大南実録」など

3、 なぜ朝鮮通信使の漢文文献に注目すべきか。（一般的な概况）

１．通信使文献とは、１４世紀から１９世紀まで、朝鮮から派遣し、日本への使節団の人たちが記録した日記、筆談、文章、詩歌である。今まで見られる朝鮮通信使文献の総集は、主に以下の2種類がある：（一）成大中編『海行総載』四輯（挑戦古書刊行会）、　（二）辛基秀と仲尾宏編「（善隣と友好の記録）大系朝鮮通信使」（明石書店）。 

２．文献整理中何か問題がある？河宇鳳が「李朝実録」などの統計によると、朝鮮時代の初期、実際に使節団は日本への回数が六十五回の多さに達する

３．朝鮮通信使が日本への基本事務、挑戦通信使文化が江戸時代にの影響

4、 文化の上の試合？—朝鮮通信使文献から見る東アジア中の明清中国－

１．文化の上の試合（一）：古代中国からの"礼儀"

２．文化の上の試合（二）：古代中国史学の"書道 "

３．文化の上の試合（三）：明の身なりまた三代の衣類

４．文化の上の試合（四）：古代中国の儒学、詩歌、書道

5、 結び：その場にいない人たちの存在：汉・唐の文化 と明・清帝国 

近世の東アジア：　友情の試合から敵意の競争へ？文化上の対決から政治上の対抗？伝統的な交流から現代的な戦争？

清の中国：歴史的、記憶的、創造的な中国と

近代东亚海域的笔谈形态

                                                   关西大学　松浦章

要旨
自古以来，当与对话者的谈话出现困难，不可能沟通的时候，常常会使用笔谈来达到交流的目的。特别是在通用汉字的东亚世界中，即使是在不会汉语的人之间，使用汉字的原义也可以达到沟通的目的。

日本天文十二年（明嘉靖二十二、1543）位于九州岛南端的种子岛漂来大型船只。船上有船员100余名，语言不通，船上的一名名叫五峯的中国儒生如「以杖書於沙上」一样，在海滩的砂石上通过笔谈的形式用汉字进行了沟通。这种情况如果有人能用语言直接交流的话，那么船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但是正因为直接沟通困难，采用了在砂石上写画的及时对策，因此才留下了如此珍贵的记录。

用汉字作为文字表现形式的东亚社会，即使不使用会话，通过文字也可以进行接触交流，因此很多笔谈记录使用汉字，被保留了下来。例如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刊行的《江户时代漂着唐船史料集》，记录了漂至日本的中国船员和日本人的笔谈资料。以及作为朝鲜王朝《问情别单》的《备边司誊录》中记录的漂至朝鲜半岛的中国船员和朝鲜官吏的笔谈记录。

因此本篇论文阐述在前近代，人们在东亚海域遇到海难之际，救援时如何使用汉字来进行笔谈。

关键词：笔谈、汉字、东亚海域、前近代
（翻译：李晨楠）
前近代東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筆談形態

関西大学　松浦　章

要旨

古来より筆談は、当事者が対面し会話が困難な場合や、不可能な場合に、文字を書いて会話の目的を果たす形態として古くから用いられてきた。特に東アジア世界に共通する漢字と言う文字を使用して、漢字を原義とする中国語会話が不可能な人々の間において、漢字を用いて意思疎通を図ってきた。

日本の天文十二年（明・嘉靖二十二、1543）に九州の南に位置する種子島に大型船が来着した。その船には100余名が搭乗していたが、言語が通ぜず、乗員の中国の儒生五峯が「以杖書於沙上」と、海岸の砂の上に文字を書いて示したように、海辺の砂上に漢字を記す形態による筆談を行ったのであった。この場合も会話が出来る人同士が話をすれば、同船の来着した事情が明瞭になったであろう。しかしそれが困難であったため、即席の対応として砂上を利用したのであり、そのことが珍しいこととして記録に残されたのである。

文字表現に漢字を使ってきた東アジア世界には、会話は通じなくても文字を記すことによる言語接触を図ってきたため、筆談の記録として漢字で記されたものが多々残されている。たとえば江戸時代の日本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の乗員と日本人との筆談記録の一部は、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の「江戸時代漂着唐船史料集」として刊行され、朝鮮半島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の乗員と朝鮮官吏との筆談記録の一部は「問情別単」として朝鮮王朝の記録である『備邊司謄録』などに見られる。

そこで本論文は、このような前近代の東アジア海域において海難によって生じた際の人命救助に当たり、どのような形態で漢字による筆談が行われたかを明らかにする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筆談　漢字　東アジア海域　前近代
前近代東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筆談形態

松浦　章(
全文

１　緒言

20世紀以前の東アジアにおいて海難事故に遭遇して異国に漂着した人々がどのように言語接触を行ったのであろうか。

日本の天文十二年（1543、明・嘉靖二十二）に九州の南に位置する種子島に大型船が来着した。その船には100余名が搭乗していたが、言語が通ぜず、乗員の中国の儒生五峯が「以杖書於沙上」と『鉄砲記』に記されるように、海岸の砂の上に文字を書いて示したのであった。これが、王直が引き連れた南蛮商人の渡来の記録である。
このように、会話が成立しない場合は文字を記して言語接触を行った。

しかしそれが困難な場合もある。朝鮮国に漂着した呂宋の人々の例や、中国に漂着した朝鮮国人について考察したように、何れの場合も相互の会話は、「言語不通」であり、文字を書いての言語接触も困難であった。最終的には過去に漂着経験者の協力を得て、難民の本国を特定している。

それでは会話に依らずに文字表現によって言語接触した事例に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ったか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い。すでに日本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の筆談記録の一部は、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の資料叢刊「江戸時代漂着唐船史料集」によって9冊が刊行されている。

①大庭脩編著『宝暦三年八丈島漂着南京船資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1、関西大学出版部、1985年。同書は、宝暦三年（1753）に長崎貿易に向かっていた中国の貿易船が海難に遭遇して、現在の東京都に属している八丈島に漂着した際の記録である。この船の乗員と日本側の關修齢との間にかわされた筆談をまとめた『巡海録』と、そしてこの船が長崎へ舶載しようとした大量の漢籍の解題書にあたる「戌番外船持渡書大意書」などを収録している。さらに狩野春潮によって描かれた乗員の絵がおさめられている。この内、441種、12082本も積載していた。

②田中謙二・松浦章編著『文政九年遠州漂着得泰船資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2、関西大学出版部、1986年3月。同書は文政九年（1826）に現在の静岡県に漂着した長崎へ向かう中国の貿易船であった得泰船の記録である。同書には日本側の筆談者であった野田笛浦と中国船の乗員との間において交わされた筆談記録である『得泰船筆語』等関係資料を収録している。

③松浦章編著『寛政元年土佐漂着安利船資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3、関西大学出版部、1989年3月。同書は、寛政元年（1789）に現在の四国の高知県に漂着した長崎への中国からの貿易船であった安利船の乗員と土佐藩の長崎までの護送した役人との間で交わされた筆談記録『護送録』を収める。

④松浦章編著『文化五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郁長發資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4、関西大学出版部、1989年3月。同書は、文化五年（1808）に現在の高知県に漂着した崇明の沙船であった郁長發船の乗員と土佐藩の役人との間で交わされた筆談記録である『江南商話』を収める。

⑤大庭脩編著『安永九年安房千倉漂着南京船元順号資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5、関西大学出版部、1991年3月。同書は、安永九年（1780）に現在の千葉県に当たる房総半島先端東部に漂着した中国からの長崎への貿易船元順号の乗員と日本側の役人との間で交わされた筆談記録である『游房筆語』等を収録している。

⑥藪田貫編著『寛政十二年遠州漂着唐船萬勝號資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6、関西大学出版部、1997年11月。同書は、寛政十二年（1800）に現在の静岡県の西海岸に漂着した長崎へ向かうべき中国からの貿易船であった萬勝号の乗員と日本側との間で交わされた筆談記録である『寧波船筆語』を収録する。

⑦松浦章編著『文政十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蔣元利資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6、関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11月。同書は、文政十年（1827）に高知県へ漂着した長江河口付近の沙船蔣元利船の乗員と土佐藩の役人との間で交わされた筆談記録を収録する。

⑧松浦章編著『安政二・三年漂流小唐船資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8、関西大学出版部、2008年3月。同書は安政二年（1855）、同三年に日本の近海に漂着した中国の沿海商船四隻と長崎貿易船の漂着記録を長崎奉行所がとりまとめた史料を中心に関連資料を収録している。

⑨松浦章編著『文化十二年豆州漂着南京永茂船資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9、関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2月。同書は文化十二年（1815）十一月に伊豆半島の東南部に漂着した長崎への貿易船永茂船に関する筆談記録である。特徴は江戸の儒者朝川善庵と中国船の乗員との筆談記録「清舶筆話」五冊を影印した史料を収めている。

以上9冊があり、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日本の沿海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の筆談記録の一端を知るのに参考になろう。

この他に、琉球諸島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の代表的なものが『白姓官話』として知られる。
さらに朝鮮王朝時代の朝鮮半島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に関する筆談記録も管見の限り80余例が知られる。

そこで本報告では、前近代の東アジア海域に漂着した船舶がどのように言語接触を行ったかについて地域別に筆談に至る形態に関して述べてみたい。

２　漂流民との筆談形態

まず東アジア海域の諸国に漂着した異国人の調査に使われた筆談と考えられる例を掲げてみたい。

1808年（嘉慶十三）に長江口の崇明島に朝鮮人と見られる海難に遭遇した人が漂着した。しかし彼らは漢字を書写することさえ困難で、中国では本国を特定するために苦労した。嘉慶十三年五月十五日付の江蘇巡撫汪日章の奏摺によれば、同年三月十三日に、崇明縣下の三條港口に一隻の脚船が漂着した。同船には外国人が7人乗船していた。そこで当地の水師営が赴いて船の状態を調べた。船体の漏洩状態や飲料水の状況、さらには貨物や船具などを調べたところ、7名の外国人が乗船していたが、貨物も鍋も釜もなく、ただ竹の簍と木箱があるのみであった。
早速に漂着船の乗員に対して取り調べが行われた。
爲査詢遭風難番奏明送京遣回本國縁由、仰祈聖鑒事。本年三月十八日、據崇明縣知縣李恵元禀稱、三月十三日、縣属三條港口、漂来脚船一隻、番民七人、當即會營前往、･･･問其姓名来歴、言語不通、給以紙筆嘱令書寫、皆揺手不能察其語音。惟有高麗二字彷彿、可辦随帯進城内安頓公所、製給衣被、妥爲撫卹、内有帯病一人、旋即病故、該番自用白布纒裏、業經捐棺、殮埋義塚、挿簽標記、報明候示等情。當即批司、飛飭該縣、將該難番、委員護送来省、以憑察詢。

難民に姓名や来歴を問いただしたが、全く言葉が通じなかった。彼らは手を振るだけで、彼らの言葉は理解できなかった。その姓名、来歴も不明、言語が通じないため、紙と筆を用意して文字を書くように指示したところ、ただ「高麗」の文字表現に類似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た。そこで城内に連れて行き公所に安住させ、衣服を与え撫育することになる。その後、一名が病を発し間もなく病死したため、白布を用いて棺に収めて埋葬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いても筆談が出来ない場合があり、当事国は苦慮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場合を除いて、一般的にどのような形態で身元確認が進められたかを東アジア海域諸国の例から見てみたい。

1） 日本へ漂着した中国船の場合

　日本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の場合はどのようにおこなわれたかを筆談記録からみてみたい。

1 『護送録』　岡世孺季長　纂輯

寛政己酉（元年、乾隆五十四、1789）冬十一月二十二日に四国の土佐に漂着した長崎ヘの貿易船の場合は、どのようであったろうか。
･･･篠原弥平、渡邉源助尋至應接船主朱鏡　字心如　號蘭陂　後筆語

前三月二十八日

篠渡　貴船漂到于斯、宜自我速送西肥、而吾藩距此一百餘里、險山悍水、征夫所難也。･･･

朱　貴國君侯洪慈、㒒極知、通船七十七人性命得全、送長碕、但船上唐人愚昧之人、倘再遅時日、恐皆山上不随、㒒押束非、㒒推催性急、寔出無奈祈求諒焉。

この時は、筆談の記録として岡世孺季長が纂輯した『護送録』が残され、「筆語」とあることから、筆と紙を使って筆談形式で應接が行われたことがわかる。

2 『江南商話』　戸部徳進春行　輯

文化五年（嘉慶十三、1808）十一月に四国の現在の高知県の東南部沿海に漂着した中国沿海の商船の場合は次のようであった。

文化五年戊辰十一月念七日、江南商船遭遇風難、飄到于吾土佐國安藝郡奈良志津浦、･･･臣亦以楮墨換舌、及其餘裔、毎會往復探討、
･･･　　

　文化五年の船も土佐に漂着したが、この時は「楮墨」によって「換舌」と、会話ではなく、「楮」は紙の原料であるから、紙であることを象徴的に表現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この場合も紙と筆で筆談をおこなった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

3 朝川善庵輯『清舶筆話』一巻　清舶筆話叙

　文化十二年（嘉慶十七、1812）十二月末に伊豆半島の下田に長崎への貿易船が漂着した。その応接に当たったのは江戸の儒者朝川善庵であった。

文化乙亥十二月廿九日、南京永茂舩漂到豆州下田港、余不侫以文墨承乏爲属吏於韮山、以掌筆話之事、但恨漂商無文字、其所應對、率皆公務、除公務外、絶無風流文雅之語、欲一一皆存之乎、言渉忌諱事係機密者、間或有之、不可以存乎。亦是人世奇遇書生孔筆豈忍弁髦視之乎。因令取舎斟酌存十一於千百以寓鷄肋之意云。

文化丙子春三月　善菴朝川鼎撰

　文化乙亥（十二年、嘉慶十七、1812）十二月に伊豆半島の先端の下田に漂着した中国からの長崎貿易船の乗員との間にも筆談が行われている。

4 『得泰船筆語』　野田笛浦・清客朱劉諸氏

　文政八年十一月に遠州に漂着した長崎への貿易船得泰號に応接した野田笛浦と乗員の記録は『得泰船筆話』として刊行された。その最初に次のようにある。

　　（文政九年三月）

笛　浦　問答須憑筆
劉聖孚　言談在此書。　

　文政八年（道光五、1825）十一月に、現在の静岡県に漂着した得泰船の乗員と昌平黌から派遣されてきた野田笛浦との間で、漂着船の調査が、問答が筆を用いて行うと言う筆談で行われた。

5 森本東三編『送［舟周］録』

文政十年（道光七、1827）正月に中国沿海商船が土佐の浦戸港に漂着している。

文政十年丁亥正月七日、江蘇元字壹伯六十八号蔣元利商船一隻、漂來本州浦戸港、時余承筆談之命、夜踰爵坂南走、寅刻到浦戸、････

　文政十年（道光七、1827）正月に土佐に漂着した中国の沿海船の乗員の調査に派遣された土佐藩の森本東三は「筆談」の命を受けて対応している。最初から筆談を行うことが前提となっていた。

2） 琉球国へ漂着した中国船

これに対して、中国の明代清代と朝貢関係にあった琉球国の場合はどうであったか。琉球国の外交文書集に相当する『歴代寶案』から見てみたい。
1 康煕四十五年正月十八日(1706・3・2)恩納地方漂着福建船

拠敝国属地恩納地方官報称、本年正月十八日下午、海船一隻来破、即刻出小船数隻、救活一十八名、船戸游順口称、順等係福建福州府閩県人民、順等二十四名、駕船一隻、装載杉木、于旧年五月十二日、閩安鎮出口、往海州地方、発売杉木、転往山東青州府、収買黄荳・紅棗・紫草・瓜子・核挑等物、十一月、回閩時、遇狂風、損壊篷桅、飄到海島、不知何名、割断棕索、十二月二十四日、又飄至北山属地大島地方、(中略)至正月十六日、大島地方開船、又遇暴風、飄到外山打破、蒙救活一十八名、溺死者六名、(中略)所帯貨物并船器等、淹矢尽無等。

康熙四十五年正月に琉球国に漂着した中国沿海商船の乗員との間には、漂着の事情を調べるに際して会話で行われたようである。それは中国船の福建福州府閩県の船戸の游順が「口称」によって応対したとあることから、おそらく琉球国側の通事が仲立ちして調査が行われたと思われる。

琉球国の場合は同様な事例が知られる。のちに『白姓官話』として琉球の中国語官話の教科書として利用される白氏との琉球国との出会いとなる漂流事件である。

2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750年1月7日)琉球国大島漂着中国船

拠大島地方官報称、旧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海船一隻、飄到本地、其船戸瞿張順等口称、張順等一十三名、係江南蘇州府商人、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山東開船、欲往江南蘇州府劉□貿易、行到洋中、陡遭颶風、十二日、到膠州、十八日、膠州開船、□□洋中忽遇暴風、失舵断桅、二十九日、飄到大島地方、即蒙地方官修理船隻、発給米・柴・醬・菜・烟等項、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彼地開船、詎料洋中、又逢大風、二十一日、□到竒界地方、衝礁打壊、登岸保命等由。

計開人数

常熟県船戸・瞿張順　　舵工・張本官　　水手・王日新　六官　馬八官　沈三官

　王四官　院七官　　客人白瑞臨　　連文山　　楊書六　　顧介眉

以上共計十二名

計開貨数

　これが、白瑞臨が山東の膠州から彼の積荷とともに江南に向かう予定のところが琉球国に漂着したのであった。そしてその時の調査の一端が『白姓官話』となるのであるが、その官話には次のような形式で記録されている。

『白姓官話』

    問  老兄。貴處是那裡人。　　答  弟是山東人。

    問  山東那一府那一縣。　    答  是登州府莱陽縣。

    問  老兄尊姓。　　　　　    答  弟賎姓白。

    問  尊諱。　　　　　　　    答  賎名世雲。

    問  尊號。　　　　　　　    答  賎字瑞臨。

    問  寶舟是何處的船。　　    答  是江南蘇州府常熟縣的。

    問  兄是山東的人。怎麼在他船上。

    答  因他的船。在弟敝處做買賣。弟雇他的船。儎幾坦豆子。要到江南去賣。故此在他船上。

    問  兄們是幾時在那裡開船呢。  答  是旧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本省膠州地方開洋的。
最初に質問をしたのは久米府の十八歳の通事、鄭世道(字は民儀)であり、答えているのは、船の客人白瑞臨で、山東登州府莱陽県の人、諌が世蕓、字が瑞臨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に会話によって中国船の漂着の事情が調べられた際の記録が、後に『白姓官話』となったのであった。

　2）中国へ漂着した琉球船の場合

清代中国には多くの琉球船が漂着しているが、琉球船の漂着地域は北は山東半島から南は廣東省まで広範囲に及んでいて、ほとんどの地域では中国側の官吏らと琉球船の乗員とのあいだで筆談によって行われた。その中の事例を次ぎに掲げたい。

1 浙閩總督楊廷璋奏琉球國飄風難民照例撫恤摺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二十二日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據霞浦縣知縣魏象烈稟報、七月十七日、縣轄梅花港邊、飄有雙桅小番船一隻、內有番子九人、查問、語言不通、稍知書寫、而字畫潦草、細加辨識、似係琉球中山國人氏、遭風被飄到此
･･･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に浙江省の最南部沿海の霞浦縣近海に漂着した琉球船の乗員は「語言不通、稍知書寫、而字畫潦草」と、言語も通ぜず、しかも筆で記した文字は文字のようではあるが、ぞんざいなもので読めるような文字ではなかったとあるように、筆談を試みたが、判読が困難であった。

2 署理浙江巡撫熊學鵬奏琉球國飄風難民照例撫恤摺

　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初五日

據寧波府象山縣知縣魯光先稟稱、本年七月十五日、據石浦司巡檢朱士隅稟報、七月初八日已刻、見有蓆草風篷船一隻、在石浦港拋泊、隨即赴船查騐、乃係琉球國船、並無通事之人、語言不懂、當即著其書寫據書、我是琉球國那霸府人、船內共有二十七人、奉令差往八重山、裝載米栗、約有一半之多、拋丟海中、
･･･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に浙江省の東北部の象山縣近海に漂着した琉球船の乗員とは会話が出来なかったが、筆談によって言語接触できたようである。

3 署理浙江巡撫熊學鵬奏琉球國飄風難民照例撫恤摺　

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二十日

   浙江省象山太平二縣海口、有琉球國番船二隻、漂泊到境…今又據溫處道李琬署溫州府事嘉興府海防同知舒希忠稟稱、七月初六日、有外國番船一隻、遇風漂流至玉環長沙洋面、…查騐船內番人共四十名、船身長八丈有餘、樑頭一丈九尺、裝載米栗・棉花・棉布・黑繩等貨、並無軍器、欲帶進內港收泊、該番言語不通、惟以手作勢、似因船重、恐帶進內港沙淺、擱傷船身、意欲速速歸國之狀、又據該番人親筆書寫、係琉球國中山王轄地八重山島人、…隨風浪漂流到此下椗、賜送福建琉球館等字樣、･･･派撥弁兵護送至閩…

　乾隆三十五年（1770）に浙江省の温州近海に漂着した琉球船の乗員とは会話が出来ず、手振り身振りで初期的な意思疎通を図るが、最終的には筆談で、乗員の出身地と漂流次第を聞き取っている。

4 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琉球國遭風難民照例撫恤摺

  咸豐五年（1855）九月二十六日

･･･廣東外洋、救護琉球國人五名到滬、詢因在海遭風遇救、請即査箱情、随即還護至城、査詢該難夷等、言語不通、給与紙筆、據能書詳言之山城筑登之書、稱伊等因船五人其餘四人名國吉人屋、大城仁屋、新垣仁屋、斯垣仁屋、於本年四月十四日、自琉球國起程、至六月三十日在那覇川遇風到福州、装載砂糖・茶葉・布疋開往、七月十一日遭風船破在富海外山遇救護送上海等語･･･

　咸豊五年（1855）に廣東省に漂着した琉球船の乗員とは会話が通ぜず、筆談によって乗員の詳細と航海に至った理由を明らかになった。

　以上のように琉球船の中国沿海への漂着に関しては、会話で言語接触は困難であったが、殆どが紙と筆を用いて筆談して、漂着の次第を明かにしている。

3)安南に漂着した中国船

ベトナム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の場合はどのようであったろうか。それに関して、澎湖島の蔡廷蘭香祖がベトナムに漂着した際の記録である『海南雜著』「滄溟紀險」
に見える。 
　道光乙未（道光十五年、1835）秋末、省試南旋。既抵廈門(廈門別號鷺島)、值吾師周芸皋觀察壽辰(時任興泉永道、駐節廈門)、隨眾稱觴、歡讌累日。遂渡金門(金門嶼在廈門之東)、適祖家(余家祖居金門)。由料羅(料羅汛在金門東南)覓舟、將歸澎島問安老母(時遷澎湖)、即赴臺灣、計不十日可至也(余是年在臺郡城主講引心書院)。･･･ 十月初二日、舟人來促。率家弟廷揚偕從者馳至海濱、見船已拔椗(椗以重木為之、海舟用以定船)、張高篷(即帆也、俗呼篷)、且去。遽呼小艇、奮棹追及之。而日色沉西、視東南雲氣縷縷騰海上、變幻蒼靄間、良久始滅。入夜、滿天星斗、火閃爍不定。余指為風徵、勸舟人且緩放洋(大海中汪洋無際處曰洋、有內洋、外洋之稱)。舟主持不可。顧鄰舟三、五、亦漸次離岸。余已暈眩、自投艙中擁被屏息臥、聽其所之。約三更、聞風聲颯颯、船底觸水、硠硠作急響、勢顛簸、殊不可支、猶以為外洋風浪固然、姑置之。再燃更香以俟(舟以香一炷為一更、名更香)。復疾駛逾兩炷時、度已踰黑溝(海中有黑水洋、水深而黑、東流急且低、俗謂之黑溝)、平明當抵岸。舟行愈急、･･･
　　越宿破曉、見一漁艇過呼問、語不可解、指書「安南」二字。少頃、又一小艇來、中一人能華語、自稱唐人(安南呼中國人曰唐人)登船、愕曰、客從中國來耶。不識港道、胡能至此。眾告以故。搖首咋舌曰、非神靈默護、胡能爾爾。初到小嶼、即占畢羅嶼、嶼東西眾流激射、中一港甚窄、船非乘潮不得進、觸石立沉。由西而南、可抵內港、桅篷已滅、逆流不能到也。其東西一帶、至此稱極險、海底皆暗礁、暗線 (海底石曰礁、沙曰線)、線長數十里、港道迂迴、老漁尚不稔識、一抵觸、虀粉矣。余聞而益駭。　

蔡廷蘭が台湾海峡を渡航する際に海難事故に遭遇してベトナム、越南に漂着したのであった。漂着時に出会った漁船に対して、言葉は通じなかったが、指で「安南」の二字を記したところ、理解したようで、新たに小型船が現れ、中国語の喋れる人物が。自ら「唐人」と言ったとある。そこでは会話で通じたことになる。この自称「唐人」とはおそらく越南在住の華人であったろう。
4)中国へ漂着した日本船

○台湾に漂着した日本船
   閩浙總督方維甸奏查辦搶掠日本難番貨物之匪徒摺、嘉慶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閩浙總督臣方維甸跪奏、為查出搶掠難番貨物匪徒嚴辦示懲恭摺奏聞事、據署彰化縣知縣陳國麟稟報、日本國番民三次良等船隻、於三月十四日、漂至彰化縣塭仔藔海邊擱沙撞破、查無貨物。臣思三次良等駕船貿易、洋面遇風、雖據稱、漂流多日、桅柁損壞、貨物拋失大半、然船未沉溺到此、始行撞破、應有餘貨存留、何以竟無一物、當飭該縣訪查、旋據面稟夷船、尚有存剩貨物、被沿海匪徒搶掠等語、復委員向該番等、詢問據寫供詞稱、有海邊百姓、駕小船趕到伊等破、船上將存剩貨物、全行搶去。･･･

　嘉慶十五年（文化七、1810）に台湾に漂着した日本船の場合はどのように言語接触が行われたかは、この奏摺が参考になろう。中国官吏が「據寫」によって取調を行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る。この「據寫」にあるように、筆と紙による筆談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4)朝鮮国へ漂着した中国船の場合

朝鮮半島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の乗員と朝鮮官吏との間の言語接触がどのように行われたかについて、朝鮮史料から見てみたい。

1 道光二十二年（憲宗八、1842）三月初三日　

洪州地長古島漂到異樣船嚴飭問情緣
問，爾們何國地方居生之人，緣何事往何處，何月日漂到我境，

答，我乃大清國江南省蘓州府所直隸州人民，今年二月十五日，我船主姓袁名翼天，通字船號袁萬利商船，持森盛號主姓郁名竹泉信書，今十八日在我國鐵鈴問掛號出口，空船動身，方往牛庄口，交沈汶泰裝莒，到我本國東北界茶山大洋，今月二十二日被大西風，二十四日上午，漂到貴地。

朝鮮半島の西部沿海に漂着した蘇州船籍の船の乗員と朝鮮官吏とは「言語莫通，以筆舌問答之間」と、言語が通じないように筆談によって応接したことがわかる。

2 咸豐六年（哲宗七、1856）十一月二十日

羅州地方大黑山島堂仇味前洋及永山前洋三隻異國舡問情次

僅為操筆者，惟高載清一人，而答以為我們大清國南通州吕泗場人，今年十月二十一日大姑山洋河口，裝載黃豆三百大担，二十六日放洋，將往上海縣，所管生義號交卸，二十七日飄大風，斷失大鉄錨，斫去前檣，至十一月初八日，舡頭浪打開□，舡內水入，黃豆一百餘担，擲去水中，一百餘大担在舡，十七日丑時漂到此地是如為乎所，生義號人名也，交卸，即交付之意也。･･･

繼以書字問之，則操筆者錢松橋，答以我們大清國江南省太倉州寶山縣之人，今年九月初三日江南省放洋，十月十七日進洋河口，裝黃豆紅豆，十月二十七日洋河口放洋後，連遇大風，至十一月十二日到貴國。

咸豊六年（1856）に朝鮮半島の西部沿海に漂着した長江口に近い南通の船が漂着したが、その際にも「操筆」と筆談で応接している。

3 咸豐九年（哲宗十、1859）十二月十一日

觀彼人等形貌衣製，則皆剃頭髮，腦後只有一條辮髮，頭着則或黑毯帽，或白毯帽，身着則上或黑三升周衣，黑羊皮短冬衣，下或青綿布棲袴衣，白綿布有絮袴，形貌衣樣，皆是中國之制，故先以漢學通語，繼以書字問之，則彼人中王相眉，粗解書字，操筆答曰，我們大清國山東省榮成縣人，本年九月初二日由榮成縣俚島口，娤塩魚，到上海縣出賣，候風留住，十一月初七日往江營舡港，裝綿花一百八十二包，同由二簍，初八日放行囬家，猝遇西北大風二十三日漂到貴國是如是乎旀。

咸豊九年に朝鮮半島に漂着した山東船の乗員に対して朝鮮官吏は筆談で応接している。

4 辛末（同治十年、高宗八、1871）四月二十四日

即呈長淵府使李昌鎬馳報內，洋人二名，唐人二名，捉囚狀書目題旨內，其在邊情，不可以渠之所告，循例挨過，究覈其情偽向事亦教是乎所，與白翎僉使及營門軍官譯學眼同，招致彼類，更問其來由，則蓋此洋醜，文語不通，真是有口之啞，故使其識字唐人，替問洋漢與唐人姓名及復來之由，屢回窮覈是乎，則唐人筆談内，唐人二名假，一是于光進年二十，一是于老四，年三十四也，素以烟台村人，因舖主西公順之知委，留落七名載去次，持來票文到此，而同來洋漢二名，乃是大布國人也，慣識水路，故同騎出來是如是乎旀，此洋人假，唐人亦通文語，則渠之姓名，無以之告，而此外更無加覈之路，右項四漢假，素無帶來物件，而只有所著衣件，故列錄修成冊上使是如是白乎旀，鱗次牒呈內，大船所在處，登高瞭望，隨處探得是乎矣。

同治十年（1871）に朝鮮半島に漂着した外国人2名と中国人2名に対して朝鮮官吏は、中国人との間で筆談によって、彼等の姓名と年齢や出身地を答えている。

5 乙酉（光緒十一、高宗二十二、1885）九月二十五日未時

即刻呈白翎僉使玄昇運本月十九日巳時成貼牒報內，今十八日酉時量，本鎮中和津暸望將金吉煥所告內，三竹清舡一隻，為風所漂，致敗子遵池邊，而舡顆一人，無傷下陸是如，故聞甚驚駭，僉使摘奸馳報次，同日亥時，即往蓮池浦，一一看檢是乎，則果是三□清舡也，而後帆竹為風波折傷，舡隻假，本板破傷，水滿舡中，而人命旣已下陸，故為先後處溫堗安接為乎旀，語音無以相通，故給以紙筆，其中有解文字者，僅以姓名年歲居住，而本以大清國山東省登州府福山縣烟台村居人，今年五月二十六日裝雜貨，六月初四日至仁川卸下，九月初七日回□，同月十八日遇風致敗乎于本浦。

光緒十一年（1885）に朝鮮半島に漂着した中国人に対して朝鮮官吏は紙と筆を与えて書写するように命じたところ、彼等の出身地などの事情を書写して返答したとある。

４　小結

上述のように、前近代の東アジア海域において海難事故が発生し、漂着地での人々の救済にいたる過程には必ず、難民との間で言語接触が試みられた。

江戸時代の日本へ漂着した中国船の乗員と日本側との応接、清代中国へ漂着した琉球船の乗員と清朝官吏との応接、越南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の場合、朝鮮半島に漂着した中国船に対して朝鮮官吏は調査に際して、ほとんどの場合が筆と紙を使って筆談が試みられたのであった。

しかし、中国との関係が濃厚な琉球国の場合は、中国語通事を養成していたこともあって筆談と言う形態よりも、会話による対応が行われたのである。その一端が官話記録として残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筆談形態が行われた背景には、東アジア世界に特有する条件が存在した。それが漢字と言う言語接触の要因が存在したことである。漢字は象形文字などから発達した表意文字であることも東アジアの人々に意思疎通を容易にするものであった。
关于“汉文笔谈”之我见
——介绍沈曾植的若干笔谈资料
                                日本金泽大学 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李 庆
1， “汉文笔谈”是什么？这是以“汉文笔谈”为中心话题的这次会议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笔者拟从笔谈与其它体裁的区别和具有的特色两个角度，对“笔谈”的做一些界定，以求引起讨论。
2， 作为发表的具体资料，在此提供一些沈曾植的笔谈资料。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清末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已经有学者做了收集，但是，他和日本西本白川的笔谈，据笔者所知，在国内和日本都尚未见论及。有关沈曾植的资料，多有亡佚，故有必要加以介绍。
3， 通过对这些笔谈的解读探讨，以求展现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情况，并对此前有关研究报道中的问题，加以纠正。以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このシンポジュウームの主題は漢文筆談である。まず「漢文筆談とはなにか？」という問題を考え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筆者は漢文筆談の成立の前提条件、漢文筆談とほかのジャンルの異同およびその特質を述べる。
専門の研究として、これまで中国の研究の中にまだ発表されていない瀋曽植（１８５０－１９２２）の「筆談」資料を披露し、解読する。その上で、この筆談の背景、関係者、およびそれが近代中国文化に対する意義を論じる。これまで研究者の誤りも指摘したい。

外交拓展的日本文学

——以5世纪到8世纪为视野

早稻田大学 高松寿夫

在日本文学中最古老的作品是？——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费心对“文学”、还有对“日本”这一概念做出明确的定义。尽管如此，我在以大学本科生为对象进行日本文学史的第一次教学讲义的时候，（在讲到日本文学中最古老的作品时）一贯还是举《宋书》“倭国传”中的《倭王武上表文》为例的。在这篇仅有200余字的文章中，其（作者）凭着其踏实的汉籍学习基础而练就的端正流畅的文笔，想要通过自己的主张来劝服对方。 我认为这篇《倭王武上表文》可谓是那个时期倭国最为出色的文章了。

《日本书纪》中记载了一篇不可思议的逸话：据说在倭王武后约100年的敏达天皇时期，有人（王辰尔）解读了从高句丽带来的写于鸟羽之上的表文。如果说在这一传说的背景中确实有部分史实的存在，那大概就是解读汉文书的教养便意味着（当时）新旧交替的局势吧。

敏达天皇时代的100余年后，随着大宝律令的成立（701年），日本的行政文书得以正规化。在大宝律令成立的第二年被派遣入唐的遣唐使则因为日益增加的文书写作的需要，而被赋予了收集必要的文例资料的重大任务。
从以上我进行了讨论的实例中便可得知，从日本5世纪到8世纪的文字表现——从我个人的立场看来，也就是“文字”——的分水岭，大体上是由于外交局面（的发展）而得以产生的。就像《倭王武上表文》可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一样，包含了各时期外交关系的行政文书，作为凝结了各时期文书担当官员的（汉文）教养而问世的精华，亦有在文学研究的领域上进行研究讨论的意义。

（翻译：左茗）

外交が拓いた日本文学
―5世紀から8世紀を視野として―

早稲田大学　高松　寿夫
日本文学で最古の作品とはなんだろうか？―これに答えようとすると、「文学」の定義だけでなく、「日本」の定義まで必要になりかねず面倒なのだが、私は、大学の学部生を対象にした日本文学史の講義では、最初にとりあえず、『宋書』倭国伝に掲載される「倭王武上表文」を取り上げるのを恒例にしている。この200字あまりの作文は、漢籍の学習の上に立つ端正な文によって、自己の主張を相手方に説得しようとする、この時期の倭国側の精一杯の作文だったのだと思う。  
倭王武から100年ほど後の敏達天皇の時代のこととして、『日本書紀』には、高句麗がもたらした烏の羽に書かれた文書の解読をめぐる、不思議な逸話が伝えられている。もしこの伝説の背景になにがしかの史実があったとすれば、それは、文書解読をめぐる教養の、新旧の交替を意味する事態だっ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敏達天皇の時代からさらに100年あまり後、大宝律令の完成（701年）によって、日本の文書行政は本格化するようである。律令完成の翌年に派遣された遣唐使は、今後ますます需要が高まるさまざまな文書の作成に必要な、文例等の資料収集を重要任務のひとつとして担っていたらしい。

以上あげつらった事例からもうかがえるとおり、5世紀から8世紀の日本の、文字による表現―それをつまり「文学」と言い換えてよいという立場に私は立つ―の画期は、多くが外交的な局面で展開されたのであった。「倭王武上表文」が文学研究の対象たり得るのと同様に、外交関係も含めた各時代の行政文書も、それぞれの時代の文書担当官が、もてる教養を駆使して世に問うた精華として、文学研究の面から検討する意味があるであろう。

“琉球往来”和笔谈关系史料
东京成德大学 增尾伸一郎
琉球王朝长年向明、清进贡并受其册封，同时也被迫向萨摩藩和德川幕府纳贡遣使，因而转口贸易非常繁荣。从琉球派遣入明的留学生则在国子监学习汉学，从而为维持两国的外交做贡献。另外在琉球王袭祚时，由于接受了中国皇帝的册封，有关迎接册封使节的史料也大多得以传承保留下来。
因为嘉靖7年（1528）册封尚清王而出访的中国使节陈侃，以其所著的《使琉球录》为始，在历代使节的记录中可以看到，除了翻译再加上基于笔谈的消息之外，汉诗文赠答也是十分盛行的。在欢迎的筵席中，上演了取材于琉球古代传说，玉城早薰的创作剧组舞，而在中国方面，记载着其梗概和内容的汉文“说帖”广为分发，从而有助于促进理解。
另一方面，在庆长14年(1609)萨摩藩岛津氏进攻侵略之前的3年多时间里，在琉球传教的净土宗学问僧袋中良定著有总结了琉球相关基本事项的《琉球往来》，以及论述系谱信仰和特色的《琉球神道记》5卷等，而关于琉球固有的神格和概念，虽然是用梵字书写表述（袋中也有称之为《梵汉对映集》的著作），但是一边混合参杂史料和见闻一边记录了琉球独自的世界。
再加上江户中期新井白石从推进幕府政治改革的立场出发，积极地摄取海外信息，以根据罗马传教士西多迪的闻讯而成的《西洋纪闻》和《采览异言》为首，残存着大量围绕接待朝鲜通信使的著作和汉诗文。关于琉球还有基于通过与江户参府中使者面谈而得知的见识，可以对以往中国史书和册封使录等内容加以补充，其先驱性意义很高。
此次报告试图概观这些琉球关系史料中所见的笔谈及其意义。（翻译：姚晶晶）
〈琉球往来〉と筆談関係史料
東京成徳大学　増尾伸一郎
　琉球王朝は長年に渉って明・清に進貢と冊封を、また薩摩藩と徳川幕府には貢納と遣使を強いられながらも、中継貿易で繁栄した。琉球から明に派遣された留学生は国子監で漢学を修め、両国の外交を支えた。また琉球王の襲祚に際しては中国皇帝の冊封を受けたため、その使節の迎接に関する史料も多数伝存する。
　嘉靖7年（1528）に尚清王の冊封のために来訪した使節陳侃の『使琉球録』をはじめとする歴代の使節の記録には、通訳に加えて筆談を踏まえた記事がみられるほか、漢詩文の贈答も盛んに行われた。歓迎の宴席では琉球の古伝承に取材した玉城朝薫の創作劇である組踊りが上演されたが、中国側には梗概や内容を漢文で記した「説帖」が配布されて、その理解を助けた。
　一方、慶長14年（1609）の薩摩藩島津氏の侵攻直前に３年余り琉球で布教した浄土宗の学僧袋中良定は、琉球に関する基本事項をまとめた『琉球往来』や、信仰の系譜と特色を論述した『琉球神道記』5巻などを著したが、琉球固有の神格や概念については、梵字で表記しつつ（袋中には『梵漢対映集』という著作もある）、史料と見聞を織り混ぜながら琉球独自の世界を記録した。
　さらに江戸中期の新井白石は幕政改革を推進する立場から、海外の情報を積極的に摂取し、ローマ人宣教師シドッチの訊聞に基づく『西洋紀聞』や『采覧異言』をはじめ、朝鮮通信使との応待をめぐる著作や漢詩文を多数残している。琉球についても江戸参府中の使者との面談を通じて得た知見をもとに、旧来の中国史書や冊封使録などの内容に補訂を加えており、その先駆的意義は高い。
　今回の報告では、これらの琉球関係史料にみられる筆談とその意義について概観したい。
空海在唐时之启
——古代东亚外交语言与文章考
                                                    河野贵美子（早稻田大学）
    尽管日本的遣唐使中有“译语”同行，为弥补“译语”的语言不被理解之时，延历二十三年（804）出发的遣唐使上毛野颖人的生卒年传中可以确认就进行 “文言”，也就是笔谈。与颖人同时被派遣的留学僧中就有空海。
    空海的汉诗集《性灵集》记载了唐朝时期空海和唐人间的唱和诗，给唐代地方行政官员的“启”，给惠果和尚的“状”，还有空海为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代笔而作成的“启”“书”等，传达了空海以文笔才能在异国活跃的情景。本报告着眼于《请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探讨以文交流而遗留下卓越成果的空海足迹。
   该“启”是临近回国的空海为了进一步充实《内外经书》后将其带回国，向越州节度使谋求方便的文书。空海首先说内典·外籍对教化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接着说，因日本位于隔海的东方之尽，书籍传播困难学术信息方面落后，自己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赌上性命渡到唐朝，但现在财力和书籍均未收集充足。德才兼备的贵殿（越州节度使）才有帮我实现愿望的度量。
   可以说 一边赞扬对方，一边明确提出自己主张的论法是因有在外交交易上善于临机应变的才能。另外，在学问文化方面自谦日本是后进国，诉说自己窘境的部分是为了得到唐人的援助而讲究的各种形容与表现。再者，空海回国后进奉的《御请来目录》和该“启”表里不一，对比如何向日本国内报告空海辑书的辛劳，能更进一步把握“向外”的语言特色。
  本报告考察分析了《请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的词汇、表现、构成，试着解读交错在古代东亚异国间的一例“文”与空海的个性。（翻译：胡洪洋）

空海在唐時の啓について
―古代東アジア外交における言語と文筆をめぐる一考察
河野貴美子（早稲田大学）
 日本からの遣唐使には「訳語」が同伴していたものの、「訳語」の言語が通じない時には、それを補うものとして「文言」すなわち筆談が行われたことが、延暦二十三年（804）出発の遣唐使であった上毛野頴人の卒伝等に確認できる。そして頴人と同時に派遣された留学僧に空海がいた。
  空海の漢詩文集である『性霊集』には、空海が在唐時に唐人と交わした唱和詩や、唐の地方行政官に宛てた「啓」、恵果和尚への「状」、また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の代筆として空海が作成した「啓」「書」等が収載されており、文筆の才能をもって異国で活躍した空海の姿を伝えている。本報告では、文によ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通じて卓越した成果を残した空海の足跡を、特に「請越州節度使求内外経書啓」（『性霊集』巻五）に注目して検討を試みる。
 当該の「啓」は、帰国を控えた空海が、「内外経書」をさらに充実させて持ち帰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越州節度使に対して便宜を求める文書である。空海はまず、内典・外書が人を教化するのに必要不可欠であることから説きはじめ、日本は海を隔てた東の果てに位置しているため、書籍の伝播が困難であり学術情報の面で立ち後れていること、自分はその不足を補うために命を賭して唐に渡ってきたが、いまや資力も尽き書物を十分に集められないでいること、そして、人徳と才能に長けた貴殿（越州節度使）こそ、この願いを叶えてくれる度量をお持ちのはずだ、と述べていく。
  相手を持ち上げつつ、自らの要求を明確に主張していく論法は、外交上の取引に必要な機知に通じた才ゆえのものといえる。また、学問文化において後進国である日本を卑下謙遜し、その窮状を訴える部分は、唐人の援助を得るためにさまざまな形容や表現が凝らされている。なお、空海の帰国後に奉進された『御請来目録』は、当該の「啓」と表裏をなすものであり、空海の輯書の苦労が日本国内に向けてはどのように報告されているのかを対比することで、「外向き」の言説の特色についてもより際立たせて把握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本報告では、「請越州節度使求内外経書啓」の語彙や表現、構成を考察分析し、古代東アジアの異国間に交わされた「文」の一例を、空海の個性とともに読んでみたい。
古代日本与东亚各国间的书信往来

西北大学 高兵兵

中文要旨：

古代日本与周边东亚诸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由于各国之间言语不通，见面除了由“通事”进行口译之外，“笔谈”便成了各国人士之间最重要的交流手段。面对面的笔谈，可以说以日本诗人与渤海国使节间的诗歌唱和最具代表性。而从广义上说，日本与唐、新罗渤海之间的国书往来以及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也是古代汉文笔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存的古代日本史书和文学作品集中，可以见到一定数量的日本与东亚诸国间的书信往来资料。以往的研究，多将这些书信往来作为史料，以探讨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为主，很少有人从文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阐释。本文将从日本汉文典籍中抽取代表性的文书进行分析，试图以公与私的不同、代笔与自笔的不同、不同对象国间的差异等角度，阐明古代日本与东亚各国间书信往来在文学上的价值和意义。

日文要旨：

古代日本と東アジア諸国は、同じく「漢字文化圏」に含まれていた。各国の間において、話す言葉が異なるなめ、対面の際は「通事」によって通訳するほか、「筆談」がもっとも重要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方法であった。対面の「筆談」に限って言えば、古代日本の代表的な例として、日本詩人と渤海使節との間の漢詩唱和が挙げられる。しかし、広い意味で言えば、対面以外の場合における国書や書簡の往来も、「筆談」の範疇に入れられる。

日本現存の歴史書や文学作品には、日本と唐や新羅、渤海との間に交わされた国書や書簡が残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資料は従来、主に歴史学研究において利用され、古代日本の政治や外交の事情を知るのに役立たされてきたが、文学作品として読み解かれることはほとんどなかった。本発表では、日本古代の漢文典籍に見られる古代日本と東アジア諸国との間に交わされた文章から代表的なものを取り上げ、公と私、代筆と自筆、違う対象国などによる異同を探り、その文学的価値と意義を明らかにしたい。
对三岛中洲三种笔谈录的介绍

                                   二松学舍大学  町 泉寿郎   

在日本幕府末期乃至明治时期，日本的开国政策使与外国人的直接交往变成可能，并且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都具备汉学的文学素养，在国内外留下庞大的用汉文写的笔谈录。但是其中大部分一直以来并未成为近代东亚交流史的研究对象。虽然也有受到关注的笔谈录，像记录宫岛诚一郎及大河辉声等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公使馆人员等清朝人交流的著名笔谈录，但是想要掌握笔谈录全貌的话，还需更进一步的研究。二松学舍大学的创始人三岛中洲（1831～1919、名为毅）作为明治时期的汉学家而闻名，也留下数个与清朝人、朝鲜人的笔谈录，下面将做介绍。

  中洲初次有机会与清朝人进行笔谈是在1863年1月11·13日（文久2年11月22日·24日），在探索西方国家形势的途中，与寄居于长崎大浦的英国馆中的林云达（岭南出身）会面的时候。从笔谈的内容可以窥见在当时中洲所掌握的清朝情报和对国际形势的认识。

  1881年（明治14年），朝鲜的开化派的僧侣李东仁等计划的朝士视察团来日，对日本的情势进行视察。7月9日，朝士严世永（担当司法省的视察）的随行武官崔成大拜访了中洲并进行笔谈交流。双方围绕儒教道德阐述自己的主张，毫无顾忌的交换了意见。

1882年（明治15年）1月10日，中洲邀请清朝人张滋昉入府进行笔谈。中洲推崇张滋昉在兴亚会席上所公开的赠送给朝鲜人的诗。该日，出席该会议的人中，包括中洲在内也有兴亚会员，可见对日中韩同盟的理想的憧憬。

    同时，也想介绍一下黄遵宪所赠的《日本杂事诗》中中洲所写入的评语等。

（翻译：朱志鹏）
三島中洲の筆談録3種の紹介
二松学舎大学　　町　泉寿郎
日本の開国によって外国人との直接交渉が可能になり、かつ日本の知識人が漢学の素養を保っていた幕末明治期、国内外において漢文による厖大な筆談録が生み出されたが、その多くは従来の近代東アジア交流史の研究対象となっていない。宮島誠一郎や大河内輝声など明治知識人と公使館員等の清国人との交流を示す著名な筆談録も知られるが、筆談録の全貌を把握するには更なる研究蓄積が必要である。二松学舎の創設者であり明治期漢学者として知られる三島中洲（１８３１～１９１９、名は毅）もまた清国人・朝鮮人とのいくつかの筆談録を残しているので、ここに紹介する。
中洲が清国人と初めて筆談の機会を持ったのは、１８６３年１月１１日・１３日（文久２年１１月２２日・２４日）に西国情勢探索の途次、長崎大浦の英館に寄寓中の林雲逵（嶺南出身）と面会した時で、筆談内容からこの時点で中洲が持っていた清国情報や国際情勢認識がうかがえる。
１８８１年（明治１４年）、朝鮮の開化派の僧侶李東仁らが計画した朝士視察団が来日し、日本の状況視察が行った。７月９日、朝士厳世永（司法省の視察を担当）の随員武官崔成大は、中洲宅を訪問して筆談を交わした。両者は儒教道徳をめぐって自説を主張して譲らず、忌憚のない意見交換を行っている。
１８８２年（明治１５年）１月１０日、中洲は清人張滋昉を自邸に招いて筆談した。中洲は興亜会席上で張滋昉が披露した朝鮮人に贈る詩を推重した。中洲自身を含めてこの日の同席者にも興亜会員があり、日中韓の同盟の理想を共有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
　併せて、黄遵憲から贈られた『日本雑事詩』に中洲が書き入れた評語なども紹介したい。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在日笔谈资料研究
——《大河内文书》与《宫岛诚一郎文书》之比较

南开大学  刘雨珍

    笔者于2010年编校出版了《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收录了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赴日期间（1877-1882），与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等明治时期日本人及朝鲜修信使金宏集之间的笔谈资料六种。就规模之庞大与内容之丰富而言，《大河内文书》与《宫岛诚一郎文书》堪称其中之代表。

    本报告即以《大河内文书》与《宫岛诚一郎文书》为中心，对二者的形态、内容、特色及整理工作中的难点等问题进行梳理和比较，以阐明笔谈资料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清朝初代駐日公使館員在日筆談資料研究

―「大河内文書」と「宮島誠一郎文書」の比較

南開大学 劉雨珍
  筆者は2010年に『清朝首届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を刊行し、何如璋、張斯桂、黄遵憲、沈文熒ら清朝初代駐日公使館員の日本駐在期間（1877－1882）に、大河内輝声、宮島誠一郎、石川鸿斎、岡千仞、増田貢ら明治期日本人および朝鲜修信使金宏集との筆談資料六種を収録した。中でも、規模の大きさと内容の豊富さから言うと、「大河内文書」と「宮島誠一郎文書」はその代表格と言ってもよい。

  本発表では、「大河内文書」と「宮島誠一郎文書」を中心に、この二つの筆談資料の形態、内容、特色そして整理上の難点などについて比較研究し、筆談資料の持つ多様性と複雑性を明らかにしてみたい。
近世初期日本儒者和朝鲜通信使的“对话”
——金刚寺所藏的三宅元庵、朴安期笔谈资料的介绍
神户学院大学法学部　米田真理子
    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的天野山金刚寺所藏的圣教箱中发现了一册日本儒医三宅元庵与朝鲜通信使朴安期（号螺山）的毛笔笔谈书籍，共有十张纸，附有封面，包背装订。对用“敬启”开首的三宅元庵的文章，朴安期用相应的“奉复”一词来进行唱酬。全书没有书名、后记和序跋，成书过程不详。因朴安期在宽永二十年（1643年）作为朝鲜通信使来日，所以该书应是在此时期与三宅元庵的一个笔谈记录。
    因该资料属于新发现，所以本发表首先将对其内容进行介绍。然后根据文中中出现的人物来进一步推断笔谈的具体时期，在分析资料性质的基础上，对近世初期的笔谈意义也进行考察。对于朝鲜通信使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同时和日本儒者之间笔谈资料的介绍也不在少数，通过和这些成果的对比，拟对本书的地位作进一步探讨。
   此外，在金刚寺还发现了另一个与朝鲜通信使相关的史料，即享保四年（1719年）的《朝鲜国王进献之次第》。这些资料与金刚寺之间的关系迄今不明，因此，本发表也将言及金刚寺经藏的性质。（翻译：陈小法）
近世初頭における儒者と朝鮮通信使との〈対話〉
―金剛寺所蔵三宅元庵・朴安期筆談資料の紹介―
神戸学院大学法学部　米田真理子
 大阪府河内長野市の天野山金剛寺に所蔵される聖教箱から、日本人と朝鮮人との遣り取りを書き留めた一冊の書が見出された。墨付十紙に共紙の表紙が付された、仮袋綴の冊子本である。日本人は三宅元庵という儒医であり、一方の朝鮮人は朴安期（号・螺山）という。「敬啓」で始める三宅元庵の文章に対して、朴安期が「奉復」を冠して応じる形の唱酬が記されている。本書には書名や奥書・識語は無く、成立の詳細は不明だが、朴安期は寛永二十年（1643年）に朝鮮通信使の一人として来日した人物であり、本書はその際に、三宅元庵との間でかわされた筆談を書き留め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が推測される。
 本書は新出資料であることから、発表では、その内容を紹介することから始めたい。文中に登場する人物の特定を行い、筆談が行われたより具体的な時期を推定して、資料の性格を明らかにするとともに、近世初頭に行われたこの筆談の意味を考察する。また、朝鮮通信使については既に研究の蓄積があり、日本人儒者との筆談資料も数多く紹介されている。それらとの比較を通して、本書の位置づけを試みようと思う。
 なお、金剛寺では、現時点までに、もう一点、朝鮮通信使に関係する資料の所蔵が確認されている。享保四年（1719年）の「朝鮮国王進献之次第」である。これらの資料が金剛寺にもたらされた経緯はつまびらかにし得ないが、かかる資料を所蔵する金剛寺経蔵の性格についても言及できればと考える。
明代中日文人笔谈之研究
全文
陈小法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提起笔谈，一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文学体载的一种，即笔记类著作，著名的如《梦溪笔谈》；二是通过相互书写文字来交换意见或发表见解。尤其是后一种，通过书写汉字或文言文，使得汉字文化圈地域内的不同语言知识分子能够相互交流。应该说，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自古以来就是中、日、朝甚至越南等知识分子之间用来进行交流的重要方式，然对这种“沉默的会话”的研究，从目前发表的主要成果来看，中日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清代时期，主要的有实藤惠秀《大河内文书——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游》（平凡社1964年）、实藤惠秀·郑子瑜合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陈捷《楊守敬と宮島誠一郎の筆談録》（《中国哲学研究》12，1998年）、伊原泽周的《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究》（中华书局2003年）、刘雨珍《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参与笔谈的人物涉及外交官、文人、政治家、医生等，尤其是偏重黄遵宪与日本人的笔谈研究为主，笔者认为略显不足和遗憾。

其实，中日文人之间的笔谈历史，可以说只要两国人士一有往来几乎就会有这种交流方式存在，因此，不难想象其历史的悠久性。而确切有文献记载的也至少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那时的遣唐使就有与中国文人笔谈交流的断片记载，如804年入唐担任文书工作的上毛野颕人虽然不会说中文，但在遇到通事不能翻译的时候，自己就采取笔谈来进行和唐人交流[1]，而1171年入宋的日僧觉阿在参谒灵隐寺住持瞎堂慧远时，也依靠笔谈进行问答[2]。到了明代，随着人员往来的频繁和数量的激增，这种记载就更多了。不仅在遣明使日记中有较多的记载，在明人的各种文集、五山日僧的笔记中都有出现。

一、笔谈中善书的日本人

（一）善书札的入宋僧寂照

中国文人历来重视书法，甚至有“书如其人”之说。笔谈不同于口述，除学识外，双方的书法水平也一览无余。尤其是一名外国人，如有一手好字，自然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古代来中国的日本人中，善书的不少，但较早通过笔谈而留史册的恐怕要数入宋僧寂照了。关于他，杨亿在《杨文公谈苑》中有如下记载：

景德三年，予知银台通进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言，善书札，命以牍对，云：“住天台山延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号圆通大师。（后略）” [3]
即景德三年（1006），杨文公就职银台通进司时，以寂照为首的日僧来朝，杨与寂照进行了会谈，由于日僧不懂华语但善于书札，会谈实际上以笔谈的形式进行。

时隔三百多年后，明代的陶宗仪在《书史会要》卷八“外域”的“日本国”条中，在介绍日本书法的时候，也提到了寂照。

于宋景德三年，尝有僧入贡，不通华言，善笔札。命以牍对，名寂照，号圆通大师。国中多习王右军书，照颇得笔法。后南海商人船自其国还，得国王弟与照书，称野人若愚。又左大臣滕原道长书，又治部乡源从英书，凡三书，皆二王之迹。而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书者亦鲜能及，纸墨光精。左大臣乃国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也。 [4](610-612)
陶宗仪不仅提到寂照善书，而且还指出了他的书风，即颇得王右军笔法。接着，陶宗仪又写道：

曩余与其国僧曰克全字大用者，偶解后于海陬一禅刹中，颇习华言。云彼中自有国字，字母仅四十有七，能通识之便可解其音义。因索写一过，就叩以理，其联辏成字处，髣髴蒙古字法也。全又以彼中字体写中国诗文，虽不可读，而笔势纵横，龙蛇飞动，俨有颠素之遗则。今以其字母附于此云。 [4](610-612)
在某禅寺中，陶宗仪邂逅了一位名叫“克全大用”的日僧。由于克全大用精通汉语，所以一般交流无需用笔谈。但是，涉及国字假名的时候，克全大用还是用笔谈的方式向陶宗仪作了解释，并用假名文字写了中国式诗文。陶宗仪看来，这种文字虽然完全看不懂，但颇有张旭、怀素的遗风。最后，陶宗仪还把克全大用写的假名附在了后面。可以说，不是笔谈的话，也就没有这份中国文献中最早最全的日本假名文字记载了。正因如此，此书刊刻几十年后，也传到了日本，并成为日僧谈论的话题。在日僧瑞溪周凤的《卧云日件录拔尤》“康正二年（1456）三月十六日”中有如此记载：

外记又话：近年自大明曰《书史会要》者来，中载日本伊路叶。东福寺僧持之云云。[5]

当然，明代来中国的日僧中，尤其能书的要数仲方中正和东林如春两位。

（二）仲方中正书“永乐通宝”
某天，仲方中正的儿子心月梵初拿着一幅秘藏的山水画《江山小隐图》给当时著名的五山禅僧横川景三（1429～1493）观看，见上有仲方中正的真迹题跋，于是横川景三披露了以下一段佳话：

应永辛巳，从国信使而南游，盖奉钧命也，时大明永乐纪元也。于是乎，我使者不通华言以牍奏对，天子以老人善于笔札，试御书院，遂命老人书“永乐通宝”四字，铸之铜钱。书“相国承天禅寺”六字绣之法被，以赠我国，国人到今荣焉。[6]
上文提到的应永辛巳（1401年）从国信使南游的就是仲方中正（1373～1451）。他是临济宗梦窗派禅僧，讳中正，通称正藏主，道号仲芳(仲方)。出生相模镰仓(神奈川)，师从昙仲道芳。精通书法，世称“正藏主样”。1401年随遣明使坚中圭密入明，回国后的应永二十（1413）年左右入住相国寺，近侍历代鹿苑院的塔主。留守位于鹿苑院内的足利义持的寮舍荫凉轩，作为将军与僧录之间的联系人。元朝移民林净因（自称是林和靖后裔、随日僧龙山德见东渡）的曾孙有兆妙庆禅门之妻伟芳宗奇，乃仲方中正的侄女。[7]在其影响下，将军足利义满、义持、义教相继皈依佛门。
在明期间，因不会中文，遇事只能笔谈。仲方中正漂亮的书法引起了明朝文人的关注，并传到了当时永乐帝耳里，永乐皇帝亲自召他在皇宫书院面试，果然名不虚传，于是命其书写铜钱“永乐通宝”四字。同时，永乐帝也特赐一幅写有“相国承天禅寺”六字的法被以示褒奖，日本人至今引以为傲。

关于这段逸闻的真实性，曾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因为让一名外国僧人书写本国铜钱的文字显得不可思议，同时中国文献也没有任何记载。但也有信者，如日本学者东野治之认为，横川景三的记载与这段佳话发生只相距七十余年，而且是当着仲方中正儿子心月的面。因此，臆造的可能性较低。再，永乐通宝这一铜钱主要用于赏赐外国，并不是明朝国内通用货币。基于以上这两点，东野治之认为仲方中正题写永乐通宝是可信的。[8] 

（三）东林如春书“鸿胪卿寺”匾额

日僧仲方中正书写明朝铜钱文字“永乐通宝”已是广为人知的中日交流佳话，而同样是日僧的东林如春奉诏为当时大明官衙“鸿胪卿寺”题写匾额之逸事，却鲜为人知。

话说日本永正十五（1518）年，东林如春已经圆寂二十八年整，在其牌位迁移仪式上，建仁寺住持月舟寿桂在所做的法语中，首次披露了上述消息：

师越州人也，恂恂不言，研精芸苑，学松雪书，咄咄逼真。壮年居洛建仁，以任书记，中年从国信使九渊师观光中华，御史张楷作诗唱和。能书之名振于中朝，天子降诏，书鸿胪卿寺之额，师泚颡而退，诏命不允，挥毫应之，观者绝倒，颇被圣眷。咸谓：不图斗南之后，日本复有此僧。 [9](315)
从上文可知，东林如春平时恭谨温顺不善言辞，精研书法而深得赵子昂之神韵。中年从师九渊龙琛来明，与宁波文人张楷有诗文唱和。明帝得知其书名后，诏其书写“鸿胪卿寺”衙门的匾额，开始东林如春辞退，但诏命不肯，于是挥毫拨墨，观者无不惊叹，明帝十分喜爱。都说没想到在斗南之后，日本还有如此杰出的僧人！

文中提到的“斗南”，全名“斗南永杰”，是日本杰出的书家，深得唐朝虞世南笔法，有“杰斗南样”之称。其出生地、生卒年皆不详。只知为临济宗焰慧派僧，师事南禅寺少林庵的春谷永兰，中年入元。[7](496)据季弘大叔《蔗轩日录》文明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条的记载，“贞庵、双桂、斗南为少林三绝。斗南为兰春谷之弟子。”[10]可见斗南的书法被称为南禅寺少林庵的一绝。日本相国寺的兴彦龙评其书法曰：“斗南翰墨续谁灯，咄咄休言逼永兴。书止晋人人不会，梅花直指付倭僧。”[11]
不仅如此，斗南来到中国后，其书名也闻名中国。明代朱谋垔在《续书史会要》中提到日本书法家时，就有“释永杰，字斗南，扶桑人，书宗虞永兴。”之记载。遗憾的是，斗南最终有无归国，不得而知。日本学者上村观光认为其归国了，并曾住城州鸣泷村妙光寺，而玉村竹二则认为这没有任何根据，不足为信。而伊藤幸司认为斗南和其他三位日僧一起，被发配到了云南，最后葬身大理。[12]
明朝人把东林如春的书法与斗南永杰相比，可见其书艺高超之一斑。

二、《笑云入明记》中的笔谈

景泰四（1453）年，日本派遣九艘遣明船来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从僧笑云瑞作为其中一员把整个朝贡过程进行了简单记录，这就是《笑云入明记》。因当时的正使是东洋允澎，所以日记又称作为《允澎入唐记》而广为人知。但由于东洋允澎于景泰五年五月十九日圆寂于杭州武林驿，加之真正的作者为笑云，所以用《笑云入明记》一名也许更为合适。

如此众多的日本人在中国历经九百多天，自然少不了各种交流。由于语言障碍，笔谈也自然可以想象。因相关资料不多，所以我们主要还是根据上述日记来做追踪考察。

（一）笑云瑞的笔谈

首先，来看看日记的作者笑云瑞的笔谈情况。细读全文，似乎只有一处出现了笔谈的交流方式。那就是景泰五年四月十三日条中有如下记载：

一秀才来，予问地图，才乃冠中出小笔书曰：此地春秋属吴，战国属越，后属楚。初置金陵邑，秦改曰秣陵。吴大帝都此，改曰建业。晋武帝改为秣陵。又分北为建业，改业邺，复改为建康。东晋元帝渡江复都焉。又为丹阳郡。宋、齐、梁、陈因之。唐、宋之后，元又都焉。札牙笃皇帝至顺元年，改建庚（康）为集庆路，方今大明立极之初，定鼎于此，改曰应天府云云。[9](222-223)
笑云向一位秀才打听南京的地图，于是这位秀才从帽子中取出小笔，详细进行了笔录。根据秀才写的内容来看，南京的历史演变确实很复杂，不要说是向一名外国人，就连本国人也不一定理解得了，何况是口述的话，其难度更可想象。那么，为什么笑云很少与中国文人进行笔谈交流呢？原因在于笑云懂中文。景泰五年六月一日有以下的记载：

入勤政堂，见陈大人。予说北京南台之事，大人喜。予粗通语音。[9](228)
回到宁波后的笑云，向陈大人汇报了北京朝贡的情况，大人听后很高兴。接着，笑云特意注上一笔，说自己粗通语音。估计是笑云用中文把北京复杂的朝贡过程陈述了一遍，陈大人表示听懂了，所以笑云认为自己懂点中文。其实，这是谦虚，根据日记来看，笑云的中文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一般会话没有问题。不仅如此，还精通汉诗。景泰四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的笑云赋诗一首，呈予中书舍人，这位舍人给与了很高评价，说：“外域朝贡于大明者凡五百余国，唯日本人独读书。” [9](205)
（二）九渊龙琛的笔谈

下面，就与笑云瑞同时来中国的另一遣明使九渊龙琛的情况做个考察。

关于九渊龙琛的介绍，笔者之前曾做过一些考察，不再赘述。[13]仅就他与明朝文人的笔谈作一研究。

在日僧正宗龙统的诗文集《秃尾长柄帚》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日东九渊叟，偕其法侄南叟朔上人，公事之暇，过飞虹，诣予蜗居。焚香啜茗，笔话移时，意蔼如也。袖中出诗什数章见示，予熟览之，乃知为朔公之弟正宗统上人之大作也。视其字画遒美，句法清新，矧复友爱之情，隐然见于言外，绰有三百篇之遗意焉。虽中华有作者，亦不能远过矣。可羡可羡。九渊谓予曰：“正宗所居，扁曰萧庵，愿赋一诗，寄以赠文，不亦可乎？”予因慕其才，故不辞而为书一绝以奉，尚希道照甚幸。斋居幽爽绝尘氛，华扁书萧忆子云。最爱高僧才器美，天葩落笔吐奇芬。大明景泰五年岁次甲戌仲春既望日，大兴隆前堂金台质庵寄奉。[14](5)
景泰五年二月十六日，日僧九渊龙琛偕法侄南叟龙朔拜访北京大兴隆寺的质庵文淳禅师，三人“焚香啜茗，笔话移时”后，九渊龙琛拿出南叟龙朔之弟正宗龙统上人的作品，请质庵文淳题跋。三百多篇的作品不仅字画遒美，而且句法清新，富有友爱之情，所以质庵文淳感动之余赠诗一首。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画线的两句，中日友人之间虽然语言不通，但一边焚香品茗，一边通过笔谈进行交流，气氛非常融洽。不难想象，后面主客之间的求诗、赋诗都是通过笔谈而完成。

不仅如此，九渊龙琛还向宁波文人卫时用也求得了正宗龙统的赞文，全文如下：

九渕大和尚一日过予，茶话之间而曰：“吾国一僧，讳龙统，字正宗者，聪明特达人也。八岁能诗，披云扫雾，二十四年，经天纬地，一时英俊，咸仰余光而走下风，是亦斗南一人耳。”予闻是言，心甚歆慕，但以不获聆清诲于左右为恨，是以辏得俚言一律，录奉正宗上人法座前，伏希，过目呵呵，掷之幸甚。青年德望冠时髦，志气凌云万丈高。海外共夸骐骥足，斗南争覩凤凰毛。诗才李杜声名匹，文势欧苏气象豪。几度相忆欲相见，烟波渺渺梦魂劳。四明西山小隐卫时用谨奉。[14](5)
可以想象，九渊龙琛与宁波文人卫时用之间也是一边喝茶一边以笔谈的形式进行交流。

三、宁波人宋素卿与日本人的笔谈

明代时期渡日的中国人中，除政府使节外，大量的是被倭寇掳走的无辜百姓，当然也有少量因走私而私自东渡或亡命之人。政府使节出使日本时，当然配有正规的通事，而其他途径来到日本的中国人，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问题。在此，以东渡日本的宁波人宋素卿为例进行说明。

关于宁波人宋素卿，笔者曾做过专题研究。[15]因父亲、叔叔都是与日商进行海外贸易的牙人，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不惜冒险潜入日本。东渡后的宋素卿，由于生性聪慧，得以进入日本的上层社会，得到大名的重用，最后如愿以偿，成为了中日贸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惜的是，在嘉靖二年的宁波争贡之乱中出了问题，最终死于杭州狱中。

但是，虽然宋素卿可以说曾叱咤于中日交流舞台，但初到日本的几年，也是语言不通，交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据为证：

日本室町时代后期

 HYPERLINK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85%AC%E5%AE%B6" \o "公家" 公家

 HYPERLINK "http://ja.wikipedia.org/wiki/%E4%B8%89%E6%9D%A1%E8%A5%BF%E5%AE%9F%E9%9A%86" \o "三条西実隆" 三条西实隆的日记《实隆公记》
卷三下“明应七年九月十四日”条中有这样的记载：

东福寺了庵和尚入来，茶十袋被惠之，暂谈法语等。又先日来朝之唐人来，件诗等被携来。手迹如日本人，虽无殊事注左。不能通语之间，先记之问答云云。

“明主尊僧否？明臣何姓名？”

“明州人，姓朱氏，名缟，字素卿。今日特来游东福寺，吾不知大长老尊名，可书尊名之？”

“慧山住持桂悟，特来山中，宓望佳制一篇。”

“今夕此无价轩中一宿为幸。”

“明日早辰去参拜。”

“大人忙，不得在贵寺宿之。”

大明朱素卿，昨来游此山中，特蒙礼谒于丈室，求赋诗不作而归，遂宿万年祖堂下，寄短篇以谢。

素卿明国杰，踰漠到扶桑。

风化无殊域，古今朱紫阳。

                    惠山桂悟拜

昨游东福禅寺，万年室而留宿之。今早惠日老师父赐尊诗一首，猥奉和高韵，改正幸之。

老禅通特达，朱子宿公桑。

天下皆归德，仰看惠日阳。

                四明朱素卿稿
奉印 [16]
那天，宁波人宋素卿来拜访三条西实隆，恰好了庵桂悟也在座，上述内容就是宋素卿和三条西实隆以及了庵桂悟之间初次见面时的笔谈记录。

明应七年（1498）九月十四日，宋素卿（根据他本人的笔谈内容，实姓“朱”，名缟，字素卿）携诗去拜访三条西实隆。两“不能通语”，所以只好笔谈。三条西实隆问了宋素卿两个问题：一是大明皇帝崇佛吗？二是贵姓？第一个问题没有记录，第二个问题宋素卿做了详细回答。可见两人是第一次见面。宋素卿又问三条西实隆东福寺的住持是谁？回答说是了庵桂悟。当夜，朱缟宿于无价轩，次日去参拜了东福寺并与了庵桂悟有诗文往来。因此，朱缟初次去三条西实隆府邸时，才结识了了庵桂悟。 

了庵桂悟（1425-1514）是日本室町时代中期至战国时代著名的临济宗禅僧，讳佛日禅师。1478年出任东福寺住持，因三条西实隆的推荐经常在朝廷说法而一举成名。

 HYPERLINK "http://ja.wikipedia.org/wiki/1506%E5%B9%B4" \o "1506年" 1506年，后土御门天皇任命他为遣明使正使，1511年入明，1513年回国。在宁波期间，与当地文人有许多交流，特别是与王阳明的交流被称为中日佳话。
   

四、结语

明代宁波人余永麟在《北窗锁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嘉靖乙亥，入贡正使石鼎、周良、珠宣、用琳皆解文字者也。余每致笔谈，多重佛略儒。五经用《汉隽》，王弼、郑玄之徒皆彼所深信。医用旧方，而略发挥。诗尚纤巧，又元体之下者题咏颇多。 [17]
嘉靖乙亥即1539年，这年是宁波争贡事件之后迎来的首批日本朝贡使节，正使为湖心硕鼎即上述史料中的“石鼎”，副使为策彦周良，这两人博学多才，精通汉文。而文中提到的珠宣、用琳也为本次遣明使。根据余永麟的记载，他俩也懂文字。虽然相互之间语言不通，但通过与他们的多次笔谈，得知日本国内当时儒学、佛教、医方、诗风等情况。当然，这次遣明使的笔谈交流绝不限于这些，这在策彦周良的朝贡日记《初渡集》中有详细记载，限于篇幅，容待日后专题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明代时期的中日文人笔谈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参与笔谈的中国人中既有一般知识分子、文人、僧侣，也有官员甚至是一国之君。而日方主要是僧侣，当然也有公家即朝廷官员，如上述的三条西实隆。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在日本，僧侣是汉学水平最高的阶层。

第二、笔谈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两国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更多的是文人之间的闲谈与文笔活动，如诗文唱和、题写序跋等。

第三、正是通过笔谈这种特殊的交流方式，即可以及时准确获取外国的信息，同时也作为文字材料保存了下来。

第四、参与笔谈的日本人中，善书的为数不少，给当时的明朝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中也可见遣明使素质的一斑。

第五、无论是在中国与日人笔谈的明朝人，还是东渡的明朝人，他们的学识获得了日本人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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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守敬旅日期间笔谈的新资料

——《惺吾谈屑》初探　　　　　　　　　　　　　       
金程宇（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教授）

孙立（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博士生）

    杨守敬是清末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1880年赴日，在日期间，购置大量中国失传古籍，对中国学术影响极大。由于言语不通，杨氏与日人交往多用笔谈，部分得以保存，成为研究杨氏和中日学术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惺吾谈屑》属新发现的杨氏与日人笔谈的资料，约作于1880、1881年左右。原手稿未见，仅存抄本（私人收藏），部分内容除见于《八棱研斋随录》外，绝大多数仅见于此书，故弥足珍贵。

   《惺吾谈屑》共两册，数万言，在现存杨氏笔谈中属数量最大宗者。所涉内容颇为丰富，如杨氏名号由来，饮食喜好，公使馆人事纠纷，以及相关人物臧否、中日书法优劣、《古逸丛书》刊刻经委等内容，均有所涉及，堪称研究杨氏在日时期的第一手资料，还原了大量历史细节，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楊守敬在日中の筆談新資料

―『惺吾談屑』を初探－

金程宇（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教授）

孫立（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博士後期）

楊守敬は清の時代の末期に日中交流史上において重要な存在である。彼は1880年に渡日し、在日する間に大量の中国で紛失した古籍を購入し、中国の学界に極めて大きいな影響を与えた。言語が通じていなかったの故に、楊氏は日本人と交流する時の多くは筆談を使い、それは部分的に保存され、楊氏及び日中学術交流史を研究する重要な資料になった。『惺吾談屑』は新たに発見された楊氏と日本人の筆談の資料に属し、約1880年か1881年ごろに作られた。原稿は発見されていなく、抄本（個人収蔵）のしか発見されていなかった。『八棱研斎随录』にある部分的な内容は別として、大体の内容はその抄本でしか見られる。故に、極めて貴重である。

   『惺吾談屑』は二冊であり、何万字を擁し、現存する楊氏の筆談の中で一番大量である。楊氏という名号の由来、飲食好み、公使館の人事紛争、関連人物の優劣、日中書道の優劣、『古逸叢書』が刊行された経緯などのような内容は全部言及され、内容はきわめて豊富である。楊氏の在日する時期を研究する初出の資料と言え、大量の歴史の細部を復元し、非常に高い学術の価値を持っている。

（翻訳：達菲）
藤原惺窝与朝鲜战争俘虏的笔谈

明治学院大学  田村　航                         

原惺窝（1561～1619）留下了天正18年（1590）7月的《朝鲜国使黄允吉・金诚一・许箴之的笔语酬和》、文禄2年（1593）5～6月的《对明国讲和使徐一贯・谢用梓的质疑草稿》、庆长3年（1598）秋至冬的《姜沆笔谈》、《与朝鲜战争俘虏的笔谈》等笔谈史料。其中，因为对于《与朝鲜战争俘虏的笔谈》除了太田青丘氏的内容介绍外再无先行研究，本稿在明确这一史料中引用的汉籍上，将尝试探寻与该时期学问动向的关联。

　  原本在笔谈这一背景下，有但马竹田城主赤松广通开展的四书五经的抄写活动。惺窝基于程朱学加以训点，把银钱作为交换条件托付以姜沆为首的朝鲜战争俘虏们抄写，但是俘虏们用所得银钱展开的逃亡计划在秘密地进行，抄写时也频频出现错字・漏字・遗漏等现象。因此，惺窝通过笔谈向俘虏询问情况。

　  惺窝以误写为由指出俘虏缺乏“笃实”，俘虏们以《诗经》的“乱我心曲”为典把思乡作为理由。接着惺窝以《论语》的“君子固穷”为据，指出俘虏们对于境遇不满的错误，而俘虏采用了《中庸》的一节——“虽旧君子素其位而行”，言明心中曾怀有这样的理想。

　  在此交流中，惺窝说到程颐在《大学》的注中提到的“亲民”“新民”问题，特别指出“新民”不是“正”，“新民”也不是“非正”。这反映了惺窝认为出自王阳明的《古本大学》“亲民”是正确的这一自身的学问立场。此外，可以确认与惺窝编《文章达德纲领》中司马光的关联。另一方面，提及俘虏思乡的《白氏文集》中的“悲火烧心曲　愁霜侵发根”可以看做是是相对较少的朝鲜接受白乐天的一例，也成为了那波道円在出版《白氏文集》时基于朝鲜版的背景。（翻译：达菲）

藤原惺窩と朝鮮役捕虜の筆談

明治学院大学非常勤講師　田村　航

藤原惺窩（1561～1619）は、天正18年（1590）7月の「朝鮮国使黄允吉・金誠一・許箴之との筆語酬和」、文禄2年（1593）5～6月の「明国講和使徐一貫・謝用梓に対する質疑草稿」、慶長3年（1598）秋から冬ごろの「姜沆筆談」「朝鮮役捕虜との筆談」などの筆談史料を残している。なかでも「朝鮮役捕虜との筆談」については、太田青丘氏による内容紹介以外には先行研究がないため、本報告ではこの史料で引用された漢籍を明らかにしたうえで、当該期の学問動向とのかかわりを探ってみたい。

　そもそもこの筆談がなされた背景には、但馬竹田城主赤松広通がすすめた四書五経の筆写事業がある。ここで惺窩は程朱学にもとづく訓点をほどこし、姜沆をはじめ朝鮮役の捕虜たちに銀銭とひきかえに清書を依頼した。ところが、獲得した銀銭による逃亡計画が秘密裏に進行していたこともあってか、清書のさいの誤字・脱字・遺漏等が頻出した。そこで、惺窩は捕虜に筆談をとおして事情を問い質したのである。

　惺窩が誤写の原因として、捕虜の「篤実」のなさを指摘したのに対して、捕虜は『詩経』の「乱我心曲」を典拠にやまざる望郷の念を理由とした。さらに惺窩は『論語』の「君子固窮」をふまえ、虜囚たる境遇に不満をいだく非を唱えると、捕虜は『中庸』の一節をとり、「雖旧君子素其位而行」とかつてはそのような理想を胸にしていたことを言明した。

　こうしたやりとりのなか、惺窩は程頤が『大学』の「親民」を「新民」とした注に触れ、とくに「新民」が「正」というわけでもなく「親民」が「非正」でもないことを語った。これは惺窩が王陽明の『古本大学』を是とし「親民」のほうを妥当とする自らの学問的立場を反映したものである。また惺窩編『文章達徳綱領』における司馬光との関連も確認できる。一方捕虜が望郷の念を訴えるのに言及した『白氏文集』中の「悲火焼心曲　愁霜侵鬢根」は、比較的少ない朝鮮における白楽天受容の一例と見なせるうえ、那波道円が『白氏文集』刊行のさい、朝鮮版にもとづいた背景ともなりうる。

朝鲜通信使交流中的医学笔谈
                      北京中医药大学  梁永宣
据调查，江户时期自庆长十二年（1607）到文化八年（1811）12次朝鲜通信使赴日交流中，目前保留有与医学相关的笔谈约32种，其中20种保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其余分散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富士川文库、东北大学图书馆狩猎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九州大学图书馆、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等多处，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也藏部分。
总结日朝医家笔谈交流的特点为：
1．笔谈多处涉及中医学内容，说明大量中医学著名书籍在19世纪初之前已流传到朝鲜及日本。
2．参加笔谈的日朝二国医家均有一定知名度。朝鲜良医奇斗文、权道、赵崇寿、李慕庵等人物均有史可查；日方医家如稻生若水、竹田定直、北尾春圃、橘元勲、河村春恒、丹羽贞机、山田正珍等人，在日本医学史上广为人知。
3．日本朝鲜医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侧重点各有不同。朝鲜良医中国的医学理论涉及广，掌握精通，应用灵活，在辨证论治的临床应用方面有独到之处，但对药物学知识的重视程度不及医学理论。日本医家笔谈问题以药物学知识为主，重视药物形态、药物修治学、用量以及度量衡等，而研究基础理论及针灸内容较少。
4．日朝双方医家笔谈气氛非常友好，交流后的日本医家更重视资料整理。

朝鮮通信使との交流における医学筆談
                      北京中医薬大学  梁永宣
朝鮮通信使は江戸期の慶長十二年（1607）から文化八年（1811）まで、12回にわたり日本を訪れて各地で交流した。当時の筆談録では医学に関連する約32種が現段階で確認され、うち20種が東京の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に保存されている。これら以外は京都大学図書館富士川文庫、東北大学図書館狩野文庫、東京大学図書館、国立国会図書館、東京都立中央図書館、九州大学図書館、大阪府立中之島図書館などに分散し、韓国国立中央図書館にも一部が所蔵されていた。

日・朝の医家がおこなった筆談交流の特徴は、およそ以下のように整理できよう。
1．筆談の多くは中国医学の内容で、19世紀初の以前で中医学の名著が大量に朝鮮と日本に伝入していたことを物語る。

2．筆談に参加した両国医家は一定の知名度があった。朝鮮良医の奇斗文・権道・趙崇寿・李慕庵などの人物は、みな史籍に記載がみえる。日本の医家では稲生若水・竹田定直・北尾春圃・橘元勲・河村春恒・丹羽貞機・山田正珍など、いずれも日本の医学史でよく知られている。
3．医学知識の重点が日本と朝鮮の医家で相違していた。朝鮮良医は広範囲な医学理論に精通し、臨機応変に応用している。弁証論治の臨床応用でも独創一面があった。しかし薬物学の知識を医学理論ほどは重視していない。一方、日本の医家が筆談する問題は主に薬物学の知識で、薬物の形態・修治および用量・度量衡を重視し、基礎理論の研究および針灸内容は比較的少ない。
4．日・朝双方の医家による筆談の雰囲気は非常に友好的だった。交流後の日本医家はさらに資料の整理も重視していた。
关于琉球真宗法难事件之考察
—以善教寺藏“対辨録”为中心
                           二松学舍大学讲师   川边雄大
江户时期，在薩摩藩统治之下的琉球，受到同藩真宗禁教政策的影响而禁止了真宗，但暗地中真宗门徒依旧传播着信仰。因此，在江户至明治时期，曾三度发生真宗门徒被镇压事件，史称“真宗法难事件”。

本发表主要讨论的“第三次真宗法难事件”是指以下这一系列经由。在明治十年十月暗地进行信仰传播的真宗门徒们被琉球藩庁镇压，他们被判流放、罚金等，不服判刑的東本愿寺与琉球藩庁进行了数次交涉，在明治十一年八月，日本政府即驻扎在那覇的内務省出張所（所長・木梨精一郎）介入此事件，其后琉球藩庁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始末书，使得词事件得到解决（门徒释放，罚金返还）。

对于此事件，曾有玉代勢法雲《真宗法難史》、菊山正明《明治国家の形成と司法制度》以外，还有東恩納寛惇《尚泰侯実録》・《那覇市史》・《沖縄県史》等以书信为中心的资料存在，可均只有部分残片。此外，关于明治时期東本愿寺的琉球布教研究数量较少，布教史上的定位尚未明确，使用東本愿寺资料的研究也尚未进行。
此事件被认为是，最终由内務省出張所的介入而得到解决，可是在先行研究或资料中并未明确具体地说明。
    由此，本发表使用确实与琉球布教有关联的田原法水、小栗憲一等人的资料，尤其是“対辨録”（善教寺藏），探讨東本愿寺和琉球藩庁，以及内務省出張所介入的具体详情。
(翻译：陈韵)
琉球における真宗法難事件に関する一考察

―善教寺蔵「対弁録」を中心として―
二松学舎大学 川邉雄大
江戸期、薩摩藩の支配下にあった琉球では、同藩による真宗禁教政策の影響を受けて真宗を禁止していたが、ひそかに信仰が続けられていた。そのため、江戸期明治期を通じて三度に亙って真宗門徒が弾圧された、いわゆる「真宗法難事件」が発生した。
本発表で検討する「第三次真宗法難事件」は、明治十年十月にひそかに信仰を続けていた真宗門徒が琉球藩庁によって捕縛され、裁判により流刑・罰金刑などに処せられ、これを不服とする東本願寺が琉球藩庁との数度に亙る交渉を経て、明治十一年八月に日本政府すなわち那覇に駐在していた内務省出張所（所長・木梨精一郎）による本事件への介入、その後琉球藩庁が日本政府に対して始末書を提出したことによって解決（門徒の釈放・罰金の返還）を見た一聯の経緯を指す。
従来、本事件については、玉代勢法雲『真宗法難史』や菊山正明『明治国家の形成と司法制度』のほか、東恩納寛惇『尚泰侯実録』・『那覇市史』・『沖縄県史』など書翰を中心とした資料が存在するが、いずれも断片的なものである。また、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琉球布教に関する研究は少なく、布教史上における位置づけもなされておらず、東本願寺側の資料を用いた研究も行われていない。
 そもそも本事件は、最終的に内務省出張所の介入によって解決を見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いかなる介入があったかということは、先行研究や資料からは具体的に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ない。
 そこで、本発表では実際に琉球布教に関与した田原法水・小栗憲一等の資料、とくに「対辨録」（善教寺蔵）などを用いて、東本願寺と琉球藩庁との交渉、そして内務省出張所の介入がいかなるものであったか検討する。
中日近代學人學術交流的珍貴記錄
——日本漢學家諸橋轍次與中國學人的筆談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  卞東波

內容摘要

    諸橋轍次（1883—1982）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漢學家，《大漢和辭典》的編纂者，曾為靜嘉堂文庫的文庫長。他於1919—1921年間在中國北京大學留學，留學期間他廣泛與中國學者接觸，並到中國各地訪問古跡，拜訪當地學人。他與中國學者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用漢語筆談，目前這些筆談資料依然完好地保存著，可謂近代中日學人交流的寶貴文獻。由於諸橋先生訪問中國的主要目的是與中國學者交流經學研究，特別是宋代理學研究，所以這些筆談很大部分是諸橋先生與中國學人討論經學研究以及宋代理學研究心得以及研究方法的，具有很強的專業性。與諸橋先生筆談的中國學者大部分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流學者，如胡適、蔡元培、楊樹達、繆荃孫、葉德輝、馬敘倫等人；還有一部分是所謂的前清“遺老”，如陳寶琛、柯劭忞、沈曾植等人；另有一部分是中國的地方知識份子，如孔子弟子言偃的後人常熟言調甫；還有個別是中國的政治人物，如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以及安陽當地的縣長；除此之外，諸橋先生還與朝鮮漢學家金允植有過關於經學的筆談。與諸橋先生筆談的最特別的一個人物是章太炎。可見，諸橋先生與中國學人交流層面之廣泛。筆談的地點，除北京之外，還有江蘇、湖南等地。這些筆談有很強的學術性，每次筆談都可視為一篇學術劄記。筆談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到中國的禮學研究與家族制度，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中國思想界的狀況，北洋政府治下的官場生態，五四運動後新舊思想激蕩下的中國學界狀況，以及民國初年新舊知識份子的生存況態。由於這些筆談皆由談者親自書寫，從中可見窺見交談者的心態；筆談者皆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是研究這些名人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由於筆談者是中日兩國學人，諸橋先生在日本漢學漸衰之際，毅然到中國來向中國學者問學，態度之虔敬，對中國學人之尊敬；而中國學者傾心交流，竭誠以告，皆令人印象深刻，留下了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目前，學界只公佈了胡適與諸橋先生的筆談，其他學者的筆談尚未公佈。最近筆者參與了由日本佛教大學李冬木先生主持的筆談研究計畫，已經完成了所有筆談的整理工作，相關成果將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中日近代学者学術交流の貴重な記録
——日本漢学者諸橋轍次と中国学者の筆談——
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  卞東波

諸橋轍次(1882－1982）、日本近代著名な漢学者、『大漢和辞典』の編纂者、静嘉堂文庫の文庫長である。彼は1919－1921年の間で中国北京大学留学したことがあり、この間、彼は広く中国の学者と接触、中国各地古跡と当地の学者を訪問した。彼は中国学者との交流方式は中国語で筆談することである。今、これらの筆談資料は依然としてきちんと保存されている。近代中日学者交流の貴重な文献とも言える。諸橋さんは中国を訪問の目的は主に中国学者と経学研究特に宋代理学研究を交流するから、これらの筆談はほとんど諸橋さんは中国学者と経学研究及び宋代理学研究の心得またその研究方法についてのである。専門性が強い。諸橋さんと筆談したの中国学者は大部分中国近代史上の一流学者で、例えば胡適、蔡元培、楊樹達、繆荃孫、葉德輝、馬敘倫などである。もう一部分は清の「遺老」で、例えば陳寶琛、柯劭忞、沈曾植である。また、一部分の中国地方知識分子もいる。例えば、孔子の弟子である言偃の後人の常熟言調甫である。また、中国の政治人物もいる。例えば、北洋政府国務総理靳雲鵬及び安陽當地的縣長などである。そのほか、諸橋さんは朝鮮漢学者の金允植とも経学関係の筆談もしたことがある。諸橋さんと筆談してもっとも特別なのは章太炎である。これから見ると、諸橋さんは中国学者との交流が幅広い。筆談のところといえば、北京以外は、江蘇、湖南などである。これらの筆談は学術性が強く、学術劄記とも言える。筆談の内容は非常に豊かで、中国の礼学研究と家族制度から、二十世紀十、二十年代の中国思想学界の状況、北洋政府統治に基づく官僚生態、五四運動後の新旧思想激闘の中国学界状況、民国初年の新旧知識分子の生きる状態なども及んでいる。これらの筆談は全部交流両方自ら書いたので、ここから交流双方の心も窺うこともできる。筆談者は全部中国近代史上の名人だから、これらの名人研究にも不可欠で貴重な資料になる。筆談者は中日両国の学者であるから、諸橋さんは日本漢学衰えの際に、中国に来て中国学者に学を問い、態度は真面目で、中国学者に対しても尊敬の気持ちを始終持っている。一方、中国学者は心を開いて語り、誠を持って告げ、これら全部印象深いことであり、中日交流史上の美談として残った。今まで、学界でただ胡適と諸橋さんの筆談を公開し、ほかの学者との筆談はまだ公開されない。最近、筆者は日本仏教大学の李冬木先生担当された筆談研究計画を参加して、筆談の整理はもう完成されて、関係成果は北京三聯書店で出版される予定である。

（翻译：霍耀林）
万历朝鲜之役外交折冲期间的两份笔谈资料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  郑洁西

关于万历朝鲜之役（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期间的和平谈判问题，尽管中、日、韩三国以及西方的学者已有相当程度的研究积累，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重要环节迄今尚未得以澄清。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外交折冲期间，明朝（包括朝鲜）和日本双方有无进行实质性的妥协交涉。

本发表通过考察和分析《玄圃和尚大明勅使笔谈记录》和《松云大师奋忠舒难录》中的相关笔谈资料，认为在外交折冲期间，日本不断调整和平条件的倾向明显，和平活动最终失败的原因，恐怕并不在于日本拒绝加入明朝的封贡体系，而在于冲突双方对该体系的内涵所产生的理念分歧。

万暦朝鮮役の外交折衝における二部の筆談資料
鄭潔西
万暦朝鮮役（日本の朝鮮侵略戦争）における明・朝鮮と日本との間の講和交渉については、先行研究が多数存在しているが、いくつかの重要な環節は現在までも完全に解明されていない。その中、双方の平和グループが外交折衝において如何に各自の平和条件を調整したことはもっとも肝心な問題であろう。
  本発表は、日本側の外交僧玄圃霊三が記した「玄圃和尚大明勅使筆談記録」と朝鮮僧惟政が著した談判記録『松雲大師奮忠舒難録』という二部の筆談資料を考察し、外交折衝期において日本側の平和条件が調整され続けたことを明らかにし、平和決裂の原因の真相を検討してみたい。  
晚清陈荣昌与日本人士的诗歌交流
全文

云南中华文化学院  陈友康

陈荣昌是云南留学教育的倡导者，是云南派往海外考察教育的第一人。1905年（清光绪31年，日明治39年），他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得到清朝驻日公使馆、日本外务部、文部省等部门，以及大偎重信、田中不二麻吕、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竹添井井、伊泽修二、田所美治等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政教名流的帮助，认真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实业、政治、文化等，他把见闻写成《乙巳东游日记》，旅行过程中所写的诗则编为《东游集》，这是近代中日文学交流的珍贵文献。
一  陈荣昌的日本之行

陈荣昌（1860年－1935年），字小圃，又作筱圃，号虚斋、困叟。逝世后，门人私谥曰“文贞”。昆明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贵州学政、资政院议员、贵州提学使、山东提学使、云南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云南教育总会会长、《云南丛书》名誉总纂、云南国学专修馆馆长等，是近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和书法家。著有《虚斋文集》、《虚斋诗稿》、《桐村骈文》、《虚斋词》等。前三种收入《云南丛书》刊行。

陈荣昌是晚清民国时期云南“乡绅首领”，名望甚高。他经历丰富，有为有守，著作等身。士子奉为楷模，官方尊为元老，民间誉为善人。他引领风气，表率群伦，成为他那个时代云南的精神领袖之一，在全国文教界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学生、曾任浙江提学使的袁嘉谷在所撰《清山东提学使小圃陈文贞公神道碑铭》中说他“诚敬之心，宏通之识，素以天下为己任，古所谓大人天民；而仁爱之心，尚流露于文字间。门生才俊盈天下，训之以勤，接之以和，律之以正；亲炙有人，望而知其为先生弟子，私淑者不可胜计，且有闻风而愿列门墙者。东游倭，南游交，彼都人士亦想望风采。自食其力，无求于世。发为文章，其书满家，又不肯与世俗所谓文学家、诗词家、书法家较长短，立异同，盖自有千秋，非一时一地之人也。”陈荣昌东游日本时，袁嘉谷恰好任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师徒二人异域相见，格外开心，袁嘉谷陪他考察和游览日本胜景，多有唱和。“彼都人士亦想望风采”是袁嘉谷目睹的事实，表明陈荣昌日本之行相当成功。

日本历史上一直视中国为学习的对象，其政治思想、政治体制、文化教育、文字都仿效中国。19世纪以后，西方殖民势力侵入亚洲，对亚洲形成全方位挑战和挤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体制，“脱亚入欧”，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崛起，成为与西方列强争雄的亚洲头号强国，成功应对西方挑战。而“天朝上邦”中国仍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挣扎，与日本形成强烈反差。1894年，甲午一战，中国一败涂地，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04年日俄之战，在中国东北开战，已属荒唐，而弹丸之地的日本居然战胜沙皇俄国，大扬国威，给中国人强烈震撼和沉痛教训。为了摆脱困境，振兴国家，拯救民族，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考察日本、留学日本的热潮，以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转望其文明输入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地方当局积极跟进，派人到日本考察和学习。陈荣昌是云南留学教育的倡导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他建议下，云南首次选派10名学生留学日本，随后又连续三年选派三批留日学生。他们学习政法、军事、实业、师范等。除官派外，自费留日也相当踊跃。“在东乡人”深受日本发展之触动，致函云南当局，希望派员考察，学习日本经验，维新变革，振兴桑梓，解救云南“岌岌如累卵”的边疆危机。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光绪帝同意，委派云南“硕望”、时任翰林院编修、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陈荣昌，以学务视察员身份,和进士钱鸿逵赴日本考察学务，陈荣昌于是成为近代云南地方当局派赴日本考察的第一人。他们三月从云南出发，六月八日东渡日本，十七日在长崎登岸，九月十七日返沪，在日本实际考察三个多月。他考察的城市主要有长崎、京都、札幌、东京等。

他到东京后，于六月三十日拜访清朝驻日公使杨枢（星垣），请公使馆照会外务部，以便考察。杨枢嘱咐袁嘉谷与他商定考察路线和场所，开单照办。他们与陈荣昌的另一个学生、正在日本学习师范的秦光玉制订了全面细致的考察计划。留学生钱良骏、李培元、李伯贞等担任义务翻译。

日本方面给陈荣昌的考察积极协助。外务部、文部省发公函给有关单位，要求支持。他参观考察的各个学校、有关部门和企业的负责人热情接待，认真介绍情况。特别是嘉纳治五郎、长冈护美、田所美治竭诚支持，使他受到特别的礼遇，得到丰富的收获。他向驻日公使馆提出想到文部省听讲，使馆说这样的事以前没有经办过，感到为难。在长冈护美和嘉纳治五郎帮助下，问题得到解决，请了政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名流和他座谈交流，为他安排了专题讲座，使他有条件接触代表日本前沿水平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在文部省听讲六次，讲的内容有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国家学、法律学、铁路事宜等。文部听讲的优遇之前只有吴汝纶享受过。和田纯说：“文部听讲惟吴挚甫先生来游办过一次，今长冈子爵为介绍，文部已许之。”吴汝纶字挚甫，1902年为筹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到日本考察，他是到日本考察学务的人中，来头最大的人之一。

陈荣昌到日本的时候，正遇上学校放暑假，考察有所不便，他就先考察实业。他沿着足尾，经过青森，渡过轻津峡，游历北海道，重点在札幌，考察农业、矿产业、森林业、畜牧业，参观了岛津电机制造所、织物株式会社、新宿自来水厂、足尾矿业所、北海道制麻株式会社、札幌农业学校（今北海道大学）及种畜场、浪花电话交换局、印刷局、卫生试验所、瓦斯陈列场、炮兵工厂、中央气象台、赤十字社、警视厅、东京监狱等等，让他大开眼界，感到可惊可愕，深感云南差距之大，云南亟待发展实业，而发展实业，尤须先学习研究实业方面的理论和技能，培养实业人才。

日本教育是陈荣昌考察的重点。他拜访了文部省、外务部、司法省、东京府教育会、教育博物馆、帝国图书馆，参观了各级各类学校数十所，有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有普通学校，也有职业学校、特殊学校。考察过的学校有长崎县师范学校，北海道师范学堂、养育院、感化院、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第一高等女学校、常盘小学校，有马小学校，东京府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幼稚园、盲哑学校、女子工艺学校、三轮田高等女学校、华族女学校、帝国大学校、早稻田大学、中央士官学校等。他详细了解各个学校的创办历史、学制、学费、师资、生源、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情况。

完成任务后，陈荣昌准备返国。九月十五日，云南留日同乡在富士见轩举行宴会，为陈荣昌一行饯行，并答谢日本友人，参加集会的有100多人，气氛热烈。他们合影留念，开怀畅饮，互相祝福。陈荣昌作诗《宴诸公于富士见轩》（《虚斋诗稿》卷十《东游集》），交待了他来日本的目的，是要验证中国知识界对日本的种种议论，他的考察，增广了见闻，化解了疑惑，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他感谢日本友人顾念中日“同文”关系给他真挚的帮助，表达离别和思念之情：

中原士论久纷纷，为向东瀛证所闻。

愿我栖迟来异地，感君盹挚念同文。

山多红叶秋今老，篱有黄花酒自分。

富士轩中留玉照，他年相对慰离群。
陈荣昌的东瀛之行成果颇丰。到东瀛之前，陈荣昌和普通士大夫一样思想是比较保守的，虽然也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危机，但“天朝上邦”、文化优越的心理依然根深蒂固。到了日本以后，事实证明了这种心理的虚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的学生陈度说，陈荣昌出洋之前“但恶新学，诸生文中偶涉及，辄遭屏斥”，日本回来之后，就变得非常开明通达，不再固执：“殆出洋归，博览科学译籍，则极明通，不似此前之执也。” 

他亲眼目睹了日本经过维新变革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实业发达，经济繁荣，教育先进，科学昌明。考察的所见所闻，处处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给他强烈刺激和震撼，更深切体会到中国的贫弱落后及缺乏生气。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是“日本维新之力而中国维新之不力”，中国戊戌变法惨败，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他希望国人“爽然破前此之酣梦”，“激发愧励之思”，从自我满足、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美梦中醒过来，面对差距，感到惭愧，并自我激励，努力改进。他自我反省：“自念我国积弱至此，既失古来旧有之文明，今欲步人后尘，又若有望尘而莫及者，愧耻在心”，因此更要“发愤”以图强。归国以后，他以较为现代的政治思想、教育观念、实业思想观察中国尤其是云南问题，并付诸实践，对云南的现代转型发挥积极作用。

二  《东游集》和《乙巳东游日记》简介

《东游集》收录陈荣昌考察日本期间写的诗，共157首，编入《虚斋诗稿》，收入《云南丛书》刊行。《东游集》存诗不少，但在日本作的不算多，大部分是往还日本路上的所见所感。另外，在日本写的部分作品他也许认为应酬色彩较浓，编《东游集》时未收入，幸好保存在《乙巳东游日记》中，使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他与日本人士“笔谈”的情况。

陈荣昌接触的日本人士多是热心中国文化和中国事务的文化人，并且有一定的汉学修养，有的专门研究汉学，工汉诗，所以交流起来心理、语言的障碍都不大。正如长冈护美给陈荣昌的赠诗所说“吾辈同文有夙缘”。他和日本学者之间的交流切磋颇为广泛，与大偎重信、田中不二麻吕、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伊泽修二、竹添井井、田所美治等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政教名流互相切磋教育，谈论中国文化，诗歌赠答。从《东游集》和《东游日记》中可以考见的与陈荣昌发生诗歌关联的日本人士有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竹添井井、田所美治、得能通昌、安达常正、高田忠周、烟崖荒浪坦、和田纯、儿玉春三等。

因为陈荣昌是翰林出身，担任过学政等清要的官职，为人实诚厚道，诗文造诣亦深，他受到日本学人的尊重。他们或相互诗歌酬唱，或向他赠送书籍，或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陈荣昌往往用诗的形式表达他的谢意和观感，赠诗就多一些。当然，陈荣昌不懂日语，日本人士不一定会讲汉语，他们的诗歌交流也只能是用汉文“笔谈”。拜中日文化长期交流积淀之赐，互相不通语言的双方能够用汉文顺畅沟通，实现有效互动。江户时代有“东国诗人之冠”美誉的广濑旭庄在《赠松春谷三首》中说，他和中国人交往，“言语虽不接，肝肺乃相亲”，陈荣昌和日本人士的笔谈亦臻于这样的动人境界，感情融洽，心态平和，见解精致，让人倍觉温馨和感动。
陈荣昌十分敬业，考察任务重，又不通日语，但他每天记日记，而且相当详细，有时在十分“疲惫”的情况下，仍然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翻译的记录稿坚持写作。《乙巳东游日记》起于三月二十四日，止于九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日本的经历、见闻、与日本人士的交往，反映了他对日本的历史、政治、文化、教育、实业、军事等的观察和认识,记载了日本人士的言论，揭示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的原因，呈现出一个近代化国家的全新面貌，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特别是云南如何学习日本，发愤图强的思考。日本国民的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爱国精神让他印象尤深。

在日本时，云南留日同乡就劝他将日记刻印流布，他听从劝告，希望“蓬瀛蚕纸，化身千亿，流播乡里”，使云南“人人开辟其知识，钥启其锢蔽，鼓铸其精神，策群力以兴实业，讲实学”，达到“振兴国势，恢张国力”之目的。回国后，日记就由云南官书局迅速刻印出版。另外，还有东京云南同乡会的石印本，也是1905年（清光绪31年，明治39年） 印的。该版本附录《中华铁路小言》、《学制大意》二文，前者系小川资源著，钱良骏译；后者为田所美治著，周锺岳译。钱良骏、周锺岳都是陈荣昌的学生，当时都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以庋藏晚清中国东游记著称的东京都立图书馆实藤文库收藏有这个版本。云南大学周立英对《乙巳东游日记》加以整理，2007年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点校本，这是目前易见的本子。
三  大偎精神的激励

大偎重信是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是明治、大正时期的风云人物，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对日本财政改革、实业发展和教育发展有重大贡献。1889年10月，在担任外相期间，由于他废除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的主张遭到极右翼势力玄洋社反对，玄洋社成员来岛横喜用炸弹袭击他，他的右腿被炸断，成为著名的“独脚首相”。面对清政府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瓜分的局面，大偎倾向中国革命，支持日本政府对华扩大势力，希望促成中国政治的现代转换。戊戌变法那年，他发表《保支论》，说日本为报答中国文化之恩，有义务抵御西方，以便让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因此，他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日本的政治活动。当然，他的所谓“保护中国”，也有排斥西洋、扩张日本在华势力，甚至武力干涉中国的成分。

1882年10月，大偎重信在东京府丰岛郡早稻田村创办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以“保全学术之独立，有效地利用学术，造就模范国民”为宗旨，培养了大量的政治家和专业人才，促进了日本经济社会进步，成为日本最杰出的大学之一。大偎重信和早稻田大学重视中国学生，1905年开设中国留学生部，招收300多名中国学生。李大钊、廖仲恺都是早稻田的早期留学生。1905年，云南学生周锺岳、顾视高、陈诒恭、吕志伊等也在早稻田学习。他们都是陈荣昌云南高等学堂的学生。

七月初四日，陈荣昌拜访大偎重信。大偎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深入交谈。陈荣昌记录了他对大偎的观察和大偎对办好中国教育的建议。他说，大偎“以维新功，封伯爵。”“其谋国长于理财，又以排外为主义，故凡排外如近日击俄之举，国人皆称之曰‘大偎主义’”。他被炸断右脚后，不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加勇敢和坚定，“虽跛而任事益勇，持议益坚”。此时他不再在政府任职，但仍任上议院议员。他是坚定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他认为中国也需要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凝聚人心，他“念君不远万里而来考察学务，是必热心教育者，故直抒鄙见相告”，建议陈荣昌，“中国兴学当以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为宗旨，扫除旧学，一切更新，乃能有效，否则，新旧冲突无益也”。陈荣昌对“扫除旧学，一切更新”的观点不理解，问：“日本维新已见大效，然亦保存国粹，今曰‘扫除旧学，一切更新’，其说何如？请详示之。”大偎说，他讲的旧学是辞章、科举，“此等旧学不扫除，最于新学有碍，故曰新旧冲突无益也”。“若夫孔孟之道，日本亦守之为国粹者，安有扫除之理？”他们还讨论了国民教育、立宪、云南自强等问题，“大偎言颇爽直”。陈荣昌说：“予因大偎之言颇有所感，其曰国家主义、国民教育者，岂非使人人知爱国、人人知重土地乎？”

八月十二日，陈荣昌考察早稻田大学，参加中国留学生“始业式”（开学典礼）。清朝驻日公使杨枢出席并演讲，他说：“日本东京学校，帝国大学之外，自以大偎伯所设早稻田大学为最，然颇不易入。大偎伯念两国同文同种，诸生远来就学，吾与大偎伯又数十年旧友，为诸生力请，乃特开此班。诸生宜体此意，各自劬学，以底于成，是所至望。” 典礼结束后，大偎邀请“清国各员”到他家里晚餐，陈荣昌因为时间已晚，担心耽误了宏文学院的听讲，于是辞别。晚上，他到宏文学院，听小川资源讲铁路事宜。

大偎重信的精神激励了陈荣昌。他表示他掌管云南教育，要协助云南主要官员，教育云南人民增强爱国心和凝聚力，以保障云南之生存。他要“为国家造人民”，大力倡导国民意识，如果信从的人多自然是好事，即使没有人信从甚至反对，他也要像大偎伯爵那样敢于担当，勇往直前，即使像大偎那样脚被炸断也无怨无悔：“吾特愿为石碾之一人，又忝司桑梓教育事，襄助大吏，为国家造人民，以是提倡之。信从者众诚善，即不信从而与吾反对者，虽断吾足如大偎伯亦不悔也。”这体现了他的担当精神，也反映了他的爱国赤诚。
四  长冈护美的友情

长冈护美，出身于熊本藩藩主世家，封子爵，皇后之兄，是明治维新中藩政改革的积极践行者，任贵族院议员。他积极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倡导“兴亚论”，担任过日本兴亚会会长、东亚同文会副会长、亚细亚学会会长。他家世代传习汉文，他自己爱好汉诗，是有成就的汉诗人。1883年，汉学大师、著名诗人俞樾（曲园）曾把他的诗选人《东瀛诗选》，他引为光荣。1900年，他专程赴苏州向俞曲园请教，曲园称其为“东瀛贵戚”。黎庶昌担任驻日公使时，多次举行中日文人雅集，长冈护美是热情的参加者，与清朝文人唱和之作颇多。他对到日本考察的中国官员给予协助。因为帮助调停清朝留日学生罢课事件，还得到光绪帝的嘉奖，“赏”宝星勋章。

长冈“为人和蔼可亲”，热情帮助陈荣昌，为他写十余封介绍信给文部省及其他单位，还替他联系聘请日本教习。长冈说：“文部听讲及其他应考察者，均能为介绍。日本与大清为东亚唇齿之国，非协和不能存立，故诸君来考察者，必竭力为介绍，冀有可仿行者，归而仿行之。”陈荣昌“感激其盛意”，“记其语以为发愤之助”。长冈还请他到家里做客。家中有一鱼池尚未命名，长冈请他命名。陈荣昌见池中鱼“长二尺许，自波心跃出者再”，于是取名“跃鲤池”，“纪所见也”。这样命名可能还用了宋儒“鸢飞鱼跃”之意，体现“活泼泼”之精神状态。

七月二十七日，陈荣昌在富士见轩宴请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高田忠周、杨枢等。长冈即席赋诗为赠：

论交何必附忘年，吾辈同文有夙缘。

每喜高轩来络绎，敢赐贱位费周旋。

但惭下里巴人调，叨和阳春白雪篇。

肝胆俱倾欣得友，济时今古待明贤。

长冈说因为两国“同文”的关系，他们之间早就有缘分。来日本的中国官员络绎不绝，并且中国人不嫌他地位低贱，都要来和他交往，他很高兴。他贵为子爵、皇后之兄，称“贱位”自然是自谦之词。他说他的诗是下里巴人的俗调，而中国友人的和作是阳春白雪的高雅之篇。这也显示他的谦逊。最难得的是双方肝胆相照，他为得到这样的好友而欣喜。他还指出，从古至今，拯救时局要仰赖贤明之士，他把陈荣昌等人视为“明贤”。

袁嘉谷也出席宴会，先作和诗二首，陈荣昌亦唱和二首：

归卧昆湖谩十年，蓬瀛握手亦奇缘。

岂关山水耽游玩，颇念乾坤待转旋。

海上忽逢新旧雨，樽前同赋长短篇。

春秋侨札交情重，定有今人抗古贤。

两国交通阅岁年，却从文字证因缘。

三山游履知难遍，万里归帆忍遽旋？

龟鉴照人多古谊，骊珠赠我有新篇。

鲰生愧少琼琚报，再咏缁衣解好贤。

二诗的核心是表达中日两国密切的文化关系和两国人士之间深厚的友谊。“春秋侨札交情重”用公孙侨和吴季札之典。公孙侨即子产，春秋郑国执政，著名政治家。吴国季札出使郑国，见子产如旧相识，赠送缟带，子产则献纻衣。后世称为“侨札之好”，用以形容深厚的异邦友谊。“定有今人抗古贤”是说他们的友谊超过了“侨札之好”。《缁衣》为《诗经·郑风》之首篇。《礼记》说“于《缁衣》见好贤之至”。他把长冈的诗比为“骊珠”，是对“但惭下里巴人调”的回应。他还说自己是见识浅陋的边地之人，写不出好诗报答长冈，和作只是表达对长冈“好贤”之意的感谢。双方互相谦让，彬彬有礼。“岂关山水耽游玩，颇念乾坤待转旋”则表达了他希望扭转国运的情怀。

长冈把自己的诗集《云海诗集》赠送给陈荣昌，陈荣昌作《题长冈子爵〈云海诗集〉》回报：

长冈列爵东海东，余事乃作诗中雄。开篇首题大清国，使我忠爱填心胸。尚武精神遍朝野，文阵纵横收汗马。许燕大笔何淋漓！自古名臣尽风雅。中有谢公山水诗，魏阙遥寄江湖思。我向江湖思魏阙，愿瞻北极神飞驰。人生意气贵相感，喜君为我倾肝胆。九州岛万国喜同文（自注：长冈赠诗云“吾辈同文有夙缘”），手把君诗歌不置。

陈荣昌称赞长冈在从政之余写诗，纵横于诗坛，成为诗中豪雄，是名臣中的风雅之士，他的诗气魄大，是“燕许大手笔”。他的山水诗写得好，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有江湖之思，心胸超然。日本“尚武精神遍朝野”，长冈的诗中也有尚武精神，陈荣昌见到诗集开篇题了“大清国”的字样，油然而生爱国之情，说长冈是在魏阙思江湖，而自己是在“江湖思魏阙”，遥望北面，神思飞到北京，意思就是在日本想念大清朝廷。他说人生可贵的就是意气相投，长冈对他态度诚恳，肝胆相照，让他感动。他也为日本学者依然在学习、传播中国文化感到欣慰。

长冈嘱咐陈荣昌评定其诗歌，他认真“评读一过，有甚欣赏者”，于是在日记中手录了部分佳作。他特别赞赏《对梅绝句》：“梅臞疏竹倚，我老瘦藤扶。究竟梅兼我，元来两个无”，以为“颇似禅偈，得之爵位中，非具慧根者不能也”，于是在其后题写七绝一首：

先生前世是高僧，参到禅家最上乘。

我与梅花皆幻象，拈来妙句几人能！

陈荣昌完成任务离开日本，又作诗《留别长冈子爵用前韵》：

东都车马日纷纷，云海诗名夙所闻。

国步进于欧米化，家风传此汉唐文。

识荆为我增身价，说项逢人借齿芬。

甫订石交便分手，离怀翻妬雁成群。

诗中说他久仰长冈的诗名，与他相识使自己身价倍增，而长冈也到处传扬陈荣昌的美名，遗憾的是刚结下“石交”不久就要离别，因而忌妒鸿雁还能成群结队地飞。“石交”是交谊牢固的朋友，还有化敌为友的意涵。典出《史记·苏秦列传》：“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也。”《三国志·蜀志·杨洪传》：“石交之道，举雠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 黄庭坚《和邢惇夫秋怀》之七：“万里投谏书，石交化豺虎。”这里无疑有甲午之战的背景。战争必然伤害两国感情，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故中日文化人之间能够一见如故，结成“石交”。“国步进于欧米化”赞扬日本经过维新变革取得长足进步，接近欧美的水平。“家风传此汉唐文”说在日本逐步“欧米化”的情况下，长冈依然坚守、传播中国文化。

长冈向他赠送水晶印章留念，他作《长冈子爵赠水晶印章诗以谢之》：

阿戎三载附门墙，弟子员中姓氏香。

从此通家成孔李，岂唯华胄数金张。

更叨一品元章石，绝胜千金陆贾装。

归去袖中有东海，名山深处好收藏。

“弟子员中姓氏香”有自注：“舍侄诒恭毕业宏文书院。”陈诒恭是陈荣昌兄陈汝昌之子，先在宏文学院学习，后进早稻田大学。这首诗用了许多典故，意在说明他和长冈的交谊很深。“通家成孔李”典出《世说新语·言语》：“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客莫不奇之。”孔融回答李膺的话，《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作“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陈荣昌用这个典故，说明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交往和互相师友的关系，是比较贴切的。他把长冈赠送的水晶印比为宋代书画大师米芾的奇石，表示要好好珍藏。

五  嘉纳治五郎  竹添井井的帮助

嘉纳治五郎（1860-1938）是著名教育家、柔道家，一位对世界体育和中国留日教育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他是日本现代柔道的创始人，被誉为“柔道之父”。1893年，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国立筑波大学）校长，在任26年。他的教育思想对日本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1896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到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请他负责这批人的教育。他在文部省支持下创办私立弘文学院，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及基础课程，作为进大学之前的准备。宏文学院是当时日本最大的日语学校，鲁迅、黄兴、胡汉民、陈独秀、林伯渠、陈衡恪（师曾）、陈寅恪、李四光等都在这里学习过。云南留学生到日本，大多先在这里学习语言。1902年，嘉纳曾到中国考察，增强了对中国的认知和感情。

由于嘉纳治五郎负责初到日本中国留学生的协调管理、语言培训，他对陈荣昌的考察活动给予热情支持和切实帮助。他除亲自为陈荣昌讲学外，还请一些学术造诣深、名望高的人为陈荣昌讲学，让苦于无从问津的陈荣昌感到温暖。他作《嘉纳校长延请诸名人为予讲学累日，以诗谢之，并呈竹添先生即以志别》：

山斗声名学者宗，一时英俊远相从。

群材树遍仙人岛，师表高于富士峰。

正苦迷津无宝筏，忽闻觉路有金镛。

百川更助波澜阔，海水泱泱荡我胸。

井井先生倚相俦，君为快婿自名流。

不嗤狗曲分经席，更过鲭厨进酒筹。

讲树正依江户月，归帆欲挂海门秋。

他时若话东游迹，回望扶桑天尽头。
诗称赞嘉纳是日本学术界的泰山北斗，一时的英才俊杰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向他学习，他培养的学生遍布日本，他为人师表，美德比富士山还高。“仙人岛”指日本，中国人称日本为“东瀛”，即“东海瀛洲”，“瀛洲”是中国人传说中的仙山。陈荣昌说自己初到日本，正愁不知如何开展工作，就得到嘉纳校长的帮助，这种帮助非常及时，好比觉悟之路上的黄钟大吕，引导他、启发他。学者们给他讲学，好像很多河流注入大海，更加波澜壮阔，让他受益极大，拓展了胸怀。

“竹添先生”即竹添井井（1842-1917），是嘉纳治五郎的岳父，本名进一郎，字光鸿，号井井，是著名汉学家，也是明治时代屈指可数的汉诗大家，与重野成斋、川田翁江、三岛中洲、中村敬宇并称明治“五文豪”。他先是从事外交，1873年作为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的书记官来到中国。1876年，他游历河南、陕西、四川、江苏等8省，写成《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8月，他从上海到苏州拜访俞曲园，曲园称他为“东瀛仙客”， 互相唱和，并为《栈云峡雨日记》和《左氏会笺》作序。1884年开始任东京大学教授，专门从事汉学研究，著有《左氏会笺》、《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等，诗文最后结集为《独抱楼诗文稿》6卷、《井井剩稿》等。

九月初六日，陈荣昌到宏文学院与加纳商量聘请理化教习事，见到了竹添井井。竹添向他介绍了20年前游历中国和与中国名流交往的情形。陈荣昌说竹添“盖日本之深于汉学者，遂与笔谈”，“喜与中国人谈汉学”。这次笔谈的内容涉及日本的汉学研究和汉诗人的情况，包括“先生之外，讲汉学者尚有何人？”“森大来诗何如”等问题。竹添介绍了重野安绎、三岛毅两位“老儒”的近况，说森大来“学李长吉，专以诗为业，经史非其学也，然年尚壮，犹有望。”陈荣昌最关心的是小学是否要开展经学教育，向竹添请教。竹添认为“经学不宜入小学科目中”，小学只须进行普通知识教育，以切于实用，经学只宜在大学专门研究。这引起陈荣昌对改革中国小学教学内容的思考，他同意竹添的意见，认为“今世科学所谓普通者十数门，皆经五洲各国教育家审定，切于日用者”，而中国中小学“驱弟子读经，迟误国民之造就”，“徒耗其岁月，使人生今世应需之智识技能，反延误而不能完全发达，岂危急存亡之秋所宜尔乎？”因此，他要“大声而急呼之”，改变这种“顾虚名而受实祸”的做法。

竹添请陈荣昌为《左氏会笺》写序，他感到荣幸，但他对自己取谦下的态度，说自己见闻浅陋，然而日本学者没有轻视他，热忱地专门为他讲学，还设宴款待，觥筹交错，气氛融洽。“不嗤狗曲分经席，更过鲭厨进酒筹”一联表现此点。“嗤狗曲”典出《汉书·儒林传·王式》：“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唐人颜师古注：“言狗者，轻贱之甚也。” “不嗤狗曲”反用其意。“鲭”是鱼和肉混在一起的食物，体现了日本饮食的特色。

陈荣昌珍视这段友谊，说“他时若话东游迹，回望扶桑天尽头”，因为天尽头还有这么些好朋友令人牵挂。

六  田所美治、和田纯的中国文化情结

田所美治是文部省参事，后来担任过文部省次长、国会议员。他刻苦攻读国史，学成后在文部省做事。曾游遍欧美各国，了解东西方文化。经过长冈护美介绍，陈荣昌结识了他，他“志气尤激昂”。他对陈荣昌说：“中国开化最早，日本维新以前，全受中国之文明，维新以后乃讲欧洲之学术。有前之文明，故后之学术进步甚速也。中国维新亦宜存其本质，进以他国之形式，则进步自速。”他没有把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日本因为有中国文明在前面打下的基础，所以后来接受西方文明、推动日本学术进步才“甚速”，进一步告诫中国维新也要保存自身“本质”，并学习他国“形式”。又说：“吴挚甫先生来，吾与之讲论最多。今吾游欧洲归，较前更有经历，甚愿与阁下论之。”于是在宏文学院为陈荣昌一行讲学六天，一天讲二小时，把知道的无保留地告诉他们，讲的内容整理成《学制大意》，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本书。

陈荣昌“心佩其言”，写了《赠文部参事田所美治君》，记载了他们的友谊。田所对如何处理东西文化关系发表的看法让他心折：

田所先生生扶桑，降精应带奎壁光，几年坐卧图史旁，贡身乃到中书堂。我从中土西南方，陆行驾车水驾航，度东海见神山苍，知是日出之帝乡，中有文部领胶庠，恢恢巨网提其纲，欲往过之无津梁。谁先容者系长冈，长冈高义云颉颃，先生志气尤激昂。连朝讲学宣中藏。曰我道自儒术昌，越朝鲜入太平洋，遂令两国同文章。自从西极开天荒，欧风美雨齐飞扬。人物进化理则常，天欲不变难主张，图新舍旧固不妨。就中亦有宜提防，异教如追歧路羊，不如孔孟驰康庄。百科之学枝叶芳，修身两字根中央。身可为表可为坊，那复爱国无肝肠？

田所美治说日本文化是靠儒家思想昌明起来的，中国文化经过朝鲜进入日本，于是让中日两国文化相通。正是因为有这层渊源，他对来自中国的文化人怀有敬意。他认为，自从西方文化进入东方，“欧风美雨齐飞扬”，东方国家受到影响，都试图“图新舍旧”。人类和客观事物都在进化发展，“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图新舍旧”是应该的，也就是说，学习西方文化是必然的，正当的。同时他也指出，学习西方文化，也有要提防的地方，否则，思想的路径选错了，就像岔路上追羊，达不到目的。他坚信孔孟思想是人类的康庄大道，在“欧风美雨齐飞扬”的情况下，仍有价值。儒家之道以修身为根本，是主心骨，位居中央，其它学科固然需要枝繁叶茂，但都离不开“修身”二字统领。每个人都应该修养好自身，把自身铸造成标志道德高度的纪念牌坊。在修身当中，他特别强调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要求拿出“肺肝”来爱。

    陈荣昌被美治的真诚和精辟所感动，说他遍游欧美，学得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思想回到日本，现在又毫无保留地全部倒出来给他，“出而投赠倾厥囊”，给他讲的都是正大的道理，关于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观点尤其让他难忘，是万金难买的良药。他格外珍惜这份情谊，不知别后何年才能相见：

先生遍游欧美疆，宝石照曜腾归装，出而投赠倾厥囊。万言示我皆周行，此数语者尤不忘，药石无愧万金良。我将持归意转长，邂逅且复吟偕臧。别后万里遥相望，何年涉溱来褰裳！

写得一往情深。

陈荣昌赠诗的对象还有和田纯。和田纯是士官学校汉文教师，兼任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冈护美派他协助陈荣昌考察，多次做他的导游。他同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情怀，也有与大畏、长冈一样中日合作抵抗西方的认知。他说：“长冈子爵所以必介绍文部听讲者，以吾两国同文同种，自日俄谈判既决，种族之现象益明。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甚望中国兴学有效，乃能互相保存，故凡可以尽心者，无不为也。”九月十二日，他和林庄次郎引导陈氏考察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次日参观中央士官学校，十四日参观炮兵工厂，考察了制造枪支的过程。回到住处，“和田君索诗，予念数月以来，参观各校介绍书，半出君手，又偕观中央幼年及士官学校，而此厂尤禁纵览，长冈子爵为请陆军省认可，乃偕往观之”，于是作《和田纯君导观中央幼年及士官诸校》赠他：

城阙青衿有嗣音，徧观学校列如林。

少年麟凤无双品，武士熊罴不二心。

利器示人交谊厚，粗材如我感怀深。

闻君正讲中州学，吾道由来未陆沉。

“利器”句有自注：“并观炮兵工厂。”“闻君”句有自注：“君教授汉文。”诗中赞美和田纯年轻而聪慧诚挚，是“无双品”。和田纯后来担任过神田外国语大学教授。站在本国的立场，对外来人想了解的情况，特别是涉及军事机密，不会作彻底坦白的介绍，这是人之常情，而和田纯引导他参观炮兵工厂，“利器示人”，让他再次感受到日本人的“盹挚”之情。同时，他对和田纯依然在教授汉文感到欣慰，认为中国文化还没有彻底失败。
七  与得能通昌、高田忠周、烟崖荒浪坦的交往

七月二十五日，陈荣昌在袁嘉谷、李伯贞陪同下参观印刷局，局长得能通昌向他介绍印刷业情况，他建议陈荣昌不仅要到日本考察，还应到欧美考察，互相比较，才能看出优劣，弃短取长。他说，只考察一国，“所考察者无从比较，安知其孰优孰劣而弃短取长乎？故游日本当更游欧美乃有益。”德能通昌曾访问中国，“受二爵宝星之赐”，他引以为荣，佩戴勋章留影，他把这照片赠送陈荣昌留念。通昌对他说：“吾幼时亦读四书五经，稍长游欧美，乃考求实业，笔记之，归献于朝，幸见诸施行。世人知日本兵事进步甚速，不知工商之进步亦速也。”陈荣昌“睹其像，思其言，使人振兴实业之意，怦怦然不能自已，遂长言而咏叹之”，作《赠得能通昌君》二首：

三十年前一旧儒，六经四子坐伊吾。

瀛寰游遍归来后，只补龙门货殖书。

东海雄风自足豪，健儿几辈着勋劳。

考工一记能经国，不让兵家有六韬。

指出通昌从学习儒学到从事实业，对日本之经济发展有贡献；日本的实业经过几代人的辛劳，已经有足以自豪的成绩。通昌写了一本《印刷事业问答》并赠送陈荣昌，他用中国春秋时期记述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经典文献《考工记》来比喻它，说是对治理国家有大作用，不在兵家的《六韬》之下。《六韬》又名《太公兵法》，相传为姜太公所作，是讲谋略的。陈荣昌用这两个典故说明通昌的书写得高明，对国家发展有用。

    八月初四日，得能通昌设家宴款待陈荣昌一行。夫妇二人及一子二女出门迎接。通昌的夫人见陈荣昌不懂日语，就说：“适异国不知其国语，甚不便。”通昌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他过去游历法国，不懂法语，一天外出，忘记了所住旅馆名字，心想回不去了，就干脆上轮船到英国，“故游历以通语言为最要”。饭后夫妇令两个女儿弹琴以娱宾，陈荣昌感叹说：“（通昌）可谓雅人，非但实业家也。”临别通昌又说：“明年令郎君来学，当常至我家。”大概当时陈荣昌说了要派儿子到日本留学的计划。

出席宴会的有语言学家高田忠周。他长期在印刷局做事，是得能通昌的同事，所以通昌邀请他作陪。高田忠周（1863-1949）号士信竹山，又号未央学人，是著名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国的古文字，著作甚多，代表作是《古籀篇》，此外还有《说文段注辨疏》、《汉字系谱》、《汉字起源与支那古代文化》、《永寿灵壶斋吉金文字》等。陈荣昌称他为“日人之嗜汉学者”。高田把自己著的书10余卷给陈荣昌看。他还擅长书法和绘画，陈荣昌为他的画《芝兰》题诗：

兰为王者香，何事在空谷？

佳友结灵芝，千秋播芬郁。

座中还有一位客人善画菊，也请陈荣昌题诗，他写了一首七绝：

不畏西风不畏寒，数枝闲淡弄秋芳。

陶潜去后谁知己？只有香留昼锦堂。

赞扬菊花的淡雅风姿和高洁品格。“昼锦堂”用北宋名相韩琦之典。韩琦晚年回家乡相州养老，筑昼锦堂。其《九日小阁》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九月初九日，高田又在红叶楼宴请陈荣昌，并有早稻田大学“主事”青柳笃恒作陪。

烟崖荒浪坦擅长汉诗，著有《嶙峋集》。田所美治为陈荣昌讲课的时候，他担任速记员，他记录的讲稿《学制大意》经整理后作为附录刊载于陈荣昌日记。陈荣昌原以为他只是个“技手”，“不知其能诗”。八月十八日，在文部省听完美治讲学校制度后，陈荣昌和钱良骏、烟崖在枫亭便饭。此时秋色正浓，酒亦半酣，引出大家的诗兴，三人你来我往，迭次赓和，表达结识新知的快乐，加深了感情。烟崖首先即席赠诗一首：

湿翠当眉百尺台，座中宾主得追陪。

情怀欲赋新知乐，为和樽前郢曲来。

陈荣昌和作一首：

远从海上访瀛台，幸有东坡二客陪。

红叶亭边一尊酒，半酣引得好诗来。

陈荣昌并就眼前所见景象再题一绝：

秋柳秋花屋外环，倚栏人正对秋山。

偷闲半日浑无事，坐看奔车自往还。

烟崖和之云：

梯航万里路回环，此日来登海上山。

游遍瀛洲三岛后，满襟明月抱珠还。

他们谈论当时日本汉诗的状况，“烟崖又谓其社中诗友，以森大来槐南为冠，又诵其《寄槐南客申江》诗”。森大来（1862-1911）号槐南，是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及诗词作家，著有诗集《槐南集》八卷及《槐南遗稿》等。他参加的诗社有“随鸥吟社”、“思古吟社”和“星社”。前者是明治时期最重要的汉诗社团。烟崖也应该是其中某个吟社的成员。前两个吟社都有中国人参与。

烟崖把《嶙峋集》赠送给陈荣昌，他作《枫亭答烟崖荒浪坦君》答谢：

八十三楼旧酒杯，何如亭下小徘徊。

碧山无语乱蝉响，红叶有情游骑来。

且喜关河收战局，自应天地着诗才。

手中一卷嶙峋集，好把吟声和冷灰。

自注：“时烟崖君以所著《嶙峋集》及冷灰主人《檀栾集》见赠。”“且喜关河收战局”也应该有甲午之战、日俄之战的背景。战争结束了，天地之间更需要诗人，诗人们可以自由地吟唱。他珍视烟崖的深情，表示将认真吟诵《嶙峋集》和《檀栾集》。

    八  结语

吟诵陈荣昌与日本人士交往的诗作，有四方面的内容让我们印象深刻：

一是双方友谊深厚。颂扬日本友人的高情厚谊是陈荣昌“笔谈”诗的基本主题。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重创，造成两国的矛盾，难免给双方人士的交往带来心理阴影和情感障碍，陈荣昌诗中也不时会出现甲午之战的背影。但也许是时间已经过去10年，也许是暂时的矛盾隔不断千年的“同文”夙缘，也许因为他们都是重情重义之士，所以日本人士对陈荣昌真诚相待，关心他，尊重他，帮助他，向他“倾肝胆”、“倾厥囊”、“示利器”，几乎无保留地介绍日本的经验和强国富民之道，双方关系融洽，其乐融融。陈荣昌则为日本人士的“盹挚”所感动，赞美他们的风度和友情。历来的唱酬诗，都难免有互相恭维的成分，但就陈荣昌和日本人士“笔谈”诗及他的日记记载的情况看，确实有许多实质性内容感人肺腑，因此，他们之间的友谊固然不乏外交礼貌，但也绝不是泛泛恭维。

    二是双方态度理性。日本当时具有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激情，陈荣昌也是虔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无疑都有自己的本位立场，但在双方交往中，看不到意气用事、争强好胜的情况，更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这不仅因为外交往来一般是彬彬有礼的，更重要的是双方都是饱学之士，具备高远的眼光，能够理性对待两国关系。就陈荣昌诗和游记来看，他超越了对日本的仇恨和拒斥心理，承认日本取得的出色成就，认为中国必须学习先进的理念和做法才能应对挑战，化解危机。他惊叹于日本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精神的蓬勃向上，由衷表示“爱服”，深感中国需要“敲破酣梦，激发愧励之思”，跟上时代潮流，在“人类竞争”中自保和自强，于是抱着真诚谦虚的态度向日本学习。而在日本整体上“脱亚入欧”、大亚洲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与他交往的东瀛学人依然承认中国文化对本国的影响，保持了对中国文化的敬重和维护，没有否认历史，没有因为自身的崛起而傲慢自大，并善意地对如何振兴中国提出建议。这样一种平和、客观的态度，体现了可贵的理性精神。与那些因为日本强大而轻视中国，否定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联系的学者相比，他们的看法更为实事求是和富有远见。优良的文化也许真的能化解敌意与仇恨。

三是双方都深为关切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东方文化的命运。中国和日本都有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和传统，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随着殖民狂潮强势进入东方，对东方文化形成严重冲击，其价值受到挑战，命运堪忧。在“欧风美雨齐飞扬”，日本“国步进于欧米化”的情况下，与陈荣昌交往的日本学者，关注东方文化的命运，提醒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认清并坚守中国文化的精华，不要迷失自己，走上歧路。他们这种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对东西文化相互激荡之时增强文化定见和定力，延续东方文化血脉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陈荣昌观察到中国文化在日本仍有深远影响，增强了他的文化自信。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渐趋式微，但并没有彻底断裂。日本人日常生活中还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学校里还在传授中国文化，学者们还在研究中国文化，这些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有助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在《树五将归国以诗留别，率和六章》中欣喜地说：“衣冠女士仍吴服，庠序师儒尚汉文。好向此间探古迹，岂惟到处得新闻。”在《和田纯君导观中央幼年及士官诸校》中，他又说：“闻君正读中州学（君教授汉文），吾道由来未陆沉。”中国文化在日本既然没有彻底沉沦，那么在中国更应有其生命力。因此，面对西方文化咄咄逼人之势，在纷乱的文化时代，他凭借自己的“定识”和“定力”，坚信中国文化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宣称“后五百年有公论，尼山大道未应穷”。他从长时段看问题，跳出暂时的现象，指出历史发展将证明，中国文化并没有走上穷途末路，五百年后，孔子之道还将大放光彩。现在时间过去了100多年，中国文化在吸纳西方文化精华、也接受日本现代文化影响的基础上逐渐走上复兴之路。回头去看陈荣昌的预言，我们不能不惊叹他超卓的眼光。

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说：“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为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所有的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完美自然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人类的美好愿景，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有责任引导人类追求“整体的完美”、“和谐的完美”及“普遍的完美”，文化交流更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的有效手段。陈荣昌与日本人士的文学交流对于掌握各自在有关问题上的“最好思想和言论”，从而增进彼此的了解、构建双方的和谐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中日两国自近代以迄于今，有着太多的恩怨情仇，文化及文学交流仍然是化解它的重要力量。

附作者信息：

陈友康  云南中文化学院教授、云南民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

联系地址：昆明市国防路2号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邮编：650031。

          邮箱kfnl@163.com

清の後期においての陳栄昌と日本人の詩歌交流
               雲南中文化学院 陳友康

陳栄昌は清の後期においての中国で著名な教育家且つ文学学者である。１９０５年に日本へ考察しに渡航し、日本の明治、大正時代の政教分野での有名人と付き合い、彼らと「筆談式」の詩歌交流を行った。交流の成果が彼による詩集の「東遊集」と考察日記の「乙巳東遊日記」に記録された。

陳栄昌と日本人の交流は幅広い範囲にわたり、彼は大偎重信、田中不二麻呂、長岡護尾、嘉納治五郎、伊沢修二、竹添井井、田所美治などと学びあい、中国文化を話し合った。彼の詩歌と関連のある人物は長岡護尾、嘉納治五郎、竹添井井、田所美治、得能通昌、高田忠周、煙崖荒浪坦、安達常正、和田純、児玉春三等である。日本人は彼と詩歌を唱えたり、自分の詩歌の序文を書いてもらったり、書籍を送ったりしていた。陳栄昌は常に詩の形式で自分の感謝の気持ちと感想を表していて、割に送った詩が多かった。

近代という日中の間で数多く葛藤の存在する背景で、彼らは一時的な恩と恨みを超え、「同文夙縁」を大切にし、心を込めて平和に詩歌交流を行った。これらの詩は互いの深い友情、理性的な態度、西洋文化に影響された東洋文化の価値と運命への関心を表した。互いとも自分の民族主義と国家主義の立場を擁しつつ、文化の価値の面で温和で保守的な態度を保ち、西洋の文化の隆盛する時代で東洋文化の脈とルートを守る所存であった。

文化交流は世間の人々を通して我々と最も関係のある一切の問題対しての嘗て持っていた最善の思想と言論を知る有効な手段である。陳栄昌と日本人の文学交流は各々日中関係、国家の発展、東洋文化価値と運命などの問題での「最善の思想と言論」である。故に、互いの理解を増し、両方の良性的な関係の構築には積極的な意義を擁する。日中両国は近代から今まで数多く恩を恨みを持ちつつ、やはり文化と文学の交流はそれを解消する重要な力である。

(翻訳：達菲)
日本明治前之“尊攘”与“夷夏”换位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　张京华
藤泽东畡《思问录》一篇批评孟子“不尊周”，不仅直接批驳孟子，而且连续批驳程子、朱子、元儒胡炳文、元儒陈栎、宋儒饶鲁五位大儒，严谨尖锐，特别是以儒学攻儒学，以汉文典籍攻汉文典籍，确有后出转精之势。
岩垣松苗《标记增补十八史略》认为“君臣之义为第一儒道”、“昧于君臣大义者命为胡人”，以君臣礼义作为“夷夏”或“君子国”的评判标准，由整体背景而言，与中国传统并无大异。换言之，“夷夏”的名实可以改变，而“夷夏”的标准则保持不变。
留守友信的《称呼辨正》引用栗山潜锋的《保建大记》，认为“华夷何常之有？华而用夷礼则夷也，夷而进于华则华之”，虽有与中国争高下之意，其实与韩愈《原道》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相近，于中国传统甚相符合。
大抵而言，“夷夏”之分，不以称谓论，不以地理论，不以民族论，不以衣冠服饰论，不以国土大小地位尊卑论，惟以礼乐文明论。
明治新局的关键，乃至日本全史的转折，实为明治前的“尊攘”。就表面现象而言，日本的“尊攘”与中国历代变革中的诸多举止，特别是清季的反满革命，均有许多相似之处，而究其内容事理，却是完全相反的。
明治以后的开港是尊王下的开港，明治以后的欧化是尊王下的欧化。“开锁”之争显示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策略方向，实际上“尊王”的实现才是决定“开锁”的关键。但中国清季的革命，目标仍是满族。当时趋新激进之士，反满而不尊王，反满夷而不反洋夷，“夷夏”关系转入一种名实分离的病态，可以称之为“夷夏”错位。
日本明治維新以前の「尊攘」と「夷夏」の位置交換

湖南科技學院 濂溪研究所　張京華
藤泽东畡の『思問録』の中では、孟子が「周を敬わ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批判し、孟子だけではなく、程子、朱子、元儒の胡炳文、陳櫟、宋儒饒魯の五人の大儒家までも批判した。批評は厳しく、特に儒学の思想で儒学を、漢文の典籍で漢文の典籍を批判した点は、鋭い腕であった。
岩垣松苗が書いた『標記増补十八史略』の中で、「君臣の義は第一儒道となす」、「君臣の義を守らないものは胡人と命じる」とあるように、君臣の礼儀を「夷夏」或いは「君子の国」の判断標準ととされている。全体背景から見れば、中国の伝統とほぼ一致している。言い換えれば、「夷夏」の名前が変わっても「夷夏」の標準は変わらない。

留守友信の『呼称辨正』の中では、栗山潜鋒の『保建大記』を引用し、「華夏なのか、夷族なのかを判断する基準はある？華夏の人は夷族の礼儀で生活したら、夷族の人となし、夷族の人は華夏で暮らしたら華夏の人となる」と主張している。中国と天下争いの意図はあるが、実は韓愈が『原道』の中で唱える「諸侯は夷族の礼儀で生活したら、夷族の人となし、夷族の人は華夏で暮らしたら華夏の人となる」と似ており、中国の伝統と非常に合っている。

基本的に言えば、「夷族と華夏」という区別は、呼称論、地理論、民族論、衣装論、国土の大小及び地位尊卑論ではなく、礼儀文明論だけで判断すべきだ。

実際は、明治新局の鍵ないし日本歴史上の分岐点は明治前の「尊攘」にある。表から言えば、日本の「尊攘」は中国歴代の改革、特に清朝の反満革命との共通点が多いが、その中身は全然逆である。

明治以降の開港は「尊王攘夷」という背景にある開港であり、明治以降の欧米化も「尊王攘夷」の下での欧米化である。「鎖国開放」という争いは全く違う二つの策略方向を示し、そして、実際「尊王攘夷」の実現こそ「鎖国開放」となった鍵である。しかし、中国清朝の革命のターゲットは依然として満族である。当時の急進派は満族に抵抗しているが、皇帝を尊ばなく、満族に反抗するが、外国の夷狄に抵抗していなかった。「夷夏」は名実分離の状態に変わり、「夷夏」の錯位と言っても言い過ぎではなかろう。
洪大容《乾凈筆談》研究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 蘇揚劍

洪大容是十八世紀後期朝鮮北學派先驅、實學派代表人物。這一學派不僅是朝鮮儒學思想發展的頂峰，也代表了當時朝鮮社會的發展趨向，含有“近代指向”的啓蒙意識，是最接近朝鮮近代社會的一種思想形態。洪大容一生中僅有一次的燕行經歷成為其北學思想成熟的契機，也是為中朝兩國文人友誼的開端，不僅與包括古杭三才在內的清代文人進行了思想文化交流，還為包括樸趾源、“漢詩四家”在內的北學後人踏上中國開闢道路。
    本文在眾多筆談文獻中擇取有代表性的洪大容《乾淨筆談》進行個案研究，論文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洪大容其人及其作品簡介；第二部分為“乾淨”解題及版本異同；第三部分細讀筆談內容并述評；第四部分在解讀文本之後體悟異國士人對古代中國的異樣觀察。全文旨在探視華夷之變已久的乾隆朝中期，處於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中朝兩國士人的不同心態及對彼此的微妙反應，感受筆談文獻這一特殊題材作为东亚國家各階層交流溝通、文化傳播的直接重要作用。
洪大容『乾浄筆談』の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課程  蘇揚剣
洪大容は十八世紀後期、朝鮮北学派の先駆者である実学派の代表的人物である。この学派は朝鮮の儒学思想発達史における頂点といえるのみならず、当時の朝鮮社会の発展方向をも反映しており、「近代指向」の啓蒙意識を含み、朝鮮の近代社会に最も近い思想形態である。洪大容の一生における唯一の燕行の経験はその北学思想成熟の契機となり、即ち古杭三才などの清代文人と思想や文化の交流を行なっただけでなく、中朝両国の文人の友誼を拓く発端にもなった。朴趾源や「漢詩四家」など北学の後人が中国に足を踏み入れることになる先駆けともなったのである。

   拙稿は数多い筆談文献のうち代表的な洪大容の『乾浄筆談』を選んで研究してみたい。拙稿は四つの部分からなる。第一部は洪大容その人と彼の作品の紹介。第二部は『乾浄筆談』についての解題と異なる版本の異同。第三部は筆談の内容の詳しい分析と筆者の論評。第四部はテキスト解読を通して、異国の知識人の古代中国に対する異なる観察に関する筆者の知見である。拙稿の要旨は、華夷之変が進んで久しい乾隆朝中期において、異なる社会文化の背景にある中朝両国知識人の各自の心理状態及び互いの微妙なレスポンスを研究し、筆談文献という特殊な題材が東アジア各国の各階層との交流や文化の伝播において、果たした重要な役割について理解することにある。
朱舜水笔谈之浅见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李臻
朱舜水是明末清初之际的进步思想家、教育家。在寓居日本期间，他留下了大量的笔谈资料，涉及中国的制度典仪、哲学、历史、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本文拟就朱舜水文学方面的笔谈谈一谈自己的浅见。

朱舜水对于文学的看法散见于各篇笔谈中，星星点点又十分精到朴实，若连贯起来看则显现出较为清晰的思想脉络。首先在文章方面，朱舜水标举文章的社会作用。落实到具体如何作文上，朱舜水提出了文章须审题立意，有脉络章法的主张，并认为文章的文字须从经、史、古文中灵活化用而来。他对明代八股文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推崇的是有古奥典雅之致，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文章。其次，朱舜水对于诗歌的评价低于文章，认为古诗尚有可取之处，而今诗无益乎民风世教，但逢迎时俗之所好而已。最后，在读书方面，他认为读书是作文的基础，读书不在于多少而重在精熟。读书贵得大意，各家注解、小序只可参考，不可依赖。读书是为了学习圣人之道，而做学问则贵在践行。重视知行合一。
朱舜水の筆談についての私見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後期後期　李臻

朱舜水が明末清初の際の進歩的な思想家と教育家である。日本滞在期間に、彼による中国に関する制度典儀や哲学、歴史、教育などに多方面わたった、かつ大量な筆談資料が残されている。本論文は朱舜水が文学に関して書いた筆談について私的で、浅薄な見解を述べてみようと思われる。

文学に対する朱舜水の見方が、とても要点突きで素朴である。それは星々点々に各筆談に散见してはいるが、統合的に見れば比較的に明らかな筋道が現れくる。まずは文章の面において、朱舜水は文の社会機能を提唱していた。それを具体的に文を作るに、先に「審題立意」を先に、組立のよくし、筋道の通すべきだというのを提出して、そして文字を経・史・古文の中からとって、しかも巧みに活用すべきだと言っていた。それに明朝の「八股文」へ鋭く批判し、世道の人間に有益する、また「古奥典雅之致」といえる韩愈や柳宗元、苏轼の文章を推賞していた。

次に、朱舜水は文章より詩歌への評価が低く、古代の詩歌はなお取るべきところがあるが、それに対して「現代」の詩歌は世間民風に無益し、ただ時俗の好みへ逢合するものだけだと言っている。最後は、読書の面において、彼は読書が作文の基礎として、量の多少を構わず、「精熟」のほうははるかに重要だと提唱していた。また文章の要旨が読書の貴しで、各家の注釈と小序などがただ参考になるものだけで、決して頼りしすぎではならないと、読書は聖人への習い道であるが、践行こそ学問の貴し、「知行合一」を重要視しべきと言っている。
清末中國官紳與日人交往情況初探
——以《芝山一笑》為例

北京大學中文系 關靜
《芝山一笑》是近代以來第一部公使館員與日人之間唱和的詩文專集。作為筆談類資料，它具有內容有趣、詩文集中等特點，是分析清末中國官紳與日人之間交往情況的重要資料。目前學術界對《芝山一笑》的利用主要是介紹其編纂情況，講述何如璋、張斯桂二人錯把石川鴻齋當作僧人的事件以及將《芝山一笑》當作輔助材料來研究其他問題。本文參閱《戊寅筆談》等其他資料，對其編纂等問題做了一些新的補充。

《芝山一笑》共收詩作79首，爲了進一步探討清末中國官紳與日人之間的交往情況，筆者對《芝山一笑》所收詩作進行了完整的梳理，將其詩作按照內容分為拜謁贈答、遊覽唱和、關於女性、關於新事物以及其他等五類，並對其特點予以概括。
總之，《芝山一笑》作為集中統一的漢詩集，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它反映了清末中國官紳與日人之間的交往情況，其書本身就是雙方交往的成果，詩作內容記載了雙方交往的過程。其次，對於某些人物的研究，如黃遵憲、沈文熒等，《芝山一笑》有借鑒和參考的價值。再次，它反映了交往雙方的態度和觀點。最後，它反映了當時廣闊的社會背景，如中日兩國交往的情況、明治維新時期的一系列政策、輕氣球等新事物的出現都能為研究者研究當時的社會狀況提供線索。
清末において中国の「官绅」と日本人との交際への一考察
—「芝山一笑」について—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課程後期　関静

 「芝山一笑」が近代以来、公使役人と日本人との間の最早の唱和詩文集である。それは筆談的な資料として、面白い内容と、まとまった詩文などの特徴が持たれているので、清朝末期に中国の「官紳」と日本人との交際の実況を分析するに重要な資料と見なされている。目下、学界で「芝山一笑」を主にその編纂情況を紹介し、何如璋と張斯桂の二人が石川鴻斎を僧侶に間違えるのを陳述すこと、及び「芝山一笑」を参考資料にほかの問題を研究することに利用されてるのようだろう。本論文は「戊寅筆談」などを参考に、その編纂などの問題について新たな補充を作ってみようと思われる。
「芝山一笑」に総計79首の詩が収められている。中国の「官紳」と日本人との交際の実況を分析するに、筆者はそれらを全体的に整理して、そして内容に基づいて「拝謁贈答」・「遊覧唱和」・「女性について」・「新事物につて」・「そのほか」という五種類にわけて、それぞれの特徴をまとまってみた。

要するに、集中的に漢詩を収めた詩集として、「芝山一笑」には重要な意義があると思われる。まずは、清朝末期に中国の「官紳」と日本人との交際の実況を反映し、本そのものが両方間の交流成果で、詩作の内容にもまた両方間の交流実態が記されているのだろう。次に、黄遵憲と沈文荧など一部の名人の研究にも参考の価値があると思われている。また、它交際の両方の態度と観点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のだろう。最後に、中日両国の交際の実況と、明治維新期に一連の政策、そしてバルーンなどの新事物の出現という当時広い社会背景が反映され、後に研究者に当時の社会状况に手掛りになれると思われる。

《燕行录》中的笔谈文献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朱兪默

“笔谈”在东亚各国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特殊的历史活化石意义。《燕行录》中就保留这这样一批资料，本文所讨论的是1667年谢恩使的书状官朴世堂记录的《西溪燕录》。其时正是明末清初“华夷变态”之际，这些使者都无一例外地担负着窥探当时清朝军事政治等情报的任务。
本文就朴世堂与客旅主人在笔谈中关注的天象灾异，满汉、官民矛盾、明室后裔、蒙古问题等问题展开探讨，分析当时朝鲜始终处于的两个困境，一是情报的有无，一个是情报的信否。当时交通不便，信息本来闭塞，而后者尤其源自中国秀才或一般的住宿主人的迎合心理，他们已经惯于察言观色，应对络绎不绝往来北中国的朝鲜来客。
    如果我们把信息的流通看成一场双方的较量或对话，那么从资料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这场对话的一方是渴求真相的朝鲜君臣。而另一方的角色是由平民、不得志的秀才和输送货物的商贩等组成的，他们未曾在本国史料中留下片语，却被详细记录在邻国的《燕行录》中。不同于后来的《燕行录》中朝鲜使者和中国上层士大夫的充满文人气的智识交流，《西溪燕录》反映的正是清初错综复杂的历史真相，记录的是一场微妙失衡的历史对话。
『燕行録』における筆談文献

北京大学博士課程前期　朱兪黙

「筆談」は東アジア各国の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いて、極めて特別な歴史的意義を有している。『燕行録』にはこのような筆談の資料が収録されている。本文において、謝恩使の書状官である朴世堂が1667年に記録した『西渓燕録』につき、考察を行ってみる。その時代は広範な華夷変態が生じる明清交代であり、使者は例外なくスパイとして、清朝の軍事・政治情報を詮索するという任務を負っていた。
本文では、朴世堂と旅館の亭主が筆談を通し、討論した天変地異、満漢の衝突、民衆と官吏の衝突、明朝の子孫及びモンゴルとの紛争等の問題につき、検討を行う。朝鮮が長期間において、直面していた二つの難題を分析考察する。その難題の一つは情報に乏しいであり、もう一つは情報の信頼性である。その時代において、交通が不便なので、情報伝達は大変難しいであった。さらに、中国の秀才及び一部の旅館亭主はことばつきや顔色から人の心を探るのに慣れ、絶え間なく続く中国を訪ねてきた朝鮮の民衆に迎合していた。このような「迎合行動」こそは情報の信頼性に多大な影響を及ぼした。

情報の交流を両方の競争あるいは対話とするならば、資料よりこの対話の一方は真実を望む朝鮮の君臣であり、その他方が庶民、人生の不遇である秀才及び物資を輸送する商売人であることがはっきり窺われる。この人たちは母国の歴史資料において一切記録に残されていないが、隣国の『燕行録』において詳しく記録されている。その後の『燕行録』における朝鮮の使者と中国の上層士大夫の間の人的・知的交流と異なっており、『西渓燕録』には清朝初期に、複雑で多元的な歴史の真実が映され、微妙且つ不均衡な歴史対話が記録されている。
清末版本目录学与日本书志学的互动
——清末官绅与日本学者的笔谈及其著作等文献资料之所见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阳

古代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一直以来主要依靠的媒介是人和书籍的交流。江户时代，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人的交往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书籍的交流却盛况空前。这一时期由于汉籍大量快速地传入，日本儒学者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够更加迅捷地掌握清代学者的学术动态，从而对日本的学术风气的流变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在版本目录学的某些方面，中日学术呈现出了并行发展的态势。时至晚清，驻日公使馆的设立使得中日之间人与人的交往逐渐增多，日本藏存的汉籍的数量及日本书志学发展的成熟度均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冲击。一大批前往日本的中国官绅学者在惊叹于日本保存着众多中国已经佚失的汉籍的同时，也十分钦佩日本书志学者的学术水平，并积极虚心地向日本学者学习借鉴，这对晚清中国版本目录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图通过研读晚清官绅杨守敬、黎庶昌等与日本学者森立之、岩谷修等之间的笔谈及其著述等文献资料，具体分析考察中日学者之间关于汉籍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交流和讨论，以勾勒出中日学者互动交流、学习借鉴的图景，并阐释出他们在共同推动汉籍的版本目录学的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
清末版本目録学と日本書誌学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について

―清末中国官紳と日本学者の筆談および著述の文献資料を通して―
北京大学博士課程前期　張陽

中国の古代文化が日本へ伝わる場合に、その媒介となる人と書物的交流を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鎖国していた江戸時代、人的交際が大きな制約を受けた。けれども、書物の伝播が盛んであった。その時、日本の儒者が迅速に大量輸入された漢籍を通じて、過去のいかなる時代より速やかに中国学者の学術動態を把握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れによって、日本の学術的風潮の変化に大きく影響を与えた。さらに版本目錄学におけるある方面で、日中学術が並行発展の態勢を呈してきた。明治十年に清国駐日公使館が設置されたこと、両国の学者が直接交流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来日した中国の官紳学者は日本収蔵された漢籍の数量及び日本書誌学発展の成熟度も驚いた。彼らは日本に保存されている沢山の中国で亡佚した漢籍貴重書を驚嘆すると同時に、日本書誌学者の学術レベルには感心した。それに積極的で謙虚に日本書誌学者に学んだ。これは清末時期において中国版本目錄学の発展に極め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本稿は清末官紳楊守敬、黎庶昌と日本学者森立之、嚴谷修などの人の筆談および著述などの文献資料を読むことを通して、日中学者には漢籍版本目錄学をめぐるの具体的な交流内容を検討しようと思って、それで日中学者間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ブ、相補的文化交流の光景を描き出す。それによって彼らは共に漢籍の版本目錄学の発展に大きな貢献を解き明かすことにする。
越南燕行诗《风俗吟》十首阐微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彭丹华
《风俗吟》组诗十首，吴时位作。吴时位（1774-1821），字成甫，号澧溪，一作礼溪，又号约斋，一作箹斋。越南阮朝人，官至吏部参知。吴时位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两次出使中国，《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收录其北使诗文集《枚驿諏馀》，其中《风俗吟》组诗十首，据旧题而寓新义，颇引人注目。组诗吟咏所经广西等地风俗，既客观描述当地的自然物产与居民习俗，也观察批评官风吏治，文字背后更透视出士风世运与文化归属的气息。组诗名之为“风俗吟”，寓意微婉，与中国传统对“风俗”的界定十分吻合，表现出对东方礼乐文明的深切认同。吴时位以使者身份观一地之风俗政教，形诸歌咏，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诗经》“移风易俗”、“使于四方”的原始精神，在一个侧面上实践了《诗经》的真精神，亦即中国文学的真精神。
ベトナムの燕行詩「風俗吟」の十首についての解釈

陝西師範大学 文学院　彭丹華

『風俗吟』は呉時位によって書かれた十曲の詩からなる組詩である。呉時位(1774－1821)、字は成甫、号は澧溪、礼溪とも呼ばれる。別号は約斎、または箹斎とも呼ばれる。ベトナム阮朝の官僚で、吏部参知まで昇進した。清朝の嘉慶、道光の時、二回も使者として中国に派遣されてきた。呉時位の北使詩文集『枚驛諏餘』は『ベトナム漢文燕行文献集成（ベトナム所蔵編）』に収録され、その詩文集の中で、『風俗吟』は十首の詩からなる組詩で、古いタイトルで、新しい内容が込められたので、注目される作品となっている。これらの組詩は広西省などの風俗習慣を通じて、地方の自然物産と住民の風習を描いただけではなく、地方官の治績までも観察し、批判した。そして、当時の世相と文化帰属の息も行間から読み取られる。組詩は『風俗吟』と名づけられ、愚意は婉曲で、中国伝統の「風俗」の意味とはほぼ同じで、東方礼楽文明に対する深い認同が見られる。呉時位は使者の目で、当地の風俗政教を察し組詩という形で、ある程度で『詩経』の「移風易俗」、「使於四方」という原始精神を具現した。また、『詩経』の真の精神、つまり、中国文学の真の精神をも表したのである。

《答朝鲜医问》与《医学疑问》渊源考
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  朱子昊
中国与朝鲜在历史上曾有过相当频繁的医学交流，不仅仅是医学书籍的互通有无，两国医官之间也存在许多交流，以印证所学。然而医学著作的往来往往有迹可循，而两国医官之间的交流记录却往往难觅其踪。

明代御医付懋光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著有《医学疑问》一书，该书正是中朝两国医官就医事进行交流的一份记录。而七年后，也就是天启甲子年（1624），明代学者王应遴所著的《答朝鲜医问》也被认为是一次两国医学交流的记录。两书从问答的年代、形式、所涉人员以及内容上都有很深的联系，因此以往有一些学者针对此两部书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了当时中朝两国医官之间的医学交流情况。但在这些研究中，尚有一些不完善之处，未能将上述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与当时两国医学交流的情况分析透彻。希望能够通过对两书内容的进一步分析，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填补一些研究中的不足与错漏进行填补与修正。

『答朝鮮医問』と『医学疑問』の淵源についての考察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課程前期　朱子昊
 史上では中国と朝鮮の間は医学分野で頻繁に交流したことがある。医学書の補い合いだけではなく、医官も互いに交流して学んだ知識を確認する。医学書の跡を辿ることができるが、医官の交流についての記録を探す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

 明朝の宮廷医である付懋光は万暦四十五年（１６１７）『医学疑问』という医学書を著した。その本は両国の医官が医事についての交流を記録した。七年後、即ち天啓甲子年（１６２４）、明朝の学者である王应遴が著した『答朝鲜医问』も両国の医官が医事についての交流を記録したと思われる。『医学疑问』と『答朝鲜医问』の年代、形式、かかわった人物及び内容から見れば、その二冊の本には深いつながりがある。その故、二冊の本の内容を比べる学者が存在した。その時代では両国の医官の交流についての状況を分析した。それらの研究にはまだ不十分のところがある。本稿では、二冊の本の内容をもっと深く分析して、以前の研究にある不十分なところと脱落を補充し、誤りを修正することを望んでいる。（翻訳：徐瑜婷）

圆仁的在唐求法巡礼与笔谈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齐会君
日本的入唐求法僧作为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传播的具体承担者，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圆仁是众多求法僧中被誉为“日本玄奘”的僧人，他838年以请益僧身份随最后一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历时九年，足迹遍及近半个中国诸多名寺古剎。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过程当中用汉文（文言文）书写了一部日记体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其内容涉及中国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风俗时令、交通地理、行政区划、文书档案以及中、日、朝三国的诸多层面，为我们提供了所知所见的第一手宝贵材料。与此同时，《入唐记》中还留存有大量圆仁与大唐的官员、僧人等的笔谈记载，这些记载是考察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可靠资料，也是研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实况的珍贵资料。然而，学界大都将《入唐记》作为史料，从唐代佛教、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交通地理等诸层面进行考察研究，而针对其中的笔谈记载却鲜有论及。因此，本文在对《入唐记》中所载笔谈内容进行梳理、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研究，藉以加深对当时社会、政治、历史及中日文化交流的认识与了解，并进一步探究笔谈在中日文化交流乃至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円仁在唐求法巡礼と筆談

鄭州大学博士課程前期　斎会君

唐代における中日文化交流特に仏教を伝える担い手として、日本の入唐求法僧ら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に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円仁は多くの求法僧の中で「日本の玄奘」と言われる僧侶で、838年に請益僧として最後の遣唐使遣唐使に随行した円仁は、九年余りにもわたった唐での求法巡礼の旅を日記『入唐求法巡礼行記』（以下、『入唐記』と略する）全４巻にまとめた。当書は、玄奘の『大唐西域記』、マルコポーロの『東方見聞録』とともに、三大旅行記として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る。その記述内容は、正史には見られない、9世紀の中国の社会・政治・歴史・風習などについての記述も多く、晩唐の歴史研究をする上での貴重な史料として高く評価される。また、円仁と当時中国の官吏、僧侶らとの筆談資料も多く残られ、当時中日両国の社会・思想文化を考察し、両国の文化交流の実状を究明する上で無視できない史料である。しかし、学界では『入唐記』を史料として、唐代の仏教・社会歴史・政治経済・交通地理等の面から研究が行われ、その中に多く存在している筆談資料についての研究は余り見られていない。したがって、小論では『入唐記』に見える筆談資料を整理・分類した上で、分析・考察を施し、当時の社会・思想・文化・歴史及び中日文化交流に対する認識を一層深め、更に中日文化交流乃至東アジア各国の文化交流における筆談の果たした役割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
何如璋驻日使团与日本文人诗歌唱和考论
全文
云南中华文化学院研究生  陈占峰

摘要：以何如璋为首的使团驻日四年有余，他们悉心查访日本的民情政俗，深入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渴求强国之道。他们笃邦交，争国权，同时，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驻日期间，与政教名流来往，通过诗歌唱和的方式，进行文化外交，留下了大量的唱和诗篇。但是，做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受固有的华夷思想的影响，在政治外交中出现了一些错误，本文在对唱和诗歌梳理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其在文化外交上的意义。

关键词：诗歌唱和 文化外交 
一  参加唱和的中方人物考  

中国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时期，中国公使馆人员与日本诗人文士的唱和诗，除《芝山一笑》外，大都散见于个人诗集和文学杂志中。从中可以看出使馆人员交游之广泛，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何如璋（1838—1991）广东大埔人。字子峨，亦作子莪，室名秀澥楼。家境贫寒，但刻苦读书，温廷敬评述何如璋说:“祖父世业农。父淑斋公有子八人，公其三也。父以家累故，令弃学牧牛，公辄携书自读。姑父陈芙初明经嘉其志，招令从学。明经邑名宿，得其指授，学锐进。族人秋搓太史尤伟异之，谓异口名位必出己上。” 于咸丰十一年（1861）中举，同治七年（1868）进士，入翰林院编修 。其后成为侍读学士 累官少詹士。何如璋早年喜欢学习桐城古文，后来感到学习古文不能满足于时世变化的需要，转而潜心时务，常往返天津、上海之间，与中外人士商谈，向各国传教士询问西方国情政务等。进入翰林院后，对外事愈发留心，知识愈加丰富，成为通晓洋务的佼佼者，并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对人评价道：“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后在李鸿章和沈文定的推荐之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加二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大臣，即驻日副使，因日本发生西南战争没有马上赴任而延至下一年。当年朝廷任命的正使是许钤身，清政府认为许铃身更熟悉日本情况，所以将其委以重任。后来李鸿章“论其非才而中辍”，郭嵩焘赴英前力荐何如璋。1877年，清政府任命何如璋为驻日正使，接替许钤身。同年11月26日正式前往日本赴任，他到日本以后，一方面对日本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同时，在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政策之下，以为如日本“推诚相待，纵不能以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络。”和朝野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同时亦受到日本人士的欢迎，“日人有礼备至加于泰西驻使，其朝野名士，咸以诗文相质正唱和，或就乞书得其一屏一笔以为珍玩，公亦于交欢无间，居东凡四年，日人翕然推之。任满归，公私祖别之，盛一时未有也”清光绪八年，1882年3月1日何如璋回国。次年，出任福建船政大臣。马江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何如璋受到牵连，被贬戍张家口，在戍三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主讲潮州韩山书院。光绪十七年九月（1888年），病逝于韩山书院，时年54岁。

何如璋作为清代驻日公使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同时，维护了国家尊严。驻日期间“公虽笃邦交而尤争国权”。何如璋初到日本就将解决领事裁判权问题、中日平等贸易通商的问题以及就琉球问题与日本政府据理力争。俞政、王晓秋针对何如璋的精彩表现评价如下:何如璋能够成熟把握当时日本的外交态势，且能准确而迅速地作出外交反应，及时有效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日外交策略，较之恭亲王和李鸿章的一味妥协退让进步得多。吴裕贤与吴振清认为:“何如璋是近代有胆有识、有作为的外交家，赢得了当时黄遵宪等下属官员的尊敬，也赢得了日本朝野人士崇敬和友谊，他亲手奠定了中日邦交基础，呼吁并谋求修改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预见日本崛起后日益膨胀的扩张野心，警惕而且设法抑制之，作为外交官不辱使命。他又是文化使者开启了中日交流宽广途径，促使国人真正了解邻邦日本。”此外，驻日四年，何如璋以文会友，这也是一次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由于其在所受教育及成长环境上的原因，其对日本的认识仍然没有跳出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范畴。但何如璋的日本认识开创了由以近代民间日本认识向以何如璋为代表的官方日本认识转换的新格局。何如璋将日本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介绍到中国后，此后诸如以黎庶昌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任驻日使团，也能够在何如璋等人日本认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将近代日本的状况详尽地介绍给中国的高官与民众。何如璋详尽地向清政府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以期中国制度方面的改革。继任的黎庶昌在其基础上，向清政府呈上《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修铁路，练水师等。虽然未被清廷采纳，但其对清政府的某些决策的制定，以及后来清政府实行“新政”有一定影响。

张斯桂（1816－1888）当时驻日本的副公使，正三品。据龚缨晏先生的考证，关于张斯桂的生平，主要有四份资料:“一是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履历档案。二是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的民国十五年永思堂木活字刻本《慈东马径张氏宗谱》第一七卷。三是陈培源所撰的《张鲁生太守传》。四是鄞县人童华(时任礼部右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于1885年所写的《前出使日本副使、三品顶戴、特用知府张君节略》。后两种都收录在《慈东马径张氏宗谱》第十卷中。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知道，张斯桂字“景颜”，号“鲁生”，清朝外交官。浙江慈溪庄桥马径村（今江北区）人。秀才出身，曾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互为师生，学贯中西，被丁韪良视为“中国文人阶层中最优秀的一类典型”。1854年，任中国第一艘进口轮船宁波“宝顺轮”指挥员，督船勇击溃南北洋海盗。1861年入曾国藩幕府，1876年，在沈葆桢的推荐之下，奉旨赏加三品顶戴，出使日本国首任副使。张斯桂从光绪三年(1877年)到日本之后，便一直作为驻日副使在日本生活，《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记载为光绪七年十二月为止，是因为下任驻日使臣黎庶昌到任时间为光绪七年的十二月，张斯桂应该一直生活于日本。此间，常与何如璋 “和衷共济，恰恭将事”。光绪八年(1882年)，张斯桂结束了外交生涯归国。《履历》中对张斯桂回国以后的经历作了详细记载:张斯桂“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据奏，该员学问夙优，于中外情形最为留心，请旨量予录用.奉旨，以知府即选。本年十一月，吏部签掣直隶广平府.十二月初五经钦差大臣验放，初六日复奏，堪以初授旨，依议。”张斯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到任，《太守传》说张斯桂在广平府任知府约三年，“以十四年三月卒于任，寿七十有三。”

所撰《万国公法序》在日本颇为人知。《扶桑游记》卷上说他“锐意为西学，欲刻海宁李壬叔(按:李善兰)天算诸书。其作《万国公法序》，指陈欧洲形势，了如掌上螺纹，以春秋列国比欧洲，此论实由公创。”张斯桂在日本期间还留下了两部作品，即《使东诗录》和《使东采风集》。此外，据王宝平先生所言:“宪政资料室所藏《元田永孚文书》、《三条家文书》、《大木乔任文书》、《伊藤博文文书》、《阪谷朗卢文书》、《花房义质文书》、《井上毅文书》等，都程度不等地收有黎庶昌、张斯桂、黄遵宪等人的信翰或唱酬诗、外交照会等”可见张斯桂在日期间所担任的角色是相当重要。另外，张斯桂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开展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以文化交流的方式促进两国之间的交往，对于明治维新之后的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黄遵宪(1848-1905年)，关于他的研究，已有很多专门著作出版，如香港吴天任的《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郑海麟的《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1988年)，张堂锜的《黄遵宪及其诗研究》，日本岛田久美子(即笕久美子)的《黄遵宪》(岩波书店，《中国诗人选集》二集本，1963年)等等，此不赘述。

刘寿铿，(字小彭) 神户理事，公使随员，正八品，即选教论（官名），光绪四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为神户正理事官，因丁忧去职。

沈文荧，字梅史，姚江人，工画，己未(1859年)孝廉。光绪三年到光绪五年为驻日本公使随员，正五品，陕西省候补，直隶州知州。有《学乐录》等著作。

王治本(1835-1908)，原名王成仁，改名治本，字维能，号泰园，亦作漆园，又号不陋居主人、吾妻过客，别号梦蝶道人，室名栖栖行馆，浙江慈溪人（今属浙江宁波江北慈城镇）。增生，候选库大使。王治本东渡日本是他四十三岁时(1877)应日本著名汉学家广部精之邀。广部精在1875年创办了名叫‘旧清社”的汉语学校，并编办《日清新志》《寰海新报》等汉文报刊。广部精请王治本到‘旧清社”教授汉文并为汉文报刊撰文。先后任日清社、同人社汉语教师，半年后，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何如璋使团抵日，王遂离开同人社，于光绪四年（1878）八月日至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为使团的学习翻译生。光绪三十二年( 1906)回国，两年后卒于故乡。

王治本知诗能文，尤擅骈文，并工书善画，具有出色的文艺素养。结识日本贵族大河内辉声，双方的笔谈结集为《桼园笔话》十七卷。曾向大河内辉声推荐《红楼梦》，《红楼梦》因此在日本引起轰动，从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日本“红迷”、研究者和专家”。其存世著作还有《舟江杂诗》一卷。另有,《王治本在金泽笔谈记录》十一册和《清客笔谈》二册见存。他的诗文大多散见于上述序跋和著作中。此外，明治前期的同人社《文学杂志》（中村敬宇主编）、茉莉诗社《新文诗》（森春涛主编）、《新文诗别集》（同上）中也出现其作品。

《中日诗文交流集》提到“光绪初期寓日文人中，有一位不可忘却的人物，他就是王治本。”王治本在日本三十年间，足迹遍及日本的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深入中国人很少甚至从未到过的地区。传播中华文化，其旅行路线之长、所到地方之多、交结朋友之众、留下遗墨之丰，在近代旅日华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对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贡献良多。日本人称：“当时的文人儒士，仰之如泰斗”。

廖锡恩，字枢仙，广东虑州〔案:小方壶斋本作惠州〕人。拔贡生，工诗文，曾为驻神户领事。

王藩清（1847-1898），字泰轩，号琴仙，别号琴轩，贡生学位，宁波慈城黄山人。由王宝平教授主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撰的《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中日诗文交流集》前言中，将参与诗文交流的中方人员分为文人和外交官，王琴仙被列入文人。“光绪初年，民智未开，赴日清人尚不多，可以认为他们是明治维新后，最早一批东渡的文人”。 “对他们筚路褴褛之功，以及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应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他们开创了与近代日本文人进行诗文交流的先河，为清代外交官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二  日方人物考

对于日方的唱和人物考，《芝山一笑》中仅仅是石川鸿斋一人，而本文又结合《袖海楼诗草》以及散见于杂志的诗歌，对主要参加的人物进行考证。

石川英，字君华，号鸿斋，又号芝山外史。日本三河风桥（今爱知县）人。石川善诗文，又公山水、篆刻。他称自己“常往来宾馆，与沈梅士、黄公度二君交最深”石川有四十余种著作，其所编《日本文章规范》中黄遵宪作序言，其所编《芝山一笑》及现存《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中，有大量黄氏交往、唱和的记录。

源辉声，号桂阁，祖居大河内，故又称大河内辉声或源桂阁。是日本松平正纲的第12代孙，日本华族。他生于1848年(嘉永元年)本是日本世袭高崎藩主，食禄八万二千石。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任高崎知事。因不赞成新政而辞官归乡，改封为五品华族，入修史馆，以后长期闲居东京墨江(隅田川)畔。源辉声精通汉诗、汉学，嗜爱翰墨，广交文士。他在《芝山一笑后续》中说：“结交清人，相识日深，情谊日厚”，“高卧幽栖、诗酒自娱之人，宜交清国人也。”编辑整理《大河内文书》，主要是大河内辉声和清朝驻日本公使馆有关人员的笔谈记录。这其中有不少是与黄遵宪的笔谈，已由实藤惠秀教授与郑子瑜先生整理编辑成《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一书。源桂阁于明治十五年(188弃)病故，葬于野火比平林寺。

宫岛诚一郎(1838--0-1911年)，米泽人（一作岩代人），号粟香。年轻时就以诗名。有《养浩堂集》3卷等著作。其父宫岛吉利，其子宫岛大八，都以文名。幕府末年奔走诸藩，进行倒幕运动。1870年(明治三年)，被征出仕待诏院，后转左院，十年（1877）年为修史馆御用系，十七年（1884）年为参议官补，二十九年（1896）为贵族院议员。其著作曾得到黄遵宪的夸奖，但黄在与他的笔谈中说：“足下七古稍逊一筹”，并建议他“多读李、杜、苏三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宫岛诚一郎利用与清廷驻日公使馆人员的交往刺探情报，对中国造成颇多伤害。 

蒲生重章，字子闇，号褧亭，又号青天白日楼主人。日本著名诗人，对中国经学颇有研究，是明治维新的支持者。曾任议政官、史学教授。蒲生与黄遵宪来往甚密，曾为黄遵宪校评《日本杂事诗稿》。有《近世伟人传》十六卷、《近世佳人传》六卷、《褧亭诗抄》二卷、《褧亭文抄》二卷等传世。其《近世伟人传》有何如璋的题跋、题辞以及批语。

栗本锄云（1822—1897）：名鲲，号锄云、匏庵，江户（东京人），历任幕府医官、外国奉行等。明治后任《报知新闻》主笔，与龟谷省轩等邀请王韬访日，为《扶桑日记》三卷训点、出版。有《匏庵遗稿》、《匏庵十种》等著作。

副岛种臣，（1828—1905），号沧海，佐贺人，善英语，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佐贺七贤”之一，官僚、政治家、汉学家。其父为佐贺藩藩校弘道馆的日本国学学者枝吉南濠，将其过继给同藩的副岛利忠成为养子。其兄为日本国学学者枝吉神阳。受到父兄的影响，从事尊王攘夷运动。嘉永三年(1850年)，和哥哥的枝吉神阳为中心结成了楠公义节同盟。嘉永五年(1852年)，到京都游学，向矢野玄道们学习汉学和国学等。原治元年(1864年)，在长崎致远馆学习英语。1851年与俄国交涉库页岛问题，同年出任外务卿。庆应三年(1867年)，与大隈重信一起脱藩，作为勤王的志士活动，结果被幕府抓住遣返佐贺，受到禁闭处分。 明治维新后的1868年起任征士、外务省御用专务。担任制度调查局法官为福冈孝悌起草『政体书』。1871年时任外交卿，在玛利亚・露丝号事件中活跃。1873年任特命全权大使至中国解决处理台湾事件（牡丹社事件，西乡从道出兵台湾）。在北京祝贺同治帝大婚。并达成了日清和睦条约，中国赔偿50万两白银了事。在中国时，他和清朝高官进行诗文唱和，得到高度的评价。归国后，与西乡隆盛等提倡“征韩论”，未被采纳而去职。次年，与板垣退助等主张设立民选议院，但未参加自由民权运动。1876至1878年间在中国南北各地活动，号称“中国通”。当时日本正发生西南战争，归国后任侍讲、宫内卿。1884年授伯爵。在明治二十年(1887年)时任宫中顾问官，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任枢秘密顾问官，1891年枢秘密院副议长。1892年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时担任三个月内务大臣。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积极鼓吹者。

三岛中洲（1826—1915），名毅，号中洲。幕府末年，参与幕政。明治维新后，其地位岌岌可危，后在1861年时，三岛便在为藩校教授之余，于松山山麓下，开设了家塾，称虎口溪舍。明治维新以后，便在此专心教授子弟。1872年被任命为法官，历任新治裁判长、大审院中判事等，到1887年退官。以后便专心致力于教育、汉学和诗文。创设二松学舍（现为二松学舍大学），后历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东宫侍讲，受到当时天皇的赏赐。人称，阳明学进入日本天皇宫庭，乃自三岛中洲始。主要著作有《中洲诗稿》二卷、《中洲文稿》十二卷、《文章规范评注》七卷等。

中村敬宇（1832—1891），名正直，号敬宇，江户（东京）人。明治六年（1873）创办同人社私塾，翌年发行《明六杂志》，明治八年（1875）任东京师范学校摄理嘱托，十年（1877）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十四年（1881）为东京大学教授，二十三年（1890）年兼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同年，被选为贵族院议员。中村在思想哲学方面成就很高，“这是一位堪与中国严复相媲美的日本启蒙家”。同时在汉文汉诗方面，也深有造诣。主要著述有《爱敬余唱》、《敬宇诗集》三册、《敬宇文集》十六卷、《西国立志编》（译）十三册、《西稗杂纂》等，与清使馆人员交流甚多。

青山延寿（1820—1906）字季卿，号铁枪，父亲青山节斋，水户藩儒臣。少从藤田东湖，兼习武艺。明治后移居东京，以著述为业，有《皇朝金鉴》、《铁枪斋诗集》五卷、《铁枪斋文集》七卷、《读史偶笔》二卷、《读史杂咏》二卷等。

冈千仞(1832一1914年)，号鹿门，字振衣，仙台人。先就学于藩校，从大槻磐溪学。1852年(嘉永五年)上江户，后人昌平校，受业于安积良斋、古贺茶溪、佐藤一斋。在幕府末期，曾上书，主张“尊攘”之说，被捕下狱。明治维新后，到东京，人史局。又为东京书籍馆长(图书馆长)。同时开私塾绥酞堂授徒。1877年退官以后，专意经私塾。“惟以文字为消遣。拔剑斫地，把酒问天。”主要著作：《仙台史料》十八卷，《藏名山房初集》六卷、《藏名山房杂著第一集》十九卷，《观光游记》十卷，《观光游草<附外四种>》六卷等。

龟田省轩(1838一1913年)，名行，字子省，号省轩，对马人。祖父有经营之才，被举列为士。省轩少好学，有志于游学。但不为藩制所允。因而称病，24岁就“致士”。将家产付诸弟，前往大坂，从广獭旭庄学诗。在京都和关西一带和诸诗人交游。时“长州征讨”之事起，被勤皇派抓住，后幸遇赦。明治初，到京都。得岩仓具视的赏识。参与新政府诸制度的策划。时，又从安并息轩学儒学。1868年为大学教官。因为不满学校中儒学和日本国学的抗争，1873年辞职。在东京上野不忍池畔开私塾，创风光社，刊行著书，以为生计。后数年，所刊书大行，资产渐丰，于是关社，专心诗文。藏书甚富。其为文喜桐城派，后与黎庶昌亦交善。诗以律见长。有《咏史乐府》二卷(1900年)，《省轩文稿》四卷(I902年)，《省轩诗稿》二卷(1903年)等。晚年又喜《易》、《庄子》和佛典。又有《论文汇纂》五卷，《论语管见》一卷，《孙子略解》等。

从首届驻日使团交往的人员来看（1877—1880），除副岛种臣和宫本诚一郎是当朝权贵之外，但是，副岛出使中国时，坚持不对皇帝行传统的三叩九拜之礼而行三鞠躬。尽管他在主管外交部时，对英国公使谒见天皇，主张按国际法，要依所在国的礼节。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与其他外国公使不同。他这种做法，就是为了表现对清政府的强硬态度。在台湾问题的交涉中，为日本进攻台湾找到借口。而后与李鸿章多有交往，并在给副岛的信中写道：“两人“相见恨晚”，把中日关系视为“唇齿相依”。1874年日本就入侵台湾了，李鸿章中日唇齿相依的计划成为泡影。中国的史学家对副岛评价为“凶横”、“跋扈”、“阴鹜”。可以看出副岛与何、黄的交往带有更多是政治目的，诗歌唱和只是手段。而宫本又是间谍，源桂阁是落魄的贵族，其他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即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就他们而言应该是中国文化在其体内一种惯性，或者说仅仅是欣赏文化本身，用于陶冶情操的，这可以从源桂阁对《芝山一笑》的序中看出端倪“京畿之商贾。天下之世人，其求名趋利辈，易交西洋人。然高卧幽楼，诗酒自娱之人，易交清国人也 。”中国对他们而言只是菊花，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诗文唱和的意义，这毕竟是通过中国文化而进行的一次外交努力。“东方文化被冲击并趋于式微的焦虑、维护东方文化命脉的祈愿等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重要问题在此时期两国文人的交往和唱酬中都有所反映。”而后，随着甲午之役后被日本抛弃了。那些参加诗文唱和的日本文人开始歌颂战争了。

三 唱和诗的内容

诗词唱酬是传统汉语诗歌写作中常见的方式，也是文人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手段。陈友康教授把唱和诗的定义为 “唱酬又称“唱和”，是诗歌创作的一种特殊方法，先由一人作诗，是为“唱”，所得文本称为“原唱”；另一人或多人根据特定情景或原唱的意旨或形式回应，是为“酬”，所得文本称为“和作”。唱酬按照回应方式不同，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和意不和韵”，即在特定情境之下回应原唱，诗歌的内容与原唱有关联，但不拘形式。这在汉魏时期已经产生，常见的表现形式是赠答诗。一种是和韵诗，即按照原唱的用韵为诗，其中最常见的是“次韵”。“次韵相酬”由中唐元稹、白居易首创，其后即风行诗坛，成为诗词唱酬最普遍的方式，后世所谓“唱酬、唱和”往往是指“次韵相酬”。”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次韵唱酬”。这些诗文是在其外交活动的经验基础之上完成的，所以有必要对其该时间段的外交活动进行考察，这既要借助于当事人及相关历史人物的记述记载，又要考察当时的外交文书。结合外交文书及有关笔谈资料以诗歌解读为基础，对驻日使团的外交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得失进行分析和讨论。

何如璋在《使东杂咏》的首篇“相如传檄开荒去，博望乘槎凿空来。何似手赍天子诏，排云直指海东来。” 作者自注：丁丑七月，奉到国书，如璋谨赍以行。航海数十日，皆无大风，行人安稳，知海若亦奉天子威灵也。何自比司马相如，传檄意为古代用于征召，晓谕的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等的文书，谴责日本背信弃义。而“开荒去”却也暗指作为首届驻日大使深知任务艰巨。“博望乘槎凿空来”用典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张骞通西域，“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诚信）与国外，外国由此信之”。最后两句带着一种自信与大气。可以说，这是何如璋接受使命奉到光绪皇帝亲笔国书之后，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北京启程赴任时吟咏的一首诗。同时，亦可以体现出何如璋是位传统的官僚，他对自己的身份及中日关系没有正确的认同。但何如璋的外交思想是逐步成熟起来的，后来何是最早对日本有正确认识的人，19世纪70年代的清朝顽固派，对明治维新没有正确的认识。如1874年陈其元撰写的《日本近事记》，把明治维新说成奸臣篡权，甚至异想天开地建议清廷跨海东征，帮助幕府实行复辟。1880年李筱圃访日时写的《日本游记》，指责日本明治维新后：“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日益贫，聚敛苛急，民复讴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而何如璋对明治维新持肯定态度，正说明他有能力认清历史的方向 。此外，他还注意到日本模仿德国兵制，“课丁抽练，按期更替”，“不数十年将全境皆兵矣”，看到了日本军事的强盛。同时，也忧虑国内“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与我无事，不及此时求自强，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骄，做失事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表达励志图强的决心。作为一个公使，尽管日本已经露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何如璋还是抱着友好的愿望。他希望中、日团结，“唇齿相依”，那么中国的台湾、澎湖，就可以同日本的肥前、萨摩连成一线，“首尾相应，呼吸可通。是由渤海以迄粤、闽，数千里门户之间，外再加一屏蔽也”然而随着外交活动的展开，事实证明这只是中国单方面的善良愿望，日本政府并无此意。在此基础上分析何如璋的唱和诗。有咏物诗表达中日同盟思想：

日本外务官饯别于芝山酒楼，席间以画梅属韵，因书五绝一首：

铁干横古梅，本是吾家树。

题赠素心人，岁寒交益固。

此诗以梅来比喻，在面对西方的入侵，应该“岁寒交益固”。以及：

当关虎豹多忧患，撼树蚍蜉故谤伤。

千载灵均许同调，也寻香草袭蓉裳。

用虎豹比喻世事艰难，亦比作西方列强，对于列强而言中日两国好比“蚍蜉”一样，化用于于韩愈《调张籍》：“：“不知羣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两句。“千载灵均”是指兰花，也需要香草和华丽的衣服做陪衬，用此来说明中日之间文化相通。这几首诗达到了借物抒情与物我合一的境界，同时巧用典故，虽然痕迹重了些，但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相称的，即有庄重肃穆之气氛，又写出内心之感。

何如璋刚到日本有一首和诗《日本一条梅轩招观即席和主人韵》，亦是咏梅：淑气先回不用催，故乡十月报梅开。
江城芳讯来何晚，留与东风做好媒。
同样是咏梅，可以看出前后表达心情完全不一样，此诗疑为刚到日本，把自己比作中日之间的“媒人”，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而上两首都是饯别之诗，虽然何“虽笃邦交，而尤争国权”但弱国无外交。从此也看出何如璋的心路历程，早前的努力随着归国也就不复存在了，想再从文化和私人友谊的影响下，希望中日能够同盟、友好，他对副岛的离别和诗最多，亦可看出此端倪。如追述中日文化渊源的《濒行用副岛侍讲见赠元韵再叠六首却寄》（其三）：

远泛星槎到日边，黄龙云护此张毡。

一千年继裴清后，五百人寻徐福仙。

俗有唐风知旧好，书经秦火问遗编。

西欧东米盟新缔，不及同文国最先。

其四曰：

亲持使节赴殊方，云护龙旗绕日祥。

但守齐盟申五命，不烦汉法约三章。

田因接壤争瓯脱，树为同根戒斧伤。

倘得相依固唇齿，昂须我欲赋褰裳。

也有描述私人友情以及何如璋归国之际抒发的离别之情，如《濒行用副岛侍讲见赠元韵再叠六首却寄》（其六）：

别后相望天一方，海东云起卜禨祥。

汪汪度忆波千顷，款款诚通诗数章。

迹喻云龙许相逐，心悬日月又何伤。

神交万里犹同室，莫为临岐泪洒裳。

又如《步宫岛栗香赠别元韵》：

天风浩浩吹海涛，送我万里麾云旄。江城聚首几何日，倏忽西燕东北劳。

始君识我在僧馆，入门倾倒歌同袍。袖中诗卷满珠玉，乞攻瑕玷烦讥褒。

我笑吾君世多故，五洲百怪纷噬嗥。各斗诈力出机械，互矜爪牙争锥刀。

折冲无术愧忝窃，誓欲擐甲摧吟毫。输君宽闲事哦咏，一声孤鹤唳九皋。

洞札锐比神锥利，执耳高踞吟坛豪。自嫌钝拙囿于俗，敢希昌黎师李翱。

朅来鞠町结邻好，推敲时复相矜高。踪迹未必同苏李，风格直堪追谢陶。

我家罗浮见初日，时逢若木天鸡号。今归故乡行复尔，思君东望酬松醪。

蓬莱何时水清浅，峤岭连跨十五鳌。欣然过从喜赓和，旧游日日寻蟠桃。

以及《步元老院副院长佐野赠别元韵》：

久钦高节著觥觥，况抱匡时济物情。

为我开樽招旧好，与君解带写真诚。

三年零雨劳王事，万里长风动客旌。

亭外梅花也伤别，晚扶明月上南荣。

除此之外，就是些写景诗和几首题花诗就不一一介绍了。除了这些唱和之诗外，《袖海楼诗草》中有两首《秋日偶感》：

                其一

江城气肃秋风凉，草木凋枯天雨霜。

玉虎肆虐苍鹰翔，骇鹿奔避趋羊肠。

游踪孤子知何乡，西行悠悠天一方。

独夜思君愁洞房，寒日苦饥惨难忘。

                   其二

上无完衣下无裳，况闻悲笳音戛商。

层冰路滑阻且长，胡不早归横玉床。

琴瑟左右樽中央，依门日日遥相望。

何时回轸通津梁。

这两首面对秋天的萧瑟之景，而悲凉又是晚秋独有的意境。那么，在这种悲凉落寞的意境里用“玉虎肆虐苍鹰翔，骇鹿奔避趋羊肠”感叹前路之艰难，“孤子”、寒日苦饥”“从而达到抒发内心苦闷, 形成全诗悲凉氛围的效果。作者对景抒情，景中带情，情中衬景。可以觉察出何如璋当时的苦闷，但是，对于晚晴的知识分子而言，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机时，以积极而理性的入世心态和满腹经纶的学问挑起了重塑传统文化的世界性地位的重担。他们的言行，究其根源，仍然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晚清的变局是一千古未有之变局，那是动了我们的文化之根的。而他们应对这个变局的精神动力必然也来自传统文化的根基。因此，也可以说何如璋的经历是旧的文化所作的奋力一搏。我们固守传统文化的信念，以道德主义为基础的外交的价值观。宣扬以诚和中日一衣带水的文化渊源，而不知，日本文化其实早已独立于汉文化圈之外了。早在一百多年前，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坦言:日本“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祟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思想和两者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事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所以，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其实，日本人自己认为和中国不一样，而我们固执地坚持中日之间的道德和文化联系，没有从国家之间正常的权利一义务关系去思考。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思想界虽然也有各种形态的“亚州主义”，但主张真诚、朴实的亚州团结、民上族平等互助的思想从未成为影响时政的思想主流。福泽渝吉在《脱亚论》说的很明白，即所谓“我国不可有期待邻国之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之犹豫”。

另外从现实历史的角度出发，关于甲午战争的准备，日本学者中塚明研究表明：“日本从政府到军队，预先就设想了和中国的交战时机并做力量尽可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才断然出兵，而且中日间的交战，至少从1877年开始，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经被构想出来了。”实际上，早在1874年日本征台之际，各种对清作战计划乃至：“支那征讨万敕命”就已经出现了。1877年是何如璋赴日的时间。

再来看一下黄遵宪的驻日期间的唱和活动。在《赴日前而黄氏亦有诗》曰：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
诸公未见靴尖趯，待我扶桑濯足来。
1877年赴日前夕，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挥笔题在自己的半身照片上赠给朋友们的。诗中表达了他希望在出使日本的外交工作中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愿望。但又以“濯足”比喻清除世尘，保持高洁。他是一个优秀的文人，而不可能成为杰出的外交家。因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果无视权力斗争的本质，就陷入自我束缚的陷阱。倡导空泛的道德理想就失去了运用实际的政治规则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基础，更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被动。另外在赴日本的航行途中，他兴奋地赋诗:洁浩天风快送迎，随搓万里赋东征。

使星远耀临三岛，帝泽旁流遍裨瀛。

大鸟扶摇搏水上，神龙首尾挟再行。

冯夷歌舞山灵喜，一路传呼万岁声。
与何一样，缺乏自我正确的认认识。在后期的驻日活动中，他是让人敬仰的文人，而在外交上没有远见的， 1879年12月23日，黄遵宪在致王韬的信中曰:“日本似不足为患。然兄弟之国，急难至此，将何以同御外侮?”在驻日期间对日没有正确的认识，策略只是“兄弟之邦“宣扬友好而已。其歌颂中日友好的诗歌不在少数。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倚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黄遵宪在与宫岛诚一郎和诗中: 

舌难传语笔能通, 笔舌澜翻意未穷。

不作佉卢蟹行字, 一堂酬唱喜同风。

佉卢蟹行字指西方拼音文字,表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拒斥。“一堂唱喜同风”表达的文化上的同根同宗，诗中满蕴温情。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其一）

远泛银河附使舟，眼看沧海正横流。

欲行六国连衡策，来作三山汗漫游，

唐宋以前原旧好，弟兄之政况同仇。

如何既脱区区地，竟有违言为小球。

用“六国连衡策”来说明中日应该联合，后边就追溯中日友好历史悠久，用典《论语》“鲁卫之政，兄弟也”。而后又谴责了日本，竟然为小小的琉球而违背前言。总得希望中日应该友好，共抵外辱的策略。

其五

沧溟此去浩无垠。回首江城意更亲。昔日同舟多敌国，而今四海总比邻。

更行二万三千里，等是东西南北人。独有兴亚一腔血，为君户户染红轮。

钱仲联先生的《人境庐诗草笺注》认为“一腔血”是化用孔尚任《桃花扇》:”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我觉得有商榷之处，其原句为：“

史可法(二犯江儿水)  

皇天列圣 高高呼不省

    阑珊残局 剩俺支撑 奈人心俱瓦崩

    协力少良朋 同心无弟兄

    这江山倒像设着筵席请 哭声祖宗 哭声百姓

    哭的俺一腔血 作泪零

此曲是史可法面对南明小朝廷的悲愤之情，皇帝昏庸，人心涣散，难于独撑。黄遵宪在此处是离别诗，面对的是日本文人，此情此景，不至于悲愤如此。另外，前有“兴亚”两字，这是与黄遵宪的外交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黄氏的《朝鲜策略》中建议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连美国” 这是从亚洲全局来看朝日关系或中日朝关系。黄氏认为，无论中日朝那一国，都同样遭到西方列强的武力叩关或被迫签订不平条约。为改变这种被压迫的状况，中日朝三国必须结成联盟，协力同心，共同抗击西方列强特别是沙俄的侵略，以保自身的安全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为此，黄遵宪反复劝喻朝鲜君臣，应与日本结盟，化敌为友，共御强俄。 此外，1880年3 月，他发起组织了有中日朝三国人士参加的兴亚会，其宗旨是“冀扶黄种保东亚”。最后，从以上的唱和诗歌中亦可体会出，黄氏的外交思想。所以，我认为“一腔血”仅仅是指兴亚的一腔热血。

宫岛诚一郎的记载《养浩堂诗•黄参赞公度君将辞京有留别作七律五篇余与公度交最厚临别不能无黯然销魂强和其韵叙平生以充赠言》:“

渤海初浮星使舟，知君参赞果名流。

五年帷幕纤筹策，万里江山纵胜游。

文酒唯须修旧好，戈矛何敢咏同仇。

明朝又向东洋去，一举鹏传大地毽。

从前面已经知道宫岛诚一郎是间谍，再来看这首诗就觉得很有意思前四句就是恭维之词，到“文酒唯须修旧好，戈矛何敢咏同仇。”就变味了，黄氏一直在主张中日同盟。而宫岛就把友好限定在了“文酒”之中，对于战争就不要说同仇敌忾了。其他和诗就是写赞美之词“夙以文章呼俊豪，连城有价格尤高”“爱过江名士好、翩翩裙屐若神仙”等等。

黄遵宪还有一首和诗，写的莫名其妙。

宫本鸭北索题晃山图即用卷中小野湖山诗韵

地球浑浑周八极，大块郁积多名山，汪洋巨海不知几万里，乃有此岛虱其间，

关东八州特秀出，落落晃山夭半悬。乱峰插云俯水立，怒涛泼地轰雷闻。坐令三百诸侯竭土木，腹民膏血供云烟，下有黑狮白虎踆踆踠踠伏胭下，上有琼楼玉宇高处天风寒，中间一人冕硫拟王者，今古护卫僧官千，呜呼将军主政七百战，唯汝勋业差可观，即今霸图寥落披此，尚足令我开笑颜。古称海上蓬莱方壶圆娇可望不可即曰其然岂其然。
明显的是此诗为题画之作。诗以雄健的诗笔描绘了画幅中雄奇的日光山景色，并叙写了日本德川氏在日光山称霸的史迹，时“即今霸图寥落”的世道沦桑抒发了感慨之情。令人不解的是，当时，日本已经侵我台湾，灭琉球，中国内忧外患，反而感叹日本“霸图寥落”。但从此可看出，黄氏在感情上是把日本看做是同种的，“近代以前，日本是热心的学习汉学，是因为不是把它当做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人的学问。”于是中国人就觉得日本文化是来源于中国文化，甚至以为学习同文者就会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事实说明这只是一种错觉。

     其他的唱和诗以及张斯桂的和诗多为一些应景酬唱之作，就不在此讨论了。 然后，说一下《芝山一笑》，编者石川鸿斋在使团抵日后不久，即慕名前往拜访，成为以文墨与清使相亲的嚆矢。据沈文荧序, 中国使团到东京刚在芝山住下, 知恩院僧人彻定、天德寺僧人义应与汉学者石川鸿斋三人结伴来到中国公使馆拜访。他们拿出自己做的汉诗请予斧正。何如璋、张斯桂等阅评后还回赠了和韵诗，可是在诗中却把和两位僧人一起来的石川鸿斋也误称为“鸿斋大和尚”，闹了一场笑话。此事在日本的汉诗人、汉学者中果然传为趣谈，甚至给石川起了一个绰号叫“假佛印”。何、张两人作诗“解嘲”。石川鸿斋还特地请黄遵宪也补写一首“解嘲诗”。后来，石川鸿斋把这些赠答诗篇汇集成册，题名为《芝山一笑》。这是诗集名字的来源，但秦苏山曰：“此集诗，清使首拈花吟谈，故随和随同，皆舒眉开口，唯有笑而无戚，有喜而无怒，彻头彻尾五一俗气，是其所以为《芝山一笑》也。从内容来看，亦带有唱和的融洽和热情。清泽秀“ 志”说：“清使之与国人以文墨相亲也, 以二僧及先生为嚆矢”其解嘲诗如下：

余初未见石川先生，以其偕彻定来也，和其诗误为僧，做此以解嘲

                           何如璋

访我偕僧侣，疑君净俗缘。新诗推岛佛，妙诀戏坡仙。

呼马何妨马，逃禅总近禅。谁知东海客，愿学仰尼宣。

石川先生偕彻定等三僧同时来访，以诗见赠，并持笺索书，置之高阁，久未裁答。偶一挥毫，忘其僧俗，后接来函，使知其误。因题句答之，聊博一笑。

                            张斯桂

扶桑国里睹嘉宾，僧俗同来一洗尘。踪迹混于欢喜佛，头衔忘却宰官身。

青莲金栗成真果，白傅香山悟夙因。从此东林添话柄，错将衣钵付诗人。

（可咲曰：从正奇入手，颇极变幻之妙，何等才思）

                           （其二）

捧读瑶函笑不禁，拟将一错铸黄金。谬呼名士为开士，漫说文心即佛心。

愧我识韩疏海上，负君访戴到山阴。何当沽取花间酒，扫径重邀屐齿临。

石川鸿斋和曰

                          恭和张阁下玉韵

     丰芦原上接鸿宾，稍喜边陲息战尘。风俗于今怜种发，海东自古少纹身。

     谈经榷史偕幽事，啸月嘲花定旧因。应继王仁崇圣道，诗书千岁化斯人。

                            （其二）

      重赐瑶章感不禁，共惊掷地韵如金。自羞薄技无夸客，窃识虚名有负心。

      阮籍居常多白眼，子猷到处爱青阴。贫家却卜琅玕下，枉脱朝衣为辱临。
此外，还有：

                   步张星使瑶韵，附二律呈梅史沈君

    紫芝山下始逢宾，谈诂佣毫扫砚尘。龙旆高飏留节地，牛衣叨对曳裾身。
    元晖嗜画由娱意，坡老交僧果有因。愿以明公方便力，度来草昧未开人。

                          （其二）

     呵壁问天难自禁，结交空费办囊金。敷文已见航芦客，受法犹羞立雪心。

     十载官游无寸绩，百年事业惜分阴。云间凫舄许来下，扫榻荒庐待客临。

晴斋曰：“寸绩分阴 ，对的妙。”“苏山曰：用航芦、立雪等语，而言其志，乃熏陶佛心者，亦复一笑”。

沈文荧有

                         奉答见赠

求仙曾有君房至，持节新从博望来。欲觅航头蝌蚪字，敷陈谟诰愧无才。

                          （其二）

一笑相逢花药边，豪饮应是李青莲。错将贾岛呼诗佛，只为平生爱说禅。

（前公使和诗，误为僧）

（苏山曰：非贾岛佛，即李谪仙，居士可复无憾。）

黄遵宪亦有诗：

石川先生以张星使之误为僧，来告余曰：近者友人皆呼我为假佛印，愿做一诗以解嘲。因戏成此篇。想阅之者，便当拍掌大笑也。

谓僧为官非秃鹙，谓官为僧非沐猴。为官为僧无不可，呼马应马牛应牛。
先生昨者杖策之，两三老僧共联袂。宽衣博袖将毋同，只少袈裟念珠耳。

师丹固非老善忘，鲁侯亦岂儒为戏？知君迹僧心亦僧，不复拘拘皮相士。

先生闻当喜欲狂，自辩非僧太迂泥。若论转轮三世事，安知后世与前世。

若论普渡一切心，彼亦弟子此弟子。吾闻先达曾戏言，莫如为僧乐且便。

世间快意十八九，只恨酒色须逃褝。入室有妻食有肉，弃冠便作飞行仙。
昨闻大邦布令甲，宗门无用守戒法。周妻何肉两无忌，朝过屠门夕拥妾。

佛如有知亦欢喜，重愿东来度僧牒。溯从佛法初来东，稻目以后争奉崇。

造经千卷塔七级，赐衣百袭粟万钟。帝王且作三宝奴，何况碌碌卑三公。

是时君即欲把臂，佛门锥大僧不容。例君为僧既过誉，君乃辩说何愚蒙。

君既挂冠弃高爵，知君不难错就错。种种短发何必留，不如呼刀便尽削。

芝山左右半莲社，卜邻结伴恣欢谑。他时虎溪共君笑，人误我僧我亦乐。

可咲曰：“呼马呼牛一篇，为僧为俗，皮相见解，一笔扯抹，快哉快哉”

以及王治本

                         戏赠鸿斋先生

前生本自佛国来，后生定入妙乡台。今生翩翩一儒生，好与假佛结吟侪。

儒耶释耶本难定，安知不是罗汉转凡胎。

二、
为石川鸿斋对中国文化热爱的以及对中华人物的倾慕之情。

一、
谨呈钦差大臣何阁下

  使星光彩照仙坛，化洽升平颂治安。千里鸾旗披瑞雾，一双鹢首截洪澜。
  西河不坠何生学，东海犹羞马氏叹。赖仰馀光将乞教，清谈勿惜劳毫端。

                           其二

  锦帆万里破长风，奎运初环及日东。富岳云晴莺始啭，金城春暖雪先融。

  李唐制度今犹变，伊洛高踪渐欲通。恨杀徐生空蹈海，却将遗事辩欧公。

以及与张斯桂的诗中有：

    “扶桑本是同文国，感读康熙御制诗”“海东始接汉家客，疑是微躯在北京”

                         呈公度黄君

     弊政维新张纪纲，唯忧学术属洪荒。黄公今日过蓬岛，捧履吾将效子房。

呈小彭刘君

“奎星渐运照蓬台，始喜天门锁钥开”“知君腹有边韶笥，愧我谈无太叔才“

还有“遥慕中华文物盛，尚欢弱水画船通”“赖见使星赍凤诏，何忧术士听鹃声”“殊邦却是同文字，考订何须劳驿馆”都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人物的仰慕。

此外，使团成员和诗体现对中日文化的展望以及对石川的汉文学修养的赞誉。何如璋和诗：

五云宝盖拥经坛，齐仰弥天释道安。今日黑灰经浩劫，诸公砥柱挽狂澜。

物情迁转随丝染，象法兴衰拊枕叹。山隰榛苓西望处，相期携手碧云端。

     神山遥指快乘风，问俗新来大海东。且喜僧祗逢法显，愧无注义比房融。

     教分儒释源虽异，字溯周秦道本同。衡宇相望还不远，芝房相约访生公。

以及张斯桂的“手持龙节荷恩荣，来到东瀛作客卿。异地尽多香世界，同文赖有楮先生。”“会待刀环齐唱日，楼船安稳返燕京”

刘寿铿的

                        呈石川先生

   一支史笔挟风霜，披卷如薰班马香。（君著《日本外史纂论》，论断精严。余初不识君，读其书，心向往之）。何幸乘楂来胜地，得教接席挹清光。芝兰臭味饶诗句，裙屐酣嬉洽酒觞。愧我书佣今已老，敢将瓦缶畣琳琅。
王治本有

    “相逢何事在天涯，一见曾将肝胆披”“文字源联金石录，到头结契莫嫌迟”

三、
写景咏物诗

                 天德市小集，沈梅史画虞美人草，分韵

                                                      石川鸿斋

     拔山力尽驹将逝，讶见美人留障间。谁识长康毫无力，丹青写的旧时颜。

苏山曰：“尔时余探花字云：红妆曾是侍重华，帐里歌残恨日斜。怜杀美人能殉节，玉魂化作墓前花。”这首诗写的有气势，英雄失意，美人迟暮，但丹青却表现不出来。只是描绘旧时美好而已。

                         王桼园诗

   一掐燕支着雨开，娇颜犹使楚王哀。美人修到梵王院，不复纤纤月下来。

                         沈文荧诗

   娇姿犹似倚阑干，楚帐魂归粉色寒。寂寞精庐逢梵放，客来花作美人看。

此二首写的有些萎靡，有些宫体诗诗的味道。

同何张两星使及诸公泛舟墨水到木母寺

                          石川鸿斋
急雨鸣芦萩，江风荡叶舟。蝶衣初觉冷，时节入新秋。

睡庵曰：此四诗语皆稳顺，不用功夫，自然有佳处。晴庵曰：四诗淡然有味。

何如璋和诗

        一雨涤烦热，清风到小舟。墨江波潋滟，况复是新秋。

                       张斯桂和诗

        观瀑先消暑，归来雨打舟。墨江移短掉，凉意这新秋。

                       廖锡恩和诗

        欲觅清凉界，沿江荡小舟。打蓬天忽雨，送到几分秋。

等等咏物谢静诗，其中还有两首观气球诗，算是用新事物入诗，张斯桂的一首“泰西气球新样巧，轩轩霞举轻鸿毛”然后，对气球的飞翔过程描写“排空御气气腾腾，须曳直上白云乡”，对观察的景物有描写，最后展开想象“听罢霓裳羽衣曲，抱得嫦娥下九重”。栏上注“一朝游戏之笔，为千古不拔文字，正是空中造五凤楼手睛斋段”。有点过誉了，只是对气球的一般描写，加了些诗歌中常用的神话人物而已，思想内容上并无提高。而石川鸿斋的和诗，思想反而更高一筹，把气球与庄子的大鹏相比较，“飘然御风轻于毛”，游遍五湖四海“世界三千尽周遭“。然后，上天入地，力量无穷，能帮人脱离苦海“阿鼻焦热鼎镬里，百千万劫身难起。佛力不比球力大，厌离秽土莫此”。最后，落脚到“我本隐士无远志，何愿皇家粟万钟。若刘阮不还仙地，欲入天台云几重”有一种隐逸的思想。

三、首届使团唱和的意义及影响

以何如璋为代表的首届驻日清朝使团被派往日本，是中日国交的开始，从而使两国人们可以自由的交流，从文化交流层面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唱和活动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但从以上的论证来看出，唱和不仅仅是诗文的切磋，而是具有政治外交的目的。所以，首先要从政治外交的外交的意义来说。

    （一）、政治、外交的意义

     首先，这是身处绝非容易的政治环境中，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做的一种努力，通过诗歌唱和,表达出中国人希望中日友好的愿望，也开辟了民间外交的新方式，这是一次新的尝试。虽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由于对中日之间的差异没有了解，在真正的外交上没能达到目的，但其努力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其次，通过诗歌唱和文笔交流，加深了对日本的历史、政治的了解，以及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如黄遵宪编著《日本国志》得到不少爱好和平的日本友人的帮助如源桂阁、石川鸿斋等。这些经验的获得，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向日本学习，在思想上准备了条件。

（二）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

首先，驻日使团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功绩很大。与始终处于劣势的外交活动相比，在文化交流方面，使团成员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之师而备受礼遇。“明治时代，西洋文学、思想排山而至，是未足奇；新体诗勃兴，亦未足奇；吾所奇者，原以为势必衰亡的汉诗却意外地兴旺繁荣。汉籍传入两千年，从不及明治时代赋诗技巧之发达。”因此，高文汉认为“与日本诗坛名流聚在一起，以文会友，宴饮赋诗，这种面对面的文人交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汉文学的复兴，对促进明治汉文学的繁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次，我认为由于外交的失败，使团人员非常重视结交文人雅士，以期在交友中开创良好的工作环境，打下睦邻友好的基础。这就是诗歌唱和变成一种文化的互动，是“给”与“取”的关系。不在以天朝使臣自居，更多的是讲求同文同种及友谊。对于平等的中日交流奠定了基础，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最后，中日两国官员、文人、民间人士之间也不断聚会或相互宴请，或偕同赏樱、登高对答唱和诗词，留下了大量的诗篇，既是珍贵的文学遗产，又提供了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日本五山文学中的西湖印象
全文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研究生　林瑶

摘要：随着古代中日交流的频繁，西湖也被日本人所了解。到了日本五山时期，西湖深受五山禅僧们喜爱，西湖诗词创作也相继迎来了一个的高潮，五山文学中出现了许多西湖诗歌，通过这些诗可以发现五山僧人对西湖的印象。十里湖、三百六十寺、梅、柳、莲等是禅僧们对西湖的一个大致印象。除此之外，五山僧人们还能出人意料地细数当中著名景观。而林和靖的隐逸事迹更是让僧人钦佩，他们将逃离俗世的心情寄托在林逋所隐居的孤山上，因此西湖也就成了理想的隐逸世界。

关键词：西湖、五山文学、印象、景观、隐逸

一、引言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对最具有江南风韵的两个城市的赞美，这两个城市也都有其各自的代表名胜，苏州拥有精致典雅的园林，而杭州则是因那一汪碧水——西湖而闻名天下。西湖三面环山，中涵碧水，树色葱笼，画桥烟柳，更有三秋桂子、六桥烟柳、九里云松、十里荷花及著名的西湖十景等，春夏秋冬各有景色，晴雨风雪各有情致。如此美景对于醉心于自然风物的日本人来说更是念念不忘。古代日本人获知西湖的途径之一就是文学的传播，自唐宋起，中国出现了大量关于西湖的诗词，9世纪，西湖印象由《白氏文集》带到日本，“湖上春来似图画，乱峰围绕水平铺”、“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等诗句引起了日本文人的注意，贵族笔下开始提及西湖，《元久诗和歌》里的十九首《水乡春望》中就有“杭县风光属镜湖”、“钱塘湖上晚霞薄”、“风绿杭州春柳岸”等句。尽管如此，但从客观上来说收录于《白氏文集》的西湖诗只是初步导入西湖印象，如那首《钱塘湖石记》仅是阐述西湖水利之事，并没有提及西湖之美，日本真真正正倾倒于西湖诗到了13世纪，苏轼与林逋的诗词、“梅妻鹤子”的故事及往来僧侣的记述使得日本人对西湖印象深刻。日本人根据文字资料集及图画创作了不少西湖诗词，这个时期正值五山时期，五山僧人笔下的西湖诗反应了他们对西湖风景的感想。本文将以无数文学作品中西湖诗来介绍当时僧人们对西湖的印象。

二、西湖概貌

（一）十里与三百六十寺

五山僧人对西湖的称呼不外乎两种，西湖，或是从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转变而来的西子湖，但是实际上还有另一个称呼——十里湖。别源圆旨在《送僧回浙兼简天安首座字海藏主》中就写到“六朝城里对明月，十里湖边看早梅。”同样，绝海中津在《钱塘怀古次韵》中也说道“鼓鼙声震三州地，歌舞香消十里湖。”当然，“十里湖”并不能称得上是西湖的名称，在中国西湖被称为武林水、钱塘湖、西子湖，而“十里湖”只是对西湖四周长度的一个概数，源自于“十里西湖”。其他五山僧文稿中有“十里西湖”的诗句，如“十里西湖风光好”（性海灵见《题西湖小草堂图》），“十里西湖一草堂”（义堂周信《莲》）等。而在面积上，义堂周信认为西湖是“万顷之碧”。

西湖三面环山，山上又有数不清的寺庙，在形容这些寺庙时，五山僧就会用到“三百六十”这一数词。景徐周麟所写西湖诗中便有四次提及这一词“笔端缩地是神品，多少僧庐多少山。三百六十连水面，秋冬春夏换孱颜”（《西湖图》）、“西湖三百六十寺，涵影水皆含月时”（《梅溪》）、“湖上一年中雨晴，寺三百六十吟行”（《画轴》）、“庵三百六十湖边，一日一游终一年”（《题西湖》）。西湖边上有确实有大量的院，至于当实中西湖边上有多少寺院具体数据并不清楚，特别是中国“五山十刹”中的灵隐寺、净慈寺、中天竺寺、上天竺寺、下天竺寺、集庆寺、普福寺等也都聚集此地，西湖在作为一处胜景的同时，宗教气息浓厚。从“三百六十”这一数字中可以明白在五山僧眼中西湖周边寺院林立，颇为壮观。

（二）梅·柳·莲

五山僧人在描写西湖时少不了会将笔墨分给花草植树，给西湖增添花红柳绿的印象，当中出现最多的三个是梅花、柳树、荷花。

说起梅花就不得不说到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故事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令五山禅僧印象深刻，梅花也就成了他们笔下提而又提的美景。景徐周麟在西湖梅花的数量上他给出的答案是“西湖湖上种梅千树”（《梅庄字说》）、“西湖缩地梅千树，一段清香凝不留”（《扇面》），西胤俊承也认为“西湖千树飘零画”（《折枝梅花》），给人感觉是西湖红英缤纷，冷香四溢。当然另外僧人会根据诗意和自己感受说到“一枝临水野梅花”（义堂周信《题扇面四十二首》）“门有寒梅数树花”（愕隐慧奯《西湖放鹤图》），但不管怎么样，梅花是不可缺少的，正如景徐周麟《便面》所写的一样：“西湖三处今何处，山似孤山只欠梅”，中国有三处西湖名声较大，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而眼前的西湖图画的是哪处的西湖，山看起来像孤山但却没有梅花，可见对于五山禅僧来说要是没有了梅花孤山便不是孤山，西湖也就成不了西湖。

“苏公堤畔柳藏径，和靖宅前梅卧湾”（景徐周麟《西湖图》）西湖除了林和靖宅前的梅花外还有苏堤上的柳树，而那多到能将道路掩藏的柳树是禅僧们对西湖另一个印象。这些五山僧人大多会将柳与梅并列提出“梅花隔岸孤山寺，柳色藏舟霅水春”（铁舟德济《送偆侍者之太元》）“柳色野桥畔，梅华湖水滨”（惟忠通恕《西湖小景武衞源公砚盖》），苏堤的柳及孤山的梅是西湖的两道风景线。在对柳树的形容上，别源圆旨在《送僧之江南》中说“十里湖边苏公堤，翠柳青烟杂细雨”，古劒妙快在《春江》也如此描写“西湖垂柳万条烟”，这两句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江南烟雨，西子湖畔，烟柳青青，翩翩起舞。

“曲院风荷”是西湖十景之一，到了夏天满湖翠影，万点荷红，整个西湖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如此极负盛名的佳景在日本五山文学中自然也是不可少的。“亭亭抽水清于碧，片片泛波轻似舟”（性海灵见《莲》）“禅馀白发对红蕖，十里香风水一壶”（古劒妙快《瓶莲华》）“淡扫西湖千顷碧，荷风六月袭人来”“五月照人莲似霞，汀州雨过水之涯。参寥幸识西湖长，结社如何不约花”（景徐周麟《藕花汀州图》）等诗句都是赞美西湖那一湖亭亭玉立的荷花，莲叶青碧，莲华如玉似霞，清风徐来莲香扑鼻，馨香数里。

综上所述，对于远在海之东的日本五山僧人来说，西湖有万顷之碧，十里之长，四周山寺众多，孤山梅花如云，苏堤柳色如烟，湖中莲华如霞，一派江南风光，人间天堂。难怪不少僧人曾梦游西湖，别源圆旨更是感叹“我欲重游是何年，送人只得空追慕”。

三、西湖景观

除了大致的西湖面貌外，五山僧人还提到了西湖其它细致的东西——西湖景观。除去上文已提及的孤山、苏堤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六桥。“十里西湖风景好，六桥烟雨忆曾游”（性海灵见《莲》）诗人曾亲游西湖，至今都忘不了六桥那绵绵烟雨。中岩圆月也写到“咏苏柳寻逋梅迷六桥烟雨”（《无梦住东福江湖疏并序》），可见他对六桥烟雨极为向往。六桥不但烟雨如画，杨柳也是极好的。明极楚俊在《送能侍者回钱塘》一诗中就对六桥表示眷恋之情：“六桥杨柳烦君看，依旧青青不改么”。

另外，西湖的象征——断桥，这也是五山僧人笔下的西湖景观。“断桥西岸两三家，斜插风旗槿树笆”（明极楚俊《途中书所见》），“点检梅花何处早，帽担斜倚断桥旁”（惟忠通恕《野桥梅雪图为成侍者赋》）。

西湖三面环山，没有西湖周边苍翠的群山，就没有西湖的美。无论是湖中的孤山还是旁边的南屏山、天目山、径山等无一不是林泉秀美、葱茏清静。而五山僧对西湖的了解也是颇为细致，字里行间谈到了不少名山，首推为径山。径山作为一座佛山，名声远播，而径山寺在嘉定年间又被定位“五山十刹”之首，更是让僧人们向往。五山文学中有不少以“（送）某某参径山”为题的诗，比如清拙正澄的《瑞维那参径山》，“双径炉中文武火，冷燄重然烹佛祖。衲僧四海尽来奔，万指林林肃麒虎。南来北来谁可知，上载下载深观机。蛟龙窟宅迷夜且，闪电霹雳飞相追。贬上眉毛十万里，八骏奔驰休拟拟。三月桃花雪浪高，趂取春雷下烧尾。”这首诗提到了径山的东西两径，龙鼻喷泉等景观，描画了一座山势秀美、优雅雄伟的僧侣朝拜之地。

    对于禅僧而言，西湖另一座山——南屏也不陌生。“南屏到眼横翠黛”（《谢惠青瓷香庐并序》），这是中岩圆月对南屏山的印象，青山如黛。清拙正澄在《囦维那之净慈》写道：“虎溪上大鸣犍稚，南屏山把在手里。集云下高捧钵盂，西子湖擎在掌中。”既提到了南屏山也说到了虎跑泉。而他的另一句“西子平湖沉古月，永元乔木锁寒云”（《和韵题佛心先师墨蹟后》），则是很明显在说“平湖秋月”这一景观。另一首诗别源圆旨之《送僧之江南》也提及了不少西湖景观“（前略）高峰南北法王家，朱楼白塔出云雾。雪屋银山钱塘潮，百万人家回首顾。南音北语惊叹奇，吴越帆飞西兴渡。（后略）”高峰南北即指的是南高峰和北高峰，也就是现在西湖十景之一的双峰插云，此外还描写了汹涌澎湃的钱塘潮及西兴渡这个渡口。

除了较闻名的景观外，五山僧人还提到不少鲜为人知的地方。像玛瑙坡，据《西湖游览志》记载：玛瑙坡，在孤山之东。碎石文莹，若玛瑙然，人多采之以镌图篆。
龙湫周泽“早梅雪后东山晓，梦入西湖玛瑙坡”（《和韵贺建仁首座巨鼈峰》），由此可见，玛瑙坡对于龙湫周泽来说是个魂牵梦绕的地方。此外还有一地，笔者并无在国内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那就是永元。惠凤翺之在《钱天与老人入大明国序》中指出，“南屏有庐曰永元，先佛心之甘棠也。”由此可推出，永元是一座庐舍的名字，位于南屏山，且与甘棠这一落叶乔木有关。再者，清拙正澄也在曾提及永元，“永元乔木侵天碧，况有宗门瑞世麟”（《再韵酬太虚藏主》）“西子平湖沉古月，永元乔木锁寒云”（《和韵题佛心先师墨蹟后》）。景徐周麟在《梅溪》中也说到永元，“（前略）盖字取诸此，而意在祝乎彼故家乔木，深根于南屏永元之土，而布荫于东海之外者者，久昌昌而已矣。乔木谓何，梅花是也。（后略）”由上文前两句诗文可知，永元的乔木独具特色，高大葱绿。但根据第三句诗文又可知晓此乔木便是梅花树，这与惠凤翺之所指的有出入。

四、西湖的隐逸印象

从上文所举的诗例中不难发现，孤山、梅花等字眼，此外还有鹤、和靖、逋仙等，这些词都与林逋有关，且在五山文学中频繁出现。林逋（967—1028），字君复，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自甘贫困，勿趋荣利。及长，漫游江淮，四十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此后二十余年不足及城市。林逋隐居孤山后，在孤山植梅蓄鹤，且一生未婚，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故有“梅妻鹤子”之说。死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而当时的日本五山僧人文化程度较高，可参与国家政事，因此不少僧人在研究汉文学同时更希望能凭借学识获得入世机会，以至于真正潜心参禅悟道的僧侣数量不多。而以反对五山十刹入世、追求隐逸生活的绝海中津为首，五山僧人通过赞扬林和靖来给追名逐利的僧人一个警示。以下将介绍当中几首诗歌。

绝海中津《和靖旧宅》，“雪霁孤山鹤未回，荒凉旧宅数枝梅。先生高风不可见，得见梅花可矣哉。”

景徐周麟《画轴和靖》，“精爽西湖雪后天，敕童磨砚坐梅边。须知五色炼余石，又补遗花三百篇。”

西胤俊承《西湖晴雪图》，“一幅新图湖南开，碧波晴雪共悠哉。只今谁是梅花主，鹤与逋仙去不回。”

惟忠通恕《题画》，“老步扶笻湖水阴，山童野鹤可幽寻。古来争裳梅花好，难得逋仙两吟句。”

惟忠通恕《西湖小景武卫源公研盖》，“柳色野桥畔，梅华湖水滨。逋仙银不尽，留作翰林春。”

惠凤翺之《题山水小景》，“我曾湖上问逋仙，的皪梅花一粲然。今日披图三叹处，楼台仿佛六桥前。”

五山文学中还有很多与林逋相关的诗词，这类诗或描写了林逋安贫乐道的隐居生活，或赞扬他高风亮节的品行，或想象其乘鹤羽化飞仙，或刻画他咏梅爱梅的形象，但也描绘了景致如画的西湖。而当美不胜收的西湖与林逋同置一处时，西湖自然而然地多了几分超然脱俗之味。孤山，闻其名便知此乃湖中一孤峙之岛，远离尘嚣；梅，傲立严寒别具惠韵，纵使饱经风霜却依旧是一身正气一段冷香，高洁孤傲；鹤，形态美丽，仙风道骨，性情高雅，翩翩然有君子之风。以上三要素堆砌了一个世外桃源之地，令五山僧人心驰神往。

五、结语

由上所述，通过列举日本五山文学中有关西湖的诗句，可很容易明白五山僧人对西湖的了解程度。西湖十里之长，万顷之碧，四周围绕着三百六十寺，梅、柳、莲则是西湖不可缺少的三要素。除了这大致概貌，对于苏堤、孤山、六桥、断桥、南屏山、径山、玛瑙坡、平湖秋月、双峰插云等景观，僧人们可信手拈来，一一列举，这不得不让人惊讶五山僧人能对西湖了解程度竟可到达如此细致的地步。西湖风景如画、美不胜收，着实令僧人们喜爱。再者，14世纪，五山禅僧趋于世俗化，而林逋的隐逸行为和超凡脱俗的高洁品行可给人以警醒，反对入世的日本禅僧便把“梅”、“鹤”等要素上升为脱俗的象征，将逃离俗世的心情寄托在林逋所隐居的西湖孤山上，因此西湖也就成了理想的隐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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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西湖意象考
全文
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 潘晓颖

提 要： 西湖犹如在人间天堂里的一颗明珠，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们留下众多赞美的诗文佳作。西湖的暖风也迷醉了来杭游历的日本人，在他们的心目中，西湖已化为某些意象：既是一轴清幽淡雅的江南山水图，也是一方远离世俗喧嚣的净土，更是一个豪情满腔、忠肝义胆的英雄，一个蕴含宗教、历史、文化的藏宝地。本文以8篇近代日本人的西湖游记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中提炼出这些意象，并加以分析。
关键词： 近代 日本人 游记 西湖意象

一、近代日本人的来华游记及其研究概况
  （一）近代日本人大批来华的背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且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而此时的清政府却由于腐败无能逐渐走向衰落，逐渐沦为列强瓜分、统治中国的工具。日本人看到中国积贫积弱的实际情况，又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实用性，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再靠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过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在师学西方的同时，同样关注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希望获得更多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以及社会生活的信息，从中国的战争失利中思考日本的前途和命运，并且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更加丰富、详尽的资料。自中日订约建交开始，前往中国的日本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这些组织或个人的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来观光旅游，有的是来调查侦探、收集情报，有的是来求学或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的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亲身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书、地志、诗文等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已公开发行，有的尚未正式发表，有的归入秘藏档案。以上这些我们统称为游记。[
]
在这些游记中，有的内容比较肤浅，有的甚至是作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偏见和谬误甚多。但其中也有许多颇有价值者；作者记录了自己外出旅游的兴奋心情，描摹中国的山川胜景，抒写旅途中的艰辛劳顿，记录晚清中国的社会面貌，内容丰富，附加自己的诗作，具有抒情性，更体现了创作者的个人色彩。阅读这些游记，不难发现，被称作“人间天堂”的杭州，尤其是杭州西湖，是来华日本人必游之地，他们在游记中对西湖美景的描写和溢美之词占据了不小的篇幅。

（二）来华游记的研究概况
在笔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目前国内外对于这些游记的研究多集中于整理上。如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的东洋文库，于1980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收藏了明治、大正、昭和个时期逾400种中国游记。日本游摩尼书房于1997年出版了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木明治中国闻见录集成》、《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共40卷，收录了淸末民初的中国游记65种。2007年日本女子大学张明杰教授主编的《近代日本人游记》系列丛书出版。另外，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的《西湖文献集成》第30册，对近代外国人游记中有关于西湖的部分做了整理与汇总。

从游记出发，研究有关于西湖的文化、历史等，国内外的研究并不多见。郭海萍（山西大学）的硕士论文《幕末明治游清日人汉诗中的晚清中国形象》，以幕末到明治初期日本人游记中描写西湖的汉诗为研究对象，总结出西湖在当时来华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西湖美景的赞美、热爱之情。但以游记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并在其中提炼出西湖在来华日本人心目中的意象，在国内外尚似未见。笔者认为，此研究可以厘清传播至日本的西湖意象的丰富含义，并且可以成为西湖这一文化意象传播研究的基础。因此，笔者从《西湖文献集成》第30册中选取增根俊虎的《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教学参议部的《清国巡游志》，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冈千仞的《观光纪游》，股野琢的《苇杭游记》以及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近代日本人游记8篇，分析统计日本游者在杭州的行程以及游玩景点；从他们对景点的描写、感悟以及创作的诗文中，提炼出西湖在这些日本人心目中的意象，并加以分析。
二、来华日本人眼中的西湖胜景
西湖十景不仅仅在国内知名度很高，其湖光山色在日本人心目中更是不可比拟的胜景。增根俊虎在《北中国纪行》中写道：

终于到了西湖！此湖举世闻名，是清国五湖之一，水光山色自不待言。其春夏秋冬四季之变迁，光景也随之变化，可谓绝美绝奇，文人不能成章，画工不能挥毫。[
]
在《清国漫游志》中，也用“水光山容，应接不暇，又非秃笔所能形容。”[
]，来表达自己初见西湖时的心情。可见，在他看来，西湖的景色已经超过了笔墨所可以描绘的范围。芥川龙之介在形容西湖的夜景时这样描绘道：

这当儿，一片薄明的水面见见显现在我们面前。啊，西湖！我在这一瞬之间才真正感觉到此乃西湖。从空中云层的裂缝里，流泻下一片幅度不宽的，瀑布一般的月光，照射在茫茫烟波之上。那斜斜横穿于水面的，该是苏堤或白堤吧。堤上有个隆起的三角形，那是有名的断桥。这美丽的银色与黑色，毕竟是日本所无法见到的。卧在左摇右晃的人力车上，不由地坐直了身子，定定地注视着眼前的西湖，并为它的美丽久久出神。[
]
芥川抱着对中国文化的憧憬来到中国，看到了在日本所见不到的西湖，被它的美景所深深地吸引，他描绘的西湖美景，如诗如画。冈千仞写道：“舟行湖心，恍然为在画中之念。西湖之为胜地，天下所艳称，而余以闲散书生，万里一游，真知湖山胜缘不浅矣。”[
]他热情描摹来西湖之胜景，认为是天下美景所不能比拟的，并表达出自己有幸一览的喜悦之情。

笔者根据游记中提到和描写的景点，总结梳理出近代来杭日本人游历各景点的次数，统计结果如下。[
]
	景点名称
	近代日人到访过的次数

	西湖十景（自然景观）
	

	三潭印月
	4次

	断桥残雪
	3次

	平湖秋月
	

	曲院风荷
	2次

	花港观鱼
	

	南屏晚钟
	

	雷峰夕照
	

	苏堤春晓
	1次

	柳浪闻莺
	

	双峰插云
	0次

	其他景点（人文景观）
	

	岳王庙
	6次

	苏小小祠
	5次

	林和靖故居
	

	灵隐寺
	4次

	白堤
	3次

	俞楼
	

	文澜阁
	

	秋瑾墓
	2次

	玉泉观鱼
	

	钱王祠、西泠桥、蚕学馆、孤山寺、湖心亭、刘典、蒋益澧二氏祠、凤林寺、康熙帝行宫、朱子庙、冯小青墓、竹素园、吴山、蚕学馆
	1次


分析以上表格，结合阅读他们的游记，笔者发现，早就名扬海外的西湖自然景观，三潭印月、断桥和平湖秋月是他们描写最多的自然景致；那些人文景观如岳王庙、苏小小墓、林和靖故居、俞樾故居、灵隐寺、文澜阁等似乎也很受当时日本人的欢迎。他们对西湖十景赞美有加，赋诗歌颂，更对这些历史人物加以凭吊，赞叹不已。

三、游记中的西湖意象

结合这几篇游记中的描写及上表的统计与分析，笔者从这8篇游记中，提炼出西湖在当时来华日本人心目中的几个意象。

（一）一轴清幽淡雅的江南山水图
    雨后的西湖，附近的山麓烟雾缭绕，为秀美的湖山景色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在这些日本人笔下，一湾碧波荡漾的湖水，周围环抱的青山，薄烟淡雾之中的柳枝，与泛舟湖上的游人，形成一幅清幽淡雅的江南山水图。

前行数百米，来到一家名为“平湖秋月”的楼阁休息。凭栏四望，城墙如长蛇，临湖逶迤，湖水忙忙，北狭南宽，含吞山麓。其中有枯芦萎荻，有北归鸿雁翩翩而飞，有曳网渔人归于落日暮风中。如此情景，实在是幽雅可爱。[
]北归的鸿雁，拽网而归的渔人，都已经定格在了这幅画中。傍晚时分，氤氲的雾气，落日余晖，将鸿雁与渔人投影到如镜的湖面，远处的山麓与湖面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山与水，水与山，此情此景此画，融为一体。
老怀随处赋悠悠，名境俊游三日留。
月榭夕凭晴好栏，柳堤秋放于奇舟。

云摇峰影塔将倒，树立水心亭似浮。

满目湖山皆画趣，如斯绝胜倩谁收。[
]
    这是股野琢在晴好之日凭栏赏湖，所写的一首诗。山峰，宝塔，亭台和云朵，都倒映在湖面中，平静的湖水也成了一幅画。满目湖山皆包含画趣，如此绝胜的景色，画匠也难以描摹。
（二）一方远离世俗喧嚣的净土
江南名妓苏小小，才貌出众，诗才横溢，寄情于西湖山水，淡泊名利。她不选择“老大嫁作商人妇”，而是敢爱敢恨，率性而为，自在而行，不掩饰压抑自己，不勉强屈从别人，山水风流，潇洒自然，乐在其中。十九岁香消玉殒，埋葬在西湖边，有名联“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形容其高洁的品质。苏小小隐居于西湖，死后也埋葬于此，可以说她的一生都与西湖山水紧密相连。从游记中统计，的日本人造访她的墓有5次，游记中描写她身世或摘录其祠内楹联诗句的篇幅也不小。日本人何以对一个江南妓女如此感兴趣？在笔者看来，应该是由于其高洁的品质和她不为权贵、财富所动的性格。这些日本人有的凭吊她的身世，扼腕叹息：

湖上风光今始经，满眸垂柳未悬青。

佳人不见孤坟畔，悲鸟啼迷西泠亭。[
]
有的歌颂她寄情于山水，赞叹她的气节：

江南佳丽，托迹于此湖山，为几多时人所吟咏，流芳千古，不知是何幸载[
]
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性格恬淡孤高，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梅妻鹤子”之美誉传遍天下。林和靖故居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在近代日本人的来杭游记中，多次提到林和靖和其儿之墓、林和靖故居、放鹤亭等。他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在日本也负有盛名，股野琢模仿此句赋诗赞美他:
风拂仙姿月写神，暗香疏影几千春。
休言处士有儿墓，仍是梅妻鹤子人。[
]
苏小小和林和靖都葬身于西湖，身前都寄情于西湖山水，过着隐逸的生活。二人的性格志趣也都在山水、诗文当中，不问世间俗事。这些来杭日人不仅仅是歌颂他们隐居过的山林景色，更是敬佩他们高尚的品质，不为尘世喧嚣所动的心境。此时，西湖已经化为一片远离尘世喧嚣的净土，融入了日本人的心目中。
（三）一位豪情满腔、忠肝义胆的英雄

秦桧跪像背后，岳飞墓阙上的楹联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几乎每一个到过杭州西湖的日本人，都会去岳王庙。岳飞的身世，精忠报国的事迹，秦桧的奸诈作为，在游记中都有详尽的叙述。每篇游记关于岳庙的叙述大致相同。可见，岳飞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岳王庙不仅是西湖景致的一部分，更是西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湖是一位秀美、灵动的女子；有了岳飞的西湖，又增加了仰天长啸的恢弘气势。此时的西湖，柔中带刚，是一位豪情满腔、忠肝义胆的英雄。
（四）一个蕴含宗教、历史、文化的藏宝地
仔细阅读这些游记可以发现，灵隐寺作为著名的佛教寺院，也是当时来杭日人喜爱游览的地方，他们的笔墨着重描写寺院中的自然景致。另外，净慈寺也备受日本人的青睐。净慈寺因十景中的“南屏晚钟”而出名。增根俊虎在《北中国纪行中》记载：

名叫悟彻的大僧说，以前有日本僧人来留学，来杭州的日本人必定造访此寺。此寺院开基于宋朝末年，后高丽王曾来兹修佛法，为杭州第一名寺。各州僧侣来集常不下六百余人，香烟无绝时，诵经无休日[
]
可见，在日本人心目中，拥有灵隐、净慈两大寺院的西湖，不仅仅是游历风景、古迹的地方，更是佛教圣地。
文澜阁在西湖孤山南麓。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 

小船绕过邸宅之后，颇感意外的是，出现了一座建造的颇为典雅的三层楼房。不仅临水而建的大门不错，而且大门左右并排摆放的石狮也很美。心想，这是何许人的府邸呢？原来这就是乾隆皇帝行宫的遗址，大名鼎鼎的文澜阁。这里与金山寺的文宗阁（镇江）、大观堂的文汇阁（扬州）一起，各藏有一部《四库全书》。[
] 

这是芥川在《中国文明记》中对文澜阁的描写。只可惜他到访的时候，文澜阁不对外开放。相比之下，宇野哲人就幸运的多，他进入文澜阁，并一览其中的藏书：“翌日，与藤井君再至文澜阁。于朱氏引导下得以遍览阁中之所藏。”[
]
由此可见，藏有《四库全书》并且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得以幸存的文澜阁，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西湖之美，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自然景观，秀美的湖光山色，更加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人文气息。
在这里，西湖成了一座蕴含着各种历史文化宝藏的宝地。它是佛教文化的重地，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聚宝盆。

以上8篇近代日本人的西湖游记，出自于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日本人:有军人、作家、学者，也有官僚和政治家。游记记录了他们来杭州的观光路线，描写了沿路的风光景色，抒发了当时的心情。他们来华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为日本扩张政策而准备的中国社会的调查报告，有的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有的希望通过对中国的社会的观察来思考日本的前途和命运。但有一点共同点：热爱西湖风光，写下赞美西湖的诗文。西湖在日本人心目中不只是静态的景区，更是动态的意象。这些意象内容丰富，是西湖文化域外传播的绝佳例证。此外，这些游记也是我们了解近代中国、中日交流的重要史料。对于西湖意象的形成以及传播至域外过程和结果的分析，本文篇幅有限，未能详尽论述，这将成为笔者今后着力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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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五山禅僧诗文中的“西施”
——以“五山文学”为中心
全文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 硕士研究生 姚晶晶

提要：随着唐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开始不断地出现大量中国的人、事、物。中国文学作品所创造的“西施”形象也随着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得以流传发展。尤其是南宋时五山十刹制度的建立，我国禅宗文化盛行并影响日本。因此，在中国禅宗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仿效我国的五山十刹制度，还迎来了汉文学的一个创作高峰——“五山文学”。本文试图立足于中日禅宗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首先介绍“西施”传说及其文学形象的确立，然后以“西施”文学形象东传日本为线索，再将《五山文学全集》中与这一文学形象相关的五山禅僧及其诗文作为研究对象，探析他们体现出的中日文化交流特点。
关键词：五山文学   禅僧诗文   文学形象   西子湖   西施
五山十刹制度是中国南宋时期建立的官寺制度。五山十刹及其这一制度的存在极大地便利了禅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也为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载体。伴随着禅宗文化的东传,五山十刹制度也被日本效仿,在日本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官办禅寺制度。日本五山十刹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日本文化史上一个新时代——五山文化时代”，“这一时代最基本的特点是，世俗文化归于佛门僧侣阶级。”一般说来，“在日本，五山制度开始于镰仓末期，而完备于室町时期。”那么，这一时代的文化典型代表就是五山文学。

首先，“五山文学”一词最早由北村泽吉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提出，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是概指日本五山十刹的禅林文学。首先定义“五山文学”的人是上村观光。他在完成于明治三十八年的《五山文学小史》中认为，五山文学是指镰仓时代末期至整个室町时代，五山禅僧创作的文学，内容包括汉诗、汉文、日记、随笔等。之后，五山文学的概念在日本学界被广泛使用，但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另外，中国学界对于“五山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也比较普遍，可是，对其定义并不统一。因此，大多数中国学者并未对五山文学做严格的定义，只是认为，五山文学是以五山僧侣为主创作的汉文学。
本文所探析的“五山文学”是以日本学者上村观光先生所编《五山文学全集》中的诗文为主要研究对象。众所周知，日本汉文学的源头是中国。中国的五山十刹本身就是名僧云集之所,禅学发达之地。赴日传教的中国高僧绝大部分出自五山十刹,而来华学佛取经的日本高僧也大多巡礼于中国的五山十刹。所以在日本五山文学中自然有诸如“屈原”、“林和靖”、“西湖”等中国特色的人物或地名的出现，其中四大美人之首的“西施”也不例外。 
一、 简述“西施”传说及其文学形象

西施，本名施夷光，春秋末期越国（浙江诸暨一带）人，又称西子，是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施夷光世居诸暨苎萝山下苎萝村，苎萝有东西二村，夷光居于西村，故名西施。西施天生丽质，禀赋绝伦，时值越国称臣于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意谋复国。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朝政，后吴国终被越王勾践所灭。可以说，西施为越国灭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表现了一个爱国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那么，关于“西施”的文献记载，现选列几则较早的材料如下：

（一）《墨子·亲士》：“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墨子，春秋战国之际小邾国人，约生于公元前468年，约卒于公元前376年。此处引用“西施”，侧重于表述西施因为其美貌而终究落得沉湖而亡的悲惨结局。

（二）《九章·惜往日》：“虽有西施之美容兮，馋妬入以自代。”屈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约生于公元前339年，约卒于公元前278年。众所周知，屈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诗人，却因遭他人嫉妒排挤，流放时期开始文学创作。这里他以“西施”“美容”比喻自己因为优秀才干而为他人所嫉妒。

（三）《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庄子，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又说今河南省民权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这里是“东施效颦”这一典故的出处。

（四）《孟子·离娄下》：“西子蒙不洁，则人掩鼻而过之。”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约卒于公元前289年。此处的“西子”当是指西施。

从上述资料分析可见，“西施”又称“西子”，她作为古代杰出美女代表，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于是也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由于西施自身具有的传奇色彩，使其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被历代文人骚客吟咏唱和。

二、“西施”文学形象东传日本

诚然，由于创作文学作品的需要，文学形象当然具有一定的可塑性，那么，“西施”的文学形象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后世的诗文创作中，诗人们常有吟咏西施的作品，尤以唐宋诗词居多，“西施”的文学形象在诗文中自然也就各不相同。无论是李白的《西施》、王维的《西施咏》，还是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等，他们或是仰慕“西施”倾城美貌，以其艳冠群芳而自喻优秀才能，彰显出诗人的自信；或是感叹她的跌宕人生，暗讽人生浮沉全凭际遇，昭示着世态的炎凉；或是借“西施”这一形象比喻他物等，这些都是在国内诗文创作中的“西施”形象。当然“西施”的形象在唐宋诗词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赘述了。

唐朝时日本的遣唐使就源源不断地吸收和借鉴中国文化，其中主要的媒介当然是遣唐使所带回日本的大量书籍。这些书籍不仅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是承载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工具，更不用说它们对日本人的社会生活甚至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仅仅从当时的日本社会上以及后世对唐代诗人白居易文集的追捧，也可以想象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

因此，中国文学作品所创造的“西施”形象自然也在日本得以流传发展。它不仅仅出现在日本人创作的汉文学作品中，甚至还对和歌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平安时期，在成书于公元893年的日本私撰和歌集《新选万叶集》（又称《菅家万叶集》）中就出现了“西施”。由此可见，“西施” 这一文学形象已经深入到日本文化当中，还逐渐被后世的日本人应用于汉文学作品的创作。所以，在高度吸收中国禅宗文化后，日本僧侣创造的五山文学中也可以看到“西施”这一文学形象所留下的痕迹。

三、五山禅僧诗文中的“西施”

说起“五山文学”中的“西施”的形象，则不得不提到西湖了。西湖古称武林水、钱塘江、西子湖。此外，前文提及我国北宋时期著名诗人苏轼的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中便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佳句。由此可见，这“西子”与“西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似乎两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达到了合二为一的效果。

另外，从日本禅僧对西湖的喜爱程度来看，笔者推断他们对“西子”即“西施”应当不会陌生，至少有所耳闻。所以，五山禅僧的诗文作品中或多或少会提到“西施”这一人物形象。那么，据笔者粗略统计，在《五山文学全集》（共四卷）中，提到“西子”的共九处，其中含五处为“西子湖”，可见日本禅僧对“西子湖”情有独钟，也对“西子”与“西湖”的关联了然于心。

此外，根据笔者的统计，在《五山文学全集》里明确提到“西施”的共八处。那么，笔者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些五山禅僧，并罗列出具体的诗文内容，整理分析在他们笔下的“西施”形象。

（一）清拙正澄（1274-1339）

临济宗大鉴派，法讳正澄，道号清拙。原为我国福建连江人，俗姓刘氏，嗣法愚极至慧。初为月江正印俗缘之弟，后就福州报恩寺月溪绍圆出家，旋赴浙江寻访名师，参学于净慈寺愚极至慧和方山文宝、灵隐寺虎岩净伏、阿育王寺东岩净日等，住持袁州鸡足山、松江真净寺。元泰定三年（1326）六月，应日本月山友桂专程礼聘，携弟子永镇泛海东渡，历住建长寺、净智寺、圆觉寺、建仁寺、南禅寺等，往来于京都与镰仓，被奉为日本禅宗领袖。着有《清拙和尚语录》两卷，《禅居集》、《杂著》、《大鉴清规》各一卷。

《禅居集》收录清拙正澄在中国时所作诗文，《杂著》则为赴日后的作品集。清拙正澄驻锡西湖畔的净慈寺甚久，故诗文中多提及西湖景观。所以，在清拙正澄的《禅居集》中多次提到“西子湖”，例如：《囦维那之净慈》、《寰侍者之淛》、《净慈东阳首座 再参仰山 复归浙省母》等。

在《禅居集》中收录的《和韵题佛心先师墨迹后》云：“西子平湖沈古月。永元乔木锁寒云。天涯海角看遗墨。一片恩光两地分。”此处的“西子平湖”也多半为“西湖”即“西子湖”。由此可见，他对西子湖的感情颇深。虽然，他的诗文中没有明确提及“西施”，无从判断他笔下“西施”的具体形象。但是，他原本就是中国人，况且在浙江生活的时间也不短，必定对“西施” 传说也会有所耳闻。因此，在他东渡日本后，如若再次回忆起“西湖”，那么谈论它的美丽形象自然也会提及“西子”即“西施”吧！

（二）龙泉令淬（？—1364）

临济宗圣一派，法讳令淬，道号龙泉。俗缘为后醍醐天皇的皇子。龙泉自幼在京都东福寺即为虎关师炼的入室僧童，之后跟随虎关剃度出家，并且在伊势本觉寺、南禅寺济北庵、山城圆通寺、同国楞伽寺、同国三圣寺等各处寺院随侍于虎关，不久之后即继承了法嗣，成为虎关最得意的弟子。之后入住山城楞伽寺、三圣寺、尾张真福寺，延文五年（1360）从山城圆通寺升为筑前承天寺（十刹）（第二十五世）的住持，几年之后，贞治三年（1364）八月二十八日，升为京都万寿寺（五山）（第三十二世）的住持，不久之后成为东福寺海藏院塔主。贞治四年（1364）十二月十一日，在海藏院圆寂。著有诗文集《松山集》，其亲笔文稿三卷二册，现存于东福寺灵源院。

在《松山集》里有《东湖》诗云：

潋滟水光吞碧天，一竿泛月贺家船。

古菱不照西施面，人与白鸥相对眠。
这首七言绝句的吟咏对象当是“东湖”。诗文中“贺家船”与“西施面”相对应。据《新唐书·隐逸传·贺知章》可知“知章晚节尤诞放，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贺家”本指“贺知章晚年在镜湖的居处，后亦泛指高人隐士之家”，而“西施”则如前文所述，泛指美女。对照我国著名诗人苏轼赞咏“西湖”的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龙泉令淬模仿并加以创新，赞美“东湖”。可见诗人熟知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并且善于运用相关典故，整首诗的意境十分清逸，让人不禁感叹此“东湖”之美堪比“西湖”。

（三）别源圆旨(1294—1364),

曹洞宗宏智派，法讳圆旨，道号别源，别号纵性。日本越前(今属福井县)人。十六岁时出家受戒，师承宋僧东明慧日。元应二年(1320)入元,参谒金陵凤台山保宁寺古林清茂、明州天童寺云外云岫、杭州天目山中峰明本、嘉兴本觉寺灵石如芝、天台华顶寺无见先覩等，访师求学达十年，至顺元年(1330)回日本,为足羽弘祥寺的开山，后来还开创了善应寺和吉祥寺，驻锡肥厚寿胜寺、山城真如寺等。在元时所著诗偈集《南游集》,归国后着诗偈集《东归集》，各一卷。《东归集》中提及“西施” 的一诗为《题樱花》：

名压群花颜色稀，梅惭太痩海棠肥。

淡红微上玉人颊，洁白妆成羽客衣。

遥认雪残犹未尽，近看云簇不曾飞。

预愁夜雨洗捋去，又怕春风吹得归。

游赏纷纷倾合国，访寻剥剥扣幽扉。

当时若使吴王见，西施应须出禁闱。

这首诗旨在突出樱花的特点，与其相比之下，梅花“太瘦”而海棠“肥”。淡红颜色好像“玉人颊”，洁白之色又似“羽客衣”。遥遥望去，犹如残雪未尽，走近细看，恰似簇云一片。先愁于“夜雨”，又怕那“春风”。游客众多，访寻不断。此诗提及“吴王”、“西施”，当是受到“西施”传说的影响，用貌美绝伦的“西施”来比喻“樱花”。由此可见，在别源圆旨的眼中，樱花的美丽甚至与“西施”的倾城之姿相比“有过之而无比及”。

（四）中岩圆月 (1300—1375)

临济宗大慧派，法讳初为至道，后改为圆月，道号中岩，别称中正子、中正叟、东海一沤子，相模镰仓人。八岁入寿福寺,十二岁从道慧读《孝经》、《论语》,翌年入醍醐三宝院,学密教。正中二年(1325) 二十六岁时入元,时值元太定二年，遍游名刹，参谒尊宿,师事古林清茂、东明慧日。至顺三年(1332年，三十三岁时返回日本，后历住主万寿、等持、建仁、建长诸寺。着有诗文集《东海一沤集》，论文《中正子》，自撰年谱《中岩和尚自历谱》，随笔《藤阴琐细集》、《文明轩杂谈》，语录《佛种慧济禅师语录》，历史书《日本书》，注释《蒲室集注解》等。

中岩圆月素有文才,在《东海一沤集》中有诗云：“千般曲折总娇姿，自是江南第一枝。绝色苟应破强敌，黄金孰复铸西施。”这首诗的主旨意在赞“梅”，此处提及“西施”“绝色”，表明了中岩圆月对于“西施”传说十分熟悉，在诗文的字里行间中也流露出他对“西施”形象的另一番理解。中岩圆月对“西施”形象的定位不仅仅局限于“绝色”美女，还提到了她的“绝色”为 “破强敌”——越国灭吴做出很大的贡献，肯定了她的精神价值。

（五）义堂周信 (1325—1388),

临济宗梦窗派，法讳周信，道号义堂，别号空华道人，土佐高冈郡(今高知县土佐市)人。幼时随净义法师出家，十五岁就道元禅师修密宗，十七岁为梦窗疏石国师门下弟子，自正平十四年(1359)始,先后主镰仓圆觉寺、善福寺、建仁寺。应安四年(1371)为镰仓报恩寺开山，天授五年(1379)为京都建仁寺董，至德三年(1386)为南禅寺住持。因其进言，南禅寺被升格为五山之首。义堂学识渊博，佛典之外，兼通经史百家。著有《义堂和尚语录》、《新撰贞和集》、日记《空华日用工夫集》等，另外有《空华集》二十卷，前十卷为诗集，后十卷为文集，收诗1739首，文476篇，诗以七绝为多。

他的诗文集《空华集》中有《圆鉴说》和《笑翁铭并叙》均提到“西施”。现摘录部分《圆鉴说》如下：

圆觉藏主梵相，乃父春屋师。字之圆鉴，相将归需予说。惟夫如来藏中，有一法宝，假名曰圆鉴。其体也无相，其用也无常，其照也无心。圣人明之故，自鉴鉴它。愚夫昧之，故迷头认影。惟夫无心也，所以无物不照焉。无常也，所以无机不应焉。无相也，所以无形不现焉。既然冶之型之，而粉之以玄锡，摩之以白旃，是乃物之自假也。于吾何相之有，而乃西施临焉而美，无盐腼焉而丑，孤鸾舞焉而媚，是皆物之自感也。于吾何心之有，至于南能非之。北秀拭之，东平扑之，南岳磨之，是亦物之自为也。于吾何常之有，然则鉴也，果无相乎，无心乎，无常乎……

这里提到“西施临焉而美”，当是作者的用典之笔。传说西施在越国浣纱溪边浣纱，水中的鱼儿看到她的惊艳容颜感到惭愧而沉入水底。另外，唐代宋之问歌咏西施的《浣纱篇》有云“鸟惊入松萝，鱼畏沈荷花。”故而，成语“沉鱼落雁”中的沉鱼代表西施。所以，西施之美也是临水而照，使得鱼儿惊沉水底而显示出来的。

另外，摘录《笑翁铭并叙》如下：

四州释中欢上人，与余同郷。少而颖，顷在东山。侍于月心禅师汤液，访余等持官寺，出纸求字并铭，字之曰笑翁。翁以少年，期于老成之谓也。遂为铭，铭曰惟昔灵山。拈华一枝，惟人天众。茫昧若痴，大哉龟氏。逌尔笑之，胡然而笑，世莫得知。承虚接响，四七其师播于真丹，厥声四驰。或笑于口，或笑于眉。人笑我笑，西施东施。吾欢则否，惟独自怡。初不待物，何以华为。乐哉欢笑，白首为期。

此处提及“西施东施”，恰与前句“人笑我笑”相呼应。前文所述的《庄子·天运》则明确解释了“东施效颦”的典故。这一典故常用于“嘲讽不顾本身条件而一味模仿，以致效果很坏的人。亦为模仿别人的谦语。”综上所述，五山禅僧义堂周信深谙关于“西施”的典故，并且将它们活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

（六）绝海中津 (1336—1405)

临济宗梦窗派，法讳中津，道号初为要关，后改为绝海，别称蕉坚道人，土佐津野人。年十三入京挂籍于天龙寺，师事梦窗疏石。应安元年(1368)入明，参谒临安中天竺寺季潭宗泐（全室禅师）受号“绝海”，后历参灵隐、径山、育王、天童诸山，广游江南名刹，与杨铁崖、宋景濂等文人居士多有交谊。洪武九年(1376)，获明太祖于英武楼召见，以诗垂询熊野祠之事，绝海有奉和之作。太祖赐以僧伽梨、锋多罗茶褐裰、榔栗丈及宝钞。此事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

绝海中津后请当时名儒宋濂为师梦窗疏石撰写碑铭，1378年回日本，康历元年(1379)，居天龙寺性海灵见会下为前堂首座。翌年，遵幕府之命住于甲斐惠林寺。永德三年(1383)足利义满将军创建相国寺，招为当事，翌年因直言忤逆足利义满，退隐摄津之钱原(今茨木市)。后足利义满悔悟，招其回京都。德元三年（1386）三月赴京都，住等持寺。应永八年(1401)转相国寺住持，兼营鹿苑院，应永十二年（1405）圆寂。应永十六年（1409），后小松天皇授予“佛智广照国师”称号，应永二十三年（1416），称光天皇敕谥“净印翊圣国师”。

绝海人品温雅，学识渊富，高弟盈门。绝海中津与义堂周信并称日本五山文学之“双璧”，精于作诗，其创作力与中国人相媲美。绝海中津尊师敬业，阅历丰富，在明求法多年，历参名刹，广结佛缘，多受器重，广泛汲取中国诗歌营养，诗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著有《绝海和尚语录》三卷、诗文集《蕉坚藁》二卷等。在《蕉坚藁》中的《答久庵和尚书》有云：“跛驴之与骐骥方驾，无盐之与西施并进。”这里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骐骥”意为千里马，亦比喻人才，此处将“跛驴”与“骐骥”对比，相形见绌；“无盐”则是传说故事人物——齐国钟离，丑女的代称，而“西施”是美女的泛称，把“无盐”和“西施”做比照，十分巧妙。可见，绝海中津对中国文学典故的理解毫不逊色于中国诗人，文采斐然，名不虚传。

（七）景徐周麟（1440—1518）

临济宗梦窗派，法讳周麟，道号景徐，别号宜竹、半隐、对松、江左。近江人，大馆持房之子。五岁时进入相国寺大德寺，随侍于用堂中材，修习基础的学业，为避应仁之乱，寄身与近江永源寺，叛乱平定后在相国寺居住。十九岁时，因为用堂圆寂，景徐周麟便师事瑞希周凤、月翁周镜、横川景三、希世灵彦等人，学习佛教之外的儒道及诗文诸艺。其诗文主要学习横川景三，文章正规，虽表达冗漫，但可作史料。永正十五年（1518）圆寂，享年七十九岁。他除了语录诗文集《翰林葫芦集》十七卷外，还有日记《等持寺日件》、《日涉记》，并参与撰写部分《鹿苑日录》。

据笔者的统计，景徐周麟在《翰林葫芦集》第三卷中提到“西子”的三首诗分别为：

《依贞公韵》
西子倾城淡与浓，佳人接我立东风。

花枝迎咲红吹面，下视青云六六宫。

《山如西子》
西有吴宫二八人，岚山如咲黛痕春。

朱帘卷雨涳蒙好，回首东峰摠效颦。

《履声》
淡月朦胧西子廊，春风细软赞公房。

老来凡杖不朝赐，耳冷五更人履霜。
另外，在《翰林葫芦集》第五卷中提到“西施”的诗也有两首，分别为：

《苏病叶》
花前从一葬西施，雪虐风饕辞旧枝。

此地流温苏病叶，良媒有约又题诗。

《画赞》
想见西施年破瓜，春山如咲夕阳佳。

白云亦有心期否，青纻埋残卖酒家。

景徐周麟在《依贞公韵》中提到“西子”时，将她的“倾城”之姿描写得跃然纸上，又与“佳人”呼应，此处着重以西施的倾城美貌作喻。《山如西子》中，正如诗题所述，山的美态犹如西施。第三首则是化用西施善舞，吴王命人为其建造了“响屐廊”的这一典故，用“西子廊”来烘托“履声”。如果前三首诗仅仅是采用“西施”貌美和善舞的形象作比的话，那么，后两首诗的描述中明确提及“西施”之名，甚至从字里行间还能体会到五山禅僧景徐周麟对美女“西施”命运的惋惜和感伤。

综观上述内容，五山禅僧先后以清拙正澄、龙泉令淬、别源圆旨、中岩圆月、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和景徐周麟为代表，在“五山文学”的相关诗文创作中，对“西施”的文学形象有着不同的描述和刻画。在清拙正澄和龙泉令淬的诗文里，“西施”与“西湖”两者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当提到“西施”之处，自然而然联想到“西湖”。在别源圆旨和中岩圆月笔下的“西施”则起到“借人喻物”的作用，分别被用来吟诵“樱花”和“梅”的美艳。在五山文学“双璧”——义堂周信和绝海中津这两位的诗文中，“西施”则多以典故的形式使用，足见诗人们对中国历史典故相当熟悉。最后，景徐周麟似乎集前人之所长，“西施”并作“西子”被灵活地运用于诗文的创作。这些五山禅僧的诗文里隐约透露着“西施”与“西子湖”在日本五山文学中的羁绊，同时也昭示了中国“西施”的文学形象逐渐全部东传日本。

四、结语

通过整理分析《五山文学全集》中有关“西施”的诗文作品和相关五山禅僧的人物生平，可以发现“西施”以绝代美女的文学形象东传日本，多次出现在五山文学的诗文作品当中。这不仅表明了这些著名的五山禅僧多仰慕和崇尚中国文化，而且也显示了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甚至不辞辛劳来华求法，参谒名刹诸山，拜求寻访名师，从而不断加强中国文化素养。因此，这些禅僧不但了解“西施”传说的原委，还深谙与“西施”相关的中国典故，并且在五山文学的创作中熟练地运用这些文学形象。总之，“西施”的文学形象东传日本后，对日本文学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还融入到日本文化中广为流传。

正如前文所述，随着唐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频繁，“西施”传说及其文学形象很早就东传日本，不仅出现在日本人的汉文学作品中，甚至还影响到在平安时代的和歌创作，例如《新选万叶集》中就出现了“西施”这一文学形象。可惜，囿于笔者能力有限，翻阅文献资料的不足，未能对“西施”形象东传日本的具体时间作出考证，所以关于这一方面的探析将成为以后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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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文学中“断桥”意象浅析
全文
                          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 朱志鹏
提要 “断桥”这一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经常出现，除指“西湖断桥”这一实景外，还被作者赋予了各种情感。而日本中世的五山文学中，频频出现入宋元禅僧游历中国壮丽山河的诗文，作为西湖一景的“断桥”是否也在五山禅僧的笔下赋予新的生命呢。本文将试对五山文学中的“断桥”这一意象进行考察，从具体指代和抽象意义两方面试做分析。
   关键词  五山文学  断桥  意象  比较
   “断桥”这一意象在很多中国古代诗歌中都有出现，国内有学者研究过，认为“断桥”之所以频频出现是因为“其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丰富的意蕴[]”。笔者比较认同，在此将不对中国古代诗歌专门进行分析，而将分析五山文学中“断桥”的意象，并欲将五山中的意象与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稍作比较。

何为“五山文学”，关于“五山文学”这一说法最早是由北村泽吉提出，之后很多学者给予不同定义。代表性的有日本学者上村观光、俞慰慈，国内有杨曾文、梁晓红、严绍璗、江静等。由于篇幅，不一一列出。本文考察的对象范围是江静教授定义的“五山文学”，是指“从镰仓时代初期到江户时代前期，以活跃在五山、十刹、诸山的临济宗禅僧创作的汉诗文为中心形成的中世禅林汉文学[1]”。

一、“断桥”概念

关于“断桥”的解释，中文中比较全面的是《汉语大辞典》，一是指毁坏的桥梁；二是桥名。在浙江杭州市白堤上。自唐以来已有此名。或言本名宝祐桥，又名段家桥，今罕有称者”。其他辞典大都专指西湖断桥，如《辞海》：“断桥，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白堤上。原名宝祐桥，唐时称为断桥。据传因白堤到此而断，筑桥以通，故名。桥东有亭和‘断桥残雪'碑。为《白蛇传》中所说的白娘娘和许仙相会处。桥旁重建望湖楼‘断桥残雪'为‘西湖十景'之一。”而日语中关于“断桥”的解释在《日本国语大辞典》中的解释是：〔名〕途中でこわれて切れた橋。こわれた橋。（译：中间毁坏断裂的桥，毁坏的桥。）显然只有汉语辞典中的第一个的意思。

二、五山文学中“断桥”意象分析
通过对《五山文学全集》[2]的统计，有“断桥”二字的诗文共有11篇。分别是《佛智禅师传》、《晓发灶门关》、《辋川道中》、《觉都寺转骨 山门下夏中死》、《寄永源寂室和尚》、《题西湖小草堂图》、《送中灯上人之丹阳见特峰和尚》、《和霞屿居十韵（八）》、《途中书所见》、《野桥梅雪图为成侍者赋》、《又 一来净妙》。

    （一） 表示具体指代的“断桥”意象

   “断桥”具体指代有三种，分别是指西湖断桥（2首）、某人人名（1首）和某地地名（1首）。

题西湖小草堂图
    十里西湖一草堂，断桥柳色晩凄凉。何当借得扁舟去，分取梅花月半床。
该篇出自义堂周信著《空华集》（Ｐ1441）。义堂周信（1325年-1388年）梦窗派，别号空华道人，幼年就习读《法华经》、《临济录》。十五岁上京在延历寺登壇受戒，先学台密，后问梦窗高德，于1341年如其门下，并受其法衣。曾在1342年立志入元，但终因无法长途坐船而断念。从1359年开始，先后住持镰仓圆觉寺、善福寺、建仁寺。1386年为南禅寺住持，因其进言，南禅寺还被升格为五山之首。义堂学识渊博，精通经史子集，与绝海中津在日本汉诗史上并称为“五山文学双璧”，著有《空华集》等。

义堂周信本人虽未亲临西湖，但从特意为西湖小草堂图题诗，以及《空华集》中另一首诗《擬忆西湖》[3]来看，其对西湖是憧憬与向往是不言而喻的。此处“断桥”是指西湖断桥。

                       途中书所见
    断桥西岸两三家，斜挿风旗槿树笆。数辈痴翁徉醉眼，不思双鬢已成华。

该篇出自《明极楚俊遗稿》（Ｐ1993），明极楚俊（1299-1378），元朝庆元昌国黄氏，据说其母感神光香气而分娩。自幼聪颖，孤桀不贪玩，家资丰厚，却不屑而弃之。十二岁出家，历参于横川珙、虎岩伏等，嗣虎岩法。出世金陵奉圣寺，住过瑞岩、普慈两寺。后还历参于灵隐、天童、径山、净慈诸山，皆任首座。 于1329年东渡日本，曾任日本的南禅寺、建仁寺住持，最后在1336年圆寂于建仁寺。此处“断桥”应是西湖断桥。
   《佛智禅师传》：释慧云，姓丹治氏，武州饭泽人也，母平氏。十七祝髮，踰二歳趋上都，禀单传之旨于慧日。正嘉之二，乘商舶入宋国，径赴杭都会伦断桥踞南屏山。……断桥赞顶相送之曰：“山头云，天上月，云月有殊，光影无别。……
    该篇出自虎关师炼著《济北集》（P222)。慧云，即山叟慧云（1231～1301年），于1258年乘商船入宋，曾拜会净慈寺断桥妙伦禅师。此处“断桥”是为人名。
辋川道中
     杖屦欲何适，翛然意若存。山绘回悬栈道，溪转断桥村。松老苓收液，玉藏石带温。已知幽隐处，聊此扣柴门。

该篇出自雪村友梅的《岷峨集》（Ｐ556）。雪村友梅在一山一宁赴日后入其门下，做其侍童，与同期的两个侍童一起被一宁安名为“益者三友”。后在延历寺登壇受戒。1307年入元，并与当时朝堂士大夫如赵孟頫等人交往深厚。参于湖州万寿寺叔平隆，先后任侍者和蔵主。不料元日关系恶化，日本僧一律入狱，雪村因有间谍的嫌疑而遭受各种拷问。叔平爱才谎称其乃中国人，后遭举报，叔平因藏匿间谍之罪入狱并死于狱中。雪村被判处以斩刑，因在临刑前吟出无学祖元的《临剑颂》，使刑吏震惊，后改刑流放长安（今西安），后又遭污蔑被流放更远至四川，在岷峨两川间呆了十年之久，后1323年天下大赦后重返长安，辋川是西安某地地名，此处应指代西安，此诗应作于当时途中。从诗中可以看出雪村获赦之后的超脱闲适的心境。“断桥村”是重庆地名。
    （二） 表示抽象意义的“断桥”

    通过对诗文创作中意象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解读诗文创作者的内心世界。在某种程度而言，抽象意义上的“断桥”所蕴含的的文化内涵要比具体指代性的丰富的多。下面将对七首诗逐一解读。
                 晓发灶门关
十载浮游湖海上，多将旅况换萧条。月钩落水乱鱼性，蒲剑磨风斩鹭腰。认树有无知薄霭，见山高下是寒潮。当初地角天涯苦，一曲沧浪过断桥。

此诗出自铁菴道生的《钝铁集》（P371），铁菴道生（1262-1331），临济宗佛源派，年轻时参于大休正念，受其印可并嗣其法。曾游历四方，博览内外典籍。该诗有受宋元之际临济僧人释中锋《山居诗》[4]的影响。“十载浮游”、“旅况”可见诗人常年漂泊。“月钩”、“蒲剑”把自然景物的月和蒲刻画得很形象，透露着锋利之感，后面“乱鱼性”、“斩鹭腰”，给人一种无奈与凄凉之感，呼应了前一句中的“萧条”二字。很多以旅次为家的诗人，常常会因万物而感慨世事，最高境界甚至可以从一株草，一片落叶中感受到万有的寂寥和存在的悲哀。后两句写作者通过视觉来判断自然天气，最后回忆十年天涯地角的孤苦，最终“一曲沧浪过断桥”。此处“断桥”暗含了作者内心一种感伤与苦闷的心境。
                      觉都寺转骨 山门下夏中死
   黄金骨髓，生铁面具，超出圆觉妙门，犹欠转身一歩。如何是某人转身一歩，倒跨杨岐三脚驴[5]，等闲抹过断桥路。
    该篇出自此山妙在著《若木集》（Ｐ1144），此山妙在，年月不详，别号如是住道人，参那须云岩寺高峰顕日，壮年入元。1345年返日。是建仁寺如是院第一世。转骨，是禅林的一种丧葬仪式，入骨于塔时，由寝堂起骨向塔所，于途中回转其位置，使之向里，并以茶汤供养亡者，此仪式称为转骨佛事。由此判断，此诗应是此山为门人在夏季逝世而作，此山认为此门人悟性很高，“超出圆觉妙门，欠转身一步”，“圆觉”是佛教用语，又叫做无上觉，是佛教中觉的三种境界之一，指自觉觉他的智慧和功行都已达到最高最圆满的境地。可见此山对门人的评价是很高的，达到悟的圣境只欠一个“转身”。如何一“转身”，达到顿悟，轻易过“断桥路”呢。此处“断桥”的意象应该是是超脱俗世，从俗世到极乐世界之路。  

                       寄永源寂室和尚
    地秘天慳得主人，断桥流水渺无尘。闲收双脚不随勅，眠向青山又一伸。

该诗出自铁舟德济著《阎浮集》（Ｐ1305），铁舟（？—1366年）早年入元参庐山圆通寺竺田悟心，后参开先寺古智庆哲并人藏主，后又随侍金陵保宁寺古林清茂，晋升后堂首座。铁舟还参于南楚师说、月江正印。返回日本后，在梦窗疏石门下任秉佛，1347年，嗣香梦窗并嗣其法，1366年任万寿寺住持。晚年住播磨瑞光寺，闲居龙兴院，1366年9月15日圆寂。擅长水墨画，受元帝圆通大师称号。寂室和尚应是寂室元光（1290～1376年 ），日本临济宗大觉派著名僧人，三十一岁入元。1360年，近江（今滋贺）守护因仰慕其名声道誉，捐赠山水佳境奥岛、雷溪两地。1361年，寂室在雷溪选林壑幽邃之处建庵，号永源[6]。此诗应为铁舟赠与寂室庵居永源之作。
在中国宋代时，就有很多习禅者喜欢作“山居诗”，清新淡泊，宁静高远，令人向往。还有很多诗人也喜好“田园诗歌”，如唐代的王孟等人，这对崇尚汉文学的日本禅僧不无产生影响。隐者一般的存在方式都是草庵闲居，而且诗的后两句写的甚是惬意，充分体现了山居思想。此句可能是后世江户时代曹洞宗僧人良宽[7]的名句“双脚等闲伸”之发轫。“断桥的两端，有时不仅是空间上隔绝开来的两岸，它甚至代表着尘世世界与诗意隐逸家园两个不同的国度的‘断绝’”[8]，此处“断桥”与“流水”更成为一个组合意象，表达的是一种隐逸情怀。

                       和霞屿居十韵（八）
   久雨冥心坐寂寥，盛筵佳友怨相招。栏干旋倚行颓岸。主丈轻扶过断桥。去兴不堪留昨日，归心那可待明朝。主人爱客情非謟，莫笑渊明懒折腰。

    出自《明极楚俊遗稿》（Ｐ1980）。关于明极楚俊的介绍上文已提。久雨心境宁静，空寂与寺中，却被好友邀请盛宴。一个“怨”字衬托出了明极孤桀的性格，后一句“倚栏杆”与“扶拄杖”对应，“颓岸”与后面的“断桥”呼应，“颓”和“断”意有破败萧条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种“桥上凭栏”的意象就比较常见，表达一种忧愁思念与独自沉思等。后一句的“去兴不堪留昨日，归心那可待明朝”可能意指当时赴日之情怀已不在，归国之心已迫不及待。最后引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来表达自己对“盛筵”的不屑。此处“断桥”是作者想借景物的颓败萧条之意象，进而表达自己寂寥的心境与对故国的思怀之情。 
                      又 一来净妙（净妙寺）
     头上安头二法师，半治南北断桥时。龙蝿相战水中影，源氏白旗平赤旗。

    此诗出自景徐周麟《翰林葫芦集》第四卷（诗）（Ｐ190）。“头上安头”， 出自唐·希运禅师语：“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加嘴。”比喻多余和重复。景徐周麟（1440-1518），五岁入相国寺大德院，侍于用堂中材，修得初步学业，十九岁因用堂圆寂，后师从瑞溪周凤、月翁周镜、横川景山、希世灵彦等人，学习外典。后因爆发应仁之乱（1467），与横川一起逃亡至近江市村的慈云寺，后移入永源寺内而受到小仓宝澄的庇护。后京都平乱后，待相国寺大德院重建，又回归。经历过战乱，使作者感概，怀古伤今，通过对源平之战的咏怀，来感叹战火连绵不断。此处“断桥”应寓意国家民族因战争而至分裂。 
                      野桥梅雪图为成侍者赋
    月明野水雪晴天，占取风光意欲颠。点捡梅花何处早，帽担斜倚断桥边。

该诗出自惟忠通恕的《云壑猿吟》(Ｐ2493），惟忠（？-1429），佛源派禅僧，别号云壑道人、牧潜道人。入建仁寺永源庵开山无涯仁浩门下，并嗣其法，还曾跟随义堂周信学艺。相继任越中金刚寺、建仁寺、天龙寺、南禅寺住持。晚年退居东山常在光院，1429年9月25日圆寂。
这是为一幅图画而赋的诗，画中“野桥”、“梅雪”、“明月”、“野水”的意象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远离世俗尘嚣闲居于林间的生活画面。中国古代诗歌中常出现这种“野水断桥”、“落花”，尤其是梅竹的意象，来表达一种隐逸情怀。

                    送中灯上人之丹阳见特峰和尚
   二年伴我寂寥中，不与寻常种草同。乐水寧非眞智者，移山未必独愚公。断桥甘侍圣僧右，明觉会收净地功。老我留君应不住，丹山去谒白眉翁。

该诗出自《空华集》（P1587），义堂周信的介绍上文已提。中灯上人应是一精通佛法的僧人，具体人物无法考证。“丹阳”、“丹山”疑似指丹波，特峰和尚应是特峰妙奇，特峰妙奇（1299-1378），佛光派禅僧，参云岩寺高峰顕日，入元参于金山即休契了，受印可。1350年返回日本。该诗前四句夸赞中灯上人“非寻常草”，后四句劝告其拜谒特峰和尚。诗中引用中国“智者乐水”与“愚公移山”的典故，从侧面也可以看得出诗人对汉学的精通。由于资料有限，此处“断桥”还有待查证。
三、意象中日比较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断桥”除具体实指西湖断桥之外，主要有用来表达内心世界的闲适与安逸，如“势凌空碧小嶕峣，秀木成阴映断桥”；还有表达离别与宦游情绪的“断桥无数垂杨柳，总被行人折渐稀”；表示隐逸之情的“野水断桥争渡客，落花啼鸟坐禅僧”；表示怀古与感慨历史的“惊波时失侣，举火夜相招。来往寻遗事，秦皇有断桥”；以及如“风雨离山驿，断桥危欲倾”。表达对于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之情等。

日本五山文学中的“断桥”意象，与中国古代诗歌中“断桥”的意象，有异也有同。同主要表现在隐逸情结，遁世情怀，这点除了上文提到的五山文学受到汉文学的影响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中世的时代背景，平安后期的“保元之乱”、“平治之乱”，到后来的源平大战，再到之后的南北朝内乱、应仁大乱等，让人感叹世事无常，促使隐逸文学的发展。其次还有感伤与苦闷、民族战争感怀历史、寂寥心境与怀念家乡，这些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也不无关系。

说到异的话，五山文学中“断桥”的意象禅味更重了，它是渡人超脱俗世，登往极乐世界之桥。中国古代诗歌中指西湖断桥的意象特别多，也让人们潜移默化中把“断桥”就当成了西湖断桥。五山文学中，只有两首是指西湖的断桥，而一首是本是元朝人明极楚俊所写，另一首是义堂周信给西湖小草堂图题的一首诗。五山禅僧们诗中对“断桥”二字的使用，或是在中国典籍中看到，结合诗文的意旨，来理解诗文中“断桥”之意象，然后借鉴过来使用，还可以在原有意象基础上加深一层意象。相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经过不同身份的创作主体，对于同一意象的感悟必然将不尽相同。

结语

   “断桥”，一个“断”字，就给人以一种危险与绝望之感，隔断通往彼岸的桥梁。可也正因为如此，“过断桥”似乎又有种“绝处逢生”之感，它从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进入创作者内心所渴望的精神世界。而今我们又可以通过“断桥”从现实世界进入创作者的内心世界，走进他们诗意充盈的世界。

注释

[1][9]引自余翠萍：《中国古代诗词“断桥”意象浅析》，《网络财富·文化研究》
[2]江静：《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P348

[3]上村观光：《五山文学全集》,思文阁，1996年

[4]上村观光：《五山文学全集》(卷二),思文阁，P506。“《擬忆西湖》：行脚买穿三耳鞋，此心早已自孩提。百城未到跟先断，飏在赵州东院西。”

[5] 《山居诗》：缚个茅庵际水涯，现成景致一何奢。野塘水合鱼丛密，远浦风高雁阵斜。道在目前安用觅，法非心外不须夸。一声铁笛沧浪里，烟树依依接暮霞。

[6] 杨岐三脚驴：著名的杨岐公案。“问如何是佛？师曰：三脚驴子弄蹄行。曰：莫只这便是么？师曰：湖长老。”
[7] 原日文见于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新装版），京都：思文阁，2003，P276

[8] 良宽（1758～1831），日本曹洞宗僧。俗姓山本。字曲，号大愚。良宽一生，住草庵，行乞食，孤独清贫却能容膝易安，不改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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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因之梦吴越  一夜飞渡西湖月
——日本五山文学中的西湖题材作品考察
全文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硕士生 辜承尧
摘要： 日本五山文学中记载有大量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品，其中西湖就是其中典型代表。日本五山僧侣或直接游历西湖，或通过阅读相关西湖作品之后想象、构筑自己心目中的西湖，然后再自己创作西湖题材的作品，以此传播西湖的意象。他们所传达出的西湖意象，大多与西湖的自然、人文景观有关，如苏堤、六桥、苏轼、林逋及他们的作品。虽然其中有些西湖意象大多是粗线条式的，甚至有些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确信无疑的是，这些作品都使得西湖意象在当时的五山禅僧中广为传播。西湖，也成为五山僧侣们魂牵梦萦的“风光之地”。

关键词：西湖； 五山文学； 苏轼； 林逋； 意象传播

    作为日本汉文学繁盛期重要一环的五山文学，因其糅合了禅宗、佛教、儒学等诸多思想，成为了日本汉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作品题材有许多直接取材于中国的人文、自然等景观，而以“西湖”为题材的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表现形式也异彩纷呈。通过研究这些作品，既可揭示“西湖”意象传播东亚各国间的传播形式，同时也可探究“西湖”意象在异国他乡的独特诠释。

一．西湖名胜相关题材作品

    古剑妙快[]在其《怀江南三首》之一《净慈》中这样写到：

十里湖山锦作堆，花红柳绿步瑶台。

六桥春水天开镜，不着人间半点埃。

----《了幻集》

    这是首表现西湖春天景色的作品，创作于妙快在元期间参拜西湖之畔的南山净慈禅寺之时。首句“十里”指的是苏堤，“瑶台”这里是指净慈禅寺。十里长堤，如花似锦，荷花娇艳，杨柳翠滴，沿着苏堤步行到净慈寺，仿佛步入瑶池仙境一般。苏堤六桥之畔的春水，宛若天帝打磨的铜镜，不沾染任何俗世尘埃。作者通过夸张的表现手法，生动地表现了春天的西湖景色。

惟忠通恕虽未曾有过来华经历，但这并不能妨碍他对西湖的向往，于是他通过梦中神游这种奇特的方式实现自己一游西湖的愿望，于是便有了《梦游西湖》一诗:

此夕神游果旧期，西湖烟雨半晴时。

吟中犹未分杭颍，十里荷华一棹迟。

----《云壑猿吟》

其实与其说是“梦游西湖”，倒不如说是作者通过阅读他人诗作中所描绘的西湖景色，逐步在自己的脑海里构建自己的西湖意象，而这种意象随着时间不断地加以强化，最终形成自身独有的西湖形象，这样更为准确。从承句“西湖烟雨半晴时”可以看出，惟忠通恕自身的西湖形象明显受到苏轼“西湖诗”的影响。转句中“分杭颍”，是作者有意以幽默口吻故意混淆杭州西湖与颍州西湖，而结句中不言自明的以“十里荷华”这一显著特征道出所游西湖的地点，作者也正是通过“十里荷华”这一典型西湖特征，明了地区别了杭州西湖于其它西湖的差异。

而惟忠的好友----在庵普在，其一弟子在作品集《云巢集》中也收录一首题为《梦游西湖》的诗作：

孤山山下六桥边，梦唤扁舟拂淡烟。

十里荷花风露底，题诗次第问三贤。

----《云巢集》

    此诗同样也是展现梦中所见西湖之景，作者在梦境中乘坐一叶扁舟，游玩于薄烟轻笼的西湖之上，但此诗中出现的西湖意象更为丰富，有“孤山”、“六桥”、“十里荷花”、“三贤”。此处的“三贤”指的是于西湖有关的三位人物----白居易、苏轼、林逋。这在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嘉庆十九年九月三日条目中也有记载。[]
    当时五山僧侣的画作题材有很大一部分取自于一些名胜古迹，这些作品中不乏以西湖为题材的作品，在仲方圆伊的诗作中有一首题为《六桥烟雨图》的作品。

万柳春深锁六桥，淡烟踈雨意萧条。

苏公仙去无诗辈，满目湖光魂欲销。

----《花上集》

    这是作者对《六桥烟雨图》的赞诗，画作的背景是西湖，在烟雨朦胧，绿柳六桥的映衬下，展现了烟雨西湖的朦胧之美。首句的“万柳”指的是苏堤两旁种植的杨柳。五山僧侣在表达苏堤这一概念时，常用的表现手法除了用“苏公堤”之外，还有“万柳”、“十里”等。苏堤这一意象，常常是与“六桥”、“柳”连结在一起的。由苏堤仲芳圆伊自然联想到了苏轼，他认为继苏轼之后，再也没有能够超越苏轼西湖诗的诗人，因此面对着湖光山色的西湖美景，只能是徒增伤感。

    心田清播也有数首作品是以西湖为题材，如其对西湖图的赞诗----《西湖图》：

柳识蘓公梅老逋，风流胜景记西湖。

至今中里繁华地，水色山光似昼图。

----《听雨外集》

    作者在首句直接通过“柳识苏公”、“梅老逋”来阐明苏堤杨柳与苏轼、孤山梅花与林逋之间的关联性。风光无限的西湖记录着不计其数的“风流胜景”，至今仍是江南繁华之地的杭州西湖，水光山色，宛如画卷一般。从诗中可以看出，心田清播所描绘出的西湖意象有苏堤垂柳，孤山梅花。这一点在其另一首题为《聚景楼》中可以得到佐证。[]
    天隐龙泽有一首题为《六桥烟雨图》的作品，内容如下：

柳遶长堤灵隐前，始通南去北来舩。

苏公一别西湖雨，不过斯桥十五年。

----《默云藁》

    这是首对《六桥烟雨图》画卷的赞诗。苏堤上的杨柳一直绵延到灵隐禅寺之前，西湖六桥修筑完成之后，南来北往的游览客船络绎不绝。转句中的“西湖雨”指的是苏轼的诗句“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自从杭州通判之职离任后，已有十五年未到六桥游玩。结句的“十五年”应是出自苏轼的作品《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

    天隐龙泽还有一首对画与扇面上的西湖图的赞诗《题扇面西湖图》：

西湖有三，曰杭曰颍月惠，以杭为第一也。环湖则三十里，而游人患之。翰林苏公，筑长堤以通净慈·灵隐之前，插之以芙蓉杨柳。望之则爛然如锦绣，景弥胜路弥近，游人喜之，自作诗譬之淡粧浓抹西施。又曰，杭之有西湖，如人有眉目。指境为人，有苏公乎哉。画僧雪舟，南游之日，屡游西湖，执笔自写晴好雨奇變態。予介人求一本，于是圖于绢素，自防州寄之。予起卧对之，以彷想余杭胜槩，天地之间，别有何乐乎？凤裔侍者，从何得之，以上于扇画。所谓名画通灵，羽化登仙者乎。

----《翠竹真如集》

    这首赞诗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对西湖的相关介绍，如杭州西湖美于颍州、惠州西湖，因苏轼筑堤连结西湖南北，这一点在苏轼在其诗中也有写到。《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中“六桥横绝天汉土，北山始与南屏通”。日本画僧雪舟也曾经将西湖的“晴好雨奇”之美景描绘于纸上。但目前，关于雪舟所绘的现存西湖图的真伪，尚存疑问。[]赞诗后一部分写作者得到此画的经过。从“予起卧对之，以彷想余杭胜槩，天地之间，别有何乐乎？”可以看出作者对西湖的向往程度，由于作者并未来华，所以只能面对西湖画卷“彷想余杭胜槩”。

     景徐周麟也有一首《西湖图》的作品：

笔端缩地是神品，多少僧庐多少山。

三百六十连水面，秋冬春夏换孱颜。

苏公堤畔柳藏径，和靖宅前梅卧湾。

欲识雪时奇绝处，上方楼阁不人间。

----《翰林葫芦集》

眼前的西湖画卷，就像微缩版的西湖胜景，景徐周麟称赞其为“神品”，“三百六十”是言指西湖附近的庙庵数量之多，“孱颜”是指山岭高耸、险峻状，西湖旁边的群山一年四季都呈现出各异的容貌。“苏公堤畔柳藏径，和靖宅前梅卧湾”为此诗最工整的对仗，作者一言概之西湖的著名人文景观。

    下面将五山文学中其他关于西湖名胜题材的作品部分列举如下：

常忆陪行孤山，咏苏柳，寻逋梅，迷六桥烟雨，亦知卓锡[]雄岭。赏仙花，步灵境，睨千尺山峦，往事焉用捕风。来盟请可温故。

----中严圆月《东海一沤集·无梦住东福江湖疏》

闻香若受偷香[]责，出水何如未出时。

根種不嫌磁盆浅，西湖十里座中移。

----雪村友梅《宝觉真空禅师録·谢惠盆莲花》

闻兄昨日江南来，珣弟今朝江南去。故人又是江南多，况我曾在江南住。江南一别已三年，相忆江南在寐寤。十里湖边苏公堤，翠柳青烟雜细雨。高峰南北法王家[]，朱樓白塔出云雾。雪屋银山钱塘潮，百万人家回首顾。南音北语驚歎奇，吴越帆飞西興渡。我欲重游是何年，送人只得空追慕。

----别源圆旨《东归集·送僧之江南》

近有一少年，名曰曇春。童其颠缁其衣，誓期深到圣贤之域。偶乘興咏寻梅，人皆爱其句法端正，有作者之气槩，次韵歎之，终成巨轴。携以谒予，予披卷一览。忽忆西湖雪夜，渡六桥望千峰，拖青布鞋过玛瑙坡，直入孤山，徘徊于梅花树下。屈指于今，十有余载，犹如一日也，慨叹久之。

----友山士偲《友山録·题寻梅诗轴》

亭亭抽水清于碧，片片泛波轻似舟。

十里西湖风景好，六桥烟雨忆曾游。

----性海灵见《性海灵见遗稿·莲》

禅余白发对红蕖，十里香风水一壶。

忆得夜凉天似镜，咲看明月上西湖。

----古剑妙快《了幻集·瓶莲华》

复闻使南国，何日发蘭橈。

风物犹新见，吏民多旧要。

春云京口树，夜雨石头潮。

为报公程暇，寻梅到六桥。

----鄂隐惠奯《南游稿·送人之南国》

南州三处旧西湖，独怪余杭落座隅。

十里荷花健人雨，凉风飜动绿盤珠。

----东沼周巖《流水集·西湖小雨图》

昔日濂溪[]题赋情，风流宿鹭埋芳盟。

西湖十里花如雪，诗客吟中膓亦清。

----一休宗纯《续狂云诗集·盆池白莲》

秋水浅深今几竿，芙蓉杨柳卧微澜。

遥知十里西湖景，应是苏公堤畔看。

----希世灵彦《村庵藁·湖上芙蓉杨柳图》

画工知我困炎埃，写出西湖雪一隈。

只为疏疏吹未尽，五桥柳作六桥梅。

----蘭坡景茝《雪樵独唱集·西湖雪后图》

三百精藍點不广，秋风一锡了前因。

荷花已落梅花未，失却西湖面目真。

----策彦周良《策彦和尚初渡集·西湖》

湖水真为天下眉，重来全解学堂诗。

吟游一刻贵于玉，十景變千多若丝。

----策彦周良《翰林五凤集·遶西湖六桥》

二．苏轼、林逋相关题材作品

    江西龙派在其作品集《续翠诗藳》收有一篇对苏堤的赞诗，题为《苏公堤图》：

孤山有约不重归，湖上长堤媚夕晖。

南去北来春作梦，芙蓉杨柳恨依依。

----《续翠诗藁》

    诗中江西龙派巧妙地以拟人的表现手法，用苏堤的口吻来叙述。首句“孤山有约不重归”指的是曾在杭州任太守是修筑西湖长堤的苏轼，其在离任前与孤山“约定”，日后重游西湖之事，但遗憾的是，苏轼这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杭州。因此在落日余晖之中，空留下苏堤两旁杨柳于苏堤之畔的荷花暗自叹息。作者虽然叙述的是苏轼“爽约”的故事，但仍然是通过“湖上长堤”、“杨柳”、“芙蓉”这些西湖意象来表现苏堤“等待”主人归来的主题。

    瑞岩龙惺在其以西湖为题材的诗作《西湖图》中这样写到：

西湖胜冠浙东西，人在荷香柳影中。

五马双旗疑李及，红舷烏榜认苏公。

----《翰林五凤集》

    此诗与上述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其并非直接表现西湖的自然风光，而是叙述了与西湖有关人物的故事。转句中所提及的“李及”，在林逋隐居孤山时任杭州知州，“五马双旗”指的是其出行是的场景。据《宋史·李及传》记载：

在杭州恶其风俗轻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众谓当置酒招客，乃独造林逋清谈，至暮而归。”

此句即化用了李及为躲避宴乐应酬，冒雪前往郊外与林逋清谈的典故。结句“红舷乌榜”指的是苏轼泛舟西湖的场景。此句引自苏轼一首题为《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的作品中：

城头月落尚啼乌，乌榜红舷早满湖。

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飏双凫。

映山黄帽螭头舫，夹道青烟鹊尾炉。

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
瑞岩龙惺的这首诗与其他五山僧侣的西湖题材作品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即并非将重点置于描绘西湖的景色，而是着眼于西湖相关的人物。从这一侧面也可以窥视出作者深厚的汉学素养。

    希世灵彦在其诗作《苏公堤图》中这样描述到：

杭州眉目在西湖，况是公堤似畫圖。

为问芙蓉秋老否，人言杨柳一株无。

----《村庵藁》

首句“杭州眉目在西湖”直接指出了西湖在杭州的地位，这句也是化用了苏轼的诗句。据《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记载，苏轼在奏请朝廷疏浚西湖之时，曾书写一封《乞开西湖状》的奏折，其中在谈及疏浚西湖重要性时，这样写到“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转句与结句化用了宋代禅僧季潭宗泐的作品《秋日钱塘杂興》，“处士梅花千树尽，苏公杨柳一株无。向来画舫今何在，落日西风野水湖。”希世灵彦将季潭宗泐诗中的“落日”之景形容为“秋老”，“人言”指的是季潭宗泐的诗句“苏公杨柳一株无”。转句与结句的表现手法独具匠心，作者与季潭宗泐进行了一次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对话，希世灵彦问到芙蓉已谢，秋季是否快要结束，季潭宗泐没有正面做出回答，只是说苏堤上的杨叶已全部零落。时空各异一问一答，是本诗的最大亮点。

    而对于苏轼的“西湖杭之眉目也”的观点，天与清启在其《西湖图》中则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西湖应为“天下之眉目”：

    西湖以梅而重焉，梅以和靖而重焉。横斜浮动之香影也，享自然之新畫也。天地开辟以来，虽有此梅，而无和靖则梅不能为梅也，西湖只是一野水而已。和靖何人也，能定梅花乎九鼎之重也，倍西湖乎连城璧价也。梅花若有意，则其筑麟阁，以像和靖于昏月之中乎。苏东坡曰，西湖杭之眉目也。惜哉此论矣，其谓天下之眉目，则可乎。戯代梅花而□西湖之余蕴云：

我曾湖上问逋仙，的皪梅花一粲然。今日披啚三笑处，楼台仿佛六桥前。

宽正五年甲申腊月下浣，万里叟清启，書以应網伊统上人之求焉。

    这首作品收录于室町初期、中期禅僧诗文的杂录集----《松山序等诸诗杂稿》。序文中着眼于阐述西湖、梅花、林和靖三者之间的关系，西湖因梅花而更加灵动，梅花因和靖而更显高洁，如若西湖没有梅花其也不过是一潭野水而已，如若梅花没有和靖的高风亮洁作为衬托，也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梅花。正是由于和靖的存在，才使得梅花犹如九鼎之重器，西湖犹如连城之璧玉，由此可见，天与清启对林逋的推崇程度。诗正文首句“我曾湖上问逋仙”一句表明作者有曾经探访过西湖畔林逋故地的经历。彼时梅花粲然绽放，沁人心脾。而面对眼前的西湖画卷，不禁是作者联想起《虎溪三笑图》[]，那三笑图之中的三笑亭仿佛就像矗立在烟雨朦胧的六桥之前。此处作者的匠心之处在于由眼前的《西湖图》联想到《虎溪三笑图》，由六桥联想到三笑亭。宝德三年（1451年）天与清启与东洋允澎、九渊龙等一同入明，宽正六年作为遣明正使再次来华，此诗作于宽正五年。在天与清启的西湖题材作品中，大多数并非以苏轼与西湖的故事为主题，而是围绕咏叹梅花与林逋展开。序文中的“横斜浮动之香影也”一句，明显带有林逋《山园小梅》中梅花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痕迹，这句诗在当时的五山禅林僧侣间也备受推崇，瑞溪周凤在《招梅湖》中这样写到：

疏影暗香君复问，淡粧浓抹子瞻诗。

惯从惠日山前过，湖上梅多梦见之。

----《卧云藁》

    显而易见，起句与承句的“疏影暗香”、“淡妆浓抹”化用了林逋与苏轼的诗句，其中“君复”、“子瞻”分别是林逋与苏轼的字。这是首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所作的欢迎诗，试题中的“梅湖”是东福寺僧人。转句中的“山前”指的是孤山，“惯从”出自苏轼的作品《西湖戏作》，“一士千金未易偿，我従陈赵两欧阳。举鞭拍手笑山简，只有并儿一葛强。”此处的“陈赵两欧阳”指的是苏轼好友陈履常、赵德麟、欧阳季默、欧阳叔弼四人。苏轼在杭任职期间，常与这四人泛舟西湖。结句是指周凤在梦境中时常出现那湖边的梅花。由于瑞溪周凤并未曾来华，所以只能在梦境中想像西湖的景色。
策彦周良在其一篇题为《孤山》的作品中这样写到：

李白乐天俱嗜杯，饮中好育圣贤才。

孤山自有不孤德，苏氏柳隣林氏梅。

----《策彦和尚诗集》

这首诗是策彦周良奉诏，对紫宸殿摆放的《西湖十景屏风》[]所作的赞诗中的一首，策彦周良在诗后作了“西湖十景蒙勅谕作之，此屏风在紫宸殿”的说明。李白与白乐天均嗜好饮酒，大概是因为杯中之物可以激发圣贤的诗才吧。只要有苏轼与和靖这般贤德之人为伴，孤山也就“不孤”。这是作者对“三贤”的赞诗。

希世灵彦在其《梅下和靖》这样写到：

一童一鹤一筇擕，谁使徵书到隐栖。

若是梅花心似銕，吹香不过六桥西。

----《村庵藁》

这是对一副以林和靖为题材画作的赞诗，从首句可以得知，画卷描绘的是和靖身携竹杖，身后白鹤展翅，书童跟随的出游场景。承句作者笔锋一变，转而叙述和靖徵而不就的故事。不知何人带着朝廷的一纸徵书来到和靖的隐栖之所。倘若梅花的内心似铁般坚硬，那么即使被风吹拂的梅花的暗香，也一定不会飘过六桥之西。转句与结句用“风吹梅香，不过六桥”这样巧妙的比喻来赞美和靖的高洁品格，巧妙贴切，形象恰当。

    下面将五山文学中有关苏轼、林逋题材的作品，部分列举如下：

烹金炉鞴未成灰，宗镜高悬百尺台。

末后清风碧云句，笑佗苏柳于逋梅。

----景德《大道一以追悼颂轴》

苏仙到处有西湖，只爱余杭晴雨殊。

比得捧心台上面，不知惠颍效颦无[]。

---瑞巌龙惺《翰林五凤集·西湖晴雨图》

东皇泄漏一机时，苏柳逋梅风日迟。

庐岳高僧天下甲，白鸥波上自然冝。

----横川景三《補庵京华别集·春湖号》

君不见，三西湖中一西湖，景到余杭天下无。水光山色分浓淡，就中最佳雪糢糊。下是玻蟍上玉立，月在六桥横处孤。冻吟潇洒林徵士，谁其继者内翰蘓。梅花门户侍童小，杨柳池塘独鹤癯。回头俯仰了此世，无千树兮无一株。

----横川景三《補庵京华外集·画轴赞》

湖上寻诗兴自融，一堤柳色记苏公。

出时不计归时远，吟过野桥东复东。

----琴叔景趣《松蔭吟稿·次韵有功弟春首作》

菴三百六十湖边，一日一游终一年。

画里先寻和靖宅，扁舟载梦早梅前。

----景徐周麟《翰林葫芦集·题西湖》

三尺清池水有涯，小荷移得惬幽怀。

坡翁纵作西湖长，未识盆中秋色佳。

----三益永因《三益稿·盆池小荷》

此时此景似西湖，梅憶林逋柳憶苏。

日暮游鱼吹浪起，纵非急雨见跳珠。

----月舟寿桂《幻云诗藁·湖上漫興》

三．苏轼诗作《饮湖上初晴后雨》的化用

    苏轼曾两度任职于杭州，宁熙四年（1071年，苏轼当时36岁），由于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其西湖佳作《饮湖上处晴后雨》（下略称为“西湖诗”）便作于此期间。对于苏轼的“西湖诗”，五山僧侣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化用，一是对西湖晴雨时景色的变化描写，即“雨奇晴好”、“浓妆淡抹”，二是将西湖比作为西子的比喻，“比西子”。

    五山禅僧希望通过对苏轼“西湖诗”的化用，来提高自己作品的思想内涵，也有的逆向行之，提出与苏轼不同或相反的观点，来使人耳目一新，提高自己作品的价值含量。

仲方圆伊在拜谒天台寺门宗总本山三井寺时，远眺远处的琵琶湖时，作一首《湖上新晴》：

湖面烟消春水明，四圍山色雨初晴。

东坡居士眼无肉，见到淡妆浓抹情。

----《翰林五凤集》

    从起句与承句可知，当时作者所见的是雨后的琵琶湖美景，春雨之后，笼罩湖面的薄烟逐渐散去，四围的景色显得更加明媚动人。由此眼前的景色，仲芳圆伊立即联想到了苏轼的“西湖诗”，同样是雨后的湖光山色，作者所看到的是“湖面烟消春水明”之景，而苏轼看到的却是西湖浓妆淡抹的景色变化，的确是眼里非凡。“眼无肉”是对苏轼眼光的赞许之喻。此诗明显是受苏轼的“西湖诗”影响而创作，似乎缺乏自己的创意。

光巌老人在其作品《西湖图》中这样写到：

十里荷花秋露香，六桥烟雨晚微茫。

雪堂[]休误比西子，西子恐羞浓淡妆。

----《建长寺龙源菴所藏诗集》

这也是一首对西湖画卷的赞诗，画卷描绘的是初秋西湖的景色，荷花点缀着十里苏堤，微风拂来，暗香袭人。天色渐暗，蒙蒙细雨将六桥景色衬托得宛如梦境。承句作者一反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观点，表达自己“休误比西子”的论调，理由则是西湖美景远胜于西子，“西子恐羞浓淡粧”。此诗前半部分并无多大新意，巧妙之处在后半部分，通过明确指出苏轼“不恰当”的比喻，提高了整首诗的格调。

英甫永雄在《西湖雪后诸峯図》这样写到：

湖上雪晴山更幽，风光何处勝杭州。

夜来恐有吴王恨，浓抹西施变白头。

----《倒痾集》

这是首对雪后西湖画轴的赞诗，经过一场大雪之后，西湖显得更为幽静恬淡。首句的“雪晴山更幽”，使人联想到南朝诗人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转句的“吴王恨”是指借用了典故，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称臣于吴国期间，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最后被勾践所灭。结句“浓抹西施”是化用了苏轼的“西湖诗”，“变白头”是指雪后西湖被大雪覆盖，苏轼将“雨奇晴好”的西湖比拟为“浓妆淡抹”的西子，而此诗中作者将雪后被皑皑大雪覆盖的诸峰比拟为西施的白头，的确是极富想象力。

三益永因在一首描写菊花的作品《西子菊》中写道：

越女何年化菊来，淡粧浓抹带霜奇。

鴟夷[]若见秋容好，知为吴王献一枝。

----《三益稿》

这是首赞美菊花的作品，诗题“西子菊”为菊花的一品种，越女西施不知何年化身为菊花，使得菊花也带有西湖的浓妆淡抹的优雅。范蠡若是看见这么可人的菊花，一定会将将它采摘，送给吴王夫差。转句与结句明显是化用了范蠡献西施于吴王的传说，只不过作者将西施，借用为西施般动人的菊花罢了。与三益永因借用西施赞美菊花相似，熙春龙喜在其《红白梅花》也运用此手法来表现梅花之美。

庭梅染出白兼红，花在主君[]和气中。

浓抹淡粧比西子，一枝春色破吴功。

----《清溪稿》

此诗作于东福寺善惠轩，前关白九条稙通出席的一次雅会之上。熙春龙喜看着庭院内梅花，其花瓣白里透红，屋内的气氛也因此而舒畅，宾客和气融融，谈笑风生。作者也由这白里透红的梅花立即联想到西施，欲把梅花与西子容貌相媲美。而西施以美色引诱吴王，最终使得吴国灭亡，建立功绩的典故，在结句中将梅花比拟为西施，将西施借代为“一枝春色”，建立破吴之功。

    下面将五山作品中关于苏轼“西湖诗”的作品，部分列举如下：

雨奇晴好东坡詠，浓抹淡粧西子颜。

一片禅心无所染，憑栏只对小湖山。

----《听雨外集·湖光山色亭》

晴好雨奇朝暮间，天公多叓动湖山。

可怜齋物东坡老，犹比恼人西子颜。

----瑞溪周凤《卧云藁·湖山晴雨图》

湖好山奇晴雨余，粧成西子破瓜初。

老坡诗是有声画，世上丹青摠不如。

----《村庵藁·湖山晴雨图》

水光山色东坡样，晴好雨奇西子容。

浦浦春风梅与柳，雪残石上一株松。

----《補庵京华续集·扇面》

晴时自好雨时佳，卜得朝霞與暮霞。

何啻西湖似西子，淡粧浓抹一株花。

----《幻云诗藁曰暘而暘曰雨而雨》

客出一柄扇子，谓曰：“此扇面也，晴而粧之湖，雨而抹之山。山與水之胜，收在此中，願题一语。”予展而视之，非蜀之白羽，非齊之素，而一片白纸耳，奇哉。客言：“雨奇晴好之湖山，盖一箇西子也。”吁！藏西子于白地，此扇之谓欤。

----彦龙周興《半陶文集·扇面》

石山寺近势多涯，西子西湖却不冝。

碧色天人思彼美，淡粧浓抹雨晴时。

----彦龙周興《半陶文集·石山图》

生长湖山湖水涯，几回春晓不干怀。

开图一咲初相识，浓抹淡妆如此佳。

----彦龙周興《半陶文集·湖山春晓图》

安乐堂上老师大和尚，五浊曇花，众星明月，九州四海知有。南禅芍药留东坡诗，淡粧浓抹相宜，北山玛瑙近西湖寺，陶冶风雪烟雾雨，光辉传广续普聯。

----彦龙周興《半陶文集·呈安乐月翁老师》

季余美丈，传风雅衣，游状元院。老苏公之詠西子，比浓抹于水色山光。洪觉範之住北禅，论文章于风花雪夜。

----万里集九《明叔録·又元日》

一坞斜阳万朶霞，恼人春色晚来加。

却疑此地藏西子，晴好雨奇移在花。

----雪嶺永瑾《梅溪稿·花坞新晴》

余杭门外日将晡，多景朦胧一景无。

参得雨奇晴好句，暗中摸索识西湖。

----策彦周良《翰林五凤集·晚过西湖》

纵观五山文学作品，除去日常事务性文书之外，其余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取材于中国的山水、名胜等自然、人文景观。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禅僧们内心对中国的文化的向往，二是他们之间彼此往来唱和、题词等需要。当时的五山禅僧们除创作诗文之外，还热衷于创作山水画、水墨画等，并请其他僧侣为自己的画作题词。还有一部分禅僧渡海来华，即入宋僧、入元僧、入明僧，他们在江南沿海一带参访名刹、拜谒高僧的同时，游历了大量名山大川，这些经历也自然成为他们作品的题材。

杭州西湖一带，分布着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大量禅寺，因此，对五山僧侣而言，西湖也就成了极富吸引力的地方，他们的作品之中自然也就糅合了大量的“西湖元素”。五山禅僧关于西湖题材的作品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西湖自然风光的描写，其典型代表是苏堤、六桥。第二类是讲述与西湖相关人物的事迹，其典型代表是苏轼、林逋。第三类是化用西湖相关人物的诗句，其典型代表是苏轼的《饮湖上初晴雨后》、林逋的《山园小梅》。

如果对五山僧侣观念中西湖的形象进行梳理的话，可以发现这么三条主要脉络：苏堤---杨柳---荷花（芙蓉）---六桥---烟雨；林逋---孤山---梅花；“西湖诗”----雨奇晴好---淡粧浓抹----西子，他们的作品正是通过这一连串的西湖意象组合体，来描绘西湖的轮廓。而这些作品有的是基于自己亲身经历，真实感受而创作的作品，有的则是自己反复阅读、揣摩、鉴赏从或中国传来的西湖题材作品、或游历过西湖的僧侣的作品，通过自己的想象加工，甚至是梦境神游西湖等方式，来构建自己独有的西湖形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五山作品中出现的苏轼、苏堤等题材，五山禅僧们并未将焦点苏轼修筑苏堤的功绩，以及苏轼的仕途、生涯等，而是着眼与苏轼的作品、佳话。换言之，他们关注的不是作为政治家，官员的苏轼，而是倾心于作为文学家的苏轼及其一些禅味诗作。

五山禅僧创作的有关西湖的作品中，虽然有一部分作品缺乏自身的创造性，模仿的痕迹较为明显，一些僧侣为附庸风雅，多用、滥用、乱用一些西湖意象，从而创作大量格式化的西湖题材作品，但它们当中也不乏一些格调高雅，清新自然的佳作。无论是那种类型，五山禅僧们都将西湖意象传播更为广泛、深远。西湖作为中世中日交流的一个重要文化契合点，注定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1]据玉村竹二所著《五山禅僧传记集成》介绍，其生卒年不详，号了幻，南北朝-室町时期临济宗禅僧，梦窗疏石法嗣。曾入元，贞治四年（正平二十年）（1365年）归国。曾历任京都临川寺、建仁寺、镰仓建长寺住持，著有诗文集《了幻集》。
[2]未刻自清波门出到西湖之涯，于山于水佳绝可爱。六桥之影湖心横幾虹，湖面或畫舡、或渔舟，不知其数。所恨公程匆匆，逐一不印履于山水涯。三天竺、灵隐、净慈等诸寺、孤山、苏堤、六桥之烟景，如畫圖中物。但望梅林上谒耳，就中孤山，乃林和靖隐处也。至今三贤堂巋然存，堂中塑白傅、东坡、和靖三像，所谓三贤是也。净慈乃畫僧玉磵棲遲之寺也。七层塔影，辉映山光水色。又上天竺之层塔，屹立于山之绝顶。余旧年在海东见其门，今见其真颇增感槩，申刻歸本舡。

[3]天边胜景聚楼臺，万叠云山紫翠开。最是湖桥更西雒，蘓公杨柳老逋梅。----《听雨外集》

[4] 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还従旧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觅手书。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

[5] 据昭和十六年五月发行的第113号《美术研究》，介绍了从中国传入的雪舟作品《西湖图》，但可信度不高，从其画风来看，不像雪舟的作品，此画卷最后署名为“秋月”，也不甚明了。

[6] 卓，植立。锡，锡杖，僧人外出所用。锡杖又名智杖、即是德杖，据《锡杖经》介绍，持锡杖可“彰显驾圣智”、“行功德本”。法师云游时皆随身执持锡杖。因此名僧挂单某处，便称为“住锡”或“卓锡”，即立锡杖于某处之意。

[7] 对于严格遵守戒律的禅僧而言，仅仅是经过池子旁边，嗅闻荷花的香味也犯了偷戒。

[8] 此句中的“南北”分别指的是宋代五山制度中位列第二的北山灵隐禅寺，位列第四的南山净慈禅寺。两寺均为坐落于西湖附近的名刹。

[9] 即濂溪先生，《爱莲说》作者周敦颐。

[10] 画卷的构图为，一弯湍急的流水从画中穿流而过，两旁乔木红叶缤纷，石桥旁，慧远法师、陶渊明、陆静修三人正开怀地仰头大笑。东晋时，著名的禅宗法师慧远在庐山修行，三十余年间，不但不下山、入城，送客也从不越过虎溪。一日，儒生陶渊明、道士陆修静两人远道来访，三人相聚，相谈甚欢。后来，慧远送他们下山，到了虎溪，三人耳旁虽不时传来老虎的鸣号声，但因为谈得太热烈，竟完全没发觉。直到越过了虎溪，三人才惊觉，但旋即会心地纵情大笑起来。《虎溪三笑图》生动反映了宋人力图调和儒、释、道三教思想。

[11] 此处所指的“西湖十景”并非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南屏晚钟、双峰插云、雷峰夕照、三潭印月、柳浪闻莺十景，这里所指的是西湖周边的名山古刹，分别是三天竺寺、面院、雷峰塔、南高峰、净慈寺、北高峰、保叔寺、讲寺、孤山、灵隐寺。

[12] 借用东施效颦的典故，作者此处用戏谑口吻将惠州西湖、颍州西湖比作东施。

[13] “雪堂”这里指的是苏轼。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苏轼在其《雪堂记》记载到：“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於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

[14] 即鸱夷子皮，是范蠡经商时所用之名。春秋末期，范蠡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称霸。在位极人臣后，果断退隐，泛舟五湖。至陶地，更名鸱夷子皮，实践计然七策，经商三致千金。

[15] 主君在此处即指关白九条稙通。
南宋刊本和镰仓期刊本

——泉涌寺版、舶载大藏经及其相关
                                实践女子大学文学部 牧野和夫

    近年日本各地的寺院圣教调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频繁往返于南都、京都、东国且有渡宋经验的镰仓时期的僧侣的存在数量，远远超过了想象，让人十分震惊。此次，借此难得的报告机会，以如上动向的展开为基础，试举两点“事例”尝试谈及相关的若干。第一点，南宋刊本受容的明显的“形”的覆刻，可以指出从其具体的外形讨论所得的一两点启示。第二点，活用持续的舶载宋刊大藏经的书志调查结果，取和中日两国相关的宋刊本一点讨论，指出二、三点的启示。
  最近，觉阿的刊语不明的泉涌寺版《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以下，简称《行宗记》）四卷八帖的特定底本进行的相关研究，以《中世寺院资料相关的二、三问题——传领墨署名庆舜、泉涌寺版<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的底本一》（《实践国文学》82号2012.10）为题公开刊行。主要谈及“入木”这种刻雕经营相关。愿行房宪静在建长四年（1252)刊行《行事钞》以后，约经过四十年祖师俊芿上人刊行《行宗记》的底本，能否再将来被确定为南宋版，尚有不少的疑问。将报告此“事例”的详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补遗此为第一点。

  第二点，是对持续的舶载宋刊大藏经的书志调查，特别是，本源寺藏宋刊大藏经相关，已经进入了调书整理阶段，将活用其调查整理结果，提出二、三相关事实。作为補刻叶处理的相关“事实”，将讨论在刻雕上相关“事例”，并将展开二三具体的相关的来讨论。
（翻译：霍耀林）  

南宋刊本と鎌倉期刊本

―泉涌寺版・舶載大蔵経とその周辺
                                実践女子大学文学部　牧野和夫

近年の日本各地の寺院聖教調査は著しい進展をみた。南都・京都・東国を頻繁に往来し且つ渡宋経験のある鎌倉期の僧侶が想像を遙かに超えた数で「存」した可能性のあることに驚かされるのである。この度、貴重な報告の機会を頂いて二点の「事例」を挙げ若干の言及を試みるのも、如上の動向の展開を踏まえ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ったからである。第一点は、南宋刊本の受容の端的な「かたち」である覆刻、その具体的な「外形」の検討から得られる一、二のことを指摘する。第二点は、継続中の舶載宋刊大蔵経の書誌調査の結果を活用して日中両国に係わる宋刊本一点を採りあげて検討し、二、三のことを指摘することである。  

近時、覚阿の刊語からは不明であった泉涌寺版『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以下、『行宗記』と簡称する）四巻八帖の底本の特定を行い、「中世寺院資料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伝領墨署名慶舜・泉涌寺版『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の底本―」（『実践国文学』８２号 ２０１２・１０）と題して公刊をおえた。主として「入れ木」という刻雕の営為に係る指摘であった。願行房憲静の建長四年（一二五二）『行事鈔』刊行以降、約四十余年近くを経て刊行された『行宗記』の底本を祖師俊芿上人将来の南宋版と確定できるかどうか、少なからぬ疑念を挟む余地があったのである。この「事例」の詳細を報告し、波及する問題についての補遺を行うのが第一点である。

次に第二点として継続中の舶載宋刊大蔵経の書誌調査、とりわけ本源寺蔵宋刊大蔵経については調書整理の段階に入っているが、その整理結果を活用して言及しうる二、三の「事実」を提示したい。補刻葉の扱いをめぐる「事実」として刻雕の営為における「事例」を検討し波及する二、三の具体的な広がりに言及したい。
琉球来贡秘闻及其汉诗中的杭州西湖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  陈小法

概要
本发表拟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琉球王国来贡的几个历史谜团
（一）为何迟迟至洪武五年才遣使诏谕琉球王国？

（二）谁是第一位踏上琉球王国的明臣？

（三）杨载为何出任首位琉球使臣？
第二，琉球贡使诗文中的杭州西湖
（一）曾益《执圭堂诗草》中的西湖诗

（二）蔡铎《观光堂游草》中的西湖诗

（三）程顺则《雪堂燕游草》中的西湖诗

（四）蔡汝霖《北燕游草》中的西湖诗

（五）《琉球诗录》中的西湖诗

（六）东坡肉与罗火腿

琉球来貢秘話及び漢詩中の杭州西湖

浙江工商大学東亜文化研究院  陈小法
要旨

本発表は以下のような二点を探求してみる。
第一、琉球王国来貢までの幾つかの歴史謎。

（一）朱元璋はなぜ遅くて洪武五年に琉球王国へ遣使したのか。
（二）はじめて琉球王国の土を踏んだ明臣は一体誰？

（三）なぜ楊載は琉球使臣の第一人になったのか。
第二、琉球貢使詩文中の杭州西湖。

（一）曾益『執圭堂詩草』のなかの西湖詩
（二）蔡鐸『観光堂遊草』のなかの西湖詩
（三）程順則『雪堂燕遊草』のなかの西湖詩
（四）蔡汝霖『北燕遊草』のなかの西湖詩
（五）『琉球詩録』のなかの西湖詩
（六）東坡肉とラフテー
史料一

題括蒼趙秩可庸両使東夷行卷
維日本啓国、曰卑弥呼氏。始覲桓帝朝、乃冠帯理。爰至唐宋、若父母撫子。有元征不庭、由行人匪賢、或通（「梗」之誤）或通垂八十年。明君作、遠用柔。表降貢違、厥臣僕羞、君其韜威秩是謀。再詔秩往、僧勒（「勤」之誤）闡等十僧同舟。鼓鐃轟震龍伏湫、旌幢電曄香霧浮。弥月説法飛梅陬、名王恭迎駕象輈、秩也徐策天駟騮。仁義漢節、詩書呉鉤。掠耽羅觀毛人、寵扶桑駐流求。陽舒陰翕上徳意、冒嵐沖濤百艱勩。繡衣經寒紫貝闕、驪珠呈春白玉陛。收名汗竹光汴裔、折丕趙諮烏並轡。
――王逢『梧渓集附補遺』、中華書局1985年、第352頁
史料二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会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幾、詔複往使其国。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労獲被寵賚、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裡所經、餘複見於太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為将、得為使、足矣。緩頬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国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為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国遠而険者、惟日本。近而険者、則流球耳。由古以来、常負固桀驁、以為中国不足制之。元入中国、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元中、嘗命省臣阿嘍罕将兵討日本、未及其国、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呉誌鬥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喩其国。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罷。豈二国果不可制乎？亦中国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険、渉魚龍不測之淵、往来数万里、如行国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国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国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辯、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慷慨許国、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于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遺載、欲其不失為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宝、恒以此啗中国之使。中国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衄於利者。使載不衄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衄於利、則雖奇丈夫検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国家委重、非特使事、蓋将授之以政矣。
――胡翰『胡仲子集』卷五、『四庫全書』集部六（影印本第1229冊）
日本五山禅林中的西湖憧憬
——以万里集中为例
                   早稻田大学教育综合科学学术院 内山精也

众所周知，在日本13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的五山禅僧的汉诗文中，普遍可见对杭州西湖的憧憬。万里集九是这类西湖迷的代表之一，他在诗文创作上虽远不及被称为“双壁”的义堂周信和绝海中津二人，与同时代的横川景三相比也大为逊色，但凭借其对苏轼和黄庭坚二人诗歌的详细注解（《天下白》25卷、《帐中书》21卷）和对周弼所编《三体唐诗》的注解（《晓风集》）8卷），成为五山后期十分有名的禅僧。他年幼时进入京都的五山禅林，四十岁时遭受应仁之乱，京都成为战场，遂离京，遭受数年流放后还俗，在美浓国鹈沼建造“梅花无尽藏”居室，并在此度过了晚年。他一次也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因此，他对西湖的憧憬，主要是以书籍为媒介而产生的。本次发表将以流传至今的关于他对西湖的喜爱之情的一二事例为中心，试图探索当时五山禅林中西湖憧憬的实态。（翻译：刘珂）

日本の五山禅林における西湖憧憬
─万里集九を例として―

早稲田大学教育・総合科学学術院　内山精也

周知のとおり、日本の13世紀後半～16世紀、五山禅僧の漢詩文には、杭州西湖への憧憬が普遍的に見られる。そういう西湖迷の一人、万里集九（1428－？〈1507前後〉）は、創作の面においては、双璧と呼ばれる義堂周信や絶海中津に遠く及ばす、同世代の横川景三と比べても大いに遜色するが、蘇軾と黄庭堅の詩についての詳細な注解書（『天下白』25巻、『帳中香』21巻）や、周弼の編『三体唐詩』の注解（『暁風集』8巻）によって、後世とりわけ名を知られた五山後期の禅僧である。彼は幼少期に京都の五山禅林に入り、四十歳の時、応仁の乱（1467）に遭い、京都が戦場と化すに及んで、京を離れ、数年の放浪の後、還俗、美濃の鵜沼に梅花無尽蔵なる居室を構え、ここを終の棲家とした。彼は一度も中国の地を踏んでいない。したがって、彼の西湖への憧憬は、主として書物を介して生み出されたものであった。本発表では、彼の西湖への思いを今日に伝える一二の事例を中心に、当時の五山禅林における西湖憧憬の実態を具体的に探ってみたい。
朝鮮中期知識人層의西湖想像과意味
全文
张东杓

(韩国釜山大学校历史教育科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硏究院外国人研究员)

【中文摘要】对朝鲜的知识分子而言，杭州的象征——西湖，既是江南的象征，也是他们向往和想象的对象。朝鲜朝中期知识分子往往把西湖想象成为他们所追求的乌有之乡。通过文献或传闻所形成的想象，他们创作了西湖的诗画。朝鲜知识分子对西湖的这种意象产生，来自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远比朝鲜发达的一种确信和由此产生的对江南这一先进地区的憧憬。以性理学为主要意识形态的朝鲜朝中期知识分子，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接受关于西湖的情报？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想象和表现西湖？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考察和探讨这些问题将成为本次报告的主题。
【关键词】西湖、杭州、知识分子、西湖想象
15世紀 末 朝鮮의 文臣이었던 崔溥(1454~1504)는 杭州를 直接 目擊한 후 “예로부터 天下에서 江南을 가장 아름다운 곳이라 하였고, 江南中에서도 蘇州와 杭州가 第一이었는데, 蘇州가 더 뛰어났다”
고 하고, 北方과 南方地域의 特性을 比較하는 가운데 杭州를 일러 “人物과 物貨의 많음과 樓臺의 雄壯함과 市肆의 富裕함은 北方이 蘇州와 杭州에 미치지 못했다. 必要한 物品은 모두 南京과 蘇州, 그리고 杭州로부터 왔다”
고 하였다. 

西湖는 바로 이러한 杭州의 象徵이며, 朝鮮의 知識人들이 憧憬하면서 想像하였던 江南地域의 象徵이었다. 朝鮮中期에 이르면서 知識人들은 杭州의 西湖를 그들이 指向하고자 하는 理想鄕으로 생각하게 되고, 文獻이나 傳聞을 通해 생각하는 想像 속에서 西湖에 對한 詩를 짓거나 그림을 그렸다. 이는 基本的으로 當時 朝鮮보다 政治, 經濟, 文化的으로 앞선 地域으로 江南이라는 先進地帶에 對한 憧憬이었다. 본 發表에서는 朝鮮朝 中期 性理學 理念을 思想으로 하는 士大夫 知識人들의 西湖에 對한 情報의 收容과 이들이 西湖를 어떻게 想像하고 表現하며 그 意味가 무엇이었는지에 대하여 簡略하게 알아보고자 한다. 

1. 知識人의 西湖 羨望의 背景
朝鮮建國의 主導勢力은 高麗 後期 地方의 鄕村에서 性理學을 思想的 基盤으로 하면서 登場한 新興士族들이다. 이들 大部分은 中小地主 出身으로서 先進農法을 導入하여 地方에서 經濟적 基盤을 確立하면서, 高麗末 朝鮮初의 王朝交替라는 激變期에 政治的으로 進出하게 된다. 여기서 先進農法이란 當時 最高 水準으로 發達하고 있던 揚子江 以南의 江南 地域의 農法을 意味하는 것이다. 基本的으로 朝鮮時期 知識人들의 江南地域에 對한 羨望은 이러한 背景에 바탕한 흐름이라 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朝鮮中期는 朝鮮建國의 主導勢力인 勳舊派 政治 集團과 在野의 士林派 政治 勢力이 政治的으로 對立하다가 士林派가 政治權力의 主導權을 掌握하고, 社會와 文化的 측면에서도 中心으로 登場하면서 成長해 나간 16,17世紀를 大體로 이른다. 이 時期는 朝鮮王朝 社會의 安定을 一定하게 이루어가던 時期로써 政治的으로 士林派가 執權하게 되며, 思想과 文化的으로 性理學이 朝鮮社會에 完全히 定着하고 꽃을 피우게 되던 始點이다. 士林派 勢力들은 中央과 함께 地域의 鄕村社會를 主導하는 支配階層으로 자리를 잡게 되고, 鄕村에서도 이들이 中心이 되는 새로운 鄕村秩序와 文化的 環境이 形成되어 가게 된다. 

이들은 基本的으로 江南 文物에 對한 羨望을 가지고 있었다. 杭州는 崔溥의 言及처럼 文物이 繁盛하였던 江南地域을 代表하던 곳이었고, 西湖는 바로 그러한 杭州의 象徵이었다. 마르코 폴로는 杭州를 일러 “杭州는 世界 最高의 都市다. 그곳에는 너무나도 多樣한 즐거움이 있다. 天國에 있는 것이 아닌가 하는 幻想조차 든다”
라 하였다. 杭州의 西湖는 江南地域을 代表하는 象徵으로 發展되어 나가게 된다. 豊富한 物貨를 바탕으로 한 杭州와 西湖는 朝鮮 知識人들의 思想的 基礎였던 儒敎理念과 關聯된 象徵的 要素를 두루 갖추고 있었다. 忠節과 文學, 思想과 理念, 多樣한 이야기 등의 要素를 갖춘 西湖는 決定的으로 아름다운 風光을 갖추었으니 知識人들은 書冊을 通하여 읽고 그림을 通하여 바라보면서 自身들이 만들어 나가야 할 理想世界로서 象徵으로 꿈꾸고 있었다. 朝鮮과 中國의 사이에는 이러한 知識人들이 西湖를 接하고 이를 想像하는 가운데 文化의 交流가 이루어지는 것이다.

朝鮮의 知識人들에게 있어 西湖가 選好된 背景은 當代 政治 現實과 關聯된 理由도 있었다. 西湖를 選好한 또 다른 理由는 西湖가 當代 朝鮮의 네 번에 걸친 士禍의 政治 社會 變動과 戰爭의 抑壓的인 現實에서 觀念的으로나마 脫出할 수 있는 理想鄕으로 認識되어 졌기 때문이다. 西湖에는 朝鮮의 李舜臣 將軍과 같은 存在인 岳飛의 盡忠報國의 歷史, 伍子胥의 憤怒와 錢塘江 潮水 등으로 傳해지는 印象이 重疊되어 있어 士大夫들의 憧憬이 될 만하였다. 또한 崔溥가 그려놓은 豊盛한 物資와 江南의 發展된 印象의 都會地 모습을 보면서 當時 知識人으로서 社會指導層이 가야할 理想으로 여길 수밖에 없었던 部分도 있었을 것이다. 

文學과 歷史의 西湖는 知識人들에게 理想鄕이 될 만한 條件을 가지고 있었다. 杭州의 西湖는 風光이 아름다운 名勝地이면서도 여기에는 오래 前부터 朝鮮의 知識人들이 共感할만한 多樣한 中國의 歷史文化의 遺蹟이 蓄積되어 있었다. 唐나라 詩人 白居易(772~846)가 만든 白堤와 北宋代 詩人 蘇軾(1036~1101)이 築造한 蘇堤, 隱逸居士 林逋(967~1028)가 隱居하였던 孤山, 元代 戱曲인 白蛇傳의 背景이 된 雷峯塔, 南宋代 盡忠의 岳飛, 憤怒의 伍子胥 등 中國의 文化와 思想 등을 代表하는 人物들이 여기서 活動하면서 만들어 낸 西湖의 文化와 歷史는 理想鄕으로서 여겨질 만한 곳이었다. 이러한 모습들이 詩書畵로 持續的으로 再生産되면서 流轉되고, 朝鮮의 知識人들에게 移動하면서 自然히 集中的 關心을 끌게 되는 것이었다. 朝鮮 中期 知識人들은 네 번의 士禍를 겪으면서 政治權力의 主導權을 잡으면서 政治的으로 安定을 이루고, 思想的으로 性理學이 發展하면서 좀 더 格이 높은 새로운 文化의 收容이 요구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江南地域 中國 文化의 象徵이 되고 있던 西湖 文化에 對한 關心은 아주 自然스러운 흐름이었다. 

2. 知識人의 西湖 情報의 收容
杭州 西湖에 對한 情報를 좀 더 具體的으로 接하게 되는 것은 大體로 朝鮮朝에 들어 와서 始作된 것으로 볼 수 있겠다. 물론 高麗時期에도 杭州에 對한 關心이 없었던 것은 아니겠지만, 보다 本格的으로는 性理學과 江南農法을 收容하던 麗末鮮初부터라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여기서는 朝鮮中期 知識人들이 關心을 갖게 된 直接 契機였던 書籍의 輸入, 崔溥 旅行記의 漂海錄 刊行 , 壬辰倭亂 時期 明나라 水軍과의 交遊 事實 등을 中心으로 살펴본다. 

먼저 朝鮮朝 초기 中國으로부터 書籍의 輸入을 통한 西湖 關聯 情報의 傳達이다. 朝鮮 建國 후 士林勢力이 登場하면서 國家的으로 많은 書籍의 輸入이 이루어진다. 中國으로부터 輸入된 다량의 書籍들은
 主로 性理學書가 中心을 이루고 있었지만, 輸入된 多量의 書籍 가운데 西湖志와 같은 各種 地理志도 包含되어 輸入되고 있다.
 西湖와 關聯된 書籍이나 이에 關한 多樣한 이야기는 16世紀 以前부터 이미 들어오고 있었던 것으로 볼 수 있다. 西湖에 對한 基本的인 情報는 一次的으로 書籍 輸入을 通한 傳達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西湖에 對한 關心을 直接的으로 促發시킨 것으로 朝鮮前期 文臣 崔溥(1454~1504)가 지은 󰡔漂海錄󰡕의 影響을 들 수 있다. 이 冊은 周知하듯이 1487년 9월 濟州道에 推刷敬差官으로 派遣되었다가 1488년(成宗 19, 弘治 1) 1月 初巡 父親喪을 當하여 濟主導에서 陸地로 건너오다 暴風을 만나 14日間 漂流하다가 千辛萬苦 끝에 浙江省 台州府 臨海縣에 倒着해서 紹興, 杭州, 蘇州를 거쳐 北京에 倒着하여 皇帝를 謁見하고, 6個月 만에 朝鮮의 漢陽으로 돌아오는 동안의 中國의 山川, 土産, 人物, 風俗을 仔細히 記錄하여 成宗에게 바쳤던 旅行記이다.
 이 冊은 當時 士大夫들 사이에 많이 알려졌는데, 여기에 杭州를 비롯하여 江南 地域의 여러 文物에 對하여 아주 事實的으로 言及해 놓은 內容들이 있었기 때문이다. 무엇보다 朝鮮人의 눈으로 直接 본 것을 記錄하였고, 崔溥 또한 朝鮮의 代表的인 知識人이었기 때문에 여기에는 中國 江南에 對한 當時 朝鮮의 知識人들의 認識이 드러나고 있었다. 

西湖 情報의 體系的 收容은 中國에서 들어온 書籍에 依한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輸入된 書籍 가운데 杭州 西湖와 南宋의 歷史가 詳細하게 言及된 地理志 西湖志가 가장 代表的이다. 西湖志로 通稱되는 󰡔西湖遊覽志󰡕의 輸入을 통한 朝鮮朝 知識人들의 西湖에 對한 具體的 接近 事實은 許筠의 西湖志에 對한 理解에서 確認할 수 있다. 朝鮮中期의 文章家이자 文臣이었던 許均(1569~1618)은 朝鮮의 儒學者 鄭逑가 江陵府使로 있을 때 西湖志 體制를 보고 그를 도와 󰡔江陵志󰡕를 엮었던 事實에서 잘 알 수 있다.
 許筠은 西湖志를 熟讀하였던 것으로 보인다.
 西湖志는 當時 知識人들 사이에 愛讀書 자리 잡고 있으면서 文獻을 통한 西湖에 對한 情報를 이미 꿰뚫고 있음을 보여준다. 許筠뿐 아니라 朝鮮中期의 文臣 申欽(1566~1628)도 그러한 人物의 하나였다. 그는 <書西湖遊覽志後>라는 글을 남겼다.

西湖志는 具體的으로 󰡔西湖遊覽志󰡕와 󰡔西湖遊覽志餘󰡕를 말하는데, 田汝成(1503~1557)이 엮어서 1547년 처음으로 刊行된 冊이다.
 그는 只今의 杭州 錢塘人으로 南京의 刑部主事와 礼部主事 等을 歷任하였던 사람이다. 󰡔西湖遊覽志󰡕는 西湖 一帶의 아름다운 名勝地를 8個 區域으로 가르고, 各區域別로 風景點을 紹介하면서, 關聯 史蹟과 詩文들을 整理해 놓은 冊이다. 一般的 邑誌와 달리 遊覽을 위한 案內에 焦點을 두고 製作되었다. 바로 이 冊을 許筠이 읽은 것으로 보아 16世紀 後半에 輸入된 것으로 보인다. 田汝成은 󰡔西湖遊覽志󰡕외 󰡔西湖遊覽志餘󰡕도 刊行하였는데, 여기에는 卷1~2 帝王都会, 卷3 偏安佚豫, 卷4~5 佞幸盘荒, 卷6 版荡凄凉, 卷7~9 贤达高风, 卷8~9 贤达高风, 卷10~13 才情雅致, 卷14~15 方外玄踪, 卷16 香奁艳语, 卷17~18 艺文赏鉴, 卷19 术技名家, 卷20 熙朝乐事, 卷21~25 委巷丛谈, 卷26 幽怪传疑 등의 內容이 실려 있다. 그러나 두 冊 모두 遊覽이라는 이름으로 名勝에 對한 敍述이 많지만 事實은 宋나라 歷史의 內容이 많이 들어 있다. 

西湖에 對한 印象의 收容은 그림을 通하여서도 具體的으로 이루어진다. 西湖圖를 통한 西湖 印象의 流轉인 것이다. 西湖圖는 杭州 西湖와 그 周邊의 風景을 그린 그림이다. 西湖圖는 西湖를 代表하는 場所인 西湖十景을 各各 그려내는 ‘西湖十景圖’와 한 畵面 안에 西湖一帶의 景觀을 모두 담아내는 ‘西湖總圖’의 두 가지 形式을 基本으로 하여 多樣한 形態의 西湖圖가 만들어져 流轉되었다.
 朝鮮中期 󰡔西湖遊覽志󰡕가 流布된 以後 朝鮮의 西湖認識에 큰 影響을 미치게 되고, 또한 壬辰倭亂 明나라 水軍과의 交遊 등으로 以後 西湖圖의 交流가
 增加함에 따라 自然스럽게 西湖圖가 朝鮮에서 製作되어가기 시작한다.

한편 壬辰倭亂(1592~1598) 時期에 朝鮮에 援軍으로 派遣된 明나라 水軍 가운데 浙江 杭州 出身들이 朝鮮의 知識人에게 傳해 준 西湖에 對한 消息도 있다. 壬辰倭亂 當時 明나라 水軍은 特히 浙江省 出身이 많았다. 1597년 豊臣秀吉이 다시 朝鮮을 侵略할 때 明朝로부터 蓟辽总督로 任命된 邢玠가 올린 上疏文을 보면, 12월 26일 浙江省 出身 明나라 水軍 3,154名을 遊擊將軍 沈茂가 統率하고 간 記錄이 있다.
 이 때 數千名의 水軍中 반드시 杭州出身도 있었을 것이고 이들로부터 긴 戰爭期間 동안 西湖에 關한 이야기를 들을 수 있었을 것이다. 

許筠은 壬辰倭亂이 일어나기 直前 1591년 風浪을 만나 濟州道에 漂流한 中國 商人 20名이 서울에 押送되어 왔을 때 親舊들과 이들을 찾아가 杭州에 對한 風俗을 물은 事實이 있는데,
 이들과의 對話 속에 西湖志를 읽고 이를 中國人에게 確認하기도 한다. 文人 知識人이었던 李義健(1533~1621)은 杭州에서 온 中國人으로부터 西湖志域의 異色的 情趣를 듣고 이를 憧憬하였다.

3. 知識人의 西湖 想像과 表現
朝鮮의 知識人들 특히 文人들에게는 ‘文化의 宗主國’이라 여기는 中國과의 交流가 늘 切實하였다. 그 가운데 江南地域은 朝鮮의 知識人들에게는 異國的 情緖가 充滿한 地域으로 想像力을 刺戟하는 憧憬의 땅이었다. 물론 壬辰倭亂 以前부터 文人 知識人層 사이에 蘇州와 杭州 地域의 文化와 歷史, 人物들에 對한 憧憬이 깊이 자리 잡고 있었다. 朝鮮朝 文人知識人들의 西湖에 對한 印象의 表現은 󰡔西湖遊覽志󰡕를 읽거나 西湖圖를 보면서 詩書나 그림으로 表現되었다. 杭州의 西湖를 直接 본 사람은 없었다. 漂流人 崔溥도 杭州를 거쳐 왔지만, 그도 西湖를 直接 보지는 않았다.

崔溥가 본 杭州의 모습은 物貨가 豊富한 江南의 代表的 都會地였다. 崔溥는 都會地로서 杭州의 모습을 “杭州는 東南의 한 都會地로 집들이 이어져 行廊을 이루고, 옷깃이 이어져 揮帳을 이루었다. 저잣거리에는 金銀이 쌓여 있고 사람들은 수가 놓인 緋緞 옷을 입었으며, 外國 배와 큰 船舶이 빗살처럼 늘어섰고, 市街는 酒幕과 歌樓가 咫尺으로 마주보고 있다. 四季節 내내 꽃이 시들지 않고 八節期가 恒常 봄의 景致이니 참으로 別天地라 할 만하다”
라 하고 있다. 杭州를 繁盛하고 있던 商業的 都市로서 아름다움을 表現하였다. 그러나 直接 目擊한 杭州의 雰圍氣를 包括的으로 言及한 것일 뿐, 杭州의 西湖는 역시 想像 속의 西湖였다.

漂海錄에서는 想像이 아니라 直接 目擊하고 들은 杭州와 西湖를 記錄하여 傳하였다. 西湖의 景觀은 杭州 武林驛의 관리 顧壁이라는 사람으로부터 傳해들은 것을 記錄한 것이다. 그러나 아주 仔細하지 않고 또한 西湖를 直接보지 못한 처지라 詩文으로도 西湖를 表現한 것도 없다. 그는 父親喪을 當한 喪主의 몸이었기 때문에 西湖를 마음대로 鑑賞할 수 없었고,
 또한 마음대로 다닐 수 있는 處地가 못 되었기 때문에 그러했을 것이다. 그러나 西湖에 對한 言及은 없었으나, 杭州를 매우 繁華한 都市로 觀察하였다.
 그는 杭州를 蘇州와 함께 中國의 北方과 對比하여 南方을 代表하는 都市로 보았다. 何如間에 直接 杭州를 거쳐 오면서 보고 들은 것을 記錄한 것이므로, 當時 知識人들의 杭州에 對한 關心을 불러일으킨 것은 分明하다.

朝鮮中期의 文人 知識人들이 西湖를 想像하였던 方法은 詩와 西湖圖를 通한 方式이었다. 詩를 지어 주고받은 것은 앞서 言及하였던 壬辰倭亂 時期 朝鮮에 派遣되었던 明나라 水軍과의 交遊를 通한 것이었다. 文人知識人들이 想像한 西湖는 主로 筆談이 可能한 明나라 將校들과의 사이에 詩를 通한 交遊 가운데 그려진다.
 朝鮮 中期 文臣이자 義兵活動을 展開하였던 裵龍吉(1556~1609)는 ｢贈浙江人｣이라는 詩 3首를 남겼는데, 그는 ‘江南形勝擅西湖’라는 句節에서 보듯이 江南의 形勝 가운데 西湖가 으뜸이라 하였다. 詩人 李達(1539~1618)도 ｢贈浙江人桂玉｣라는 詩의 題目에서와 같이 그 역시 浙江 사람을 만나 交流를 하였다.

權韠(1569~1637)은 江華島에 駐屯하던 杭州와 가까운 곳에 位置한 浙江省 紹興 出身으로 水軍을 指揮한 吳宗道와 그 幕下로서 역시 紹興出身 胡慶元과 詩를 주고받으며 交遊한 事實이 있다. 權韠은 52句나 되는 長詩 <送胡秀才慶元從吳都司南下>를 지어 먼 곳 朝鮮의 戰爭터에 와 鄕愁에 젖어 있던 胡慶元을 慰勞하였다. 이 때 權韠은 杭州가 故鄕인 婁鳳鳴이라는 明軍에게 <送婁鳳鳴還杭州錢塘縣>을 지어준다. 婁鳳鳴은 바로 杭州 出身 明나라 水軍이었던 것이고, 역시 이러한 過程을 通하여 杭州의 西湖에 對한 仔細한 이야기를 주고받은 것이라 볼 수 있다. 明軍의 將校와 持續的 親交를 나누었던 權韠, 趙緯韓은 許筠과 親熟한 사이였던 만큼 許筠은 浙江 出身의 明軍 將校 吳明濟를 紹介 받고 漢詩創作에 對한 討論을 벌이기도 하였다. 李廷龜(1564~1635)는 浙江 金華縣 出身 葛亮에게 준 <錢塘歌贈金華秀才>
 詩에서 보면 杭州 西湖와 關聯 風物들이 잘 드러나면서 이 地域의 風光을 憧憬하고 羨望하고 있다.

知識人들은 西湖圖를 통한 西湖의 印象을 表現하였다. 明宗(1545~1567)이 일찍이 얻은 그림 한 幅에 대하여 그것이 무엇인지 臣下들이 說明하지 못하자, 두 차례의 使行과 遠接使로서 中國使臣을 接待한 經驗을 가진 鄭士龍(1491∼1570)이 나서 說明하면서 杭州의 西湖圖임을 말하고 靈隱寺, 涌金門 蘇堤 등의 名勝地에 對하여 說明하고, <杭州图詩>를 지어 올린다.
 杭州图詩에는 伍子胥 祠堂과 錢塘江 潮水까지 說明하는 場面이 있다. 이로서 미루어 보아도 杭州와 蘇州 地域에 대한 朝鮮 知識人의 江南에 대한 想像은 상당히 일찍부터 이루어졌던 것으로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비록 가보지는 못한 곳이라 하더라도 詩와 그림을 通하여 이 地域의 名勝을 想像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當時의 朝鮮 知識人들은 杭州地域의 名勝을 그림으로 그린 杭州圖나 西湖圖를 所藏하는 것이 流行이었다. 楊士彦(1517~1584)의 <杭州图跋>, 申欽(1566~1628)의 <西湖景圖跋>, 白光勳(1537∼1582)의 <西湖翫月圖>, 李好閔(1553~1634의 <杭州西湖圖> 등의 文士들의 作品들이 이를 말해 주면서 西湖圖에 대한 需要는 漸增하고 있었다.

4. 知識人의 西湖 想像의 意味
杭州 西湖의 印象은 知識人들에게 理想鄕으로서 다가 왔다. 朝鮮王朝의 建國 主導 勢力들은 江南의 發展된 文物을 羨望하였다. 西湖를 憧憬하며 想像하였던 知識人들은 朱子性理學을 바탕으로 한 儒敎主義 理念에 立脚하여 朝鮮을 建國을 主導하였던 存在이다. 이들 知識人들은 社會의 支配階層으로서 自身들이 만들어나가야 할 理想鄕을 地理的으로 너무 멀어 來往이 事實上 不可能하였던 中國의 江南地域을 設定하면서 想像하였다. 知識人들의 理想鄕 建設은 王道政治 實現의 基本 裝置였다.

當代의 知識人들은 詩를 짓고 그림의 鑑賞을 通하여 西湖와 그 周邊의 靈隱寺와 蘇堤 等을 찾아 노닐며 살아가는 꿈을 꾸고 있다. 楊士彦은 <杭州图跋>에서 靈胥怒濤, 岳王忠憤 등의 名勝處를 들며 西湖를 憧憬하고 있다. 杭州의 西湖圖는 17世紀 後半 時期의 人物이었던 申琓(1646~1707)이 <題西湖圖幷序>에서 西湖에서 노닐고자 하는 바램을 表現한 內容을 볼 때, 상당히 오랜 時間 특히 文人 知識人層의 愛好를 받았음을 알 수 있다. 

16世紀 들어 當時에서 즐겨 노래한 南朝 民歌風이 流行하고 이 過程에서 西湖를 中心으로 한 中國江南 地域이 憧憬의 對象이 되고, 여기에 壬辰倭亂 때 派遣된 明나라 水軍의 상당수가 浙江出身으로 이들과의 交流도 이 같은 雰圍氣를 加速化 시켰다.
 또한 漂海錄 속의 中國 江南地域 風物에 대한 紹介도 雰圍氣 擴散에 크게 作用하였다. 아름다운 西湖의 그림이 流行한 것은 繼續된 士禍와 黨爭, 戰爭으로 抑壓된 心理의 脫出口가 必要했던 점도 主要 原因이라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16世紀 前半 政治權力을 비롯한 社會全般과 文化的 主導權 掌握을 위한 社會的 葛藤이 展開되는 渦中에서, 杭州 西湖는 江南 地域의 理想鄕的인 世界로 그려지면서 特히 文人 知識人層들의 憧憬의 對象이 되었다. 

杭州의 西湖에 대한 想像은 漢江의 西湖로 擴張되면서 朝鮮의 風光으로 轉移되면서 發展하였다. 隱逸, 脫俗, 盡忠, 義憤, 浪漫의 逸脫로 觀念된 西湖의 印象은 宣祖代로 접어들면서 朝鮮의 漢江으로 이어지고 있었다. 朝鮮의 漢江에서 風光이 秀麗한 西湖와 東湖로 이어진 것이다. 朝鮮의 知識人들은 中國에 가지 않고 漢江의 西湖에서 遊覽을 하면서 杭州의 西湖를 겹치게 하고 風流를 즐겼다. 中國使臣들에 對한 接待도 여기에서 이루어졌다.
 知識人層들은 漢江 西湖를 노래하면서 杭州 西湖로 가고자 하는 熱望이 漢江의 西湖로 表出되면서, 그곳에서 遊覽을 하고 契會나 詩會를 벌였다. 16世紀後半 들어 西湖에 대한 認識의 擴張으로 漢江의 西湖와 杭州의 西湖가 서로 맞물리며 이미지가 겹쳐지기 시작한다. 西湖圖의 需要가 擴大되면서 西湖에 대한 想像이 現實의 文學과 書畵로 發展되어 나가게 되는 것이다.

钱塘湖孤山寺之元稹・白居易与平安朝文人
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 吉原浩人

孤山是整个杭州钱塘湖（西湖）中唯一的一处自然岛屿。孤山虽狭小却是有名的宗教圣地，往昔寺庙林立。唐代有一座名为永福寺（孤山寺）的大寺，同时山顶也有辟支仏塔，真是集合了不同级别的信仰。白居易甚至自己提出要求到杭州赴任，他是如此得爱着这个地方，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同时以身为越州刺史的元稹为中心，江浙周边的刺史们一同出资将法华经雕刻到了孤山的摩崖，加深了彼此的信仰。
另一方面，在日本，早在菅原道真的诗中就能看到有孤山寺。遣唐使废除后，经过唐末五代的混乱，通过商人往返，从宋流入了各种各样的文物和情报。把源信撰述的《往生要集》带去宋朝的是水心寺的僧侣。平安朝的文人贵族多咏水心寺的诗，这些都是模仿失亡了的宋诗的韵字的作品。从宋朝舶来了钱塘湖图，以此图为媒介扩大了文人的相像，这个可能性很高。本演讲从唐代到宋代这一期间的日中文人的作品和地方志等出发，意在探索孤山文化史的位置，缅怀往昔钱塘湖孤山的盛况和平安朝文人的憧憬。（翻译：徐瑜婷）
銭塘湖孤山寺の元稹・白居易と平安朝の文人
早稲田大学文学学術院　吉原 浩人
杭州銭塘湖（西湖）中唯一の自然島である孤山は、狭小ながらも宗教的聖地として知られ、往時には寺廟が立ち並んでいた。唐代には永福寺（孤山寺）という大寺があり、また山頂には辟支仏塔もあり、貴賤の信仰を集めていた。白居易は、自ら杭州赴任を希望するほどこの地を愛し、数多くの作品を残した。また同時期に越州刺史であった元稹を中心に、江浙周辺の刺史たちが共同で資金を出し合い、法華経を孤山の摩崖に彫るなど、互いの信仰を深めていた。
一方日本では、はやく菅原道真の詩に孤山寺の名が見える。遣唐使の廃絶後、唐末五代の混乱を経て、商人の往復を通じて、宋からはさまざまな文物や情報が流入した。源信撰述の『往生要集』を宋に持参したのは、水心寺僧であった。平安朝の文人貴族は、水心寺の詩を多く詠じたが、それは佚亡した宋詩の韻字に傚ったものであった。これは、宋から銭塘湖図が舶載され、その図を媒介として文人が想像をふくらませた可能性が高い。本講演では、これら唐代から宋代にかけての日中文人の作品や地方誌などから、孤山の文化史的位置を跡付け、往時の銭塘湖孤山の盛況と、平安朝文人の憧憬を偲びたい。

吴汝纶日本考察期间的笔谈纪录
四天王寺大学 呂 顺长
汉文笔谈作为汉字文化圈国家人们的交流手段，具有悠久的历史。

在日本明治时代前期，由于中日两国于1871年签署《中日修好条约》，两国间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而在这一时期，两国国民掌握对方语言者并不多，加之日本受江户时代以来重视汉文教育的影响，日本人的汉文素养普遍较高。在此背景下,笔谈成了相互交流的重要手段广被采用，并为后人留下了足以见证当时交流盛况的大量笔谈记录。原高崎藩主大河内辉声与中国驻日使馆人员的笔谈记录《大河内文书》、汉学家石川鸿斋与驻日使馆人员的笔谈记录《芝山一笑》、旅日文人王治本在金泽的笔谈记录等等，均广为人知。

到明治后期，由于中国留日学生、赴日考察者、受聘前来中国的日本教习等的加入，两国间人员往来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这一时期中日往来人员间的笔谈记录并没有随着交流规模的扩大而增多。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两国国民中掌握甚至精通对方国家语言者已明显增多；二是往来于两国间的考察旅游者大多有翻译同行；三是日本人对中国文人的崇拜程度已大为减弱；四是这一时期的笔谈以短时间一次性的内容较多，长时间持续多次的笔谈较为少见，其记录往往没被完整保存。

此次笔者对明治后期约30种中国人对日考察记录进行了调查，发现留下一问一答式详细笔谈记录的只有吴汝纶的《东游丛录》（1902）和舒鸿仪的《东瀛警察笔记》（1906）两种。此外，段献增《三岛雪鸿》（1905）、胡景桂《東瀛纪行》（1903）、严修《东游日记》（1902、1904））等三种游记中，虽都有与日人进行了笔谈的记载，但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

吴汝纶的《东游丛录·函札笔谈》中，除收录了日本人的来函、部分新闻报道的译文、部分日本人的谈话录等内容外，还收录了与井上哲次郎、林正躬、长尾槙太郎、经研会、高木政胜、早川新次、失名氏、望月兴三郎等人的共八次笔谈记录。

此次发表主要介绍吴汝纶与井上哲次郎、林正躬、长尾槙太郎等三人的笔谈内容。同时还将涉及舒鸿仪、段献增、胡景桂、严修等四人的游记中有关笔谈的记载。

呉汝綸日本視察の筆談記録について
四天王寺大学 呂 順長

漢文による筆談は漢字文化圏の別言語使用者同士の意思疎通の手段として古くから行われてきた。とりわけ明治前期においては、日清修好条約の締結により両国間の人的往来が頻繁となったが、お互いに相手国の言葉が話せる人は少なく、それに加えて日本では江戸時代の名残の濃厚な環境の中にあって日本人の漢文の素養が非常に高かったこともあり、日中知識人の筆談による交流が盛んに行なわれ、それによって多くの筆談記録が生み出された。例えば、元高崎藩主大河内輝声と清国駐日公使館員の筆談記録「大河内文書」、漢学者石川鴻斎と駐日公使館員の筆談記録「芝山一笑」、来日中国人文人書家王治本の金沢での筆談記録など、いずれも広く知られている。

 明治後期となると、中国人日本留学生・中国人日本視察者・中国に招かれた日本人教習なども加わり、両国間の人的交流がいっそう広がった。しかし、このように交流の規模が大幅に拡大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同時期の筆談記録がそれほど多くは見つかっていない。その理由として、相手国の言語を身につけた人が大幅に増えたこと、大抵の相手国訪問者に通訳が付いていたこと、日本人の中国または中国人文人への憧れが減退していたこと、筆談があったとしても断片的なものが多くその記録がよく保存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などが考えられよう。

 今回、明治後期の約30冊の中国人日本視察旅行記に対して、そのなかにどれだけの筆談記録があるか調査を行なった。その結果、筆談の詳細な記録が見付かったのは呉汝綸の『東遊叢録』（1902）と舒鴻儀の『東瀛警察筆記』（1906）の二冊に止まり、そのほか段獻增の『三島雪鴻』（1905）、胡景桂の『東瀛紀行』（1903）、厳修の『東遊日記』（1902、1904）の三冊には、筆談が行なわれたという記載はあったものの、問答式の詳細な記録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

呉汝綸『東遊叢録・函札筆談』には、日本人からの書簡、一部の新聞記事の訳文、日本人関係者の談話記録のほかに、井上哲次郎・林正躬・長尾槙太郎・経研会・高木政勝・早川新次・失名氏・望月興三郎との8回の筆談記録が収録されている。

今回の発表では、呉汝綸の井上哲次郎・林正躬・長尾槙太郎との筆談内容を紹介すると同時に、舒鴻儀·段獻增・胡景桂・厳修の旅行記の中の筆談関連箇所にも触れる予定である。
异文化之间的隔阂
——七世纪隋倭外交中的理解和误解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 土佐朋子

在共有同一种文字语言的国家之间，由于因声音语言带来沟通困难，作为补救方法，通过文字的交流即所谓的“笔谈”便有了存在的可能。即便在日本，也留有像与朝鲜通信使笔谈唱和之类凭借汉字的异文化交流的印迹。七世纪，随着遣隋使的开始，日本与大陆间的外交逐渐变得正规，因而现阶段还不能断言在这意义上的“笔谈”资料的存在。然而，为了更为确切的意思表达和相互理解，很容易联想到外交场合中要使用笔谈，据《怀风藻》记载，确有借助汉诗赠答这一形式的文字与来使进行文化交流之事。为了和性质不同理解困难的他国继续并存下去，汉字这一可靠稳定的共有工具肯定被视为重宝。

追寻笔谈的背景中，即便借助口译也还是对声音交流有着抹不掉的不安和不耐。但是汉字不是万能的。也有写了汉字却传达不了意思之事。

《隋书》卷八一·东夷列传“倭国”，开皇二0年（六00），被隋文帝询问“风俗”一事的遣隋使的说明的译文和文帝“毫无道理”的反应一道被记录下来，在这里应该是由于声音产生了误解。大业三年（六0七），遣隋使称隋皇帝为“菩萨天子”，国书中倭王之意的文字是这样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是以律令国家为目标的倭国为了和笃信佛教的隋皇帝缔结良好外交关系的坚定呼声。但是，炀帝却没能理解当中意图。本次发表，以七世纪隋倭外交为主要题材，考察异文化之间语言交流的样态。（翻译：林瑶）

異文化間におけるディ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七世紀隋倭外交に見る理解と誤解―
東京医科歯科大学　土佐朋子

文字言語を共有する国家間においては、音声言語による意思疎通の困難を補う方法として、文字によ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なわち「筆談」が可能である。日本にも、朝鮮通信使との筆談唱和に見られるような、漢字による異文化交流の跡が残されている。遣隋使開始によって大陸との外交が本格化する七世紀においては、そのような意味での「筆談」資料の存在を現時点では確言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しかし、より確実な意思伝達と相互理解のために、外交の場で筆談が行われたことは容易に想像できるし、『懐風藻』によれば、漢詩の贈答という形での文字を介した来使者との文化的交流があったことは確実である。異質で理解困難な他国と共存していくために、漢字という、一見確実で安定した共有ツールは重宝されたに違いない。

筆談が求められる背景には、通訳を介してもなおぬぐいきれない音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対する不安やもどかしさがある。しかし、漢字は万能ではない。漢字で書いても伝わらないことが確実にある。

 『隋書』巻八一・東夷列伝「倭国」には、開皇二〇年（六〇〇）、隋文帝に通訳を介して「風俗」を問われた遣隋使の説明が、文帝の「義理無し」という反応とともに記されているが、ここには音声であるが故の誤解が生じ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大業三年（六〇七）には、遣隋使は隋皇帝を「菩薩天子」と呼び、国書では「日出処天子致書日没処天子、無恙」という倭王のメッセージが文字で送られた。これらは、律令国家を目指していた倭国が、仏教を篤く信仰する隋皇帝と良好な外交関係を結ぼうとした必死のアピールだった。しかし、煬帝にはその意図は理解されなかった。本発表では、七世紀の隋倭外交を主な題材として、異文化間における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ありよう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坐间笔语》和《江关笔谈》
——新井白石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孙文

本文主要对“正德辛卯通信使”在江户“赐燕乐”时，及于下榻馆舍中与新井白石进行笔谈时留下的两份资料——《坐间笔语》与《江关笔谈》进行初步整理。
《坐间笔语》为赐燕乐时，新井白石与通信使一行笔谈燕乐曲目，并于宴后整理的文本，就中可见日本与朝鲜在东亚礼乐文化的传承方面发生的变化。

《江关笔谈》是新井白石访问朝鲜通信使下榻馆舍，与通信使一行进行笔谈的记录，内容较《坐间笔语》丰富，不仅涉及日朝两国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及谈论儒家经典的存佚情况，更涉及日朝人物往来的故实。

此次发表对这两份笔谈涉及到的东亚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并不涉及，仅对文本进行校勘，通过文本对比，就《江关笔谈》提出如下初步看法：1.从文本形成过程来看，日本习见的大槻写本和《新井白石全集》所录《江关笔谈》是最早形成的文本，而《东槎日记》所录《江关日记》是之后继续补充完善的文本。而且，大槻写本和《新井白石全集》所录文本的辑录者为赵泰亿，而继续补充完善者为通信使团的副使任守幹。2.从内容来看，赵泰亿的文本是摘要或删节稿（或经新井白石整理），《东槎日记》所录则较多地保留了笔谈的原始面貌但是后者因距笔谈当日渐远，故时或出现笔谈人物张冠李戴的情况。3.从文字方面来看，文本差异主要表现在《东槎日记》所录不仅增加了两篇序言，而且更重要的是较多地保留了酒中“笑谑”之言，据之可见笔谈参与者个人的才情与学识。
『坐間筆語』と『江関筆談』
——新井白石と朝鮮通信使の筆談
河南大学外語学院 孫文
拙稿は、新井白石と朝鮮通信使（正德辛卯通信使）との筆談資料『坐間筆語』と『江関筆談』を対象にテキスト翻字整理を行ったものである。更に『江関筆談』を中心に多少考察を行い、以下のような結論を出した。

大槻写本と『新井白石全集』に見る『江関筆談』は、最初の編成者が趙泰億で、白石が加筆した可能性がみられる。『東槎日記』所収の『江関筆談』は前者を基に増補したものであり、通信使団副使の任守幹の手によるものである。内容的には、大槻写本と『新井白石全集』は抜粋本であり、『東槎日記』所収は筆談の実情をそのまま反映したものに近いであろうと推測する。
《土佐日记》中的笔谈
——初期假名文学样式的形成

防卫大学校 中丸贵史

《土佐日记》是在日本假名文学形成初期，追求假名表现丰富性而出现的文学作品。这种文学作品采取的是这样一种创作方法，即在重视假名、音声的同时，而隐藏产生假名的母体----汉文（准确而言是汉字、汉音）。在《土佐日记》中，包括作为遣唐使来唐的阿倍仲麻吕的故事在内，有一些以“笔谈”书写的内容，这是此篇论文所关注的。特别是通过笔谈写下的和歌与汉诗的关系，这点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书写和歌的假名绝非仅是音声语言，书写汉诗的汉文也也绝非仅是书面语言这样简单的功能划分。通过男性之手完成的汉文纪行文，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假名来表现“日本语音”，或者是说通过假名来表现只有“日本语音”才能书写的文学作品。和歌恰好是这样的表现手段。当然，假名本身并非就是日本语音，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从记录语言这一角度而言，假名与汉文并无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和歌也是通过书写才得以成立的。

倘若将《土佐日记》放置于汉文世界当中来考察，可以发现，其是借助假名来构筑与汉文相平行的世界，在这当中，“笔谈”承担的是将这两个平行世界的二者连结起来的功能。在东亚古典文学世界中，以交流为特征的笔谈，是通过作为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的汉文来实现的，在其两端则存在不同国家和地域的语言，通过“翻译”使得交流得以成立。就这点而言，《土佐日记》是通过假名这一语言来书写笔谈的作品。

    在以往的“国文学”史中，《土佐日记》一开假名文学先河，被置于日记文学的鼻祖的位置。笔者认为通过此次研讨会，也可将《土佐日记》置于东亚古典世界的时空中加以考察。

（翻译：辜承尧）

『土佐日記』の筆談

―初期仮名テクストの生成―
防衛大学校　中丸貴史

 『土佐日記』は、日本における仮名テクストの草創期にあって、その可能性を追求したテクストである。そこでは仮名や音声が重視される一方で、本来はその母体であるはずの漢文世界（正確には漢字、漢音）を隠蔽する方法がとられた。本発表では、『土佐日記』において、遣唐使として唐に渡った阿倍仲麻呂の故事に加えて「筆談」が書かれることに注目したい。とりわけ、和歌と漢詩との関係において筆談が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は重要である。それは、和歌の書かれる仮名が音声言語で、漢詩の書かれる漢文が書記言語というような単純な構図ではあるまい。男性によって書かれた漢文の旅行記を主たるモチーフとして、仮名によって「日本語音」を書き表そうとした、あるいは仮名による「日本語音」のみでテクストを書こうとしたのである。和歌はその恰好の手段であった。しかし、当然のことながら仮名は日本語音そのものではない。実際のところ書記言語という点においては漢文と変わらない。和歌も書かれることによって成立していることに注意するべきである。
 『土佐日記』は漢文世界を前提としながら、それとはパラレルな世界を仮名によって構築する。そして「筆談」はそのパラレルな世界同士を結び付けるものとして機能している。東アジア古典世界におけ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特徴づける筆談は、リンガ・フランカ（lingua franca）としての漢文によるものではあるが、その両極にはそれぞれの国、地域の言語が存在し、「翻訳」を通してそれが成立する。『土佐日記』は仮名の側から筆談を書いたテクストである。
本シンポジウムを通して、従来の「国文学」史において、仮名文学として、日記文学の始発に位置づけられた『土佐日記』を、東アジア古典世界の時空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らと考えている。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笔谈文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师敏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笔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笔谈记录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日本起初没有文字，只有语言。3至5世纪时，中国汉字逐步传入日本，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及贵族中间，僧侣是能学习和接触到汉语的特殊阶层。日本入唐僧圆仁(794～864)，入唐求法近10年。他不仅对日本佛教及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他用汉文写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包含了极其珍贵的笔谈资料。入唐之前，圆仁应该已经能够阅读汉语文献，因为当时的佛教经典基本上都是汉文版的，但其汉语水平尤其是会话应该不是很好。因为刚到唐时，圆仁和唐人一般采用笔谈的方式交流。圆仁和唐朝的官员及僧人以笔谈为手段，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通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关于笔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共有8条记载，发生在承和五年（838）到承和六年（839）。《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中日关系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唐人的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における筆談文献
西安電子科技大学　師敏
中日両国の文化交流において筆談が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これらの筆談記録は中日文化交流史の貴重な資料となっている。日本人が文字言語を持つまでには、また固有の文字を発明するまでには長い歴史があった。3世紀から5世紀にかけて、中国の漢字が徐々に日本に入っていき、主に公式文書や王室や貴族・役人など上流階層を中心にし流行した。僧侶も漢文が勉強できる特権階級である。円仁（794～864）、838年日本入唐請益僧に選任され入唐し在唐9年6ヶ月にに及ぶ。彼は日本仏教や文化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だけではなく、漢文で書かれた日記『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も貴重な筆談資料を含めた。入唐前、円仁はすでに漢文文献を読むことができ、当時の仏教経典のほとんどは漢文で書かれたからである。しかし、唐に着いたばかりの円仁は漢語のレベルは特に会話があまりよくない、唐人と筆談を通じた友好的な相互交流を始めたからである。円仁と唐の高官や僧たちは筆談を手段として、文化交流を行なった。その世の中のしきたりや人の気持ちなど、『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を通じて見せている。筆談については、『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中には8条記載がある。時間は承和5年（838）から承和6年（839）までである。『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筆談資料は文献的価値を持つだけでなく、また正史には見られない、唐代の政治、経済、宗教、文化や中日関係などの文献資料も補充した。しかも唐人の思想、文学、史学、学術、生活などの歴史研究をする上での貴重な史料として高く評価される。

越南使臣阮思僩與晚清壯族詩人黎申產的筆談考論
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中文系  劉玉珺
嗣德年間，越南阮朝鴻臚寺卿阮思僴（1822-1890）如清進貢，途經廣西時與寧明州舉人黎申產進行過一次筆談。此次筆談涉及多人，據考證，筆談對象黎申產（1824—1893），乃晚清著名的壯族詩人，清道光丙午科（1846）中舉，曾任慶遠府訓導，詩才贍逸，致仕後，任甯江書院山長二十年，以詩文誘掖後進，著有《寧明州志》與別集《菜根草堂吟稿》，又有《妝台百詠》流傳於越南。黎申產於1856年遊居越南海寧，范文壁時任海寧太守，二人以詩文相識。筆談中的“郿川范公”、“阮唐川”、“劉、武”分別為指的是1852年越南派出的歲貢正使范芝香、副使阮惟，以及答謝副使劉亮、武文俊。阮思僴特別提到的勞崇光，乃中國近代湖湘集團的代表人物，在清代歷史中，勞崇光是以一個政治家的作為而名留青史，抵禦外強侵略、平息國內大大小小的起義、致力於清朝軍務貫穿了他的後半生。勞崇光之所以得到阮思僴的關注，並非是因為他在中國政壇上的作為。在中國文壇上默默無聞的勞崇光，僅僅因為在出使越南的過程中，與越南知識份子友好、密切地詩文交往，而被譽為是中原第一流人物。而黎申產對勞崇光的嚴厲批評，卻是基於他個人保守的政治立場。中越知識份子心目中的勞崇光存在著天壤之別，其根本原因在於兩國文人以不同的態度看待以漢文化為交流基礎的詩賦外交。越南知識分子更看重漢文學的專對功能，而中國知識分子則更看重漢文學的抒情、交往功能。

關鍵詞：越南使臣  筆談  詩賦外交 
ベトナムの使臣の阮思僩と清末のチワン族の詩人の黎申産との筆談に関する考察
西南交通大学芸術與伝播学院中文系  劉玉珺
嗣徳年の頃、ベトナムの阮朝の鴻臚寺卿としての阮思僴（1822-1890）は広西を経由して清朝へ行って入貢したことがあった。彼は広西に着いた頃、寧明州の「挙人」の黎申産と筆談したことがあった。今回の筆談の内容は多人のことに及んだ。考証によって、筆談の対象の黎申産（1824—1893）は清末の著名なチワン族の詩人である。清の道光に彼は丙午科（1846）の「挙人」になったが慶遠府訓導も担当したことがある。彼の詩才は「贍逸」と言われていた。致仕した後、甯江書院の山長を担当して二十年もあった。詩文で後進を励まして、それに『寧明州志』と別集の『菜根草堂吟稿』を著した。また、『妝台百詠』というものもあってベトナムで流れていた。黎申産は1856年にベトナムの海寧へ旅して、その時、范文壁は海寧の太守を務め、二人は詩文で知り合った。筆談の中に 「郿川范公」、「阮唐川」、「劉、武」という言葉があったが、それは1852年にベトナムから派遣された歳貢正使としての范芝香と副使としての阮惟、それに答謝副使としての劉亮と武文俊とされている。阮思僴が特に言及した労崇光というものは中国の近代の湖湘集団の代表人物である。清代の歴史におけると、労崇光は政治家として名を残された。国外の強い侵略を防ぐこととか国内の様々な蜂起が収まることとかまた清朝の軍務に取り組むことなどが彼の後半生を貫いた。労崇光が阮思僴からの注目をもらったのは彼の政界の功績わけではない。中國の文壇に影の朽木のような労崇光はただベトナムへ派遣された間で、ベトナムのインテリと友好で密接な詩文  上の付き合うことだけで、中原第一流人物と呼ばれていた。でも、黎申産が労崇光に対しての厳しい批判は、彼個人的な保守の政治立場に基づいてのことである。中越のインテリの心の中に労崇光についての評判は雲泥の差が存在しているが、なぜなら、その根本的な原因は両国の文人が違う態度をもって漢の文化を基にする交流の詩賦外交を扱うことである。すなわち、ベトナムのインテリは漢文学の專対機能をもっと重視するが、中国のインテリは漢文学の叙情的と交流的な機能をもっと重視すること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ベトナムの使臣 筆談 詩賦外交
从分韵诗到次韵诗
— 以奈良・平安前期日本官员与新罗使・渤海使的汉诗交流为中心
     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博士生、气象大学校・神田外国语大学非常勤讲师 顾姗姗

本发表将从汉诗创作形式的视角来考察奈良・平安前期日本官员与新罗使・渤海使之间的汉诗交流实态，进而探明其与中国汉诗文学潮流的变动、以及日本与新罗・渤海的外交关系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联。

关于东亚世界汉诗交流的这一课题，早有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问诸于世。归纳这些先行研究的特点，可列举以下两点：第一、以诗作的内容作为主要的考察线索；第二、结合当时东亚世界的政治背景探讨汉诗交流的性格。基于这样的研究成果，本发表将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第一、着眼于汉诗形式。毋庸赘言，正如先行研究所提示的那样：对诗歌内容的关注，是探明诗歌本质的极为有效的研究方法。然而，汉诗这一文学样式，不仅其内容上的要素，其形式上的要素也尤为重要。关注汉诗形式，是发掘其中的时代特色以及诗人意图等的有效途径。第二、考察汉诗创作形式与中国文学潮流的关联。在先行研究中，汉诗与外交的紧密关联已经被明确指出，然而从奈良到平安前期的汉诗创作形式的变化、以及其变化的原因却未曾被列入研究的视野。因此，在本发表中，日本官员与新罗使・渤海使在交流中运用的创作形式的变化、以及它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将成为本发表关注的要点之一。

围绕上述要点，本发表将再次探讨日本官员与新罗使・渤海使之间汉诗交流的实态，并期望通过本次发表为东亚世界笔谈的研究史开阔出一片新的视野。

分韻詩から次韻詩へ

―奈良・平安前期における日本官人の新羅使、渤海使との漢詩交流を中心に―
 東京外国語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後期、気象大学校・神田外国語大学非常勤講師 顧姍姍
本発表は、漢詩の創作形式の視座から、奈良・平安前期において日本官人と新羅使、渤海使との間で行われた漢詩の創作を考察し、その実態と当時の中国における漢詩文学潮流の変動との関わり、また日本の新羅及び渤海との外交上の関わりに新たに光を当てるものである。

東アジア世界の漢詩交流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は、すでに数多くの成果が蓄積されてきた。それらの諸研究の特徴としては、第一に、詩作の内容を主要な手掛かりとしていること、第二に、当時の東アジア世界の政治的背景と結び付けながら漢詩交流の性格を検討していることが挙げられる。これらを踏まえ、本発表では、以下の二つの視点から更なる検討を行う。

一点目は、漢詩の形式に着目することである。無論、先行研究の多くがそうであるように、漢詩の内容に着目することは、詩の本質など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に極めて有効な方法である。しかし、漢詩という文学様式を構成する要素としては、内容上だけではなく、形式上の要素もまた非常に重要である。漢詩の形式上の特徴に注目することは、そこに秘められている時代色や詩人の意図などを看取することに繋がるのである。二点目は、漢詩の創作形式と中国文学の潮流との関連において考察を行うことである。今までの研究では、漢詩と外交との緊密な関わりを明白にしているが、奈良から平安前期にかけての漢詩の創作形式の変化及びその変化の理由については未だに触れられていない。したがって、本発表では、日本官人が新羅使、渤海使と交流する場で用いた創作形式の変化、即ち分韻詩から次韻詩への展開、及びそれらの展開と中国文学との関連にも注目したい。
本発表では、以上の点を主眼として、日本官人と新羅使、渤海使との漢詩交流の実態について改めて考察を行う。これにより、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筆談の研究史に新たな展望を開くことを目標としたい。
西湖和芭蕉
                 大手前大学 综合文化学部 丹羽博之

我要举出芭蕉作品中和西湖相关的例子，并逐一进行探讨。谈到西湖，常常令人联想到白居易（西湖咏、白堤）、苏轼（西施、雨亦奇）、林逋（梅妻鹤子、梅、疏影横斜）、西湖十景等。以下为芭蕉作品中关于西湖意象的内容。

关于西湖：纵然与洞庭、西湖相比，也毫不逊色。（中略）景色妖娆宜人，宛如美女装扮。 

——《奥州小道》

关于西施：雾蒙蒙，雨霏霏，鸟海山也隐蔽难辨。在暝暝中摸索前进，领略着“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妙趣，也联想雨霁天晴的妖娆景色。夜宿岸边一渔家茅舍，盼望天晴。次日，雨收云散，旭日东升。我们泛舟象潟。

    象潟雨簌簌，合欢抱叶愁，恰似西施双眉皱。——《奥州小道》

    淡妆浓抹，日有奇趣。——《洒落堂记》

    曾是西施袖掩面。——《虚栗》

关于西湖十景：遥望潇湘八景、西湖十景，在凉风中，眼底景物皆清凉。

                                                                 ——《十八楼记》

关于林逋、梅妻鹤子：梅花盛开的庭院里却不见仙鹤踪影，一定是昨日仙鹤被偷了。

                                                                 ——《荒野纪行》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芭蕉的作品中不仅受到了白居易西湖咏的影响，更是吸取了西湖所有的意象元素。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晚年的芭蕉之所以长期居住在義仲寺，对琵琶湖情有独钟，是因为琵琶湖或多或少有着西湖的影子。另外，以“潇湘八景”为模型选定的“近江八景”，也和“西湖十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根据芭蕉的遗愿，人们把他葬于義仲寺。

附注：

   在日本，林逋的诗歌《山园小梅》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诗句非常有名。中世以来一直被很多日本汉诗引用。最近我发现，它的引用一直延续到了昭和时期。在此，特引用高野辰之（1876-1947）的汉诗为例。他是“故乡”、“胧月夜”、“红叶”等音乐的作词者，在日本非常有名。

田家早梅  斑山（高野的号，出自其故乡的山之名）

千里江南野趣長，横斜倒影蘸寒香。

村人当向都人詫，第一春風到水郷。

由此可知，即使到了昭和时期，林逋的《山园小梅》也依然非常有人气。
西湖と芭蕉
大手前大学 総合文化学部 丹羽博之
芭蕉の作品に登場する西湖関係の例を取り上げ、個々に検討していく。
西湖と言えば、白居易（西湖詠・白堤）・蘇軾（西施・雨亦奇）・林逋（梅妻鶴子・梅・疎影横斜）、西湖十景等が連想される。以下にそれらが芭蕉の作品に詠まれた例を挙げる。
・西湖
「奥の細道」
凡そ、洞庭、西湖を恥ぢず。（中略）その景色窅然として美人の顔を粧ふ。
・西施 
「奥の細道」 
朦朧として鳥海の山かくる。闇中に模索して、雨も又奇也とせば、雨後の晴色又たのもしきと、あまの苫屋に膝を入れて雨の晴るるを待つ。その朝、天よくはれて朝日はなやかにさしいづるほどに、象潟に舟を浮かぶ。
象潟や雨に西施が合歓の花
「洒落堂記」  淡粧濃抹の日びにかはれるがごとし
「虚栗」 昔は西施が振り袖の顔。
・西湖十景
「十八楼の記」かの瀟湘の八つの眺め、西湖の十の境も涼風一味のうちに思ひためたり。
・林逋・梅妻鶴子
「野ざらし紀行」梅白し昨日や鶴を盗まれし
このように、芭蕉は白詩の西湖詠を除けば、西湖に関するほぼ全てのイメージを自己の作品に取り込んでいる。晩年、芭蕉が琵琶湖を愛し、義仲寺に久しく滞在したのも琵琶湖に西湖のイメージを重ねていたからではないか。また「瀟湘八景」に基づく「近江八景」は「西湖十景」とも似通う。遺言によって彼の亡骸が義仲寺に葬られたのは有名。
  附
林逋の「山園小梅」詩の「疎影横斜 暗香浮動」の名詩句は日本でも大変有名になり、中世以来多くの日本漢詩に詠まれてきた。昭和になっても、なお詠み継がれていることに最近気付いた。「故郷」「朧月夜」「紅葉」等の唱歌の作詞者として有名な高野辰之（１８７６～１９４７）も漢詩に詠んでいる。
その詩を挙げる。
田家早梅  斑山（高野の号 故郷の山の名前から）
千里江南野趣長、横斜倒影蘸寒香。
村人当向都人詫、第一春風到水郷。
このように、林逋の「山園小梅」の詩は昭和になっても詠み継がれた。
论古佚书《西湖莲社集》于西湖研究之意义

金程宇（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教授）

张知强（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博士後期）                            

    《西湖莲社集》是一部中土久佚的珍贵宋人诗歌总集，近年始由韩国回流（私人收藏），本文认为该书对西湖研究亦颇有重要意义。主要观点如下：一，该书是首部围绕西湖结社的唱和赠答诗作结集，是研究西湖佛教与文学的珍贵文献。二，该诗集版刻与宋初碑刻形式接近，当是按原碑格式刊刻，对复原昭庆寺碑刻具有重要意义。三，《莲社集》对高丽也有影响，出现了集句诗和拟作，值得从东亚研究的视野予以重视。
古い散逸した『西湖莲社集』の西湖研究にとっての意義

金程宇（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教授）

張知強（南京大学域外漢籍研究所博士後期）

『西湖蓮社集』は中原地方においての古く散逸した貴重な宋人の詩歌の文集である。近年になって初めて韓国（個人収蔵）から逆流した。本稿ではその本を西湖研究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な意義を持つと考える。主要な観点は以下である：一、その本は西湖結社（訳者：結社とは、団体を組織することを指す）をめぐる初めての詩文集である、西湖の仏教と文学を研究する貴重な文献である。二、その詩文集の板下は宋初の石碑に刻まれた文字と近く、もともとの石碑の格式によって刊行した可能性が高い。昭慶寺碑を修復することにとって非常に有意義である。三、『蓮社集』は高麗にも影響を与え、集句诗と拟作が出てきて、東アジアの視野から研究することに値する。
西湖周边的寺院和雨

——以明庆寺为中心
花园大学大学院非常勤讲师 西山美香
    本次的发表将以杭州的明庆寺为中心，以“西湖周边寺院和雨”这个主题为切入口进行考察。明庆寺在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之后，作为大相国寺的代替品。大相国寺是北宋首都开封最大的寺院，是象征着皇权的“皇家寺院”。南宋迁都杭州之后，上至官僚机构，下至普通百姓的生活习惯都沿袭着北宋首都开封的模式。南宋皇帝也要求杭州有一座寺院可以代替开封第一大寺院大相国寺，用来进行皇室的宗教活动，以及象征皇帝的权威，明庆寺就充当了杭州的“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宋朝最重要的皇帝祭祀的场所，是祈雨的中心场地，明庆寺也就成为了南宋时候祈雨的场所。明庆寺紧邻杭州的景灵宫，正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才成为了南宋的皇家寺院。南宋的五山禅院也与南宋皇室关系密切而成为了国家祈雨的地方，继承了北宋大相国寺的功能。这次的发表，将对在日本相关南宋明庆寺的研究和资料进行整理和概括，并展示今后将要进行的课题。

（翻译：潘晓颖）
西湖周辺寺院と雨
―明慶寺を中心に―

花園大学大学院非常勤講師　西山美香
　本発表ではかつて杭州に存在した明慶寺を中心に、西湖周辺寺院と雨を切り口に考察を行いたい。明慶寺は宋朝南遷の後、北宋の帝都の開封最大の寺院で、皇帝権威の象徴で「皇家寺院」とよばれた大相国寺の後継（代替）として機能していた。宋の南遷によって、杭州には官庁機構から人々の生活習慣まで開封の様式がそのままそっくり移された。開封最大の寺院で、皇帝の公式の宗教行事の場であった北宋皇帝の権威の象徴の大相国寺を南宋皇帝も杭州に求め、明慶寺がそれに充当されたのである。大相国寺は宋代の最重要の皇帝祭祀であった真剣な祈雨祈禱の中核的道場であり、明慶寺も南宋の祈雨の道場として機能した。明慶寺は杭州の景霊宮にほぼ隣接する立地であり、その立地ゆえに南宋の「皇家寺院」に選ばれたとも考えられる。南宋の禅院五山も、南宋皇帝・帝室との関係が密接となり、祈雨を代表とする国家的な祈禱を行うなど、北宋大相国寺の機能・役割を継承した。今回の発表では、南宋の明慶寺をめぐる日、における研究と資料を整理・概観し、今後の課題を示したい。
白居易的杭州西湖
——与苏州武丘之比较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葛继勇

杭州与苏州，犹如宋人曹勋的名句“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所描绘的那样，均为享誉天下的名胜。西湖之于杭州，宛如苏轼所谓“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而武丘山之于苏州，恰如南朝陈张种所谓“虎丘山者、吴岳之神秀者也”。
苏轼诗中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见杭州西湖之美堪比西施。而林佶所述“（呉中）泉之美者、如武丘（剑池）”，可知苏州武丘之秀形同霸王阖闾。杭州西湖散发着女人柔性之美，而苏州武丘山则颇具男人阳刚之气。

这两处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美景胜地，均与著名诗人白居易有着密切的联系。白居易曾先后担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其任职杭州时，修筑西湖白堤，疏通湖道，并荡漾湖中，夜宿舟上；转任苏州后，整备武丘山路，栽种桃李，也乐在其中，流连忘返。后人所咏叹、享受的两处圣地，均有白居易的贡献，也深深地烙上白氏之印迹！

本文将围绕着白居易撰写的有关杭州西湖和苏州武丘山的诗文，梳理分析这两处胜地的异同点以及它们在白居易文学的地位。同时，通过对杭州和苏州的地理位置、行政级别等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求杭州和苏州在唐朝的政治地位及白居易任职二州的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白居易的杭州西湖印象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の杭州西湖

―蘇州武丘との比較を中心に―

鄭州大学外国語学院　葛継勇
杭州と蘇州とは、宋の曹勛が「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蘇杭」と言ううに、この世にある天堂のごとく、美しくて魅力溢れる最高の景勝地として著名になっている。杭州における西湖は、「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蘇軾）とあるように、人の眉目になぞらえられ、杭州の真髄とされた。それに比肩する蘇州の「真髄」はというと、「虎丘山者、吴岳之神秀者也」（南朝陳の張種）と称えられるとおり、恐らく一番美しい名所と言われる武（虎）丘のことであろう。
蘇軾の詩文に「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とあるように、杭州西湖のしさは、春秋時代の越の美女、呉王夫差のもとに献ぜられた西施に喩えられ、宋以降の歴代の文人墨客を魅了し続けてやまない存在であった。その一方、林佶によれば「（呉中）泉之美者、如武丘（剣池）」と言われ、蘇州武丘の見事さは、春秋霸主・呉王の闔閭のようだと称えられている。杭州西湖は、女の柔性の美を溢れているとともに、蘇州武丘は男の剛陽の気を備えているとされてきた。
このように人口に膾炙する美景勝地杭州と蘇州は、皆著名な詩人白居易との繋がりがある。白居易は杭州と蘇州において行政長官の刺史を歴任した。杭州刺史を務めていた時、白居易は西湖の堤（白堤）を築き、西湖をさらって流れをよくして、また西湖に出遊したり、夜船に宿泊したりして、西湖を詠んだ詩文は相当の量になる。蘇州に転任した後、景勝地の虎丘山への道を開き、その道の両側には桃・李の木を植えて、虎丘山の景観を整備して、虎丘山への野遊びをしばしば行い、虎丘山をよく賦詠の対象にしていたのである。現在まで詠嘆し享受している杭州と蘇州の景観には、その造成に白居易の果たした功績があり、白居易なりのイメージがかなり強く刻まれていると言えよう。
本稿では、白居易の杭州西湖と蘇州武丘を詠む詩文をめぐり、この二つの名所の相違点、および白居易文学における位置づけを析出してみたい。また、杭州と蘇州の地理的位置・行政ランクなどの比較と通じて、当時の唐王朝における二州の政治地位及び白居易の二州刺史在任の歴史意義を追究し、後世における白居易の杭州西湖イメージの受容と展開について論じてみたい。
藤原惺窝与西湖和王阳明
                                       明知学院大学兼课讲师 田村 航

藤原惺窝（1561-1619）被认为是近世朱子学始祖。但这与林罗山的夸张有很大关系。事实上，惺窝拥护的是区别于朱子学的阳明学，甚至积极接受王阳明的观点。因此，本报告试图通过惺窝歌咏西湖的诗歌，来确认王阳明对他的影响。

本来，西湖就被认为是诗和画的重要题材。关于狩野永納的《本朝画是史》中作为画题之一所提到的《西湖十景》，有可能在杨雨曾的《海内奇观》中的《西湖图说》已经形成规模。此外，狩野山雪描画了《西湖图屏风》，那波道元为前田某作了《西湖图赞》一诗。

这样一来，元和5年（1619），狩野山雪为答谢赠诗，把自己创作的《西湖十景贴扇图》作为答礼赠送给那波道元，接着就传出惺窝赠送两人诗歌的佳话。

在诗题中我们能看到《余漫书之、与二子》字迹，王阳明于弘治16年（1503）歌咏《西湖醉中、漫书。二首》和《西湖醉中、漫书》的基础上，从惺窝寄给林罗山的书信中曾写道《阳明诗洒落、可爱》之处也能看出他受王阳明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关于《大学》，惺窝和阳明是站在同一立场的，此根据不是朱子的《大学章句》而是阳明的《古本大学》，惺窝是继承一条兼良和清原宣贤先前学风。所以说惺窝毫无疑问属于阳明学派。尽管他的朱子学和阳明学一看就不同，《所入即一》（惺窝答问）的主张，被认为与中世流通的演艺之道和诸宗的 《心源》 与《 一心》归为一类的想法很接近。

综上所述，把藤原惺窝尊为近世朱子学始祖的看法，应该进行若干修改。
（翻译：温伟静）

藤原惺窩と西湖と王陽明
明治学院大学非常勤講師 田村 航
藤原惺窩（1561～1619）は近世朱子学の祖とされるが、これは林羅山の誇張によるところが大きい。実際惺窩は朱子学とは別に、陽明学を擁護したといわれ、それどころか王陽明を積極的に受容した節さえみとめられる。そこで、本報告では惺窩が詠じた西湖の詩をとおして、王陽明からの影響を確認していきたい。

そもそも西湖は画題および詩題として重要視され、狩野永納の『本朝画史』で画題のひとつにかかげられた「西湖十景」については、楊爾曽『海内奇観』中の「西湖図説」が規模とされた可能性があり、狩野山雪が「西湖図屏風」を描いたり、那波道円が前田某のために「西湖図賛」をものしたりした。

こうしたなか、元和5年（1619）に、狩野山雪が自作の「西湖十景貼扇図」を那波道円に贈った返礼として詩を得たのに対して、さらに惺窩が両者に詩を贈るという出来事があった。

その詩題に見える「余漫書之、与二子」は、王陽明が弘治16年（1503）に詠んだ「西湖酔中、謾書。二首」や「西湖酔中、漫書」をふまえたとおぼしく、惺窩が林羅山宛の書状で「陽明詩洒落、可愛」としたためたところからも蓋然性は高い。

 『大学』に対しても、惺窩は陽明とおなじ立場をとった。朱子の『大学章句』ではなく陽明の『古本大学』に依拠した点で、惺窩は一条兼良や清原宣賢が継承してきた従来の学風とは一線を画する。だからといって、惺窩は陽明学者では無論ない。かれの朱子学も陽明学も一見異なりながら「所入即一」（「惺窩答問」）という主張は、中世に通行した芸道や諸宗が「心源」や「一心」に帰一する考えかたに、むしろ近いといえよう。

以上から、藤原惺窩を近世朱子学の祖とする見方は、若干訂正されるべき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日本庭园的西湖景观受容

长崎大学、同济大学日本学研究所 李 伟
在不同时期的日本庭园中，西湖作为一种重要的景观素材与造园手法被反复表现。作为中国美景代言人的西湖景观早在九世纪就传入日本，随后又通过相关诗文与绘画作品的渗透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之间广为流传。然而西湖景观在日本庭园中的造型性表现则是从十七世纪之后才开始的。

    本发表首先例举日本庭园中代表性的西湖景观表现，分析其造型性特征，通过对于西湖景观在日本庭园中的产生，发展与普及地探讨，透视日本庭园中对于西湖景观的受容过程。接下来，藉由西湖关联的诗词，汉文，随笔及绘画资料，考察作为异国景观的西湖在日本园林中得以实现的历史文化因素。进而探讨西湖文化在日本的名所景观创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深远影响。

日本庭园中的西湖表现在宽文年间被中国儒者朱舜水所“发现”，且最初是由“西湖堤”的形式在大名庭园中表现出来。后来在大名家的庭园中相继沿用“西湖堤”来对西湖景观加以诠释。由于西湖景观在新兴大名阶层的权利夸示与江户名所创出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得西湖景观的表现在庭园中得到了推广。到了宝历年间以后，随着都市文化的发展，西湖景观的社会性受容更加普及。与此相应，庭园中的西湖景观的表现也在地域性和数量上呈现出更为广泛和多样化的特征。
日本庭園における西湖景観の受容
長崎大学・同済大学日本学研究所　李 偉

西湖は重要な景観素材と造園手法として、日本庭園の中で繰り返し表現されていた。中国美景の代表格として西湖景観が日本に伝来したのは、古く九世紀に遡り、詩文や絵画作品などを通して知識人の間で周知され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西湖景観が日本庭園に造形的に表現されたのは、十七世紀に入ってからである。
  本研究報告はまず、日本庭園における西湖景観の具体例を挙げて、その造形的な特徴を明らかにしつつ、日本庭園における西湖景観の出現、発展や普及を検討する。つぎに、西湖に関する文献や絵画資料を手がかりとして、異国景観としての西湖景観が日本庭園での具現化を可能にした歴史文化的要因を考察する。それによって日本の名勝景観の創出過程における西湖文化の役割を探求する。
  日本庭園における西湖モチーフは寛文年間に、中国人儒者朱舜水に「発見」され、当初は「西湖堤」という形で大名庭園に表現されていた。その後、大名家の庭園が相次いで「西湖堤」を取り入れ、新たな解釈を付け加えた。こうした西湖景観は新興大名の権力誇示と江戸名所の創出にも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たので、庭園における西湖モチーフが広がった。宝暦年間に入ると、都市文化の発展にともなって、西湖景観の社会的受容がさらに高まった。こうした過程で、日本庭園における西湖景観の表現は地域的にも数量的にも拡大し、多様化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
明治时期日本僧侣眼中的杭州西湖
——以北方心泉为例
                                                     二松学社大学讲师  川边雄大
   明治初期在中国传教的东本愿寺的僧侣们当中有不少看到过杭州西湖。
   明治9年，为了在中国传教而到中国并成为东本愿寺上海分院的初代轮番的谷了然，在日记中以杭州西湖为开端记录了他在中国各地的见闻。
   明治10年入清，在同个分院进行传教的北方心泉，在明治14年以传教为目的入杭，不仅以西湖为开端游览了中国各地，还与杭州文人进行了交流。他在明治15年与俞樾会面，这成为了编纂《东瀛诗选》的契机，同时也为实际的编纂工作作了很大的贡献。另外，与俞樾这样的杭州文人进行交流，也是作为书法家的心泉的目标之一。
    虽说在此之后东本愿寺在中国的传教停止了，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又重新开始，以谷了然为首的僧侣们又开始在杭州活动起来。
    当时，东本愿寺在南京、杭州、苏州、福建、广东等地进行（开办）学校、买卖（寺院）、出版（书籍）等活动。谷了然再次被派遣到杭州，杭州也成为其兄驻留的地方。伊藤贤道成为杭州日文学堂的校长，在进行学校经营和出版活动的同时，也替东本愿寺进行当地寺院的收购工作。当时，内藤湖南、田边碧堂作为他的向导带领其巡游杭州。
    但是，由于当时伊藤在收购当地寺院的过程中有非法行为，当时杭州领事高洲太助下了清退令，将伊藤流放。于此同时，杭州日文学堂也遭废弃，东本愿寺在杭州的活动也随之停止了。
    本发表将基于以上，对明治时期来杭传教的谷了然、北方心泉之类的真宗的僧侣是如何认识杭州、西湖这一课题进行探讨。
(翻译：潘晓颖)
明治期日本人僧侶の見た杭州・西湖
―北方心泉を例として－
二松学舎大学非常勤講師 川邉雄大

明治初期に中国で布教活動を行った東本願寺の僧侶達は、当時実際に杭州・西湖を目にした数少ない日本人であった。
明治九年、中国布教のため渡清し東本願寺上海別院の初代輪番となった谷了然は、日記中に杭州・西湖をはじめとする中国各地の見聞を記録している。

明治十年に渡清し、同別院で布教活動を行った北方心泉は、明治十四年に布教活動を目的として杭州に行き、西湖をはじめとする各地を廻っただけでなく、杭州文人と交流した。翌明治十五年には兪樾と面会し、『東瀛詩選』編纂のきっかけを作り、実際の編集作業においても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また、一般に書家として知られる心泉自身が、書家を目指す動機の一つとなったのも、杭州における兪樾をはじめとする文人との交流であった。
 その後、東本願寺による中国布教は停滞するものの、日清戦争後本格的に再開され、谷了然をはじめとする僧侶は再び杭州で活動を行うことになる。
 当時、東本願寺は南京・杭州・蘇州・福建・広東で活動（学堂・買収・出版）を行った。

杭州には谷了然が再び派遣され、連枝の滞在する場所と定められたのであった。伊藤賢道は杭州日文学堂の堂長となり、学校経営・出版活動を行ったほか、現地寺院を買収し東本願寺に帰属する工作を行った。当時、内藤湖南・田辺碧堂らは伊藤の案内で杭州各地を廻っている。

 だが、現地寺院を買収・帰属させる過程で伊藤は不正を行ったとして、当時の杭州領事高洲太助より退清命令が下り、伊藤は追放された。これに伴い杭州日文学堂は廃校となり、杭州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活動は停止したのであった。

 本発表では上記のように、明治期に中国布教を行った谷了然・北方心泉ら真宗僧が、西湖・杭州をいかに認識したか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苏轼“西湖诗”考释

— 从中日诗歌比较注释的角度出发 —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日语系  王连旺
    在海量的苏轼（1037-1101）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是与杭州西湖相关的，这些作品无疑是研究西湖文化的重要资料。本稿将苏轼“西湖诗”作为考察对象，在对苏轼“西湖诗”概念和范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中日比较注释的视角出发，对苏轼“西湖诗”进行宏观考察。并从汉字文化圈内的西湖文化传播角度，管窥日本五山禅僧的西湖印象。本稿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 摘要
二 苏轼与西湖
三 苏轼“西湖诗”的概念与范围
四 中日的苏诗注释概述
五 中日比较注释视角下的苏轼“西湖诗”
六 结语
摘要部分陈述如何确定研究对象，并申明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第二部分从苏轼平生诗文作品出发，简述苏轼与西湖的关系。第三部分主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何谓苏轼“西湖诗”？二是哪些诗是苏轼“西湖诗”？这样，就可以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使研究具备文献说服力。第四部分，对中日的苏轼注释体系进行简要说明。日本的苏诗注释以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苏诗注释集大成之作《四河入海》为例，对其成书、体例、注释特色进行说明。第五部分选取诗例，从中日比较注释的角度出发，对诗例进行考察，并以考察结果申明中日比较注释视角下的西湖文学作品解读的重要意义。第六部分，综合各节要旨，得出考察结论，并对今后该领域研究作出展望。
蘇軾「西湖詩」研究

－中日詩歌比較注釈の視点から―
鄭州大学シアス国際学院日本語学科　王連旺

蘇軾（1037-1101）、字子瞻、眉州眉県（四川省眉山県）の人。彼の詩歌には杭州の西湖に関する作品が多く含まれ、西湖文化を研究する上での貴重な資料を提供している。本稿は蘇軾「西湖詩」の概念を再検討した上で、中日比較注釈の観点から蘇軾「西湖詩」に初歩的な検討を加え、また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西湖文化の伝播という観点から、日本の五山禅僧たちにおける西湖に対するイメージに関しても、いくらか私見を加えた。本論の次第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一 はじめに

二 蘇軾と西湖

三 蘇軾「西湖詩」の概念とその範囲の限定

四 中日における蘇詩注釈に対する概説

五 中日おける注釈の比較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た蘇軾「西湖詩」

六 おわりに

 第一節「はじめに」では、本研究の研究方法と研究目的を述べた。第二節では、蘇軾の生涯における杭州との関わりに触れながら、蘇軾と西湖の関係を概括的に述べた。第三節では、主に二つの問題を取り上げ、明らかにした。一つは蘇軾「西湖詩」の概念についてであり、一つはそこに収まる具体的な詩歌についてである。そうすることで本研究における文献的基礎として研究の対象及び範囲を明示した。第四節では、中国における蘇詩の注釈を概括的に紹介し、また、日本における蘇詩の注釈書を代表するものとして室町時代の五山禅僧たちの蘇詩講義録によって編まれた『四河入海』について、体例、注釈の特色といった点から解説した。第五節では前節を承け、蘇軾「西湖詩」とそれを巡る注釈の具体例を幾つか取り上げ、中日における注釈の在り方、解釈の相違とその意義など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た。考察の結果を例として、中日比較注釈の視点から西湖文学作品の読解の意義を述べた。結論では、本研究のまとめとして各節の要旨を統合的に示し、更に明らかになった課題や今後の展望を述べた。
渤海关联诗中的杭州与越州
——以白居易和元稹的交友为起点

白百合女子大学、秀明大学非常勤讲师  木下绫子

延熹二十年，大江朝纲迎接渤海国的使节团，与大使裴璆互赠汉诗。其中一首《渤海裴大使到越州后。见寄长句，欣感之至。押以本韵》（《扶桑集》卷七·六五）描写了日本天子是世界的中心，渤海国仰慕其德行，遣使朝贡的情景。相关联的作品中，也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意识。诗颈联“江郡浪晴”、“会稽山好”二句，与裴璆将琵琶湖与越前国的山唐风化，二者有着相同的世界观。另一方面，该诗的用典被指出自于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与到越州赴任的元稹二人所作围绕钱塘江和会稽山等名胜的酬唱诗文。既是如此，该诗所描绘日本与渤海国的册封关系，朝纲与裴璆二人间存在如白居易与元稹间亲密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考察日本汉诗中“会稽”“会稽山”的描写，绝大多数与越王勾践的耻辱和复仇、朱买臣的锦旗相关。如本诗中这样比喻越前国的山，只在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和大江匡房的《江谈抄》所收菅原雅规或菅原斯宣（斯崇？）的诗作中各有一首，此外不能找到明确以白居易与元稹交流为基础的例子。关于“越州”，在岛田忠臣的《田氏家集》和《菅家文草》中，有将其视为名胜的例子，在大江匡衡《江吏部集》中甚至出现将其讴歌为“是本诗国”。综合来看，或许可以推测出日本的越州作为充满诗情的名胜，成为诗文咏叹的对象，与白居易、元稹二人所作的杭州诗、越州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源泉，而且这种价值观被运用在菅家和江家的作品中。

（翻译：刘珂）

渤海関連詩における杭州と越州
―白居易と元稹の交友を起点に―

白百合女子大学・秀明大学非常勤講師　木下綾子

延喜二十年（九二〇）、大江朝綱は渤海国の使節団を応接し、大使裴璆と漢詩を作り交わした。その一首、「渤海裴大使到二越州一後。見レ寄二長句一。欣感之至。押以二本韻一」（『扶桑集』巻七・六五）は、日本の天子が世界の中心であり、その徳化を慕って渤海使は朝貢したと描いている。関連作品のなかでも、特に中華意識が強い。
頸聯の「江郡浪晴」「会稽山好」も、本詩に先立って裴璆の詩に詠じられた琵琶湖や越前の山々を唐風に表現したもので、同様の世界観によると考えられる。しかし一方で、これらの典拠は、杭州刺史時代の白居易が隣の越州に赴任してきた元稹と交わした、銭塘江や会稽山など景勝地をめぐる応酬であ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らば、詩の上で日本と渤海国が冊封関係にあるように描かれることと、朝綱と裴璆が白居易と元稹のように同等で親密な交友関係にあると描かれることは、どのように関連するのであろうか。

 また、日本漢詩文において「会稽」「会稽山」の表現を探ると、越王勾践の恥辱や復讐、朱買臣の錦を指す例がほとんどである。本詩のように越前の山々を喩える例は、菅原道真『菅家文草』と大江匡房『江談抄』所収の菅原雅規、あるいは菅原斯宣（斯崇か）詩に各一例のみであり、白居易と元稹の交流を明確に踏まえる例については見出せなかった。「越州」に関しては、島田忠臣『田氏家集』や『菅家文草』が景勝地と見なす例があり、大江匡衡『江吏部集』に至っては「是本詩国」と謳う例が登場する。これらを総合するに、日本の越州を詩情あふれる景勝地と捉え、詩作の対象とする価値観は、白居易と元稹の杭州と越州をめぐる詩に源泉を持ち、その表現は菅家と江家の周辺で用いられたと推察できるのではなかろうか。

本発表では、以上、大江朝綱が渤海国大使裴璆との外交の場で詠じた地名と、両者の共通理解となった白居易詩との関連、詩的イメージの広がり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杭州
——以芥川龙之介《江南游记》为中心
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孙立春
摘要: 每日新闻社的期待、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影响、杭州及西湖在日本享有盛名，这些因素促成了芥川的杭州之行。芥川对古代杭州的怀念和对现实杭州的漠视甚至蔑视，形成了他笔下矛盾的、分裂的杭州印象。青木正儿对此进行了反驳和批判。在芥川的东方主义话语中，杭州被他者化、对象化了。芥川的杭州游记看似真实，实则经过人为的取舍和改写，与当时杭州的真实面貌有一定差距。芥川从杭州这个他者中看到了自身，他对杭州的歪曲描写使当时的日本人获得了自我满足。这反映了芥川及其同时代人立足于大和民族优越感的文化心态。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杭州印象；东方主义话语；他者；青木正儿
理想と現実の間にある杭州

―芥川龍之介の『江南遊記』を中心に―

杭州師範大学外国語学院　孫立春

要旨：毎日新聞社の期待、谷崎潤一郎などの影響、日本における杭州及び西湖の知名度は、芥川龍之介を杭州の旅に出させる要因となる。古代杭州への憧憬と現実の杭州への無関心や蔑視は、芥川の矛盾した、分裂した杭州像を成している。青木正児はこれを批判した。芥川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的言説によって、杭州は他者化、対象化されている。芥川の杭州訪問記は客観に見えるが、人為的な取捨、操作も否定できないし、当時杭州の実像と異なる。芥川は杭州という他者像から自画像を見た。芥川の歪曲な描写は当時の日本人を自己満足させて、彼及び同時代の日本人の優越感に満ちる心理状態も反映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芥川龍之介、杭州像、オリエンタリズム的言説、他者、青木正児
大伴家持的“江南”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李满红

 「松嶋は扶桑第一の好風にして、およそ洞庭・西湖を恥ず。東南より海を入れて、江の中三里、浙江の潮をたゝふ。（中略）その気色窅然として美人の顔を粧ふ。」
（大意：松岛乃日本第一美景，毫不逊色于洞庭湖、西湖。海水从东南流入，海陆相间成湾，满朝之时好似钱塘江。（中略）景色之深远犹如美人容颜。）

    这是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中的一部分。文中将日本松岛的美景与中国的名胜洞庭湖、西湖、钱塘江相比。还把松岛的景色比作美人的容颜，让人联想到苏东坡的脍炙人口的诗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松尾芭蕉未曾到访中国，他对洞庭湖、西湖、钱塘江的印象都源于汉诗。其实，像这样的表现方式，在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已经可以看到。大伴家持所作的难波（现在的大阪）堀江的和歌（卷二十，4397）：

      在舘門見江南美女作歌一首
    見わたせば向つ峰の上の花にほひ照りて立てるは愛しき誰が妻
   （大意：抬头来遥望，在对岸丘陵之上，美人立花下，人若花儿两相映，借问那是谁家妻？）

    关于题中的“江南美女”，小岛宪之氏曾经解释说：“家持联想到了中国的江南美女”。还指出源于曹子建的诗句“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文选》卷二十九，《杂诗六首》其四），以及诗中“南国”的李善注“谓江南也”。伊藤博氏赞同小岛氏的解释，还说“家持把堀江以南的景色看作长江以南的景色”。本报告将指出，家持的“江南”可能正是浙江一带，而“江南美女”是美景的比喻。

大伴家持歌に見られる「江南」のイメージ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   李 満紅
「松嶋は扶桑第一の好風にして、およそ洞庭・西湖を恥ず。東南より海を入れて、江の中三里、浙江の潮をたゝふ。（中略）その気色窅然として美人の顔を粧ふ。」
 松尾芭蕉『奥の細道』の一節である。松島の素晴らしい景色を、中国の名勝洞庭・西湖
・浙江の潮（銭塘江）と比べながら述べている。さらに、北宋の詩人蘇東坡の「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其の二の「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総相宜」から着想を得て、松島の景色を美人の顔に譬えている。芭蕉は中国の地を訪ねたことがなく、洞庭・西湖・銭塘江に抱いたイメージは日本に伝来した漢詩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漢詩の知識を使い、実際に目にしたことがない中国の名勝を用いて日本の景色を描く手法は、日本現存最古の和歌集『万葉集』に既に見られる。巻二〇にある大伴家持が詠んだ難波（今の大阪市）の堀江の歌である。
在舘門見江南美女作歌一首
四三九七  見わたせば向つ峰の上の花にほひ照りて立てるは愛しき誰が妻
 題詞にある「江南美女」について、小島憲之氏は家持が中国の江南地方の美人を連想していたと指摘し、曹子建の雑詩六首（『文選』）の「南国有佳人、容華若桃李」、及びその李善注「南国謂江南也」に由来するとしている。伊藤博氏はこの説を支持し、さらに、家持が堀江の南側の景を揚子江南部の景に見なしたとしている。二氏の説は首肯すべきものである。本発表では、家持がイメージした「江南」が浙江周辺である可能性を指摘し、また「江南美女」（「誰が妻」）が実在の美女ではなく、優れた景観の譬えであることを、「春愁三首」などに見られる家持の自然観を参考にしながら論じてみ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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